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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 
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 
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 
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 
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 
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 
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 
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査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 
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 
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稣型，译文未能重 
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 
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刪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 
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 
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 
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法国出版的题为《民族与文明》丛书的第十四卷。《民 
族与文明*是一部以欧洲和法国为重点的世界通史丛书，其中第十 
三卷<法国革命》①和第十四卷《拿破仑时代》是乔治 • 勒费弗尔 
(Georges Lefebvre ) 撰写的。 

乔治 • 勒费弗尔 （ 1874— 1959年）是法 国著名 的资产阶级历 
史学家，他从1914年发表第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著作到逝世前的 
四十五年里，一直从事法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硏究。1932年他继阿 
尔贝 • 马迪厄当选为“罗伯斯庇尔学会”会长和<法国革命年鉴*杂 
志主编，1935年起在巴黎大学主讲法国革命史。勒费弗尔保持了 
马迪厄学派注重社会和经济问题和推崇雅各宾民主专政的史学传 
统。他对革命前和革命期间的农民问题有较深入的硏究，著有《法 
国革命期间诺尔郡的农民恐怖时期的农民问题》等著作。关于 
法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也都有专著论述。 

本书是勒费弗尔于三十年代初执教斯特拉斯堡大学时，边讲 
课边撰写的，1935年完稿出版，到1953年已出了第四版。他的学 
生阿尔贝 • 索布尔在他逝世后负责整理他的遗著，1965年印行了 
由索布尔增订的第五版，1969年値拿破企诞生二百周年之际，琴 
印了第六版。索布尔对原著正文增订不多，但对勒费弗尔开列的 
叁考书目则有所补充。这部书从出版后四十多年来，一直被西方 
资产阶级史学界公认为关于这一时期历史的一部优秀著作，幷译 

① < 法国革命》—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约、萨尼亚克合著，1930年初版;1951 
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年印行了第六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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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多种 文字。 

本书不是一部拿破仑个人的传记，而是一部从拿破企 • 波拿 
巴取得政权到他失败这段历史时期 （ 1799—1815年）的法国和欧 
洲的历史。作者不仅把拿破企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 
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淸这两个阶段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 
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內加以考察，从横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 
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流，在巩 
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 
也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 
企通过征战把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 
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 
所进行的战爭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 
列强的爭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和 
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全面细 
致，条理淸晰，对当时法国国內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企 
本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 
和欧洲的这段历史。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 
服力的。尽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 
突，法英、法俄爭夺霸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 
的斗爭，但是他沒有紧紧抓住这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折，揭 
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企所追求的各#目的是互相矛盾 
的，因此 断言： “沒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仑的对外政 
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 （ 161 
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 的呢？ 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 
于拿破企的“性 格”: “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 
C 同上），幷槪括 地说: “拿破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 （68 页） 



« 马克思致路 • 库格曼\见《马克思思格斯选集 々中 文版第4卷，第393页。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思栴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57页 9 
同上，第158页》 


我们幷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 
作用。马克思曾经 指出： “发展的加速和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 
于这些‘僞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 

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俱然情况 ’。”①但是任何性格都脫离不了一 
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別是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是抽象 
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 
中 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企旣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 
济利益，同时又进行“沒完沒了的战爭 '以致 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 
益。于是他又用“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賦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 
制 '64 页）来说明。实际上，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 
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爭总是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迨 
战敗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爭的种子。归根结 
蒂拿破企“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去寻找，而 
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去寻 
找 。 正如马克思 指出： “拿破令巳经了解到學尽，亭的真正本质; 
他巳经慊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益的自由运动 
等等是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 。”⑧这就是 
说，拿破企建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眞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 
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 
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 。“只 
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重要的争 f 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 
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他样毫不珍惟它们。” ⑧正是拿破仑 
的不断战爭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帝国的崩溃。 


①®®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 
为“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 
天， 044页)他也未能摆脫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 
国的部分，他只把远东地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 
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的战爭，远 
东早已被西方列强侵占了 ，欧洲 的內哄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 
纪有余1 ” （299 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內容，中译本书名增 
加“时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 
北师范大学外语系 < 拿破仓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 
版社 1969年出版的英译本 译出； 下卷由中山大学 * 拿破企时代* 
翻译级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全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 
教硏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參煦英译本进行了校订。中译本 
餘增加些译注外 v 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別附在各编 i 各章节的页下。我 
们只择其要者选录，把桊考书目集中附在上 T 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 
书页码》 


197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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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拿破仑•波拿巴取得法国政权的时候，法国大革命和欧洲 
已交战七年有余;除了短暂的间歇外，战爭要一直延续到1815年 6 
在这场战爭中，雾月十八日本身幷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认 
为以亚眠和约带来的和平期间为界，把这场战爭划分为两个时期, 
也许会更为合乎逻辑。但若论及法国国內历史时，则雾月政变无 
疑地使个人专权得以恢复，而就这一点来说，拿破仑时期和法国革 
命时期是迥然不同的。但是，这种不同幷不能掩盖联系这两个时 
期的深刻的一致性。正是法国大革命使波拿巴能有如此非凡的命 

秦 

运；他之所以能把自己强加于共和制的法国，是因为只要旧制度的 
党徒还在勾结外国力图复辟，就有一种內在的需要注定这个国家 
要实行专政统治；波拿巴和救国委员会①在纟 i 治方法上存在有许 
多共同的特征，这些共同点比人们通常所愿承认的要多得多。他 
之所以能保持法国人领袖的地位，正是因为他尊重了制宪议会的 
社会立法成果;他的军事胜利保证了这些成果能够保持下去，幷且 
使这些成果能够在法国永远根深蒂固^不仅如此，他的军事胜利 
还保证了把这些成果推广到欧洲各地，其迅速和?效，是宣传而尤 
其是自发传播所无从比拟的；如果他不曾把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 
的基本原则移植到他所控制过的各国，那么他以雷霆方钧之势所 


①救国委员会旧译“公安委员会”，1793年4月6日国民公会选举九人组成，扠 
位在其它委员会和政府各部之上，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加入后，救国委员会成为雅各 
宾专政的领导 机构。热 月反动后权力 削强， 1795年10月27日解散。本书谈到救国 
委员会时，均指它在1793年7月至1794年7月发挥专政怍用的时期。——译者 



进行的许多征战是不会留下任何东西的。他曾致力于创建新的皇 
统和新的贵族阶层，但都枉费心机；在他同时代的人看来，他依然 
是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而他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人物而载入欧洲 
文明史 册的。 


然而，从他成为法国的主宰时起，他自然地就占据了世界历史 
的中心地位，以致尽管他的统治与法国革命这一悲剧之间贯穿着 
深刻的一致性，我们对以他的上台为界标的传统分期方法，仍然不 
能置之不頋•，本书采用的就是这种分期方法。 

本书不是一本拿破仑的传记，这点几乎已无庸赘述。正如这 
套通史其它各卷一样，本书不仅力图阐明法国人和拿破企所征服 
过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主要线索，而且力图阐明他所未能压制 
的各种独立力量所起的作用，以及他的权威所不及的各国的特征。 
英国和美国保持了它们的自由 传统; 资本主义继续在发展，不断壮 
大的资阶级在准备夺取政权 •，宗 教生活照样进行，拿破仑未能改 
变它的进程;他正在奠定基础的世界帝国已遭到各民族的 反抗; 尤 
其是在德意志，浪漫主义抚育了思想、认识和行动的新方式；拉 
丁美洲已在爭取独立；这场欧洲大斗爭的影响也不免一直波及到 
远东》虽然洚种影响不是正面的，因为如果欧洲不是被这场內 
部爭战牵制住兵力的话，远东遭受欧洲的入侵就会早得多。透过 
拿破仑的天才所竭力造成的表面上的整齐划一，十九世纪变化多 
端的轮廓已经端倪可察。这个时期虽然为时短暂，但在这段期间 
里，在拿破令面前似乎一切都黯然失色> 左右历史进程的正是此 
人。因此本书以他的名字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一编革命的遗产 

^ : 

第一章 旧制度 与革命 的冲突 

■ r •，. ■ 1: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爭，，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 Q 
欧洲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隳界”的扩 
张显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 
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①认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 
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 
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 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开始就与欧洲之间 
的冲突。首先是社会 冲突： 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 
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其次是政治 冲突： 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 
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 
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 
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发生的，因为 
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度 
的基础。各大国爭夺霸权的斗爭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沒 
有把这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頭强地支配了拿 
破仑时代的 历史。 


①索重尔(1842—1906年)，法国史学家，他的主要著怍是八卷丰《欧洲与法国革 
命 K 1885—1904 年出版夂 一 译者 



一、 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 ffi 了。共和三年 
(1795 年)宪法使资产阶级掌捏了政权，他们虽然眞诚地拥护新秩 
序，但却反对民主，他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 
別。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 
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 
5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级逐渐着手摧毁 
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们废 
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偾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 
遗产继承法的“追溯旣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 
猛烈打击。国有产业①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 
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 
的人。村社公地的分 ffi 中止了;政庥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年以来 
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 义呢？ 尽管法 
国革命是为了爭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场爭取 
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军队所到之处如此利时、来因地区、荷兰、 
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 制度; 教皇成了 囚徒; 奥论治亲王、来因 
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 
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秘密地滲入 
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 
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陉而 
走的传闻；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威到幻灭，或者 

:①字面金思是国家的財产,实际指法国革命时期国家从價侣、贵族和其他人芊 
里没收的财产，一荚译考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 
南部德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 
越来越多。徭传国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一威廉三 
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 
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 
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4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 
聚集在国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 
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 
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 
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拿，费希特因6 
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吿，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幷在1799年被 
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 

“ 煩动性 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年，皮特强迫印刷 
商表明他们的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 
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 
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 
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 
虽然幷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的赞美法国的 
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头政 
治的年靑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愼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 
的进步。沒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 
是法国的军队。 


①美国资产阶级政党之一,于1791年由杰佛逊领导建立，1794年改名“民主共 
和党”，是1828年建立的民主党的前身。现在共和騖的前身是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 
— 译者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 
明专制已经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 
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幷非一无可 
取，因而羨慕法国行玫上的统一和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 
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的优越和农奴制的 
落后。 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才进行了 
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 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敦育 
了# 产阶级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 
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 
官僚谴责法崮的敌人想“把理性的统治从地球上淸除掉”，而普鲁 
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 
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团体精神。他 
们很不髙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內阁”权力，以至一切都由国 
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 
7的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 
致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 之下； 1794年 
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 
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 
也认 识到： 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 
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个自治的“民 
族'因而沒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各国 
—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 
开明人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 
耕方法介绍到丹麦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 
样威到兴趣，这种学说在 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 
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 • 克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 



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 • 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 
的卡尔•冯 • 哈登堡一一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 
的施特呂恩塞，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 
在1804年出任大臣之前治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沒 
有采用过“普鲁士的 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 
仔细地考察了祛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 如果让国民在法 
律、賦税和行政管理等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 
成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 
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 
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爭和维持秩序与政府 
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协调 
起来 。 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黎，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幷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 
提名脊封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 8 
巨头，他们使贵族恢复了生气，幷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 
力。由于伯克的绿故，这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 
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 * 迪庞和德 • 伊韦尔努瓦那些资 
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间也有赞美英国 
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自然 
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 
给施泰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玫治思 
想。我们能在威廉•冯 • 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 

①“私褒选区”指由一人或一家控制的议貝选区。“腐朽选区”指具有同等选举 
权伹居民比其他选区少得多的衰落选区。——译者 


9 



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握謇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 
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 组织; 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 
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下。 ^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僧恨“雅各宾派”一样地僧恨这些改革 
家;面对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搖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 
一个例子。他虽然沒有滨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 
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 
者的继承人弗兰茨二世在1798年终于保留了封建义务和劳狡。在 
里沃尼亚省©，保罗一世满足于使省议会通过某些和缓农奴制的 
措施； 在多瑙河各公国，他的特派专员吉谢廖夫也沒有更多的作 
为。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已经迫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修改弗里 
德里希法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則很快地放弃了他在1798年 
考虑过的废止豁免賦税等财政特权的改革计划。的确，他在自己 
广大的领地上坚决地继续解放农民，幷改革农业经济，但他不敢把 
这些改革扩展到领主们的领地上去。普鲁士的贵族仍然垄断着高 
官显职。1800年，在六、七千名官员中只有六百九十五名出身平 
民。施泰因自己只在财政方面实行了一些技术性的改革；他甚至沒 
有能够废除国內的关卡。 

就这样，法国以外的改革家几乎和“雅各宾派”一样无能为力 a 
只是拿破金的统治，或者说，是他的军队的猛烈冲击，才使旧世界 
得到更新。因此法国一直成为欧洲帝王们和贵族的眼中钉。那不勒 
9 斯的玛丽亚-卡罗莉娜写道 :“我 不同情，而且一辈子也不会同情法 
国人；我将永远把他们看成是杀害我的妹妹和王族的凶手②，是一 


①里沃尼亚省在波罗的海沿岸，原以里加为省会，该省现分划入爱沙尼亚与拉 
脱维亚。——译者 

⑧玛丽亚-卡罗莉娜是上断头台的輅易十六王后玛丽 • 安托瓦内特的亲姐姐。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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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君主的迫害者。”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把法国人称做“西方的 
匈奴”;英国的纳尔逊虽然不是出身于贵族，但也轻蔑地把他们叫 
做“法国坏蛋执政府和帝国虽然日趋保守，也一直沒能使这些人 
显著地平息下来。关于反法联盟，过去惯用国家利益来解释，而将整 
个这场大搏斗归结为一个均势问题，或者归结为如皮特所说的安 
全问题。这个结论幷不是沒有道理的，囟为对法国人的恶咸从来沒 
有妨碍过各国君主在认为有利的时候同法国打交道；但尽管如此， 
各国君主幷 沒有取 弃顽固的敌视态度，而且他们的亲信也一直公 
开表示他们对法国的情恨。这是一个难以衡量而又不容轻视的因 
素。只是为了安抚辉格党人，托利党人自己才公开否认企图强加 
给法国一个由他们挑选的政府。1795年12月22日，格伦维尔在 
和平条件中包括了大赦亡命者以及归还他们的产业，这就透露了 
他的眞实思想。1800年1月，他在和平条件中又增加了一条恢复 
君主政体。这位高贵的勋爵由于必须同共和派谈判而威到厌恶， 
因为他不能把他们看做是“正人君子”。而皮特不得不容忍那个被 
他在1800年2月3日称之为“革命彩票的最后冒险家”的人，这对 
他也决不是件愉快的事。 

二、思想的冲突 

政治的和社会的反动必然会在思想界反映出来。权威和传统 
再次流行起来，为数日增的作家和醵论家公开地宣扬这些思想。10 
有®人是从信念出发，另一 些人顱 掏私利所驱使，因为各国政府都 
认识到宣传的重要性，这个目的而拨了一些款项。在那些人11 
中，重要的是法国和月內瓦的亡命者，象里瓦罗尔和巴呂厄尔方 
丈 、德 ♦ 伊韦尔努瓦和马莱 • 迪庞 P 在英国，坎宁由于出版<反雅 
务宾》 杂志而加入了这一行列。旗国发生的 事件隳 常都被用来对 

11 


12 人民进行恫吓。巴呂厄尔方丈一直很成功地恢复了霍夫曼对“光 
明会”和共济会的攻击。但是某些作家在反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中， 
把为传统思想提供新的论据从而提高论战水平，视为一种个人桊 
誉攸关的事。 

在这方面，幷沒有什么崭新的东西，因为十八世纪期间由于休 
谟而变得保守、由于边沁而变得吏加保守的英国的经验主义，曾想 
要重新树立权威和道德习俗。这个学说的论 点是： 正象理性能够 
通过观察和经验而找出物质世界的规律，幷顺应这些规律而支配 
物质世界一样，理性也能够通过观察社会生活，从而证实传统制度 
由于能长期存在而完全符合“事物本质”。在伯克的哲学中，这神 
实用主义由于增加了从医学上借来的社会生机论而变得复杂起 
来，这种生机论十八世纪在法国蒙彼利埃医学院讲授过，督政府时 
13期由比夏讲授过。它认为人是由自发的幼芽发展而成的，这种幼芽 
产生于一种被称为生命的非理性的力量。同 样地， 伯克把社会餐 
成是一种植物或动物，而个人只是它的器官之一，因而社会的权威 
是作为个人的生存条件而强加在他身上的，他不能拒绝这种生存 
条件就象他不能拒绝身体的需要一样。这种和神秘主义混合起来 
的、有些类似浪漫主义的经验理性主义，从英国传到了德意志，对 
雷贝格和布兰德斯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据说，早在1793年就翻译 
了伯克的<法国革命咸言》的弗里德里希•冯 • 根茨，甚至梅特涅， 
都是从这个思想学派中得出他们自己的政治哲学的。 

-和这些思想非常接近的是路易，.德 • 博纳尔和约瑟夫•德 • 
梅 斯特； 1796年，前者的<政权与教权论》和后者的 <法兰西论评》 
同时出版。他们也把个人放在从属于社会的地位，而且博纳尔也 
经常引据事物的本质，伹他们都用上帝的创造来代替生机论。主 
张专制和威扠的博纳尔象醉心天主教教义一样珍爱王政的 传统； 
他认 为上帝为社会安排的结椅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历史威的约瑟 


夫•德 • 梅斯特，作为一个忠实的教皇至上论者，不大在乎世俗政 
府的形式；在他看来，上帝满足于以其无限明智和灵活手段来保护 
这个 社会; 因此，人必须在事实面前低头。 

有时甚至连政治经济学也不免对崇髙的理性进行攻击。马尔 
萨斯对当时的英国加以观察，在1798年他坚持认为，人类无限进 
步的槪念只不过是一种妄想；因为尽管有科学技术的努力，人口增 
长的趋向仍然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迅速得多。因此，有助于增加人 
口的一切社会改革只会产生加重祸害的恶果；而只有疾病、瘟疫、 

饥荒和战爭才能调整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可是，基本上 
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马尔萨斯，通过规劝穷人禁欲而找到了一种 
解脫 3 然而传 统主义 的思想家一致认为，马尔萨斯对孔多塞和戈 
德溫的希望给予了致命的打击。 

传统主义者把法国革命和理性主义等同起来，他们毫不迟疑 
地以理性主义所遇到过的最可怕的敌人，即仇视智慧至上的运动， 
来全力反对革命。这个曾经启发了卢梭和“狂飙运动”的运动，在 
十八世纪末年正在向着通常被称为初期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发展。14 
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断定智慧将能够解释宇宙之谜，幷且主张理性 
要保卫自己的自由，不受本能和感情的侵犯，而本能和威情则是受 
原子机械运动的物质所支配的。这是一种奋发努力的哲学，科学和 
幸輻就是这种哲学的报酬^但是，总有一些神秘主义者期待着体 
验纯属天賜的启示的 神迹； 总有一些放荡不羈的人希望偶然的机 
会能给他们带来幸輻，或者甚至在冒险中寻找 乐趣; 总还有一些艺 
术家倾向于想像和幻觉。现在，时代的车轮带来了新的一代，他们 
为了贏得发迹的机会而探索崭新的东西。因此，他们恢复了感情 
的地位，提出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提纲，这种形而上学賦于戚情以通 
过直觉而达到“绝对”意境的能力,而认为理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 
的。弯 S 哲学家具有与叫完全楣同的见解。特別是康德，他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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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然后又借助于道德威而创造了另一种形而 
上学，这种道德威归根到底就是神圣的直觉。 

另一方面，一直沒有被理性主义所窒息的神秘主义，在十八 
世纪末期非常流行。它通过斯韦登堡、德 • 帕卡利斯和圣马丹的 
神灵学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幷且开始滲入到共济会和光明会教义 
里。它伪装立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从医学上它也借用了生 
机论，从物理学上借用了磁力学，磁性也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力 
量。梅斯梅尔的讲道坛象梦游一样，使精神达到恍惚昏迷的状态， 
于是精神便接触到超自然的世界了。甚至天主教教义也不能使约 
瑟夫•德 • 梅斯特那祥虔诚的教徒不受神秘主义的诱惑。 

然而，对于任何一个这样的运动，如果只考虑到它的思想意 
识，而不考虑到它的拥护者的气质和社会状况的话，就不能看出它 
的深度。大多数神秘主义者都不能使自己适应社会环境，或者去 
适应而还沒有成功。他们之中包括病患者和精神不安者，这些人內 
心空虛，一筹莫展，便注定了他们陷入忧郁，甚至 自杀； 也包括一些 
靑年人，他们渴望自立和欢乐，但却受到社会的限制因而愤激；还 
包括那些谋求出路的人，他们受到那些因地位、财产或名望而享有 
特权者的阻塞而不能得志。这些人想使扶善锄恶的“绿林好汉”的 
形象理想化，那是不足为 奇的； 其中很多人后来由于年龄和成就而 
15变得聪明起来，那也不使人感到意外。过去总有一些“浪漫主义 
者”，但在十八世纪，这些人数以倍增，因为资产阶级的兴起打乱了 
原有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多的有才干但很贫穷的靑年人变得愤世 
嫉俗或是心灰意冷。 

文学和艺术或多或少受到反理性主义的反动影响。法国人以 
理性的名义,强制人们接受一些严格的美学准则，这些准则大大限 
制了人们发挥独创性的机会。法国作品成为各地的样板，因而评 
论家们，尤其是德意志的评论家,就很容易把达种“古典”艺术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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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外国进口货。在文学艺术这个领域里，沒有修养的个人主义者 
有获得成功的许多机会而很少需要冒险，而且实际上还大有成名 
的希望。在大自然中，在不为人熟知的国度里，在东方、中国和美 
洲，或在被遗忘了的过去的著作中，有人到处寻觅新意创见。英格 
兰人和苏格兰人心醉神迷地欢迎伪造的奧西安的诗①，法国人发 
明了“行吟诗体”。文学体裁的分门別类遭到攻击，法国古典戏剧中 
的时间、地点和情节的三一律也遭到攻击，而莎士比亚则被人用来 
证明这一切攻击都是正确的。为了摈弃十七世纪的审美观点，甚 
至引证刚刚开始发现的希腊精神。变化较少的造型艺术沒有得到 
同样程度的解放。十八世纪末，从古代和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寻找 
源泉的古典精神，由于达维德和卡诺瓦的天才，再度贏得了胜利。 
与此相反，器乐的发展有力地激发了新精神。器乐是现代的艺术， 
它创造了自己的规律，而且因为它采用的方法是暗示而不是描绘, 
同时它的威染力主要是威觉上和情绪上的，所以就特別富于烺漫 
色彩。 

革命的大动荡似乎在许多方面必然有利于这种新精神。法国 
革命解放了个人，幷向一切传统宣战，宣吿了出版和戏剧演出的自 
由，取缔了以确保古典淸规戒律为己任的特权团体。革命激发了 
人们的热情，它的瞬息万变和恐怖转折使很多人心慌意乱，他们对 
变幻无常和情节恐怖的东西养成了一种病态的癖好，安娜 • 拉德 
克里夫的小说风靡一时就足以证明这种倾向。最后，法国革命使一 
种#剧威又流行起来，这是从许许多多的不幸事件的景象以及人 
对大自然和命运的无情力量作斗爭的景象中产生的。然而这个运 
动幷不是在各地都产生了同样的影响。 


①《奧西安诗选》是苏格兰作家麦克孚生在 t 760 年伪造出版的^奥西安是传说 
中公元三世纪的苏格兰吟游诗人， 表克 竿生 铒托是 从古代觝尔特语醣译来的，其实是 
他9己 写的， 诗 瞅情调 哀怨悱風行一时 ? 也为嫔率巳所爱好 a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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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南部各国当时几乎还沒有受到影响；甚至在法国和英国， 
浪漫主义也沒有取得多大的进展。尽管有威廉•考珀和湖畔诗 
人①，1800年左右在英国风行;©来的却是威廉•海利的古典主义， 
而乔治 • 克雷布则仍忠于朴实适中的现实主义。在法国，革命的激 
情鼓舞了演说词和歌曲的写作，但它沒有使戏剧、小说和诗恢复生 
气。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英 
法两国，靑年人在思考和艺术的范围之外，找到了活动的领域。在 
英国，他们被商业和议会政治所吸引，而反对法国的斗爭又渐渐加 
强了对英国国教的信仰。华茲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在被社会孤立 
的压力下，最后屈 服了。 在法国，靑年人或者参加革命队伍，或者 
亡命国外。到1815年止，战爭一直在吸引着他们的想像力，诱使 
他们追逐荣誉和财富。拿破仑本人就是个浪漫主义诗人，后来转 
化成一位活动家，夏托勃里昂则沒有经历同样的转化，这对于他来 
说幷不是必须 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仍旧被束缚在中世纪的框框里。 
热情而意志脆弱的弗 里德里希 • 施勒格尔是和韦尼奧②同类的 
人，他原来幷不熟知革命，就连战爭也沒有能吸引他；因为德意志 
的爱国主义当时还不是政治性的，只是领导政治的那些王侯和贵 
族 的事。 

事实上，德意志的两位大诗人歌德和席勒在度过狂热的靑年 
时期之后，也随腺逐流，前者成为魏玛公国査理-奥古斯特的大 
臣，后者成为耶拿的教授。他们硏究了古希腊，宣称发现了怎样能 
使人的不同倾向在艺术领域內和谐起来，即使生命的活力与激情 


①由于华滋华斯、科尔里奇和索赛三位诗人都住在英国北部的沿湖区域，因此 
被称为“湖畔诗人”或“湖畔派”。一译者 

⑧韦尼奥 （1753— 1793年)悬法国革命中的演说家，吉伦特振头面人物,1793年 
10月上断头台。一译者 ' 


同理性调和起来。他们的新人文主义号召个人自我孤立起来，以 
便“整体”地自我教养；这种人文主义在哲学上倾向于泛神论观 
点，在一段时期里产生了强烈的吸 引力： 《威廉•迈斯特 <(1794 
一 17%年）、《沃论斯坦》三部曲 （1798— 1799年）和《钟之歌》 
(1799 年）等杰作引人入胜，传诵一时。威廉*冯•洪堡投入了 
古典主义运动，弗里德里希•赫尔德林也幷非置身于这个运动 
之外。 

然而,这种吸引力是短暂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在任何其 
他国家，神秘主义都沒有这样强大。它是路德教派的核心；通过虔 
信派和摩拉维亚修士派，人们可以发现十七世纪的鞋匠和通神论 
者雅各布•伯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联系。象亚伯拉罕•维尔口 
纳、卡尔 • 里特尔和弗朗茨 • 巴德尔这样的学者都读过伯梅的著 
作，他们以自己对他的著作的实际理解，竟作了一些最意想不到的 
象征性的解释。康德之后，直觉主义继续在德意志哲学中占据着 
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终于把哲学引到了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费希 
特在1794年出版的<知识学基础》—书中，通过精神的洞察力，把 
a 自我”当作纯粹活动中出现的唯一眞实。然后，他又树立了“非 
我”，以便给“自我”提供一个企图吸收“非我”的动机。后来，谢林 
又賦予“非我”一种独立的存在，尽管这种存在纯粹是唯心主义的。 

他相信自然和“自我”只是“绝对”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无意 
识的同一性被思考所分开，但是艺术家的天才可以通过直觉掌握 
它们，幷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最后，音乐在德意志达到了空 
前的繁荣。海顿那时候正在创作他的最伟大的乐曲*四季々和々创 
世纪》.，他的艺术仍然散发着十八世纪的满面春风的充满信心的乐 
观主义的气息。另一方面，贝多芬的悲剧精神已在他某些初期的 
奏鸣曲中有所 激发。 

4 - » 1 * 

十八世与将近结束之前，一群脫离了歌德以及更脫离了席勒 



的人，把“浪漫主 义者"^和“ 浪漫主义”作为他们号召的旗 椒， 幷且因 
而取得了成功。1798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他的兄弟奧古 
斯特的帮助下，在柏林发行了一个叫做*雅典娜神殿;►的杂志，这份 
杂志出版了三年。他们1798年在德累斯顿，1799年又在耶拿（奥 
古斯特在这里任教)会见了诺瓦利(他的眞名是冯 * 哈登堡男爵）、 
谢林和蒂克。当时，蒂克刚刚出版 <一个艺术之友、世俗修士的 
傾诉>，这部著作是他的一位早逝的朋友威廉•瓦肯罗德遗留给 
他的。他们共同议论出一种哲学，1804年弗里德里希 * 施勒格尔 
在他的文学教程里采用了这种哲学，但是它本身却始终沒有形成 
一个系统的、连贯的思想。由于他们都是古典作品的门徒，他们首 
先把世界看成是生命力创造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在谢林和共他 
学者的影响下，他们把“普遍同情”的槪念引入了他们的哲学，这种 
同情，例如在化学的亲合力中、在磁力中和人类之爱中，到处都显 
示出来。后来，他们被施莱尔马歇倾吐的宗教思想所感动,从伯梅 
那里借用了“中心”的槪念；所谓“中心”就是世界的灵魂和神圣的 
原则。无论如何，只有天才的艺术家通过直觉，或甚至通过梦幻和 
魔术，才能接近眞正的现实：在他的手里，这种神秘的体验转化成 
18艺术品。这是一 神奇迹 哲学,诗人变成了传教士。不幸的是 :还不 
能说有人眞正地创造过这种奇迹，因为这些浪漫主义者沒有留下 
伟大的作品，最好的也不过是诺瓦利的那些作品，其中主要的是 
<夜之颈歌: >(1798— 1799年)。 

然而他们的确播下了丰富的思想种子。在这方面，1801年至 
1804年间，奥古斯特 • 施莱格尔在柏林的一些讲演起了重要的作 
用。在那些演讲里，他给浪漫主义下了定义,幷且宣称艺术是一个 
,民族生活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灵魂的象征。施莱格尔给历史 
以这样的教 训：美 沒有普遍性,硏究和欣赏艺术必须首先联某艺术 
产生的环境。至于民族,它本身必然导致出这样的结 论:为 了达到 
19 



完全的民族自觉，最好的措施莫过于硏究民族的历史遗迹。已经 
开始政治复兴和社会复兴的德意志，正是通过浪漫主义运动，才也 
成为欧洲思想的一个中心。浪漫主义运动陂反到法国较晚，但传 
到英国却很快。已经发现直觉功效的科尔里奇在德意志旅行时， 
开始接触到浪漫主义哲学,幷且满脑子吸收了这种哲学思想。 

浪漫主义本身不是一种政治学说，但是因为它象在其它领域 
里一样，在政治方面也依賴于惰感，所以它的信徒们也就随遇而 
安。随着反动势力的得势，浪漫主义的信徒也大有作为，他们很快 
便成为狂热的反革命分子。此外，他们从历史上发现了神圣罗马 
帝国和教皇统治。从〖799年起，诺瓦利就歌颈为中世纪大增光彩 
的基督教的 统一； 天主教的祷告书和音乐使他们深受感动，诺瓦利 
幷且为圣母玛利亚写了一首赞美诗。他自己仍然是新教徒，但由 
于在奥国有作官机会，而且奥国比较坚决抵抗拿破仑，所以诺瓦利 
的许多朋友就为奥国服务，而且改信了天主教。 

不管这些思想是多么値得注意，但却决不能夸大它们对舆论 
的影响。大多数愴恶法国革命的人幷不是由于哲学的动机所促 
使，假如他们威到需要哲学，他们总是到宗教里去寻找。十八世纪 
末年宗教势力一度重振，它得力于保守的实用主义和多情善威的 
直觉主义的赞助，但它也是自行滋长起来的 o 贵族象聚集在君主 
政体周围一样，深威与国教体戚相关，幷且同意这样的 看法： 魔鬼 
就是雅各宾派的始粗。此外，大灾大难和旷日持久的战爭总是把19 
那些心神不安和胆战心惊的群众引回到祭坛面前。 

天主教亟需这样的复兴，因为，它首当其冲，创巨痛深。法国 
及其所占领各国只不过是“传教区”而已。在德意志，新的灾难迫 
在 眉睫： 巴塞尔条约和坎波福米奧条约宣吿了一项普遍的世俗化 
运动的来胳，而甚至反对革命的新教徒也都热心地盼望“把黑袍军 
赶出来因河地区”。另一方面，开明专制一直把教会置于自己的监 



护之下。在德意志和奧国，国家在大学里培养僧侶，幷把教区神甫 
更多地视为小学教师而不是教士；在西班牙，戈多伊的继任者萨尔 
维拉和乌尔基霍，从1798年以来就一直以哲学家 自命； 1799年， 
禁止向罗马教皇法庭上诉，要开辟财源时就想攫取教会的产业。 
庇护六世作为督政府的俘虏刚刚死去，奧国几乎不掩饰它想和那 
不勒斯王国一起瓜分罗马教皇世俗领地的 愿望。 可是同款人的期 
望相反，教会的不幸反而变得对它有利，因为不幸引起了同情。英 
国热情地迎接了被放逐的法国神甫，这些人后来为英国天主教的 
复兴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伯克为了同爱尔兰人妥协，也一直不停 
地主张他们应享有宗教自由。在德意志，明斯特一个叫做“神圣 
族家”的热心的小组聚集在菲尔斯滕贝格和奧韦尔贝格的周围， 
哥里津郡主和蒙塔居侯爵夫人（拉法叶特夫人的姊妹）这祥的 
人物也活跃在这个小团体里。对于他们来说，施托尔贝格在1800 
年的改变信仰是一个大有希望的喜讯。俄国皇帝保罗一世也激起 
了很大的希望。约瑟夫•德 • 梅斯特和格律贝尔神甫已经说服他 
要求重建耶稣会，而且他已经把马耳他骑士团置于自己的保护之 
下，幷被选为骑士团的首领。 

直到这时几乎还沒有受到法国革命触动的新教，从宗教的恢 
复中得到的全是好处\在德意志，施莱尔马歇在他1799年出版的 
<论宗教> 一书中，重新激发了新敦的神秘的热情，而威廉•瓦 
肯罗德和浪漫主义者正在通过美学直观的方法寻找他们返回宗教 
的道路。在荷尔斯泰因的恩肯多夫，雷文特洛是一个虔诚的团体 
的领导人，这个团体和明斯特的“神圣家族”很相似。施托尔贝 
格在改变信仰之前曾在这里面呆过，甚至天主教徒波塔利斯也和 
这个团体有联系，他在签订教务专约后出任宗教大臣。在英国， 
20卫斯理已于1791年 逝世； 他旣建立世俗传教士制度，又创立了 
—个互选补充成员的教阶组织，从而使循道教派更加接近 英国国 



教。①这种情况在1797年引起了循道会派內部的第一次分裂， 
可是这个教派由子在群众中煩动神秘主义而继续得到发展。循道 
教派对“非英国国教信徒”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浸礼会派③由于 
效仿循道教派的做法而得到了进展，而普利斯特利的索西教④的 
长老派和普賴斯的理性主义的长老派却在迅璋衰亡中。甚至在英 
国国教中也形成了一个福音派的小核心，其中最出名的是威尔伯 
顆斯，他们想使国教恢复生气，但是沒有成功。复振后的非英国国 
教信徒抛弃了对法国革命的同情,他们对于人民群众的保守的影 
响即使有被夸大之处，但这种影响的存在也是无可爭辩的。 

法国似乎依然是世界上理性主义的堡垒，至少是在批判的形 
式下，反对传统和基督教>就象十八世纪所采取的形式一样。理性 
主义的代言人德斯蒂•德•特拉西、卡巴尼斯、多弩和厌尔內，都 
固守在国民公会设立的科学总院和高等学校的重要机构里。他们 
通过然格內控制着《哲学旬刊他们的门徒在各个中心学校里任 
教，这种学校几乎在所有的郡里都成立了。然而理性主义正在起 
变化。“空论家”中少数仍然是唯物主义者，大多数也不再留意形 
而上学，而在科学的影响下，只注意对现象的硏究，日趋倾向于经 
验实证主义。因为法国革命在公共教育中给科学以显著的地位, 
所以科学在法国很兴盛。德斯蒂 * 德 • 特拉西和卡巴尼斯打算建 
立一种思想的科学，一种从形而上学分离开来，却和生理学联系起 
来的心理学。加尼埃和萨伊硏究政治经济学也想发展成为实验科 


①约翰 * 卫斯理 （1703— 1791年），英国牧师，1729年在牛津创立循道教派（我 
国也译作“卫理公会监理会"），虽反对英国国教腐化而自立山头，但卫斯理晚年又 
渐接近英国国教，现在成为基督教主要派别之一。——译者 

© “非英国国教信徒 rf (dissent) 指不奉国教的其他各教派的新教徒。——译者 

③ 浸礼会派(也译作“浸信会”)出现于十七世纪，主张只为成年人施洗礼。—— 

译者 

④ 、索西 (1525 —1562 年） 是意大利新教徒，反对耶稣的神性，开创了一个异端教 
派。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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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但是基础不够。这是一个內容丰富多采的运动，但是直到很久 
以后它才充分展开。此外，这种实证主义由于反映了百科全书派 
的精神，因此与英国的经验主义大不相同。这种实 证主义 也出现 
在拉普拉斯的《宇宙体系解说:►中，出现在拉马克攻击生机论的著 
作中，以及迪皮伊的《—切宗教的起源>中。虽然从社会观点看来， 
政府和共和派资产阶级日益变成保守派，但他们却仍然敌视基督 
2 1 教。在人民群众中，宗教习惯的确大大淡薄了，因为红衣主教孔萨 
尔维在签订教务专约时 写道： “大多数人民都是冷漠的”。 

然而，不应该忘记，在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哲学不但远沒有被 
所有法国人接'受而且遭到许多通常缺乏才能却幷不缺乏读者的作 
家的攻击。在革命大动荡的高潮中，传统的卫道士不仅沒有放弃 
自己的信仰，反而变得更加顽固了。他们的队伍由于一部分老资 
产阶级分子的参加而扩大了，这些人被通货膨胀搞得破了产，因而 
产生了对新思想的厌恶。法国也沒有免于受到神秘的和情威的直 
觉主义的影响。神灵学在法国拥有一批忠实信徒，到1800年左右 
特別是在里昂和阿尔萨斯最 盛行； 在里昂是以韦雷尔莫茲为中心 
人物， 在阿尔萨斯，奧贝兰把神灵学和德意志的影响结合在一起。 
事实上，威精的哲学只是在法国才找到了它的最优秀和最有影响 
的首领；因为卢梭的吸引力一直沒有消失，相反，摈弃他的政治理 
论的人恰恰是那些最热衷于在文学和宗教方面把威情置于首位的 
人，夏托勃里昂就是一个有名的例子。最后，象在其它各地一样， 
有些法国人重新皈依天主教是象儒贝尔一样由于威情的 缘故； 或 
者是象丰塔內一样出于保守 思想； 或者是象罗兰夫人的朋友邦卡 
尔•德 • 伊萨尔一样，仅仅是为了寻求一种慰藉。后来，当波拿巴 
改弦易辙而和教皇订立教务专约的时候，这些人都支持他,尽管遭 
到那些原来拥戴他上台的人的反对，甚至也违背了他自己军队的 
意志。 


如果理性主义的传播因此而达到了它的极限的话，那幷不是 
由于反革命的实用主义起了作用，因为博纳尔和德 • 梅斯特的著 
作是在国外出版的，还沒有输入法国；德意志的思想也沒有什么影 
晌。法国的浪漫主义沒有它的哲学；甚至在艺术上也沒有取代古 
典主义。人们阅读北方文学只是为了要发现可以利用的主题，或 
者为了欣赏它生动的描绘，或者观摩它刻划威情的笔法。当时最 
流行的是“奥西安”的诗，玛利一约瑟夫 * 谢尼埃把它译成了法文。 
在“奥西安”著作的影响下，阿尔诺写了《奧斯卡》和 * 高卢人之歌 
波拿巴也和別人一样喜爱“奧西安”的著作。但在1800年，当斯塔 
埃尔夫人第一次把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加以对照时，她只奉劝法22 
国古典主义者从北方文学那里摹仿那种忧郁伤威的情调。法国公 
众中的大多数对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与传统的冲突仍然漠不关心， 
而这种重要情况的确最能说明波拿巴的成就了。那些从出售国有 
产业中、靠投机和政府合同而发财致富的、不学无术的新的资 
产阶级暴发戶很少关心伯尼奥所说的“原则病”。政府中那些出身 
旧贵族的人，象巴拉斯和塔列朗等，都是公认不讳的贪汚腐化分子 
和叛卖的专家，他们对此表现了冷嘲热讽的蔑视态度。经常出入 
于塔利昂夫人、阿姆兰夫人或者雷卡米埃夫人的时髦沙龙的上层 
人物所想的只是寻欢作乐。更为严重的是，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的 
年轻一代，学浅识少还不以为忧；这一代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只 
想出人头地的发迹问题;战爭为他们开辟了一条成功之路,而勇气 
则是一个足够的条件。只要波拿巴无往而不胜，这些现实主义者 
就听任波拿巴为所欲为，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决不愿恢复旧制度。 
他们对各种思想都漠不关心，把法国革命的成就当作旣成事实来 
接受下来，因为他们从革命成就中或多或少也得到好处。因此，全 
国大多数人始终忠于革命事业，而法国和欧洲之间的鸿沟则继续 
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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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的觉醒 

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之间的斗爭具有普遍性，它是阶级对阶级 
的战爭，民族情绪起初似乎还沒有起作用。而且在十八世纪里，人 
23 们幷不认为这种威情是重要的。君主们和各个分支的贵族构成了 
一个统治者的世界性的社会；他们不考虑各民族的起源特性，把各 
族人民当作交他们看管的羊群一样地彼此 瓜分； 当时有国家而沒 
有民族。尽管有见识的资产阶级很明白人类可以分为各种不同的 
种族，但他们基本上把人类看成是能够具有共同文明的一个 整体; 
而且，虽然理性主义使基督教世界的槪念世俗化了，但却也使这个 
槪念延续长存下去。法国革命一开始，路易十六就呼吁各国君主 
团结一致，而且法国亡命者也向所有贵族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这 
种呼吁幷不是毫无效果的。1790年以来，伯克就鼓吹建立反对法 
国革命的十字军，1800年左右弗朗索瓦•德 • 伊韦尔努瓦也这样 
地鼓吹过。同样，对革命者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兄弟，所有的暴君 
都是他们的敌人。直到1815年，斗爭大致都保持着这种 特性； 法 
国在国外始终有一些朋友，而在国內，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 
的 敌人。 

法国革命号召人民起来治理自己，根据同样的原则，它确实也 
喚起了民族的意识。革命党人自豪地把自己称做“爱国 者”； 对他 
们说来，法国是“民族'然而，当革命一开始他们深信一切民族都 
会欢迎法国的輻音，幷且深信，这样一来，文明就会保持它的普遍 
性。他们从沒有想到各民族会变成敌人，他们深信只是暴君才挑 
起了战爭，民主能给所有的人带来和平与博爱。相反地，君主和贵 
族都敌视民族这个槪念，因为它好象是与人民主权和公民平等联 
系在一起——“民族这个词，听起来象雅各宾”。在尼德兰,贵族和 
24 



僭侣宁可回到奧国的奴役之下，也不愿意丧失他们的特权。在波 
兰，同样的恐惧削弱了民族反抗的事业。在匈牙利，豪绅们仍旧忠 
于哈布斯堡皇室，这些人一旦被允许对农民为所欲为时，他们甚至 
自愿局部日耳曼化。至于君主们，他们除了自己的利益以外，仍然 
什么也不考虑。他们完成了瓜分波兰。匈牙利议会要求维也纳作 
出一些让步：以匈牙刺语为官方语言，给以关税的优惠待遇，以及 
通过合幷达尔马提亚或阜姆以便取得出海的通道，可是这一切都 
毫无结果。尽管匈牙利摄政王约瑟夫大公多次提出建议，但皇帝 
弗兰茨二世却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爱尔兰在1798 年爆发了起 
义，皮特决心摧毁爱尔兰还残存的独立地位，取消了都柏林的政府 
和议会。此后，一百名爱尔兰议员和三十二名爱尔兰勋爵便参加24 
了英国议会。这个岛屿保留了它的偾务和国內税收，伹要负担帝 
国的开支十七分之二。英国答应向爱尔兰开放英国市场，更重要 
的是皮特在康华里总督和卡斯尔雷子爵罗伯特 • 斯图尔特国务大 
臣的支持下，透露了他的企图，即要废除禁止天主教徒参加议会的 
“宣誓条例 ”;® 他甚至还暗示把天主教“树立 a 为爱尔兰国教的可 
能性，如果政府有权对主教的选择进行监督的话。对这一点，有十 
个主教表示同意。而只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很多爱尔兰的新教徒起 
来反对合幷，这些人起初由于害怕曾拥护过这个合幷 计划。 皮特 
无奈，只好采取分封爵位和奉送大量金钱进行贿赂，不过这些钱还 
是出自爱尔兰身上。合 幷问® 终于在1800年2月5 日在都柏林 
表决通过，5月间在伦敦得到了批准。 

逐渐引起从世界主义转变到民族主义的是战爭。受到各方面 


①英国宗教改革后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总的内容是除英国国教徒外，任何人不 
得充任公职，要求文武官员就职时均须宣餐效忠英王，承认英王为教会最髙首领等等， 
爱尔兰天主教徒对此反感 极大。 英国到 1829 年，爱尔兰到 1871 年才废除此项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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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的法国人，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上倒退了。他们蔑视那些仍 
然处于“奴隶”地位的外国人，而以自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而自高自大起来。共和国在转向对外征服的时候，利用这种感 
情来激发自豪咸和自利心；然而，这种威情同时也就开始背离 
革命的理想主义，从而失去了它的纯洁性。波拿巴从一开始就 
喜欢这种大大有利于他准备执掌政权的演变。与此同时，英国由 
于对法国作战，最后也染上了民族狂热症。起初，仍留在辉格党 
內的人士在顧克斯的领导下附和了民众各阶级的情绪，认为战 
爭只是皮特和托利党的事。但是当法国准备入侵爱尔兰，幷且 
去征服埃及的时候，情绪就开始转变了。对瑞士的入侵改变了 
科尔里奇的态度，他在 <法兰西咏歌》中斥责背信弃义与不敬 
神奉教的敌人是轻浮与残酷的民族。从这时起，皮特就能要求 
全国作出努力了，但在公众情绪改变以前，他愼重地还沒有这 
样做。 

同时，法国在荷兰、西沙尔平共和国①和瑞士根除了旧制 
度，从而实现了领土统一和国家统一；这就促进了这些地方民族 
情绪的觉醒和发展。法国的干预特 別有 利于意大利，那里的民族 
统一派比通常人们所想像的荽多得多，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 
25在。但是，法国迫于战爭的需要，把这些国度当做前啃阵地来对 
待，而它们由于担负了供应法国军需的重担，不久就体会到独立 
的价値。于是，罗伯斯庇尔曾预见到的一种致命的逆转局面出现 
了：法国引起了这些国家的仇视。 H 99 年当俄国人和奧国人侵 
入意大利的时候，他们被当做解放者而受到了欢迎。这种危险还 
不太大，因为德意志还沒有受到影响。虽然文学艺术的蓬勃发 
展，以及浪漫主义所激起的“回到过去”的思潮，都在知识界大 
大激发了民族情感，但这种民族情威还沒有采取政治的形式。同 

①意即(阿尔卑斯山）山内共和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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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民族，及这些民族之间的野蛮厮杀相对 
照，德意志是个“文化之邦”；德意志人甚至从自己弱点中找出 
优越性和神圣使命。这种傲慢的自甘落后态度在法国入侵以后就 
不复存在了。 

同时，针对法国革命的民族槪念，德意志已经提出自己的民族 
槪念，法国人认为，民族实际上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虽然幷不忽 
视决定个人选择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但是民族是在个人自 E 
加入的“结盟”公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相反地，赫德尔和他以 
后的浪漫主义运动，都把民族视为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象其他的生 
物一样，也是从生命力（即“民族精神 。的无 意识的活动中产生的 a 
风俗习惯、生活方式 J 吾言、民歌以及艺术，无非都是这种“民族精 
神”的表现。我们再次发现，德意志处在欧洲发展转化的中心。它 
将成为反对革命士国的集结地,这不仅因为它作为一个民族出现， 
而且还因为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民族槪念——民族是一种集体存 
在;在这种集体存在中，个人丧失了全部自主权，而自由，则象神秘 
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存在于偸快的逆来顺受之中；这种集体存在否 
认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文明，幷且斌予自己的需要和激情以神圣 
的价値。 

大约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发展。在那里，汉学学 
者早就赋予他们的讲学以批判的理性主义的调子；他们爭论天皇 
的祖先是否是太阳，他们 宣称： 天神幷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別。 
但是十八世纪中叶以来，在贺茂眞渊和他的门徒本居宣长（死于 
1801年）的领导下，日本重现了一种神秘主义和威伤主义的思潮， 
这种思潮在尊崇佛教和它的戒律的同时，重新树立起神道和这个 
民族过去的威望。这个运动的政治影晌非常深远。按照这些革新 
者的意见，天皇又成为天神之子，幕府将军成为篡权者，日本人成26 
为注定要统治一个世界帝国的优等民族。在松平定信的独裁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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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的摄政(到1793年为止)之后，幕府将军德川家齐①同京都宮庭 
和解了。尽管如此，皇室革命的种子还是播下了。在这里又看出 
人类思想中两种永恒的趋势在交替，这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由于 
欧洲和远东之间还沒有文化上的联系，处于世界两端的这种不谋 
而合的情况却是很値得注意的。 


①原著误为德川家治 ( Iyeharou ， i 736 —86年)，现改为家齐 ( Iyenari ， r 773— 1841 
年)。家治是第十代将军 （1760 —1786年在职），而第十一代将军家齐在1787年继位， 
因未成年始有松平定信摄政，1793年家齐成年而摄政结束。原著第四版 （1953 年)索 
引有 Iyenari ， 而无 lyeharou 是对的，但第六版 (1969 年)索引却只有 Iyeharou ， 便与正 
文同误。——译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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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27 

由于不存在民族仇恨的问题，各国的传统野心从一开始就使 
法国和欧洲的冲突复杂化起来。反法同盟各国投入战爭时，不仅仅 
是要扼杀法国 革命： 大陆列强还要肢解法国，英国要夺取法国的殖 
民地幷摧毁它的商业和海军，以便有利地结束从路易十四以来的 
英法竞爭,幷恢复它那由于美国独立战爭而受到危害的海上霸权。 
但是,十八世纪期间使列强彼此冲突的问题幷沒有全部 解决: 普奧 
同盟终于因波兰问题而垮台；俄国在东方和地中海的野心使皮特 
忐忑不安；西班牙一直对英国心怀忧惧。各同盟国从来沒有有效 
地使彼此的作战努力协调起来;他们各自所得到的利益是悬殊的， 
这只能有助于加深他们的分裂。大陆各国被打 败了； 法国能够同 
普鲁士议和，幷且能把西班牙爭取过来，同自己结盟，还能够到达 
和越过它的“自然疆界”。1799年，第二次反法同盟又夺回了意大 
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但象第一次反法同盟一样，它本身已处于瓦解28 
之中。相反地，英国在海上取得胜利，但它缺乏陆军，因而不能靠 
自己的力量打败法国，它的经济形势也不是沒有弱点的。问题在 
于,从欧洲的分裂中得到了好处的法国，能否取得胜利幷获得持久 
和平，以保持它的“自然疆界”。所有硏究拿破仑的史学家都认为， 
这是支配他的命运的问题。 * 

一、 大陆备国 

欧洲各国的君主都是非常庸綠无能 的:在 奧国，弗兰茨二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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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虛有其表的庄严君主,他不重用他的兄弟査理大公，而愿和他 
的忠诚的但能力有限的首席顾问大臣科洛雷多伯爵一起指挥一 
切。在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是一个诚实、善良但却不大 
机敏的人，他虽然优柔寡断，但却极力维护自己的权威。俄国的保 
29罗一世，是个半疯的人，残忍而反复无常。甚至战爭也沒有使这 
些君主们学到什么教训。例如，奥国仍旧实行强制在农民中招募 
或以抽签的办法来征召新兵，是终身服役。军官差不多都是贵 
族，他们仍旧是购买军职。1798年，査理大公打算把团改编为师， 
但是战爭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无论是战术、战略、或是后勤供 
应，都沒有任何改进。 

大陆各国幷不缺乏兵员。据估计，从1792年到1799年，他们 
的损失是•.死亡十四万人，受伤二十万人，被俘十五万人；这个数字 
无疑是很庞大的，但他们的人力远远沒有耗尽。最缺乏的是钱。在 
奥国，尽管增加了赋税,但年度赤字却从约瑟夫二世统治末期的二 
千万盾（或藕林)①增到年的九千万盾。政府不得不采用强 
制公偾的手段，而偾务就由1793年的三亿九千万上升到1798年 
的五亿七千二百万。英国给予奧国以补助金，另外还保证或准许 
在伦软向私人借款。尽管如此，财政偿付能力只能靠发行纸币来维 
持，而纸币的价値又不得不强制规定，以便为1800年的战役提供 
经费。流通的纸币总额由1793年的二千七百万增加到1801年的 
二亿。从那时起，奥国的盾就开始贬値了。1801年，在奥格斯堡 
交易所里，盾的价値下跌了百分之十六。俄国的卢布更为虛弱，在 
来比锡只按它的票面价値的百分之六十来兌換。保罗一世统治时 
期，俄国主要在荷兰欠下的偾务就由四千三百万盾上升到一亿三 
千二百万盾，而且政府每年还要发行一千四百万新的纸卢布。瑞典 


( p 这种货币单位约值五十法国 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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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采取了印刷纸币的措施,纸币的价値在1798年下跌了四分之一 
以上。如果沒有英国的补助金，反法同盟各国的确很难继续进行 
战爭。但是，这个同盟是否仍然存在呢？ 

虽然保罗一世大事宣扬他如何法国 革命： 他把路易十八 
庇护在米塔瓦，幷且维持了孔代的军队，然而要等到埃及战役才使 
他决心参战。这是因为从那以后东方问题对于俄国的外交政策变 
得越来越重要了。不满足于肢解土耳其帝国各属邦的叶卡捷琳娜 
二世，已经在那里宸得了特权地 位:即 对这些地方的基督教臣民境 
况有一定的权利过问，以及俄国商船自由通过两海峡的权利。这种 
特权只是在1799年才给予英国，1802年才给予法国的。土耳其帝30 
国的瓦解给俄国人得寸进尺的机会。1793年以来，塞利姆三世一 
直在竭力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但是在很多省份里他的权力有 
名无实。阿里-泰布兰尼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为自己开拓领 
地；帕斯万 • 奥格卢占领了维丁，幷且在向亚得里那堡进军时自封 
为帕夏;杰扎尔控制了叙利亚;瓦哈比教派的首领阿卜杜勒 • 阿齐 
茲征服了整个內志，幷且威胁着圣城和巴格达的帕夏。希腊人，特 
別是塞尔维亚人，也在引起人们的忧虑不安。前者乘战爭的机会， 

利用土耳其当时守中立而遍布于地中 海上； 他们乘着俄国的船只 
深入黑海；在各大港口都形成了希腊人的集居点。他们从柯#爱 
斯和来格斯的作品中知道了法国革命，幷且看到了飘扬在爱奧尼 
亚群岛上的法国三色旗。这一切使希腊精神复苏。被土耳其近卫 
军步兵的掠夺所激怒的塞尔维亚人在上次土耳其战爭中曾经援助 
过奧国。他们的首领卡拉一格奧尔吉和奈纳多维奇只是在等待时 
机，以便帮助俄国对土耳其重开战。 

波拿巴远征埃及的结果使俄国获得了进入地中海的机会。保 
罗一世变成了土耳其苏丹的盟友后，使土耳其对俄国军舰开放了 
两海峡。他伙同土耳其人和艾奥尼纳的帕夏，占领了爱奥尼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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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在这个群岛上建立一个受他保护的共和国。保罗在被选为马耳 
他骑士团大统领后，企图久据 该岛； 1799年11月3日，格伦维尔 
不得不答应他 •. 英国如从法国手里夺到马耳他，也不会留在那里。 
保罗还垂涎科西嘉岛，他的军队在那不勒斯王国登陆，幷且答应使 
撒丁国王复辟。这样，保罗一世通过改变俄国对土耳其的传统政 
策，获得了一种俄国从未有过的势力。一心想重新占领埃及的英 
国，只得坐视俄国势力的扩张。但是弗兰茨二世却 不感意 让俄国 
人在意大利为所欲为，保罗把苏沃洛夫在苏黎世的战败归因于奥 
国的背叛，因而召回了他的军队。由于反对参加反法同盟的罗斯 
托普钦接替潘宁出任外交大臣，俄国军队回国后也就不会再度出 
征。保罗脫离反法同盟的结果使奥国陷于孤立，幷且可能带来更 
为严重的后果 :如果 英国认为今后它得以放手占有马耳他的话，则 
将导致英俄冲突。以前，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纠集过一些中立国 
家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①幷对英国关闭了对它的商业无比重要 
的波罗的海。 

在此期间，奧国〒得不单独承受战爭的重担。帝国议会正式 
地支持这场战爭，但是自从巴塞尔和约签订以来，神圣罗马帝国只 
不过是个影子罢了。普鲁士保证了包括汉诺威在內的北德意志的 
中立。在分界线以北——奥国的胡德里斯特称之为“迷人地带” 
-—的德意志诸邦，享受着和平和大量商业利润带来的益处。普鲁 
士的威望因此大大提高，弗里德里希-威廉很快地成为一颗“北极 
星”，成为一位“与皇帝抗衡的皇帝' 根茨在1799年劝说弗里德 
里希-威廉坚持中立政策，其实这是完全多 余的； 因为他已经打 
定了主意，幷指望成为一个北德意志邦联的首领。他还做着扩张 
领土的美梦，他急不可待地要实现教会产业世俗化，垂涎汉诺威， 

® 指在美国独立战争后期，从1780年到1783年俄国、瑞典、荷、普、奥、葡等国 
组成的第一次武装中立联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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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策划要呑幷纽伦堡。被赶出北方的奧国，由于丧失了来因 
河左岸而在南方咸到耻辱；它还威到关于巴伐利亚的意图被出卖 
了，虽然在1799年继承了查理-特奥多尔的马克西米 利安- 约瑟 
夫时刻在为他的继承权担心。革于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二世， 
他已被卷入到一场与各省等级议会长期纷爭的局面里，这些议会 
已经擅自向巴黎派出了密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德意志的诸王 
侯只是出于恐惧才跟随着奥国，他们都在等待和法国和好的时机。 
因此，一个反法的德意志诸邦的同盟就不可能实现了，而神圣罗马 
帝国本身的消亡则看起来非常可能,戈雷斯甚至已经讽刺地为它 
拟好了死亡证。奥国大臣图古特幷不为此过分担忧，更不惋惜尼 
德兰的丧失。他沒有忽略在波兰寻求补偿，但是象他的十八世纪 
的前任们一样，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意大利。在呑幷了威尼西 
亚诸邦之后，他希望在这个刚刚驱逐出法国人的半岛上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他估计总的看来，奧国最终将无可怨尤，这不是毫 
无根 据的。 

法国会不会把俄国人爭取过来，幷且通过把意大利让给奥国 
从而使它保持中立呢？假如是这样的话，英国起码会因此而孤立 
无援。 


二、英国的战爭努力 


英国的行政制度也沒有经历什么变化。它依然是陈旧过时和 
叠床架屋的，充满闲差冗员幷日趋腐败。然而，议会制的政府证明 
是稳定的,幷且具有政策观点的连贯性，这是会使大陆上的专制君 
主们羨慕不已的。统治英国的寡头集团把国家当做是自己的世袭 
财产，这一集团中富有才干的人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却能用不屈 
不挠的精神和一定的纪律来捍卫英国。他们的领袖威廉 * 皮特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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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来饱经忧患，①但是他们却称赞他的使英国人免受强制和牺 
牲的坚韧性和谨愼的经验主义，直到最后，他们认识到处境危险 
时，才开始大声疾呼,要求强化统治和做出牲。英国强征海员和 
招募士兵派出去参战，这些人都是来自贫 k 的阶层。他们都是由 
出身贵族的 志愿参 军的人率领的，这些军官的职位都是用钱买的。 
为了保卫本土建立了国防军，民兵逐渐扩充到十万人。原则上，这 
些士兵都是由抽签办法挑选的，但实际上可以雇人顶替，许多教 
区往往用钱买足征兵 名额； 这样一来，正规军招募的兵源最终变 
得枯竭了。1794年到1799年间，招募的正规军被用在殖民地上， 
而那些靠英国补助金维持的盟国则担任了大陆上 的牵制 攻击任 
务，这对英国很有利；格伦维尔坦白承认/他宁可资助大陆各国也 
不®给他们增派援军，因为后者将会剝夺英国工业上的人力；此 
外，由于那些钱还是化费在英茵市场上购买军需品，所以钱幷沒有 
白白损失掉。 

这是一种代价很大的政策。支出从1792年的二千六百万英 
镑®上升到1801年的九千一百万英镑。皮特稍微提高了间接税，这 
些间接税在1797年提供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岁入，但是这还是不够 
的。1792年,岁入只抵偿了支出的百分之六十八，而1797年则抵 
偿了不足百分之二十九。英格兰银行只好谨愼地贴现财政部证 
券： 1792年为八百五十万英镑，1797年为一千七百万英镑。由于 
黃金支付的中止，英格兰银行变得比较慷慨了，以至于在1801年 
流动债务超过了二千四百万英镑。但是最重要的来源还是只付利 


①小皮特 (1759— 1806年)第一次出任首相是在1783年至1801年，是法国革命 
的死敌，拚凑前两次反法同盟，先后失败。1804年4月再度组阁,第三次反法同盟又告 
战畋,1806年1月忧愤而死。一译者 

⑧1791年一英镑相当于二十法郎(一个金路易），十三马克，十一荷兰盾，八卢布 
或四点五美元。1791年的一英镑等于现在(指1%7年，——译者）的五英镑五先令 * 

—一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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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固定公债，它的本金从 H 92 年的九百万英镑上升到1801牟 
的三千六百万英镑。皮特在偿还偾务时能保持兌換率不变，这表 
明英国贵族对自己的未来的信心达到了何种程度，幷且也证明英 
国已经从它的贸易和殖民地中获得巨款。尽管如此，英国的支撑 
力还是依靠信贷。由于英国资本家的活动也是依賴于信贷，所以 
在法国人看来，这个在当时不为人熟知的制度是虛假而脆弱的，这 
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法国在整个时期一直对英国 
进行了经济战。 

从1794年起，当欧洲大陆的战局变得恶化时,英国政府竭尽 
全力激励全国做出新的牺牲。然而，只是到坎波顧米奧条约之后， 
当英国陷于孤立，在爱尔兰遭到攻击幷在埃及受到威胁时，形势 
才有了决定性的变化。随着年黃金支付的中止，皮特坚持要 
进行财政改革，以限制通货膨胀。这一次，那些拥有土地的贵族和 
资产阶级较少受到 照顾： 土地税增加了，幷且实行了所得税。与 
1972年的三百万英镑相比，1801年直接税的收入达到一千零五 
十万英镑。但是，决不能夸大这些改革的重要性，因为在1801年 
、间接税仍然占岁入的百分之六十五，而公偾则相当于支出的百分 
之六十五以上。到这时已变得很明显，要继续进行战爭就需要再 
做出新的努力。 

改进新兵的招募更为困难。在1794年如遭入侵要征召数以 
万计的志愿兵是容易的，因为在沒有遭到实际入侵之前他们都是 
呆在自己的家里，幷且免除在民兵里服役。他们是民间自动组织34 
起来的，幷且同意在由他们自己所确定的一定地区內作战。人们 
期望他们会象在旺代暴乱那样地作战；事实上他们与法国革命的 
志 E 军唯一共同之处只是个名称而已。对英国说来，侥幸的是他们 
从未经受过同样的考验。与此同时，正规军里的情况非常危急，因 
此，在1796年政府要各教区用抽签方式提供一万五千名正规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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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如有不足，课以罚款。然而这一着完全失败了，因为各教区宁 
愿交付罚款。最后，在1798年，只得建议民兵转入正规军，凡转入 
者给以奖金。但是这个意见遭到各郡郡长的强烈反对。他们任命 
民兵的军官幷且用土地税的收入来维持民兵，因此他们把民兵当 
作自己的私有部队。不过，这个办法最后在1799年7月12日还 
是在议会里通过了，而且一直延续采用到1815年。民兵响应了号 
召，参加了对荷兰以及后来对埃及的远征。皮特到此止步，沒敢再 
进一步实行强制兵役制。皮特也沒有结束在军政方面的混乱状 
态，当时军政是由邓达斯、溫德姆、约克公爵和內政部共同掌管的。 
实际上，作战则是由皮特、格伦维尔和国王指挥的。但是，军事技 
术还是有了一些 进步： 〗797年创建了骑炮兵中队，1799年炮兵被 
编成一支独立军团。除了驻防部队之外，英国军队能派出的远征 
军只有一万人左右；这支远征军队除了 1799年在荷兰遭到惨败 
外，在1794到1807年间只是在殖民地作战。首先是法属岛屿， 
接着是荷属各地，后来是特立尼达岛，最后在1801年瑞典和丹麦 
的安的列斯群岛都相继被英军占领。但是1798年当杜桑-卢维杜 
尔与松托纳④结成同盟从圣多明各岛驱逐英国人时，七千五百英 
军死在这个不得不放弃的岛上。在殖民地作战的这些胜利自然应 
归功于舰队的战斗行动，这是英国对反法同盟的主要贡献。 

舰队扩充得更加庞大了，但是它的扩充幷不是沒有困难的，因 
为商船队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扩大着。从1793年起，英国军舰不得 
不招募外国人，直到全部水兵的四分之三由外国人组成。各国的 
水手、战俘、罪犯、罢工者和政治嫌疑犯都一律被强迫服役。由于 
船上生活仍然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哗变层出不穷 。 1797 年，哗变 
35 发展成一次蔓延甚广的叛乱，这次叛乱通过杀一儆百的办法，但主 


① 松托纳 (1763—1813 年)是法国革命议会从1792年起就派到圣多明各岛的代 
表,他采取 发珐黑 人抗英的政策。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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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增加军饷和战利品奖金的办法，才被平息下去。造船工艺几乎 
沒有变化。标准的战列舰的船身仍然是二百呎长，船体中部橫梁 
五十呎宽，装备七十四门大炮，有两层战斗甲板和六百名水兵；高 
耸的三层舰的数量也还是逐渐增 加了。 1801年前一直是海军大臣 
的斯潘塞勋爵，在建造战舰方面沒有遇到什么大的障碍、，英国的 
橡木和冷杉木或者苏格兰的林木仍然可以弄到。美洲的白松和从 
波罗的海地区来的木材也都能用上，而法国人再也买不到这些。 

1796年以前，海战一直进行得毫无效果。冬季里，豪和布里 
德波特把他们的军舰停泊在港口里，这样就中断了封锁。而后，与 
西班牙的决裂导致了对科西嘉和地中海的放弃。1798年，当圣文 
森特伯爵杰维斯海军上将组织了辅以军需供应和定期轮換的经常 
的近海巡逻时，封锁就又恢复了。如果法国人企图冲破封锁，巡逻 
舰队就奉命在英吉利海峡的入口处集中。同年，皮特决定强行进 
入地中海以援救那不 勒斯; 他虽然沒有成功，但却设法夺取了西西 
里和梅诺卡岛；这时，那不勒斯和葡萄牙的海军加入了英国舰队。 
1799年，荷兰舰队被拿捕了，纳尔逊已经在阿布基尔摧毁了布律 
埃斯的舰队。在埃及的法国军队完全被隔绝海外，马耳他也被包 
围了。看起来，除非保罗一世加以反对，否则地中海即将落到英国 
手里 L 但是法国海军还沒有完全被淸除出地中海 •. 1799年4 月， 
海军上将布律克斯还能从布勒斯特启航而到达土伦，幷且又回到 
原泊港口。英国舰队的将领们至少能保护他们的交通线，制止私 
掠船①的活动，以及摧毁敌人的商船。由于采用了军舰护航的航行 
办法，英国船主平均每年只损失五百艘船只。这个数字占英国船 
只总数的百分之三，几乎不多于通常在海上遇难所造成的损失。在 


①战时交战国颁发“私掠船证书”给私人船只，让这些船只参加对敌海战，特別 
是拿 捕敌国 商船。这样参战的私人船只称为“私掠船％这种制度在1856年的巴黎会 
议上 正式寘布废除 9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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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爭时期，海上的保险率曾髙达百分之五十，而在1793 
年到1800年间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到1802年和卒以后，甚至降 
到了百分之十二。英国拿捕了七百四十三艘海盗船，而从1798年 
起俘虏了二万二千名水手。法国人只剩下了二百艘二百吨以上的 
商船，这仅仅是他们1789年实力的十分之一。 

在所有的反法同盟国家中，只有英国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的 
36盟国认识到这一点，都谴责它沒有给它们派遣军队;而这不能使同 
盟得到巩固。但是英国还沒有 懂得： 仅仅靠它的海军力量是不能 
迫使法国投降的，最后胜利必须在大陆上贏得。 


三、法国及其盟国 


随着反法同盟各国的分裂，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却正是 
十分强有力的。除了阿维尼翁、蒙'贝利亚尔和牟罗茲之外,法国还 
吞幷了比利时、马斯特里赫特和荷兰弗兰德、来因河的左岸（至少 
37 是一直到科布论次以下离开来因河、到达幷顺沿罗尔河一线）、以 
前的巴塞尔主教邦（包括波论特鲁伊、圣伊米耶山谷和明斯特山 
38 谷以及此尔）、日內瓦、萨伏依和尼斯。法国仍然是欧洲人口最多 
的国家。战爭使它死伤和失踪了约六十万人；然而，这些被公认为 
骇人听闻的掼失幷沒有危及到法国的有生力量•，法国如果善于使 
用这些有生力量，无疑能击败任何攻击。何况法国已不再象1793 
年那样孤立了。 ^ 

在“全国皆兵”的名义下作为临时措施而采用过的强制兵役 
制，根据共和六年果月19日 （1798 年9月5日）的儒尔当法已 
被规定为永久性的征兵规则。除非处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这项法 
律只要求那些用抽签或征募的办法产生的一定的人数服兵役。但 
是在共和七年，那些适龄的靑年人利用共同招募志愿兵以凑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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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在公社的军队数额的办法，而得以逃避这项法律的规定。波拿 
巴后来只不过是增加了个人顶替的规定，这项办法是原曾实行过， 
以后被他的前任又禁止了的。此外，督政府还使“混合編制”臻于完 
善①，显著地改进了骑兵队，幷改变了军官的产生办法；由士兵选 
举军官的办法已因共和三年芽月14日 （1795 年4月3日）的法令 
而大大戚少了。军队的精神面貌起了变化。如同在市民生活中那 
样:追求荣誉，甚至追求金钱逐渐代替了革命的热情。然而，尽管 
有受王党煽动宣传而发生的哗变，军队依然是法国革命的后盾。作 
为战爭的工具，它是无与伦比的。任何勇敢的人都有迅速晋升的 
机会，这仍然是深得人心的平等象征，它吸引着雄心勃勃和富于战 
斗精神的靑年人。法国革命使激发个人力量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 
原则，这个原则在战爭中显示了它的价値;这个社会原则的优越性 
使法国军队显然比旧制度的军队高超得多。 

和它的敌人一样，法国的弱点也在于筹措战费日益困难。督政 
府不得不用宣布破产的办法来废除纸币而恢复了硬币。由于只剩 39 
下稅收，督政府格外地陷于通货紧缩常有的 窘境： 价格调整、经济 
瘫瘓、收入减少。这种本不应由督政府承担罪责的财政状况一直 
贯穿在它整个的历史中，而使它声名狼藉。实际上，督政府尽了很 
大努力来改善这种财政状况。它调整了直接税的基数，甚至还制 
定了新的基数；它催促編造纳税名册幷设法加速税收，多少获得了 
一些成就，但是又不至剝夺选举产生的各机关的职权。督政府还增 
加了间接税，幷且在共和七年成立了征注册税、印花税和抵押税 
的帆构；又开征了运输税和公路通行税，幷且还授权城市征收城市 


© 指新兵入伍即与经过锻炼的老兵混编，以便使新兵在开往前线的途中躭学习 
战争的基本技术的过程。这样，由于免除了正规的军亊训练，法国军队就能够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获得所需要的补充兵员。这个最初试行于1793年的原则被后来的共和 
政府以及在执政府和帝團时期都 螻发頻 苹埤釆用姐。 一 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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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 稅:① 来帮助它们。督政府完全懂得，要确保大量的经常的收 
入，必须对重要的消费品（例如盐)征税，但是这些是它自己也感到 
沒有足够力量去冒险采取的措施。因此，它除了削戚支出別无它 
法，而这种削 賊接着 又迫使它拒绝支付公偾的三分之二，幷且置公 
共事业于不顾。 

即使督政府还能保持正常预算的平衡，它也还要为战爭提供 
军费，这只有依靠借贷才能做到。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强制 
公偾成了借贷的唯一手段。银行家都不愿意贷款给政府，以维持 
国库的运转。因为收稅官尽量长期地保存税款以便从中牟利，所 
以有人谈论要恢复“期票”，这就是说，1789年以前包税人对预定 
的稅收开出的期票。然而，谁会来贴现这些期 票呢？ 银行家确实 
曾建议成立一个国家银行，但那将只不过是一个要用来贴现他们 
自己的票据的银行。筒而言之，督政府不得不用偾券偿还偾务 ®， 
支付养老金和薪金等，这使人们极端情恨督政府;它也不得不把军 
需供应让给诈取政府钱财的私人公司去筹办，而政府还得把国有 
产业、木材采伐、预收税抵押给它们，或者用沒有银行能兌现的支 
票给他们作补偿。 

这些构成变相通货膨胀的权宜措施，引起了狂暴的投机浪潮， 
而且也使许多政府官员和政客腐败起来，因为承包商賄賂他们以 
取得付款。军队深受其害，他们对这些“中间人”很气愤。由子簪 
察缺乏战胜盗匪的手段，随着经济危机的不断恶化，盗匪为数曰 
40增，公共秩序越发难以维持。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生 
活和道德•.穷困使督政府为了养活军队而剝削荷兰,幷且扩张到意 
大利和瑞士去，军需承办商推波助澜;将军和军事特派员都热衷于 


① 指对运入城市里的商品征税，因此叫敗械市通行税。——英译者 

② 指各种各样的政府债务，诸如 :偾券 、年金和其它证券（以及应付的利息），所 
有这些构成了公俄 9 一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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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自己的私利。军队，甚至国家，都依靠战爭过活；这样就从战 
爭中产生出一个主战派，它具体体现在波拿巴身上。 

正如执政府后来所表明的那样，社会秩序和财政的恢复需要 
时间，但最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有权威的当局。督政府很好地组织了 
自己的工作；例如它的“国务秘书部”后来被波拿巴重新采用；再如 
它的警务部,其中就有富歇，他是在共和七年进入警务部的。但是 
督政府却沒有能巩固自己的权力。首先，共和三年宪法重建了广泛 
的地方分权制，而且在巴黎也实行分权制度,这种分权的情况剝夺 
了战爭所需要的国家行政机构的活动能力。行政机构沒有控制国 
库，它和立法机构之间，或立法机构两院彼此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冲 
突妨碍了它的工作。其次，只要原来的特权阶级还是不向新秩序 
屈服，在法国就仍然存在着酝酿 叛乱、 內战和叛国勾当的顽固的骚 
乱因素，这种因素削弱了政府的力量，或者迫使政府采用暴力。共 
和七年，法国西部就曾再次发生武装叛乱，西南部也有叛乱发生； 
在普罗旺斯和弗朗歇一孔泰，有人勾结外国幷拿英国的钱,也正在 
策划到春季发动暴乱。 

只要反革命还得到部分天主教僧侣的支持，那么就不能指望 
它放下屠刀。1794年9月18日，“教士法”随着宗教预算的取消 
而不复存在。现在对神甫的要求只是宣誓忠于共和国，但许多神 
甫仍拒绝这样做。这些人遭到了追捕，被拘禁在罗什福尔或雷岛 
的囚船上，然后流放到圭亚那。他们都和罗马以及先前那些顽抗 
的主教多少有些联系，这些主教多数都靠拿皮特的津贴住在英国。 
无论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他们的忠实信徒都可能参加叛乱。那些 
已服从法律的罗马派教士和恐怖时期以后曾经改组过教会的老宪 
政派教士对督政府都沒有好感，因为督政府和资产阶级共和派以 
及空论家一样，总不放过任何机会表示对天主教的敌意。督政府 
卖掉了许多教堂，强迫实行第十来复日制，根据法律禁止一切公开 41 
• 41 


的宗教仪式,甚至把第十来复日礼拜和“博爱宗教”①引进了教堂， 
以同天主教相对抗。果月18日以后，督政府开始攻击私立学梭， 
这些学校主要是天主教办的。除非它们保证进行市民道德的教育， 
否则就得关闭；而且禁止政府公务员送自己的子弟进这些学校。假 
如共和国对宗教放弃这种敌视态度而实行一种眞诚的中立政策的 
话,它无疑将会把宪政派敎士和宣誓派敎士爭取过来，幷且将会削 
弱那些顽抗派敎士的影响。不过，这是个长时期才能见效的政策。 
为了迅速取得成就，有必要和罗马敎皇达成协议，可是已经监禁和 
流放了敎皇的督政府处于无可转圜的局面。而无论如何，督政府 
的支持者也决不会允许它同敎皇谈判。全国的统一，即使至少是 
表面上的统一将能加强国家，但是要实现全国统一，首先要有一个 
强大的国家。 

在法国的同盟国中，唯一名符其实的是西班牙，它做了力所能 
及的一切；它的一支分舰队甚至就停在布勒斯特。但是对于西班 
牙来说，战爭却是灾难性的。它在圣维森提角②被击败的舰队已 
不能防止梅诺卡和特立尼达的丧失；西印度群岛的白银好不容易 
才能运来，西班牙对美洲的属地提心吊胆；而罗马敎皇以及巴马和 
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命运使査理四世感到悲哀。然而，督政府 
对这个盟国却诛求无已。它鄙视这个仍有异端裁判所的国度，由 
于王后与戈多伊关系曖昧，它也鄙视这样一个国王；它垂涎路易斯 
安娜，它抗议西班牙对葡萄牙所表示的体谅,而沒有注章到正是被 
葡荀牙人所賄賂的塔列朗在暗中捣鬼。被法国触怒了的西班牙终 
于听从了英国的建议。虽然还不是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但是法国 


①资产阶级共和派倡导的一种新宗教，只承认上帝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汉译 
或为“敬神博爱教”、“自然神教”)一译者 

⑧圣维森提角海战发生在1797年2月14日，英海军在此战中打败西班牙舰 
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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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财力有限、只能缓慢行事的旧制度的君主国言归于好还是 
必要的。西班牙的财政状况也很可怜 t 1799年，票面金额下跌百分 
之五十的皇家偾券①才有了固定的兌換率。同圣卡洛斯银行创办 
人卡瓦鲁斯有联系的乌弗拉尔已经承担供应西班牙舰队的给养， 

他梦想在这个被法国人视为黃金国的国度里进行大规模的投机。 

除了西班牙这个盟国外，法国还有一些附庸共和国。在意大 
利的附庸共和国都丧失了。在苏黎世战役中，马塞纳仅能解救出 
半个黑尔维谢共和国。巴达维亚共和国几乎不保，英国人夺走了 
它的军舰。这两个卫星国都供养了法国军队，幷提供了战略要 
地。要它们提供比这更多的东西，就需要有稳固的政府，但是督政 42 
府却沒有给它们建立起这样的政府。在这两国里也存在着社会秩 
序问题。因为法国人宣吿了旧制度的结束，所以那些特权阶级不 
是移居国外就是退隐不出；而资产阶级是比较乐于参加政府的，只 
要法国人授与他们政治权力的话。这种权力也是唯一眞诚的亲法 
分子雅各宾派所要求的。这两派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代表人物密 
谋发动政变。荷兰的溫和派资产阶绂领袖席梅尔佩宁克希望在和 
平带来独立之前，能重建一个和法国关系融洽的荷兰。但只是在 
1798年7月，他才建立起一个具有确定的组织的巴达维亚督政 
府，而这个政府仍然还是不稳固的。在瑞士，战爭使得拉阿尔普能 
够强制推行他的独载统治，但是溫和派却在策划推翻他。承受着 
军事占领的沉重负担的平民各阶级，在荷兰表现出情绪敌对，在瑞 
士则是态度犹豫。要想把他们爭取过来，就需要象在法国那样去 
帮助农民。在荷兰什么也沒做。在瑞士，1798年无偿取消了对人 
的封建賦税以及非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小什一税”，但对物的賦稅 
和主要农作物产品的“大什一税”却是要赎买的。虽然国家承担 

①指西班牙政府为了偿付它当时的债务而作为纸币发行和流通的带有利 Jl 的 
皇家愤券。—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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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补偿，但那是打算用国有产业来进行的，因此这些补偿几乎到 
不了农民手里。而且 •，旧 的封建赋税还沒有废除，就又实行了土地 
税。结果，法国的统治使人人都感到不满。在这些国家里，国家的 
改革也势在必行。督政府也是这样想的，它甚至着手进行了一些 
在本国內也不敢进行的改革尝试，不过它却缺乏实行的权威。法 
国在同欧洲的斗爭中最欠缺的是一个具有救国委员会的毅力的 
政府。 


四、封锁与中立国 


可是，欧洲大陆上的战爭使法国要成功地爭夺英国海上霸权 
的希望破灾了。因此，法国在经济斗爭方面制定了一个新的 方针： 
43它试图用十八世纪英国人已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英国。十八世 
纪期间，封锁虽给敌人造成麻烦，但它却不能使敌人瘫痪。按照重 
商主义的原则，海上强国把封锁主要看做是一种制止敌国的出口 
以夺取它的市场，幷取代敌国而垄断硬币的手段。即使这样，还是 
存在有购买敌国某些原料，或是乘机购买敌国食品的好处。从重商 
主义的观点看来，也沒有任何理由拒绝把货物卖给敌人，除非是战 
时违禁品。这样，英国就以一种明智的经验主义运用封锁，按照它 
的需要硕发特许证，甚至准许开放那些被它的舰队有效地封锁着 
的港口。由于这些港口从来为数无多，所以中立国也就总有办法 
44回避这一封锁政策。英国还以它独特的方式制定了一个海 洋法： 
即使是用中立国船只运载的敌国货物也被宣布为合法的捕获品， 
而且敌国的全部或部分海岸都被宣布处在“虛拟封锁”之內——这 
样,任何往来于这些海岸的船只都被视为破坏封锁的船只。最后, 
英国通过在公海上临检所有商船而强制实行这个制度。于是，海 
洋就被置于英国的统治范围之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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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国对于这个针对着殖民地的规定特別不满。在国际贸易 
中，殖民地的贸易一向是极为重要的，在和平时期每个宗主国都垄 
断与自己殖民地的贸易。但是正在同英国交战的法国，后来是西 
班牙，都放弃了他们的“专营贸易权”①，幷对中立国开放了它们的 
殖民地。1793年以后，同1756年一样，英国禁止中立国获得这个 
意外的好处，它企图强使英国船只到敌人的殖民地去。然而，为了 
安抚美国人 C 他们认为自己受报害最重），英国允许走“迂回路线”， 
即允许那些要到欧洲以外的中立港口去的中立国船在西印度群岛 
装货，然后，如果这些货物成了中立国的财产，就又允许他们再运 
出这些货物。此后不久，由于缺乏船只和希望利用中立国向法国 
出口货物，英国的航海条例暂时中止实施。 H 98 年，中立国船被 
允许在西印度群岛为英国或者为它们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这样， 
英国就在保持对殖民地产品几乎完全垄断权的同时，把中立国变 
成了它的帮手。英国根据自己的需要，还硕发给中立国一些特许 
证。这样一来，它的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管制经济的面 
貌。那些中立国商人——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汉撒人和美 
国人，纵然心怀不滿,却是获得了巨额利润。荷兰被法国占领以后， 
汉堡继起成为英国和德意志之间的中转站，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大 
的锒行业中心；反法同盟是通过汉堡的帕里什银行才得到英国补 
助金的。美国的销售额（其中一半来自殖民地产品）从1790年的 
二千万美元上升到1801年的九千四百万美元。他们供应粮食给 
安的列斯群岛和西属美洲，把木材和谷物运往英国，幷且在法国市 
场和汉堡都贏得了重要的地位。美国人那时正在改进他们的造船 
技术，把巴尔的摩的“飞剪式”快船视为标准式样。由于中立国贸 


①表示殖民地贸易专有权的制度的术语。凭籍这个制度，宗主国禁止它的殖民 
地发展或生产任何可能与宗主国相竞争的商品、与別国进行贸易，或者在对外贸易中 
使用宗主国以外的任何 般只。 一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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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兴隆，它们的商人和金融家都成了坚定的亲英派。 

法国是否要维持大部分海上贸易关系，甚至同英国的贸易关 
系，现在只取决于法国；由于中立国无不竭力违犯英国的规定，所 
45 以情形就更加如此。在美国独立战爭期间，法国接受了这样一个 
办法，即，除禁运品外，中立国船有权保护它们的货物。这一办法 
使得法国能继续进行贸易，幷赢得了与荷兰的同盟，而第一次武装 
中立联盟则是针对英国。后来国民公会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其墓本 
原因是 H 86 年的条约使得法国工业受到英国竞爭的打击，战爭为 
法国提供了一个与英国抗衡的极好机会。纺织企业家大声疾呼要 
求恢复禁止英国货入口，鲁昂的大商人丰唐內就是他们的代言人。 
他们支配着国民公会，就象后来左右拿破企一样。而且人们坚持 
认为，英国的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是依賴于货物出口的，因 
而，对英国的沉重打击莫过于对它关闭法国这个最好的主顾的门 
戶。这就是1793年1月布里索和凯尔圣的论断，后来这也成为皇 
帝的逻辑。5月9日 ，一 项法令宣市，中立国船运载的敌货为合法 
捕获品，幷于10月9日禁止英国商品进口。 

只要允许中立国与法国通商，这些措施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 
允许中立国船到法国完全是为了推销它自己的商品；此外，由于中 
立国来法国采购货物而使物价上涨，所以人民对这些国家深感不 
满。于是法国于8月宣布了禁运令。这样，法国使这次封锁达到了 
连英国人都沒有做到的那样严密的程度。沒有多久，法国就咸到殖 
民地产品和原料的缺乏，首先是棉花的不足。这当然不是企业家 
所希望的。他们认为，这次封锁应该灵活一些，就象英国的封锁一 
样，以方便贸易利益。因为急于供应军队，救国委员会又重新对中 
立国开放了港口，热月党人恢复了中立国根据条约取得的特权^于 
是，英国货很快地重新出现了。但是在签订坎波福米奥条约之后， 
英国仍是唯一的敌人，而法国陆珞贸易得以恢复时,那些保护贸易 





主义者又重申前议。督政府再次禁止英国货人境，幷于共和六年雪 
月29日 （1798 年1月18日）采取了一项空前措施来对付中立 
国： 如果发现中立国船只运载任何英国产品或者只是在某一个英 
国港口停泊过，这些船就被视为合法的捕获品。这样一来，中立国 
的船只不再出现了，而美国则与法国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货物 
走私仍旧猖狂地进行着，而且法国的盟国也参与了走私活动。1798 46 
年法国合幷日內瓦和牟罗茲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限制走私活动。法 
国和荷兰两国在1792年进口了英国出口货物的百分之十八，1800 
年仍占百分之十二。督政府充分意识到，法国要想贯彻一项旣行 
之有效而又可以接受的封锁政策，就需要开拓广阔的大陆市场。于 
是对別国的征服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经济斗爭的需要。被占领各 
国和西班牙对英国是封闭的。人们指出，占领汉撒各城市会打开 
德意志的市场。这样便开始露出大陆封锁的苗头了。世界正在分 
为极不相等的两部分 •. 法国及其盟国为一方，英国及所有其它各国 
为另一方。这两个主要交战国现在被迫巩固各自的阵地，以图 
生存。 

法国遭受了严重的掼失，最沉重的打击就是失去了它的殖民 
地贸易。1789年与殖民地的贸易占法国进口货物的三分之一，占 
出口货物的五分之一。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仍然对法国实行封闭； 
在其它地方，法国仍不能恢复其原有的 地位。 尽管法国的版图扩 
大了，但它的贺易额却从1798年的四亿四千一百万法郞下降到 
1800年的二亿七千二百万法郞。革命的危机已经影晌到各个工 
业部门。有些工业历经困难才得以恢复。在里昂，开动的织布机 
不到一半。从1789年以来纺织品生产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遭 
受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折磨之后，法国现在又发现自己成为通 
货收缩的受害者，这就又加深了已经普遍存在的不安 情绪。 硬币 
仍旧缺 S , 信贷不复存在。月利率淨动在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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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物价下跌造成了工业瘫瘓。连年丰收本身应该起到一种稳定 
的作用，然而却招致了物价的进一步跌落，从而降低了农民的购买 
力。督政府除了多方鼓舞大家以希望之外无计可施。但是，这只 
不过是一个暂时的危 k 。 假如政府恢复力量，幷且在欧洲大陆上 
重建和平，硬币就将会逐渐在市场上再度出现，新的销售市场将得 
以重开，生产将得以恢复。 

法国革命已经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 •.由 
于废除行会而获得的经济自由；通过取消內地关卡、咸少通行稅和 
采用十进位制而实现的全国市场的 统一； 在被合幷的各地区开辟 
47 了新活动场所，例如，法国的冶金业可以使用比利时和萨尔的资 
源。农村仍富有大量的劳动力。如果实行封锁不单是为了追求战爭 
的目的，而是相机行事的话，那么就会给初期的资本主义提供必要 
的保护，从而只会产生有益的结果。事实上在冶金业、化学工业，特 
別是在纺织工业方面，封锁的确起到了有益的影响。纺织业仍然是 
最 t 于创造发明的工业，是对资本家最富有吸引力的部门。“珍妮 
机”得到大量采用，1797年奥伯坎普夫已经开动第一台花布印染 
机。一些工业界巨头出现了，幷且建立了一些工厂 •.其 中有图卢茲 
的布瓦耶-丰弗雷德，夏隆的里夏尔与勒努瓦，帕西和根特的鲍文 
斯。那时机 器还仅 仅处于幼年时期，在布匹织造方面还沒有使用 
机器。一位跨过海峡来到大陆的英国机械师科克里尔刚刚被请到 
维尔维埃。丝纺仍旧采用沃康松的方法，雅卡尔还沒有使他的织 
布机臻于完善。冶金术沒有任何进展，除去昂赞矿之外，蒸汽机还 
沒有被采用，直到1799年根特的鲍文斯才开始使用。但是免于受 
到英国竞爭的法国却有暇发展自己的机械化。 

不管怎样，法兰西共和国的人口大多数是主要保持自然经济 
的农民，如果十分必要的话，它是能够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下去 
的。农业虽然已经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发展仍然缓馒。村社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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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留着老 习惯： 如保留着强制轮作制、无用的公用牧场和其它习 
惯的权利。这种对于旧习俗的依恋是如此强烈，以歴在历届革命议 
会中从来沒有人敢于提出强制重新调配土地的建议，以便根除这 
些习惯。大量的村社公地也还沒有分配。虽然人造牧场、烟草、菊 
萵苣和马铃薯的收获略有增加,但土地的排水和灌漑，以及栽树胄 
林则反而倒 退了； 道路失修，乡间警察尙未派驻。但是乡村的社会 
结构还是在改进之中，全国抵抗外敌的力量因而大有增长。小土 
地所有者的軚量有了相当大的增加，至少在某些地区是如此 ，如： 

摩泽尔郡增加了一万三千名，科多尔郡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诺尔 
郡增加了一万名。与此同时，大规模的耕作一般地在戚少之中，从 
而有利于中等规模的土地占有。当然，农村中仍旧还有很多沒有 
土地的、几乎沦于乞讨的零散工，而乡村人口的平衡总是要看收成 
如何而定。但是自从什一税和封建赋税取消以后，政府除了要应48 
付一些短暂的骚乱之外，再也沒有什么其它担心害怕的事。 

英国旣不能用炮舰打败法国，更不能用封锁迫使法国投降。而 
且，如果共和国能够恢复大陆的和平，它的经济地位就可能再变得 
令人满意。在这方面，要预料英国是否会面临崩溃的局面是一个 
更为复杂的问题。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置与困难。 

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英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进展中获得了利益。物价的上涨 
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大约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物49 
价上涨，经过法国革命和拿破仝时代，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 
代。其基本原因在于 ：首先 ，由于美洲金银矿生产的增长，也由于 
信用货币在丹麦、迤戒、俄国、奥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等国的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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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造成通货的大量 增加； 幷且战爭又往往加速了纸币的发行。 
革命的危机造成了资本外流，从而导致外国现金储备的增加。大 
量的法国硬币流到了英国、荷兰、普鲁士和汉堡。包括伦敦的巴林， 
阿姆斯特丹的赫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更不用提在英、法 
两国都开业的博伊德，以及在巴黎的一些外国银行家（其中著名 
的是佩雷高）在內的国际银行家组合对不断贬値的指券①投机而 
牟取 暴利； 拿破企以后也要对付这个国际银行家的组合。现在人 
们几乎不知道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后果。从1793年到 
1799年汉堡的殖民地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很大，但是大量的货币 
似乎只是导致了投机的猖厥，而不是生产的发展。但无论如何，从 
通货膨胀中获利最大的是英国。 

英格兰银行是发行纸币信誉卓著的唯一银行，因而在荷兰被 
法国占领以后，英国就变成最为可靠的资本避难所。 1794 年，这 
家银行购买了价値约为三百七十五万英镑的贵重金属，而不是以 
往每年平均化费的六十五万英镑。英格兰银行钞票的流通额从 
1790 年的一千一百万英镑增加到 1800 年的一千五百万英镑。到 
1795 年止，这家银行对商业证券的贴现率一直在百分之三 以下； 
只是在 1797 年黃金支付中止之后，贴现率才开始 增加： 1800 年增 
51加到百分之六以上。此外，英国是银行业发展到地方上的唯一国 
家： 1792年就有三百五十家地方银行不变任何约束地发行纸币， 
这些银行为地方企业提供了资金。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伴随着通 
货膨胀而来的信用膨胀。这些银行虽然在 1793 年的恐慌期间受 
到暂时挫折,但是后来比以往更加 兴隆： 1804年，银行的数目接近 
五百家。物价几乎不断地上涨。以 1790 年的指数为 100, 则 1799 
年为 156。1780年至1789 年间，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为四十五 

①指法国 1789 年用国有产业作担保所发行的纸茚，到 1797 年作废^一译者 

⑧英国容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吨。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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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令，但在随后的十年里却涨到五十五先令；而工资的相应增加 
则要少得多，这样就增加了利润的幅度。由于通货膨胺而使得货 
币貶値，因此一切都在激励着投资企业的热情。 

价格的上涨会造成阻碍出口的后果，但是中止支付黃金便情 
况缓和些。货币充斥已能使皮特得到贷款，这样他就可以对付英 
格兰银行，但是皮特仍不得不迫使英格兰银行贴现为数日增的财 
政部证券。1795年，英格兰锒行的现金储备还不足五百五十万英 
镑，而它持有的财政部证券的总額竟接近于一千三百方英镑。此 
外，由于必须用现金支付远征军的费用，支忖1796年购买谷物的 
费用，以及给予外国的补助金(从1793年至1799年总数髙达二千 
八百万英镑之多），皮特还无视法律，迫使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 
初从不过一百多万英镑的现金储备中提取一部分支付给他。于是 
不得不宣布英格兰银行的纸币为不兌換纸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 
到1823年。由于英格兰银行是支撑经济的整个信贷机构的拱心 
石，因此，不兌換的后果本来会是灾难性的。但是这样做幷沒有引 
起恐慌。不懂得约翰•劳@的方法或纸币的人民沒有意识到英镑 
处于危机之中。皮特也一再劝吿资本家放心，用有力的财政改革 
来使他们相信他完全无意采用纸币。随着和平在欧洲大陆的恢 
复，他在1797年和1798年只化费了二百万英镑来维持在欧洲的 
武装部队和对外国的补助。英镑超过了票面以上的价格，英格兰 
银行1799年的现金储备达到七百万英镑。事实上，这家银行此后 
接受了一批数目更大的财政部证券，虽然存在着某种政府制造的 
通货膨胀，但还沒有严重到象在法国那样毁坏通货的程度，这就使 
得英国免于遭受曾使督政府难以应付的通货收缩的祸害。但这只 
是暴风雨的暂时的平靜。1799年大陆战爭重开，歉收又迫使政府 

① 约翰 • 劳 （1671— 1729年)是苏格兰的 金融家 ，到法国开办银行，滥发纸币，进 
行大规 樓欺诈 ，最后导致银行破产。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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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了价値几达三百五十万英镑的粮韋。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减少 
了，这一次英镑兌換率下降了。1799年在汉堡，英镑的票面价値 
失掉了百分之八，在加的斯失掉了百分之五。这场危机很快就挫 
伤这个国家的士气，但是英镑贬値本身却使大资本家捞到了 好处： 
他们出口货物換回的是硬币，却用贬値了的纸币来支付工资。依 
照经验主义的方法制定的英国货币和财政政策证明运用自如，这 
是其它国家当时望尘莫及的。 

工业革命得以继续进展应归功于这项政策，但是进展速度之 
慢有时出人意料之外。就是在发展最快的棉纺工业中，织布依然 
靠手工操作。埃德蒙 • 卡特赖特的动力织布机于1801年在格拉 
斯哥才首次被采用，只是在1804年左右威廉 • 拉德克里夫发明了 
上浆整理机之后，动力织布机的使用才得到推广。毛纺工业仍处 
于试验阶段，还很少采用“珍妮机”，而卡特赖特的梳毛纺纱机到 
1803年才完善起来。尽管扩建了铁路和使用了蒸汽机，煤矿业仍 
然处于落后状态。除了一些棉纺厂外，蒸汽机还沒有在工业上使 
用；大多数棉纺厂依然满足于使用水力纺织机。在交通方面，注意 
力仍然侧重在开凿运河，结果是完好的道路寥寥无几。运输的迟 
缓和工资的不断下降使传统的制造业能够有力地维持下去，人们 
的集中注意力仍然是在商业方面，而不是在开办工厂。一些当时 
的工业巨头，如罗伯特 • 欧文的岳父达维德 • 戴尔和斯托克波特 
的拉德克里夫都是靠把活分散发给家庭制造的方式起家的。纺棉 
机虽然还沒有被普遍采用，但却给予棉纺工业以巨大的推动力 a 
针织品和机织的花边也蓬勃发展起来。冶金业广泛地实现现代 
化。工程师们——其中最著名的是水压机发明家布拉默——使工 
作母机的数量迅速增加。机器在各个工业部门得到采用，确保了 
英国在全世界的绝对优势。 

按照十七世纪末叶通行的价格计算便览作出的海关官方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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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英国本应始终处于贸易顺差的地位。如在1799年，英国的贸 
易支忖余额达五百万英镑。人们把这归功于工业的 进步； 但是实53 
际上，参考一下进出口货物的实际价値却得出相反的 结论: 除去非 
常有限的几年（从1798年至1815年间只有1802年一年）之外，英 
国的贸易差额一直出现 赤字： 1799年为一千零五十万英镑，1801 
年将近二千万英镑。即使工业品出口的数量增加了，工业品的价 
格也是在下跌;然而，这一因素却使得英国不仅能够保持原有的市 
场，幷且能够获得新的市场，尽管存在着战爭带来的困难。英国变 
得更加富有了。英国的支付差额是靠运费、保险费、手续费，尤其 
是靠对海外各地的 剝削： 畈卖黑人奴隶，投资于种植园的收益，东 
印度公司职员的薪水和养老金，私商在殖民地的投机生意，富翁们 
从殖民地带回的财富以及在那里投资的赢利等等来弥补的。 

物价的上涨对农业也是有利的。当时英国已经不能再生产足 
够的粮食来满足本国的消费；战爭使得粮价昂贵，因此，只要小麦 
仍然价格昂贵，“谷物法”就失去效用。因为种植小麦比畜牧业更 
为合算，结果是，小麦的种植面积扩大了。圈地空前大规模地扩展 
开来，这就为地主、同时也为农民创造了一个黃金时代。耕作方法 
在不断改进。1793年，约翰 • 辛克莱和阿瑟 • 扬格被任命为农业 
大臣。土地革命也影响到苏格兰。那里的部落首领就是大地主， 

他们乐意把土地用来饲养牲畜，他们赶走了苏格兰髙地的佃农，这 
些人只好移居国外。就粮食供应而言，农业的繁荣加强了英国的 
力量，使得它不再象以前郝样脆弱了。这也使得一些小土地所有 
者能够继续生存，甚至在某些郡里，他们的人数还有所增加。事实 
上,尽管留下的小土地所有者为数无多，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还是 
满意的;这些人和佃农一起构成了稳定的因素。 

英国的资本主义尽管取得了进步，但还沒有想到自由贸易。 

地主和农民绝不是要废除“谷物法”，而是要求强 化它。 工厂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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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于重商主义，他们甚至荽求禁止机器出口。但在国內，他们越 
来越多地违犯限制徒工数目和准许确立最低工资的规定。相反 
地，工人们则继续要求制定“劳工章程”，幷且以抵制和罢工的方 
54式作为支持自己要求的手段。虽然这样做在原则上是非法的，但 
是治安法官不愿对此判罪，因为雇主本人就已违法在先。同样値 
得注意的是1799年7月12日的“结社条例”。这项法案是在官方 
宣布废除有利于工人的法律时制订的，它规定要惩罚各种罢工工 
人的结社以及旨在支持罢工的募捐。对贫儿、女工和破产农民的 
雇用，以及机械化带来的进步，这一切使得工资下降。工资的增加 
远远落后于物价的上涨。此外，实物工资和任意专横的罚款更加 
降低了工人的工资。但是，从1795年开始，工资由济贫税的收入 
来补充，补足数额以面包价格计算。这就是劳动者阶层比较能够 
安于他们处境的原因。 

除法国外，几乎沒有任何国家能与英国的工业竞爭。欧洲大 
陆的资本主义，除了几个采矿场 和酋里 西亚巨大的冶金工业—— 
几个由大资本家或国家垄断的企业——使用机器以外，还沒有采 
用机器，幷且还沒有超过商业资本主义的形式。萨克森、瑞士和施 
v 瓦本的棉纺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但是直到1786年“珍妮机”才传到 
了克姆尼茲，而针织机在1797年才出现。此外，战爭也损害了传 
统的工业，如西里西亚的亚麻工业从此一蹶不振。 

在农业方面，为出口而生产的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开始仿效英 
国。首要的任务是实现村社的解体，幷且把小块经营的土地调整集 
中起来，大片经营就要除掉强制轮作制和公用牧场一■总之，是向 
着圈地发展。国家也试图废除农奴制和赎买什一税、封建义务和 
劳役，以便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或掙工资的零散工。这种改革 
从1781年就在丹麦实行开来，1800年基本上扩展到了石勒苏益 
格-荷尔斯泰因；普鲁士国王也在自己的领地上实行了这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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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英国进口粮食，它只会从这些国家的农业改革中获得利益。 
它也同样以赞许的眼光看待美国的进步一当时美国还是个纯粹 
的农业国。“海岛棉”种植的发展使英国特別满意，这种棉花是 
1786年从巴哈马群岛移植到美 国的； 1792年第一次运到格拉斯哥 
的“海岛棉”立即受到棉纺工的赞赏。1793年，惠特尼发明的机器 
解决了轧棉问题之后，出口就增加到八百万磅，到1798年这个数 
字又增加了一倍。“海岛棉”种植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具有深远的意55 
义，因为从那时起，奴隶制在南方成为一种基本的制度，而种植园 
主开始垂涎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然而，在这方面当时北方所 
看到的还只不过是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海运业的 机会； 英国机械刚 
刚开始传入，阿斯特家族和吉拉尔家族的巨额财富正在靠贸易、航 
运和土地投机积累起来。 

失去了法国所控制的市场但却摆脫了法国竞爭的英国，却以 
牺牲其盟国和中立国的利益而得到补偿。它通过汉撒同盟各港口 
取得了德意志的 市场： 1789年至 180 P 年间，它对不来梅和汉堡的 
出口货物增长了五倍。在法兰克輻和来比锡国际博览会上，英国 
开始和瑞士人、奥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打交道。英国的棉织品， 
特別是棉纱，排挤了瑞士和萨克森的产品。金融世界都依赖于伦 
敦。黑森选侯在伦敦投了资，法兰克輻的迈耶 • 阿姆谢尔 • 罗斯 
柴尔德依靠帮助黑森选侯进行投资而扩大了他的业务；1798年， 
他的儿子內森在英国开业,很快就变成了富翁。另一方面,陂罗的 
海地区也成为对英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势力范围，因为英国从 
那里取得海军装备、粮食和纺织品供应。十九世纪初叶，英国百分 
之七十二的进口货物来自普鲁士和俄罗斯，四分之三的粮食来自 
但泽一个港口。在地中海，法国比较能顶住英国的势力。法国征脤 
了意大利，这使得英国大受干扰,但是法国沒有能把英国躯逐出 
地中海。而在1798年以后，法国却被从地中海东部的沿岸诸国 


55 



逐出。 

海上战爭增加了从地中海到北方诸海之间陆上交通的重要 
性。对来因河的封闭危及了通过法国、意大利、瑞士和荷兰的交 
通；而在这之前，陆上交通是靠通过这几国进行的。但是从1790 
年起.，法国把海关推进到来因河上，这样就切断了沿来因河左岸的 
过境贸易；而法国对来因地区和荷兰的占领则是对这条贸易通道 
的一个新的打击。随着对来因河口的封锁,科隆的贸易到1800年 
就下降到原来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以下； 只有通过埃姆登到法兰克 
騙的部分贸易在断断续续的进 行着; 在另一方面，瑞士通往热那亚 
的路被切断了。象在路易十四时代一样，橫贯大陆的通道向东推 
移了，它要通过汉堡和来比锡到达威尼斯，而更多的是到达的里雅 
斯特。 

虽然我们仅仅有以海关估价(官方估値）为基础的不太可靠的 
56估计，用来说明到1798年为止英国商业的波动情况，但这种对情 
况的判断还是显而易见的。出口货物从1790年的二千万英镑约 
增加到1801年的三千五百万英镑，连同进口货物加在一起，总额 
就可能从三千九百万英镑增加到六千七百万英镑。以实际价値计 
算，出口货物从1798年的四千二百六十万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 
五千二百三十万英镑，连同进口货物加在一起，总额就从九千九百 
一十万英镑增加到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万英镑。离港船只的吨位也 
增加了三分之一，几乎达到二百万吨。伦敦各船坞是在战爭时 
期建立起来的，船坞都设有保税仓库。棉纺工业从贸易增长中获 
得比其它任何工业更多的利润。它的出口从一百五十万英镑激增 
到1800年的六百万 英镑； 原棉进口从1797年的七十三万四千磅 
激增到1800年的一百六十六万三千磅。同年 （1800 年），还出口 
了二百万吨煤和一百五十万吨生铁和熟铁。 

英国运往美国的货物也增加了一倍。象美国一样，它一直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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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西属美洲，占领特立尼达主要是用来搞走私的。西属美洲的动 
乱给英国以可乘之机。美国的独立、“专营贸易权”的中止以及法 
属安的列斯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动搖了整个殖民体系。首先是土生 
白人要求贸易自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贝尔格朗诺成为贸易自 
由的鼓吹者；西班牙被迫允许中立国的船舶进入它的殖民地港口0 
但是一些殖民地也开始渴望取得政治独立。在墨西哥和委內瑞 
拉，一些独立的密谋遭到了血腥镇压。米兰达将军首先求援于法 
国，但当西班牙变成法国的盟国后，他又转向英国。在伦敦他会 
见了纳里尼奧和沃伊金斯；他 ft 伦敦似曾建立起一个“劳达罗支 
会”①，准备发动一次全面起义。无论如何，1798年他以一个由他 
发起在西班牙成立的委员会的名义向皮特求援，但皮特却只指使 
他到当时已与法国交恶的美国那里去求援。 

称霸海洋的英国当时是唯一能够把白人权威强加于世界其它 
各地的国家，但是英国却不很愿意这样做。重商主义的舆论幷沒 
有采取边沁敌视殖民地的态度，但是美国的独立使英国人不愿进 
一步多占领殖民地；更确切地说，英国是商业帝国主义。然而大英 
帝国仍在继续扩大中，法属安的列斯群岛还是値得去占领的。由 
于大量资本投入荷属圭亚那，结果使那里的生产增长了十倍。海57 
军需要象好望角这样的停泊地。贵族出身的殖民地官员自发地征 
服更多的殖民地来满 足自已 的战斗欲望。在非洲，1792年建立了 
塞拉利昂殖民地；芒戈-帕克探査尼日尔河远至廷巴克图；从荷兰 
人手中夺了好望角。1788年，菲利普船长把第一批囚犯运到澳大 
利亚的悉尼登岸。但是英国人扩张殖民地最多的是在印度，尤其 
是在莫宁顿伯爵，后来又封为韦尔斯利侯爵的理査德 • 考利到来 
之后。1799年，蒂普 • 萨希布死后，理査德 • 考利霸占了迈索尔的 
部分领土，幷在】800年确 立了对占有迈索尔其余部分领土的海德 

①共济会的基层组织，用秘密结社方式进行反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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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巴的尼扎姆的保护权；然后又进攻马拉塔人。他密切注视着旁 
遮普，在那里兰吉特•辛格于1794年迫使阿富汗人割让了拉合 
尔；他也沒有放松对波斯和红海的注意。在波斯， 1 S 01 年约翰 • 
马尔科姆和波斯签订了一项准许英国人到海湾沿岸贸易的条约•， 
在红海，1798年英国占领了丕林岛，以后又派遣霍姆 • 波帕姆去 
攫取阿拉伯咖啡生产的垄断权，幷调遣在英军中服役的印度士兵 
准备远征埃及。 

如果不是欧洲在进行着战爭的话，远东也很可能已受到欧洲 
的侵略。在印度支那，法国的百多祿主教帮助阮福映从西山农民 
起义军手里夺回了交趾支那，他死前一直是阮福映的顾问。以后， 
阮顧映逐渐再次征服了安南和东京，那里的黎氏王朝已被推翻，他 
于1803年称帝，年号嘉隆。然而法国的影响也消逝殆尽。在中 
国，乾隆统治时淸朝达到了全盛时期，他平定了边远各省之后，于 
1799年死去^中国人不只移民到这些省份，他们已经有相当多的 
人到了交趾支那和菲律宾，甚至远达暹罗和孟加拉。中国人是唯 
一被允许进入日本的外国人。在国內，他们只在澳门的葡萄牙洋 
行和欧洲人进行贸易。自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之后，除了英 
国人和美国人经常来做买卖之外，其它各国人几乎不到澳门去。 
1793年被派往北京的英国人乔治 • 马戛尔尼沒有能够获得任何 
特权。但是在乾隆死后，他的酗酒和残酷的儿子嘉庆① （1796-1820 
年在位）由于受到秘密会党煽动的叛乱威胁，再也不能抵御任何人 
的大举进攻了；然而，英国人正在忙于其它的事务。至于日本则更 
是闭关锁国。尽管粮食不能自给，饥馑不断地造成大量死亡，曰本 
却依然禁止粮食进口和移民国外。它每年只允许为数不多的中国 
船和一艘荷兰船在长崎进港，出售给他们一些铜。军事力量十分 
薄弱的日本怀着不安的心情看着到来的英国船，特別是到达库页 

①应为嘉庆，原书误写为裹陵 (Kla-ling)。一 译者 


58 



岛、千岛群岛、甚至在1792年到达北海道的俄国船。 

传教士常常为商人和士兵开辟道路，但是在当时，他们主要关 
心的是美洲。在中国，乾隆迫害了耶稣会士的继承者味增爵会修 
士①。他们发展新会员的活动因法国革命而中断，传教活动到1800 
年则完全停止。但是新教徒却有了新的发展,那时代表新教在海外 
的只有几个摩拉维亚修士。事实上，是英国改变了这种形势。1792 
年，首先发动的是浸礼教徒；1795年，英国国教会建立了 “伦敦布 
道 会”； 1799年，马香在孟加拉登陆，在这里他受到东印度公司的 
极端冷遇。 

白人移民几乎停顿下来。在北美洲，主要是由于出生率过高才 
使得定居者<大量增加,他们披荆斩棘，向西部迁移。肯塔基和田纳西 
先后于1791%和1796年作为两个州加入美国，俄亥俄是1802年建 
州的。但是到1800年，在五百多万居民总数中，西部还只有三十七 
万人。溫哥华从1790年到1795年探査了太平洋沿岸，俄国人也刚刚 
开始出现在那里，但是从大西洋沿岸至太平洋沿岸之间的联系只 
有哈得孙湾公司的一些驿站，这些驿站的分:布远至哥伦比亚河。 
1793年，亚历山大 • 麦肯齐还 宁慼深 入荒僻的北极地带去探险。 

当拉丁美洲市场还只不过是一种希望的情况下，欧洲和美国 
构成英国賴以生存的市场。这些市场迟早要受到威胁，这种可能 
性不是完全沒有的。在欧洲大陆，工业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竞爭 
的影响。为了掭救它们自己的纺织工业，瑞士，特別是萨克森，不 
得不革新它们的设备，1798年在克姆尼茲出现了第一台水力机。 
这样一来， 禁业英 国货入口就象对法国一样，对它们也是有利的。 
另一方面，英国的封锁政策也随时在引起外交上的困难。1794年， 
丹麦和瑞典策划结成一个新的中立联盟，但是它们本身的力量薄 

①味增爵会修士 （ Lazaristcs ), 因其创始人 Vincent de Paul 汉译名为味増爵 
而命名 •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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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弱不足成事，如果俄国参加联盟的话，普鲁士和北德意志就会随着 
加入，这样就会关闭整个波罗的海。来自美国的威胁就更显得突 
出。除了封锁问题之外，还有个美国水手问题。英国从中立国船 
上寻找和劫走 志愿服 役的美国水手，把他们和英国国民混在一起。 
华盛顿和联邦党人对此只是提出抗议。但是1800年杰佛逊就任 
了总统，他可能幷不象华盛顿及联邦党人那样好说话。 

但是也不能忘记，由于战爭，世界贸易的情况不是十分健全 
的。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殖民地商品的役机活动采取彼此 
间订立信贷协定的形式，而库存囤积造成了资金的冻结。1799年 
隆冬，当易北河整个封冻、航运停止时，汉堡的物价上涨到令人晕 
眩的程度;而在春季贸易之前，易北河解冻时,船舶开始进港，物价 
也随之跌落，糖价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二之多。同一时期，战爭再 
起。到了 8月，在被入侵前夕，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中断了信贷。 
在汉堡，一百三十六家商号倒闭了，帕里什银行的损失达一百多万 
马克。这次危机波及到全欧洲，特別是在伦敦，至少有二十个商人 
破了产。棉纺工亚受到相当大的震动，工厂有的倒闭，有的削戚工 
资。当时为了制止工人群众的骚动而通过了“结社条例”。财政金 
融形势适于此时恶化起来，再加上1799年和1800年的收成又特 
別糟糕，因而使得每夸特小麦的价格从1799年初的四十九先令上 
涨到1800年2月的一百零一先令。 

法国沒有达到把英国人拒之门外的目的，因为英国商业又找 
到了新的市场，幷且此以往更加繁荣了。法国人认为英国的经济 
结构旣脆弱又虛假，这种看法是错 i 吳的，因为他们不懂得“信贷的 
奇迹”。但是，英国的经济结构也确实是象一套需要不断自动检修 
的精密机械装置，若遇诸如其它国家的政策变化、歉收等一系列外 
部事件时，就可能被掼坏。确实，这种威胁在英国隐隐约约地日益 
迫近着，因而一旦处境困难，英国也势必同意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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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和平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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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这样一种时机中获得利益，共和国就必须重建欧洲大 
陆的和平。因此它还要再一次战尊，幷取得胜利；在签订条约之 
后，它还得重建国內秩序幷解除反革命的武装。否则一遇危机，反 
革命又要向外国呼吁，而外国又会发动新的战爭。但是能否获得 
大陆和平还取决于法国企图保留哪些征服地。 

热月9日之后，法国政策就逐渐转向获得自然疆界的问题上。 
热月党人在共和三年宪法里规定，不得割让任何一块领土。在宪法 
通过时 （1795 年8月）,通过武力征服的法国领土仅仅包括萨伏依 
和尼斯。但是在共和四年的葡月9日 （1795 年9月30日），国民公 
会合幷了比利时，而这一新领土的获得被认为是经过合乎宪法的 
公民投票批准的。从这时起，1793年的几次公民投票又被用来证 
明法国保有来因河左岸是正 当的； 普鲁士在巴塞尔，奧国在坎波福 
米奥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在拉什塔特先后承认放弃来因河左岸。在 
果月18日之前一直是督政官的卡尔诺不赞成这样的领土扩张， 
就连那些把波拿巴推上统治地位的“空论家”实际上也持有同样的 
意见。 H 99 年11月1日，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大槪是多弩 
* —在《哲学旬刊*上宣称：共和三年宪法固定了共和国的疆界就 
等于宣吿“沒完沒了的战爭和全体法国人同归于尽”。但是这幷不 
意味着共和派会象保王党那样，答应外国人以“旧边界”为基础进 
行谈判。法国仍旧_可以向瓦伧区①和萨尔扩张。法国全国大多数 
人肯定会同意这种有节制的行动，因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和平， 
<哲学旬刊》这篇为政变做齊论准备的文章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然 
而，持这样一种态度所碰到的困难是决不可忽视的。在反对保王 


①指比利时南部，说法语的瓦伦人居住的地区。——译者 


61 


主义的斗爭中，督政府从来沒有停止过诉诸民族感情，以致共和派 
巳经习惯于把革命与征服自然疆界看成一回事，从而就以完成了 
君主政体的事业而自豪。军队是不会赞成把他们征服的地方又丢 
61 掉的； 如果军队以新的胜利贏得了和平，那么政府怎么可能会比它 
的前任荽求更低的和平条 件呢？ 

督政府已经听任波拿巴超出自然疆界建立了西沙尔平共和 
国，从而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后来督政府效法波拿巴又在罗 
马和那不勒斯①建立了共和国；督政府还久据皮埃蒙特，为了控制 
阿尔卑斯隘口，它在伐累州也建立了共 和国； 在荷兰和瑞士它发号 
施令，主宰一切。但是人们还可以说，这样一种政策只是为了战爭 
的需要。就是和约签订了，法国肯定不会对毗连“自然疆界#各地 
发生的情况坐视不理。但是这幷不意味着法国必须在那些毗邻的 
国家驻扎军队：它完全可以满足于同其它强国一起保证这些国家 
的独立。在这方面，公众舆论无疑是会支持政府的。经受过许多 
的虛妄的经历之后，象吉伦特派那样对外宣传革命的热情变得淡 
薄了；沒有人会因为波拿巴沒有重建罗马共和国或帕尔瑟诺佩共 
和国而要责备他。 

只要法国超越它的自然疆界，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但是如 
果法国不超越的话，大陆列强会不会因此而让它保有自然疆界呢？ 
有人否认这一点，但却提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普鲁士想的只是 
在德意志其他各地得到法国所答应给的补偿；俄国参战也不是为 
了夺回来因河左岸•，最难对付的是奧国，但是只要给它一些领土补 
偿，特別是如果法国放弃意大利的话，奥国也会安靜下来。剩下还 
有英国。皮特多次宣称，在英国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拒 
绝谈判，幷且说，只要法国占领着尼德兰，英国就不可能得到安全 

①那不勒斯人的共和国，是法国军队在1799年1月建立的，不过四个月左右, 
法军就被第二次反法同盟(俄、奥)军队打敗,这个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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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他进一步申明，至少必须从法国手中夺回来因河左岸的大 
部分地方;后来，格伦维尔在1795年又补充说，幷且要把这个地方 
同在奧国手中的比利时重新合幷起来。但是说他们只关心英国安 
全，这是不眞实的；他们还想从法国手中夺去萨伏依。然而，不容 
爭辩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始终是不让法国控制尼德兰^ 
而现在不得不重新夺回尼德兰，而如果沒有大陆盟国的帮助，英 
国就不能成功地实现这一计划。法国若同大陆列强达成协议，那 
么这就会是一场消耗战，那时英国的经济情况可能会使它安于现 
状，特別是如果沒有其它国家与它爭夺海洋和殖民地的话。1797 
年的危机曾迫使皮特提出这样的和解建议。1799年，所有的迹象 
都表明又会出现同样的局面。可是危险恰恰在于法国认为，英国62 
的困难沒有別的原因，而只是由于法国为了对抗它的封锁而采取 
的封锁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引起法国把封锁扩展到整 
个欧洲，用增加压力的手段来与英国爭夺海洋统治权。那么，大陆 
上的战爭就会再次爆发，幷会眞正变成一场“沒完沒了的战爭”，但 
是战爭的起因幷不是因为法国到达了它的“自然疆界' 而是因为 
超越了这些疆界。 

即使在法国明智占了上风，那也幷不意味着，十分敌视弑君的 
共和国的欧洲，将永远放弃收复法国所有的或部分的广大征服地 
的想法。但是不能这样来看达个问题。1799年同任何时期一样， 

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问题都不在于如何截断历史的进程。问麺 
仅仅在于知道，法国在保住它所谓的自然疆界的同时，是否可能获 
得十年 、二 十年的 和平； 同时，法国是否可能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以 
便准备比以往更加有力地保卫这些疆界。毫无疑问，回答是肯定 
的。但是督政府的共和派能否抓住这样的 机会？ 对于这个问题的 
回答决不是肯定的。但是到了 1799年末，决定权不再属于他们 
了。他们自己心甘情愿把决定权交到了一个人物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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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拿破仑 • 波拿巴登台 

法国革命转向建立起独裁统治决不是一个偶然 事件； 一种內 
在需要驱使它这样做，而且，这也不是第一次。这场革命终于导致 
一名将军的独裁统治，这也不是个偶然事件。而这位将军恰恰就 
是拿破仑 • 波拿巴，此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 
节制。因此，这样一个预见不到的因素就象一只砝码加在天平上, 
使天平向着“沒完沒了的战爭”的一端倾斜了。 

一、法国的独裁统治 


很久以来，共和派就想加强政府权力，从他们颁发给各附庸国 
的宪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荷兰，督政府的成员控制了国库;在 
瑞士，他们任命了政府官员;在罗马，甚至还委派法官；在黑尔维谢 
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各郡都已经有了一名“郡守”。这里还沒有 
提到西沙尔平共和国，它成了波拿巴个人的采邑。不幸的是，在法 
国，共和三年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至少要迁延七年。果月18曰 
的政变给西哀耶斯、塔列朗和波拿巴提供了他们所要寻找的机会， 
但是他们却放过了这次机会。然而，在共和七年，他们希望制造一 
次新机会。自从內战和对外战爭开始以来，就已存在一种趋势要 
64把革命推向设立一名常任的幷拥有绝対权力的行政长官，这就是 
说，朝着独裁统治推进；共和派不一定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在 
顺应这种趋势。因为法国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而被推翻了的贵 
族的反抗决•木止于掀起叛乱而已。依靠敌人资助的贵族，利用战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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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种种困难——这是不满情绪的无穷源泉特別是利用货 
币和经济危机，企图煽动人民起来反对革命政府。法国人幷不想恢 
复旧制度，但是他们在遭受苦难，他们要自己的领导人对此负责。 

在每次选举中，反革命总是希望重新上台。在1793年，山岳党人 
意识到这种危险，才宣布延长国民公会任期，直至和平的到来。热 
月党人曾经打算恢复民选政府，但是他们随即利用通过“三分之二 
法令”的手段，重新采取了雅各宾派的权宜措施。接着，在共和五 
年 （1797 年）:的选举中被挫败的督政府于果月18日又重建了独 
裁统治。可是只要共和三年宪法继续存在，这个独裁统治每年都 
要经受考验，就要采取接二连三的暴力措施，所以始终不能建立起 
来。还是得恢复1793年的原则，幷且长期贯彻这个原则，直到重 
建稳定的相芊之日，只有到那时反革命才愿接受新秩序。正是在 
这一点上，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才与法国革命史紧密相连。不论他 
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他本人或者他的敌人都决不可能割断这个 
共同一致的联系，全欧洲的贵族也完全理解这一事实。 

象在1793年一样，雅各宾派在1799年想依靠无套裤汉迫使 
立法两院建立起民主专政。他们利用苏黎世战役胜利前的危机成 
功地强行庫过了几项革命措施：发行强制公偾、废除兵役顶替、实 
行“人质法”，取消给予银行家和军需供应商优先从国库收入中领 
款权，扣除所得税，以及实行各种征用。所有这些措施打击了资产 
阶级的利益，以至使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在雾月19日当晚就恢 
复给予银行家和军需供应商优先向国库领款权，这是他们行动胜 
利的一个标志。聚集在奧德伊的孔多塞夫人周围或在斯塔埃尔夫 
人沙龙里的“空论家”们不想要民主专政，甚至也不要民主。1799 
年，斯塔埃尔夫人在论述“结束革命”的手段和“共和国的基本原 
则”的某些片段中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设法建立一种能保证有钱的 
和有才的“新贵名流”享有权力的代议制度。成为督政官的西哀耶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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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从 “ 三分之二法令”中得到了启示。他想同他的朋友一起选择新 
成立的政府机构的成员，然后这些机构依靠互选办法补充人员，而 
只给人民选举候选人的权利；那些已经当官的人从这一企图中看 
到了保持自己权力的可能性。 

自从把人民排除出去以后，要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就只有依靠 
军队。督政府于共和五年果月18日已经动用了军队，尽管文官 
政府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害，但它还沒有丧失控制军队的优势。 
可这一次的情况迥然不同；他们要驱逐的不是保王党，而是坚定 
的共和派。因此，这个任务只有一位深孚众望的将军才能完成 •，波 
拿巴的突然归来注定了这位将军就应该是他。有人用全民的意 E 
来替雾月&日政变辩护，其实全民意愿幷沒有在这次政变中起 
作用。波拿巴回到法国的消息使举国欢呼，因为人民公认他是一 
名能干的将军；可是共和国沒有他也打了胜仗，而且马塞纳的胜利 
已为督政府贏得了荣誉。①因而，雾月18_日政变的责任就落到被 
称作“雾月党”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身上，他们的领袖是西 
哀耶斯。他们本无意屈从波拿巴，他们选择他仅仅是把他当作工 
具用。然而他们沒有提出任何条件，甚至也沒有事先给新政权规 
定大政方针，就把他推上权力的宝座，这就暴露出他们是一帮难 
以想像的庸才。波拿巴沒有抛弃那些新贵名流， 因 为他也不再是 
个民主派，幷且只有他们的合作才能够使他进行统治。可是雾月 
19日晚，在匆匁忙忙地拼凑起一个临时的执政府的班子之后, 
他们就不应当再抱有任何幻想了。军队一直追随波拿巴，而且仅 
仅追随他一个人。因此他主宰了一切。不管他和他的辩护士可能 


①即上段开始时提到的苏黎世的胜利，1799年9月25—26日，马塞纳统帅法 
军在苏黎世附近大败沙俄苏沃洛夫和柯尔沙科夫的军队。9月19日，法军在荷兰击退 
英、俄联军登陆的企图。这些胜利使法国转危为安，而波拿巴当时还未从埃及回国。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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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什么 / 他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军事独裁，也就是专制的独裁 
统治。这样，决定法国和欧洲命运的那些问题就将由波拿巴独断 
专行。 


二、拿破仑•波拿巴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 人呢？ 我们很难给他勾画一幅宵像，因为 
他的形象异乎寻常地在不断 演变： 从在瓦朗斯和奥松驻防时一个 66 
勤学苦读和沉思默想的军官，甚至在斯蒂维耶雷镇战役前夜还是 
个召开军事会议的靑年将军，一直到变成晚年时醉心大权独揽和 
自信无@不知的皇帝。但是有一些基本特性贯穿在他一生经历67 
中•.权力只能加强某些特性或减弱另一些特性。 

他身矮腿短，肌囱发达，面色红润，三十岁时还很消瘦，但体格 
健壮耐劳。他的敏感和坚定令人赞叹，反应敏捷迅如闪电，工作能 
力无可限量;而又可以想睡就睡。然而他也有相反的 一面: 湿冷天 
气 使他威 到郁闷，引起咳嗽，排尿困难；与人顶撞时暴跳如雷;操劳 
过度时尽管有长时间的热水浴,饮食十分节制，适量而经常地喝点 
咖啡与吸烟，但仍往往引起短暂的神思恍惚，甚至黯然泪下。他的 
头脑是迄今最健全的头脑之一：永不松弛的注意力不倦地抓住各 
种事实与思想;记忆力就把这些事实与思想存入头脑幷加以分类； 
想像力机动灵活地运用这些事实与思想，他的思想处于一种持久 
而隐秘的紧张状态，不稍懈怠地拟订着政策与战略的要点。这些 
政策与战略于忽而恍然大悟之机闪现出来，有如数学家和诗人的 
体验一般，特別是深 夜猛醒 之际，他自己称之为“精神火花的迸 
发”，“午夜后出现的精灵”。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现出的这种热 
烈的精神，使得这个“头发平滑的科西嘉人”在飞黃腾达时脸色仍 
然呈现“硫磺色”的面孔神采奕奕。正是这种识烈的精神使 他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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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合，而幷不是如泰恩①要让入相信的，他从中世纪声誉欠佳的意 
大利雇佣兵队长继承来某种粗蓁残忍，经过他野蛮地施加到全世 
68 界。他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 价:“ 我甚至是相当善良的人”;而这是 
符合实际的：他为人宽宏大量,对接近他的人甚至是和蔼可亲的。 
但是，在一般人与拿破企 • 波拿巴之间确实是沒有共同语言，彼此 
毫无共同之点，因为一般人对工作草草了事，急于想多点休息消遣 
时间，而拿破企 • 波拿巴则孜孜不倦，一心一意在工作。从他的身 
心体质产生出不可遏制的冲动要采取行动与发号施令，这就是人 
们所讲的他的野心。他很有自知之明：“有人说我是野心家，说错 
了，我幷非如此，或者至少可以说，我的雄心和我的存在是紧密交 
融，难以分辨的。”还能比这说得更好吗 7 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 
的气质。 

他到布里埃纳念书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 ，一 个贫穷和受人 
嘲弄的，火热而又羞怯的异邦人，就从那时起，他已经从自高自大 
和藐视別人的意识中取得支持自己的力量。但是命运使他成为一 
个军官，这最适合了他要求別人绝对服从的发号施令的本能。虽 
然这位军事长官也多闻多问，甚至征求意见，但最后还是由他个 
人作主幷作出判断。波拿巴的独断专行的自发倾向变成了职业习 
惯。在意大利和在埃及，他已把独断专行推广到政府中去。在法 
国，他想以一个文官的面貌出现，但是军官的烙印是难以磨灭的： 
虽然他多方洛询，但是他决不能容忍別人随意反对他；更有甚者 
是，他在习惯于展开讨论的一群人面前，就沉不住气，莫知所措, 
这就是他何以对“空论家”深恶痛绝的原因所在。群众虽然是一 
团混乱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然而却是令人生畏的，因此波拿巴 


①伊波利待 • 泰思 (1828— 1893年)的名著《现代法国的起源》 （1875—1894 年 
出版)共十五卷，分为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一卷《拿破仑•波拿巴* U 891 年出版)描述 
波拿巴的形象和性格縝为生动，但也引起史学家的争论。——译者 


68 



对群众总是旣鄙视又恐惧。夺取政权的是波:拿巴将军，他也就是 
作为将军运用政权的。服装和称号的改变都丝毫不能改变其将军 
本色。 

然而，在这身军服下面实际上有着几个人，而他的吸引人的魅 
力正是来自这多种多样的性格，也同样来自他的多方面的聪明才 
智。共和三年的波拿巴，身无分文地浪迹于热月党人的宴饮作乐 
之中，周旋于当日的权贵、豪富与艳妇之间，他也燃炽过与常人无 
异的种种欲望。这个时期给他留下了某些终身的 影响： 使那些曾 
冷落过他的人屈居己下，他就感到某种乐趣；对富丽豪华的爱好； 
对家庭——这个曾同甘共苦的“氏族”——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还 
有某些资产阶级贵人的难忘的言谈，如在加冕典礼之日，他感叹地 
说：“约瑟夫，要是咱们的父亲能看见咱们该多好啊! ”然而在这很69 
久以前，他也幷非不曾为一种更高尙的爱好所吸引，即想知道一切 
和了解一切，这肯定是对他有用的，但他求知本身首先就是一种满 
足，原无其他打算。 

当他还是一个靑年军官时，他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和搜集资 
料，也从事写作；显而易见，如果不是进了布里埃纳军校的话，他原 
有可能成为文人。领兵作战之后，他仍然是一个脑力劳 动者； 这个 
军人最偸快的事莫过于在自己安靜的书房里，置身于公文卷宗之 
中。这项特征逐渐戚弱;他的思想变得更实际些，他曾自夸已经摈 
弃了“空论”；然而他却依然是十八世纪的人，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 
家。他远非凭直觉行事的人，而是依靠推理，依靠知识和有条不紊 
的工作。“我习惯于在三、四个月以前考虑我应该做的事，幷且估 
计到最坏的情况”;“每次作战都必须按照一定方案进行，因为靠运 
气是不能取胜的”；他认为他的一些机智表现是坚毅的自然成果 3 
他心目中的统一国家是按照一个简单而系统的方案由一个整体 
构成的，这个槪念悬十足的古典主义。在罕见的一瞬间，甚至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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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以最鲜明的特征表现出理智主 义：能 剖析自己人格，旣能正视 
自己的生活，也能忧郁地反省自己的命运3在获悉约瑟芬的不贞 
之后，他从开罗写信给他的哥哥约瑟夫说 :“我 需要离群索居。壮 
丽豪华使我感到膩烦，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对荣誉索然寡味。年 
仅二十九，却已历尽沧桑。”不久以后，他同吉拉尔丹在厄尔默浓 
维尔散步时说 ：“未 来的事态将会表明，假如卢梭和我压根儿都沒 
有在世间活过，也许会对世界的安宁更有好处。”①在陪同波拿巴 
巡视荒芜的杜伊勒里宮时，罗德雷威叹地说 •. “将军，这是何等凄 
凉!”才就任第一执政两个月的波拿巴回答说 •. “是的，有如权势尊 
荣一样。”由此可见，夏托勃里昂和维尼的浪漫主义的忧郁，通过 
惊人的转折，滲入这个坚定而庄严的人的理智主义里。但是这从 
来只是一刹那，他立即就会恢复常态。 

一切都似乎注定他要奉行现实主义的政策，而实际上他在执 
行政策时，直到细枝末节全部都是现实主义的。在他飞黃腾达的 
过程中，他摸透了人的种种情咸,幷且学会了播弄这些情威。他懂 
得如何利用自私、虛荣、嫉妒，甚至利用品德不纯；他深知从喚起人 
70 们的荣誉感和激发人们的想像力中，能从他们获得些什么；他也沒 
有忽视可以用恐怖使人屈服。在法国革命的成果中，他准确地分 
辨出 哪些是 全国人心所向的，哪些适应他的专制主义的。为了爭 
取法国人的拥戴，他同时旣以和平使者又以战神的面貌出现。因 
此之故，他应被列入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行列之中。 

然而，他只是在实际行动中才是现实主义者。在他身上还可 
#看到具有英雄的某些特征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是从他在学校 
读书时，出于要支配那个轻视他的世界的愿望中诞生的;尤其是从 


①吉拉尔丹 （1765 —1827年)是法国将军和行政官，这段轶事出自他的《日记\ 
厄尔默浓维尔在巴黎东北的瓦兹郡桑利斯县，卢梭晚年卧病并逝于该村的吉拉尔丹侯 
爵的领地 ±* 午？月，波拿巳到该村凭吊，这句话是他在卢梭基前 说的。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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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拟普鲁塔克①和高乃依®著作中的半传奇式的人物的 E 望中诞 
生的。他最大的野心乃是荣誉，我只生活在子孙后代之中”；“死 
算不了什么，但是被打败而毫无荣誉，虽生犹死。”他的心目中只有 
世界上伟大的人物：东方的征服者、梦想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罗 
马帝国的创建者与重建者恺撤、奧古斯都、査理大帝，这些名字本 
身就意味着世界大一统的思想。这点幷不涉及一个具体的槪念, 
一个为政治事业提供规范、尺度与极限的槪念•，这些人物是激发丰 
富想象力的榜样，是赋予他的行动以难以形容的魅力的榜样。他 
最响往的还不是英雄的事业，而是这些事业所体现的精力充沛的 
热情.。他是艺术家，是实践中的诗人，对于他来说，法国和全人类 
都不过是些 工具； 他在圣赫勒拿岛回忆洛辿大捷和他內心燃起的 
权力欲望时，表达了他对权势的威觉，他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 :“我 
看到地球在我脚下旋转，仿佛我已腾空而入云霄。”因此，要想探 
讨拿破企给他的政策确定了什么目标，或者他准备达到的极限是 
什么，都是枉费心机•，因为根丰不存在什么目标和极限。他的部下 
曾因此威到不安，他听到后说 :“我 总是这样答复•.我不知道有什么 
目标和极限，”或者尽管用平庸的方式，却意味深长 地说： “要取 
得上帝老爹的位 子吗？ 啊，我才不想哪，那是条死胡 同！” 因此，在 
这里又可以看到，头一眼就给人印象深刻的、他心理上的强有力 
性格。这就是浪漫主义者的拿破仑，一种自行扩张的力量，对他 
来说，世界只不过是冒险行动的场所。而现实主义者不仅要善于 
运用手段，还要考虑在可能条件下明确他的目标；如果想象力和 
扠势欲能够驱使他行动，现实主义者会知道到何等地步就应适可 
而止。 


①普鲁塔克(生于公元 45—50 年间，逝于125年），希腊历史学家，曾撰述古希 
膜、罗马杰出人物的传记。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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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正如莫莱①十分精确地观察到的那样，虽然拿破企不 
正视现实，他的精神在其它方面却是非常善于把握现实的；这不 
仅归因于他的天性，而且应归因于他的出身来历。当他从科西嘉 
岛初履法国本土时，他自视为异弗人，而且直到1793年®被他的同 
胞逼迫离开科西嘉岛为止，他还是敌视法国人的。当然，他已充分 
地钻硏法国人的文明和思想，足以归化其中，否则他决不可能变成 
法国人的领袖。但是他还沒有足够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威情完全 
和法兰西民族的社会融合在一起，遵奉法兰西民族传统，以致能把 
法兰西民族利益视为自己行动的尺度与界限。他始终威到自己是 
—个离乡背井的游子。他也脫离了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阶层而无 
所 依附， 他旣不完全是绅贵，也不完全是人民，他相继在波旁王朝 
和大革命时期充当军官,但是他对哪一个政权都沒有衷心拥戴过。 
而他后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因为他可以完全轻易 
地处于超党派的地位，幷以民族统一的恢复者的面貌出现。但是, 
无论在旧制度下，或者在新政权中，他都沒有汲取出可供他作为规 
范和限度的原则。他不象黎歇留③那样受效忠王朝原则的约制， 
这种原则使黎歇留把个人意志从属于君主利益；波拿巴也不受公 
民美德原则的约制，这种原则要求他献身为民族服务。 

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是启蒙哲学家的弟子，因此他痛 
很封建制度、社会的不平等、宗教的不容忍；他认为开明专制能够 
调协政府威权和政治与社会改革，他自己就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个 
开明专制君主，幷且是开明专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在这个意义上 
讲，他是属于法国大革命的人物。然而，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从来沒 


①莫莱 (1781— 1855年），参政官、帝国时期历任要职，后来到七月王朝时出任首 
相 （1836— 1839年)。他的回忆彔经后人整理出版，成为顔有价值的史料。——译者 
⑤原著误为1791年，应为1793年。——译者 
⑧黎歌留(1筇 5 —154之年卜珠国紅衣主教，路易十三的大臣,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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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接受民主，.他屛弃了使革命理想主义生气勃勃的十八世纪的伟 
大希望，即将来总有一天，人类文明会发展到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 
人。他沒有象其他人那样，为了顾虑自身安全而变得小心谨愼，因 
为，用一句通俗的说法，他已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梦寐以求 
的只是通过英雄壮举与冒险行动而成就英名伟绩。还有道德约制 
问题;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他与別人毫无共同之点；虽然他深知別 
人的情感，幷巧妙地利用这些情咸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可是他只留 
意那些能使人听他使喚的情感，却低毁一切能激励人们牺牲精神 
的高尙情操•.宗教信仰、公民美德、热爱自由等，因为他威到这些髙 
尙情操对他个人企图构成障碍。这幷不是说他对这些情操格格不 
入，至少在他靑年时代尙非如此，因为这些情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 
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以后环境变了，使他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 72 
闭目塞听，高高在上。在权力欲支配下的旣虫严又可怕的孤立中， 
准则限度毫无意义。 

“空论家”把他看成是自己人而沒有察觉他身上的浪漫主义的 
冲动。能够逷制他这种冲动的唯一办法也许就是把他置于一个强 
有力的政府之下，让他在一个从属的地位上为国效劳。但是雾月 
党人在把他推上最髙权力的地位时，恰恰就已放弃了一切这类防 
患未然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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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内安法国外和欧洲 
(1799— 1802年） 


第一章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取得政权之后，拿破仑立即着手组织他的独裁体制。这项工 
作至少有一部分延续至今，构成现代法国行政机构的主体。但是 
这项工作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在倒台之前，他一直在进行工作，而 
其成效只能是逐渐地显现出来。同时，采取行动的需要又是不容 
迟缓的，他必须准备1800年的 战役； 因此波拿巴只得临机制策。这 
两个特点一直贯穿在他的统治的始终。他一生不停顿地致力于久 
a 之计。但是，尽管他热切地想做力所不及的事，他却总是不得不 
临时对付每一项事业。 


_、临酎执政府与共和八年宪法 


共和八年雾月19日 （1799 年11月10日）晚上，几名议员匆 
忙地批准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新宪法的临时政府。行政与立法创议 
的大权全部落到三名执政 手里： 波拿巴、西哀耶斯和罗歇•迪 科; 
20曰，他们达成协议轮流担任 主席； 但事实上波拿巴从一开始就 
控制了一切。由二十五人组成的两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分为三 
个组)取代了元老院及五百人院，其职能仅在于准备新宪法。 

由于法国革命粕国看起来似乎都沒有成问题，所以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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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幷沒有引起任何剧烈的反抗这不过是又一次政变而已。人 
们不过是热心地等着瞧波拿巴如何着手工作——谁知道他是否能 
维持得下 去呢？ 然而，少数的左派及右派还是很快地开始形成了。 
执政府就其起源讲是反雅各宾派的；因为发动雾月政变的借口毕 
竟是一个莫须有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正是左娓反对在圣克 
卢的集会，而且他们在外地某些地区也企图进行反抗。六十一名 
议员被取消了议席；五十六名雅各宾派，其中有二十名议员，被流 
放到圭亚那及雷岛，其他很多人被捕。共和七年的“恐怖主义的” 

措施-强制公债、人质法及强迫征用等 被废除了，这是军需 

供应商及银行家的胜利。“良善之辈”①对此表示满意；保王党在 
他们的书刊里和讲坛上表示了同样的威情。他们希望波拿巴会成 
为蒙克②。当那批顽抗派的教士又抛头露面时，各地都明显地有 
猛烈的教士骚动。但是波拿巴立即谴责了这种反革命活动，因为 
督政府的各郡行政机构依然保留着、幷被置于由三执政任命的特 
派员的控制之下,所以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反革命活动镇压下去。 
警务部长富歇一开始就站到左派一边；他取消了对雅各宾派的放 
逐令。波拿巴仍然忠于雾月政变的精神，同那些“新贵名流”一起 
统治，他们不是大革命的参加者，就是追随者。 

与此同时，宪法起草工作依然由特別指定担任这一使命的立 
法委员会的两个组负责进行。他们就教于西哀耶斯，但是这位“圣 
人”声称他毫无准备，不过还是口述了意见。他的意见要点被布莱 
(默尔特郡人）、多弩与罗德雷保存下来。尽管他们各人的记录彼此 
有些出入，但是有两点还是値得注意的。第一，雾月党人将在各组 


® “良善之辈 "(“ hoim 6 tes gens ”) 指既非出身贵族设家，又非出身低微的平民, 
即指宫有的资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拥护既存社会秩序者。一译者 

⑧蒙克 (1608—1670 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将领，1660年叛变革命而拥立斯 
图金特王朝复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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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机构內先取得席位，这些机构然后将采用互选的方法从“新贵 

名流”①中来补足共成员。西哀耶斯认为，因为权力必须来自上 

面，所以公务员也将不是由选举产生。但是他补充说，旣然信任 

必须来自下面，重新得到普选权而成为主权者的人民就有权制 

定“新贵名流”的名单。这样，导致雾月18日政变的主导思 

想——“新贵名流”的独裁统治——仍然得以实现。但在另一方 

面，必须细致地划分权力。立法权分给三个议院，行政权分给三个 

人，一个是由元老院任命的“大选长”和两个是由“大选长”指定的 

执政。“大选长 # 终身任职，但得由元老院“吸收”而去职;两名执政 

分別负责內政和外务。在他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內，两名执政连同他 

们的各部部长和各自的参政院都享有完全的独立地位。这里表现 

出西哀耶斯的眞正个人独创的想法。他设想出这些复杂安排的目 

的就是在于保护个人自由，使之不受国家的专制统治的侵犯。但 

他这样做却低估了加强政府权力的必要性一-这曾是这次政变的 

第二个目的，同时也很不合乎政变中他的同谋者波拿巴的野心。 

波拿巴对于民选政府的消失以及许许多多议院的建立当然幷 

不反对，但是他却断然要求独揽行政大权 Q 塔列朗安排了一次波 

拿巴与西哀耶斯的会见，但这只能加剧两位执政之间的冲突。参 

与起草宪法的两个组的成员由于宣称反对西哀耶斯，从而结束了 

这场冲突。他们设立一个第一执政，虽然有两个执政的协助，但賦 

* 

予第一执政绝对的权威，幷授予任命所有官吏的权力。他们甚至 
也不支持西哀耶斯计划的其余部分，决定恢复有财产资格选举权 
及选举制度，因为他们可能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议会各院在陂 


①新贵名流 ( notabilites ) 或译为“知名人士”、“贵人'“闻人”。在本书涉及这一 
时期，实际上是以拥有财产为标准，其中虽有出身旧贵族的大地产所有者，怛他们已被 
大革命剝夺了贵族头衔和封建主扠利，而向资产阶级转化更多的是新兴的资产阶 
级。这一阶级是举硖仑政扠的亥柱，敢评为新贵名沫，或简称“‘流”。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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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巴面前将变得软弱无力。 

当多弩刚把宪法草案誊正好，波拿巴立即在他的官邸召集了 

76两个委员会的成员进行审议。在这次新的审议过程中，西哀耶斯 

又设法把互选原则、新贵名流名单以及普选权等写入了宪法。他 

这样做显然沒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波拿巴不得不同意这些內容。 

作为交換条件，波拿巴显著地增加了他个人的权力，他的两位同僚 

被贬低到只有咨询的地位，而他自己则取得了制定法令权。保民院 
* 

被剝夺了参与对立法的创议扠。这样，宪法的最后文本看来是一 
种妥协的产物，但在事实上，只要波拿巴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自 
己身上，西哀耶斯所获得的成果就只能有利于彼拿巴。毫无疑问， 
有些雾月党人跟着波拿巴走是为了想趋炎附势；然而另一些人支 
持他无疑具有更髙的目的。他们认为拯救法国革命需要达样一位 
领袖。 

由于这些辩论还不是正式的，法定程序的讨论应当先在五百 
人院的委员会內进行，随后再转到元老院。然而人们都希望结束 
这一讨论。霜月22日 （12 月13日）晚上，当波拿巴要求议员 
们签字以表示同意这些条款，幷立即要他们把三名执政的名字（波 
拿巴、康巴塞雷斯和勒布伦)写进去时，沒有人反对这次新的玫变。 
为了要法国人民批准新宪法而举行了全国范围的公民投票，结果 
以三百零一万一千一百零七票对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过。这部宪 
法在准备过程中就不符合正常程序，而在正式批准前的雪月4日 
(12 月25日）就开始生效了，这是再一次违法。① 

这部共和八年宪法，仓促拚凑在一起有九十五条，除了夜间不 
得搜查民宅以外，幷无一处提到公民权利。在国家权力的组织方 
面，这部宪法的规定也是极不完善的。这部“简短而含糊”的宪法 
是符合波拿巴要求的，给了他自由行动的余地。最主要的是宪法 
' ~^投累到 1800 年 2 月珥才寞布计算出全部结果,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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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第一执政拥有无限的权力。除了媾和与宣战（这在当时还 
无足轻重)以外，拿破企取得了全部行政权。他任命各部部长和其 
它髙级官吏；只有治安法官才要通过选举产生。各部部长得受立 
法院弹劾，而这样其实使波拿巴更便于控制他们。至于第一执政 
本人以及他的官员则不对任何人负责，官员只有得到参政院同意 
才可被追究，而参政院的成员又是波拿巴自己指定的。他独自掌 
握了立法创议扠。立法权只变成了一个单纯审议的过程，在听取77 
了参政院的意见后立法院成员只是在波拿巴提出的法案上写明 
“同意”或“不同意”而已。即使如此，讨论与投票还是分开进 行的： 
有一百名议员的保民院进行讨论，而立法院的三百名“哑巴”投票 
表决。最后，波拿巴还不受约束地行使颁布法律的权力——这是 
革命议会过去为了执行法令而赋予首席行政官的权力，幷由首席 
行政官规定或解释法令的详细內容。维护宪政的元老院则可以取 
消它认为违宪的法律，然而元老院议员的职务实际上只是个闲差， 

因为该院成了一个主要是进行选举的机构。 

因此，人们说从全部宪法中所能看到的，就是个陂 拿巴； 这句 
话流传很广，确实表达出眞相。然而还不是全部眞相；议会各院之 
所以全然不起作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取消了选举。各院成 
员的产生是沒有人民参与意见的，两位即将卸任的临时执政与新 
上任的第二、第三执政任命了第一批三十一名元老院议员，然后再 
由这些人来挑选出另外二十九名议员；以后，元老院就将继续以互 
选的方式来补足其成员。元老院指定保民院成员及立法院议员， 
幷在现任三执政任期十年届满时任命新执政。结果所有那些被任 
命的人都确是在各级普选中选出的“新贵名流”。在每一个“乡镇 
区域”里，公民们选出为他们人数的十分之一的候选人，然后从达 
些“乡镇新贵名流”的候选人中又选出其人数的十分之一来构成郡 
的人 名单。郡级人名卓上的新贵名流通过相同的程序再构成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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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贵名流名单。这所谓乡镇区域”指的是 什么？ 谁也还不知道。 
不管怎样，这种制度是无从实行的，到共和九年最后好歹算制定了 
各级名流名单，但也几乎根本沒有采用。 

人民是主权者，这是明确的，但沒有人理会他们。雾月党人满 
意了，因为他们现在身居统治地位。但是他(门只代表自己，不代表 
任何人。波拿巴毫不迟疑地吿诉他们，“唯我一人代表人民。”尽管 
他们组成了所谓“代议制”机构，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一伙被波拿 
巴召来、幷在他认可的范围內协助他的新贵名流。以后在复辟王 
朝时，国王也是这么讲的。起初雾月党人不是这样想的。元老院 
成员是由西哀耶斯精心挑选的，由于他们控制了元老院，他们也就 
控制了保民院和立法院，所以这些人就自认为能够强迫波拿巴同 
他们合作。事实上，议会各院确曾表现出反抗的意图。但是由于 
78 宪法里沒有解决这些爭执的办法，于是就以一系列政变的形式加 
以解决，而唯有波拿巴才具有搞政变的手段。从一方面来讲，执叙 
府的历史，甚至于帝国的历史，都部分地表现为立法权逐步屈从的 
过程。从一开始波拿巴就侵犯了立法权。 共和八 年雪月 5 日 （1799 
年12月26日），他授权参政院以发布“意见”的形式来解释法律。 
他也时常毫不为难地按照自己的意向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修改或曲 
解法律。共和十年宪法允许他授予元老院咨询权，从而剝夺了保 
民院和立法院的一切权力。这样，在极大地扩充他的制订法令权 
之后，波拿巴终于开始以直接发布法令的方式来立法。 

有人津津乐道，说波拿巴和西袁耶斯让雅各宾派，即所谓“可 
靠的雅各宾派”充斥议会各院。他们才不这样傻呢 t 毋宁说，他们 
更为喜欢的是溫和派。元老院成为仅次于法兰西科学总院的“空 
论家”的大本营。保民院的成员多是作家和演说家，诸如多弩、谢 
尼埃、然格內、萨伊，而尤其是邦雅曼*贡斯当；那些不太著名的人 
物则安排在立 法院。 总共有三百3十名议员曾在督政府的立法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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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中占有席位，五十七人曾在大革命时期三届议会中占有席位;雅 
各宾派和归附的保王党贵族都只占极少数。波拿巴此时还不能摆 
脫这一批人，必须从他们中择优录用，因此参政院和政府各部的政 
治色彩，也不可能有很大差別。这就是为什么参政院甚至也有一 
定的独立性 。 在挑选其余两名执政的人选上，波拿巴就暴露了他 
的眞实倾向。康巴塞雷斯曾经是国民公会的平原派，他仪表堂堂， 
讲究修饰，值忠心耿耿，极力对波拿巴施展一种溫和主义的影响。 

勒布伦①曾任莫普②的秘书，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很不得意，波拿 
巴本人知道他是个保王党分子。在財政方面波拿巴依靠曾在革命 
前的财务总署任职的戈丹及莫利昂，结果造成了革命的资产阶级 
与那些旧制度遗留下来的、但已向新秩序妥协的人物混杂在一起， 
这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情况。后来，波拿巴逐渐加大“旧人员 # 在政 
府里的比重，这样他就准备好了适应向君主政体过渡的人马。 

二、波拿巴权力的组成与扩大 79 


波拿巴于共和八年雨月30日 （1800 年2月19日）移居杜伊 
勒里宮，幷立即进入了自己的书房，以便不受干扰地工作。 m - 
获准进入书房的人是笔录他口授命令的秘书——最初是布尔里埃80 
內，随后是梅內瓦尔或者是凡。每当他想与他的属下议事时，他总 
瘙到和书房相连的另一个厅里去。旧制度君主统治的先例也使他 
对部长们及其越权行为充满了不信任。他使部长们习惯于书面与《 
他联系；不久他手边就有了以各部长，定期呈递给他报吿的“卷 
宗' 陆军部的军事情报，以后又掌握了国內外额外的临时收益报 


①勒布伦 （1739 —1824年），初为律师，1789年当选为三级议会代表，雅各宾专 
政时期被捕人狱，热月反动后获释,1795年又人选元老院。——译者 
⑧莫普 (1714 —1792年)在路易十五晚年任大法官——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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吿。他保留了督政府时期创立的国务秘书处这个机构，把它变成 
一个部幷派马雷任部长。马雷负责集中政府各部、处的文件表报， 
幷把他每天从早*晚从波拿巴那里收到的命令下达给有关部门。 
就这样，部长们变成只不过是波拿巴的办事员而已。波拿巴还增 
加了部长的数目：共和九年从财政部分出一个国库部；共和十年从 
参谋总部分出了一个军政部；此外，波拿巴还派参政官到一些部 
里，分別管理有关宗教、国民教育、国有产业、森林、公共工程等事 
宜。当今的督导官职位即由此发端。部长们因此威到不快；但是 
拿破仑也和路易十四一样对各部长间的倾轧咸到高兴。只有外交 
部长塔列朗得到与主上一起工作的特权；塔列朗装出一副对陂拿, 
巴眞正崇敬的样子。而蔑视他的波拿巴却不由自主地对他表示相 
当尊敬，这是一种暴发戶对娴熟礼仪的名门贵族的尊敬。波拿巴 
对塔列朗的高贵气派悠然起敬，幷非常乐于接见他。由于部长们 
被剝夺了决策权，幷且也不构成一个团体，波拿巴就如伯尼奧①所 
说的“总揽一切”。象弗里德里希二世③一样，波拿巴是从书房里 
进行统治的。 

波拿巴从未受过治国方面的正规训练，他缺乏很多必要的专 
门知识，关于他对任何事物都立即能理解的传说纯系讹传。他通 
过自学学到了很多东西，然而他眞正的长处却表现在能器重那些 
82在法国革命期间有过行政经验的人，不时地向他们请教，幷善于使 
用他们。从共和八年雪月4日 （1799 年12月25日）起，他从这些 
人中挑选出组成了拥有二十九名成员的参政院的大多数。除了布 
律纳与雷阿尔之外，这些人过去都以溫和派闻名。在他们之中只 


①伯尼奧伯爵 （1761— 1835年)革命时立法士会议员，波拿巴的重要高级官吏之 
后来在复辟时期任大臣，此语出自他著的《回忆录 h ——译者 
⑧旧译“腓德烈大王 ”(1712— 1786年），普鲁士国王， 1740— 1786年在位。——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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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名前国民公会的议员，在这三人中仅贝利埃一人曾为“弑君 
者”，就是他也曾赞成过国王的死刑缓期执行。与这些人同时入选 
的还有诸如尙帕尼、弗勒里厄、莫罗•德 • 圣麦利等人，他们肯定 
是同情王党的，对旧制度的灭亡不胜惋惜。在以后的几年內，这两 
个派別的发展是不平 衡的： 前者增加了蒂博多和特雷拉；后者增 
加了巴尔贝-马尔布瓦、波塔利斯、迪马、比戈•德 • 普雷亚梅纽以 
及米 雷尔。 他们幷非都受到这位统治者的信任。共和八年果月7 
日 （1800 年8月25日），波拿巴从马伧哥得胜回来以后，即实行改 
进人事制度，从而使他能不动声色地解除那些引起他不快的参政 
官的职务，因为他认为人事变动引起太明显的注目在政治上是不 
明智的。从此以后,波拿巴每隔三个月就准备两份名单，一份是那 
些执行正常公务的参政官名单，另一份为执行特殊公务的参政官 
名单，即那些负有特派外放任务的参政官名单；这样，这些人就不 
出席参政院会议了，虽然他们仍保留参政官的官衔和荣誉。任务 
一旦完成，他们就不必再重返原任，这就足以使波拿巴为掩盖某一 
参政官失宠而把他的名字从一'张名单转至另一■张名单。 

参政院分为五个组，这五个组平时分別执行职务，不过定期召 
开全体会议，会议通常由波拿巴主持。参政院还设有一个由洛克 
雷领导的总秘书处。由于参政官是由第一执政任免，所以他们就 
缺乏独立性。而革命前王政时期的国务会议是有独立性的，因为 
它的成员是买来的职位，因而官爵终身，幷且具有由于社会出身和 
职业联系而产生的一种团体精神。由于参政院沒有决策权，所以 
它只是发表对波拿巴毫无约束力的意见而已。 

然而参政院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特別是在最初几年。它有 
诸如罗德雷、勒尼奥、夏普塔尔、克雷特、富尔克鲁瓦、波塔利 
斯、贝利埃以及蒂博多等许多著名的行政人才。正是在参政院 
里制定出了那几部重要的组织法及法典。参政院具有最高行政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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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它在处理爭议中起着逐步调整整个行政机器运转的作用。 

83波拿巴很髙兴参加该院的工作。他让参政官畅述己见，然后他自 
己就毫无拘束地以充沛的精力滔滔不绝地发表讲演。他只是把 
政治议题排除在参政院讨论范围之外，特別是教务专约与共和 
十年芽月18日法律即未交讨论，因为他知道这会遇到强烈的 
反对。 

然而波拿巴不是单单听取参政院的意见，他还鼓励其他咨询 
团体发表意见。这些团体起初是临时召集的，但后来逐渐比较定 
期召集，称作 x 行政会议”。他经常召集有关的部长和他们属下各单 
位的负责人、一些参政官、甚至从各郡专门召来的某些官员来参加 
这些会议。这些“行政会议”虽然不如参政院那样有名，但却几乎 
起到了与参政院同样重要的作用。 

象督政府一样，新政府从第一天起就为财政拮据所困扰。国 
库几乎一空如洗。这样，政府就不得不软硬蒹施地几乎每天向银 
行 吿贷彳 这样，行政改革也就从财政部门开始。正是在这一部门， 
中央集权首战吿捷。不等制订宪法完成，新财政部长戈丹在霜月 
初就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来开辟财源，充实国库。他的第一个行 
动就是霜月3日 （1799 年11月24日）采取的剝夺地方政府确定 
每年税额分配的权力以及征收部分直接税的权力，改由中央政府 
指派的代理人负责征收。在这一新的中央财政机构中有一名总监 
及数名副总监分別负责直接税收及各郡的税收。在他们之下则有 
会计检査官和督察官负责分配各公社纳税人的税额。虽然这些副 
总监指派地方估税员协助他们工作，但是税则则由他们自己拟订。 
但实际上，暂时幷沒有人对新订的税额给予太多的注意，会计检 
查官就着手开列拖欠下来的税单，幷根据以往的税单着手订出共 
和八年（当年）的税单。在每个郡，由政府任命的其它官员包括 
一名收税员和一名出纳员，以及叫作一般輝税专员和特殊收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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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①的税收经理人；在税额超过一万五千法郞的城市还有数名收 
税官。在另外一些地方，公社当局还保留了征税的权利，而一般都 
由出价最低的投标人承包。最后在霜月6日，一般收税专员规定 
的年度期票证券制度重新建立起来。®这些期票按月份分十二次 
发行，但证券上规定的税额实际上在二十个月以上才付淸。财政 
部內的主要机关——处理地产、关税以及公偾的部门——很快地 
都有了参政院派来的督导官，国库当 然采取 了这一步骤；雨月1曰 
(1800 年1月21日），它被置于迪弗雷纳的领导之下，他在1789 84 
年以前和在国民制宪议会时期曾经是国库雇员。直到共和十年设 
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库部，由巴尔贝-马尔布瓦领导。 

困难的问题是销售由一般税收专员发出的期票。为了给期票 
提供信用支持，戈丹设立了一个抵押银行。他通过恢复由国库会计 
官发出的保证金券，和授权银行负责仓库及信托业务的办法为银 
行筹措资金。由莫利昂负责的抵押银行，还负责通过进行公开购买 
来维持政府公债的价格，以便降低利率，使国库的地位更加稳定。 
这样一来,这家银行很快就以“还偾金库”而箸名。但是期票的贴 
现仍然得依賴银行家。法国革命使得银行家有可能与一些大企业 
家联合创办若干发行纸币的机构，来满足他们各自的需要。这挂银 
行中主要的是共和四年成立的由佩雷高、雷卡米埃和德普雷经营 
的“往来存款 银行、 以及在共和六年成立的“商业貼现银行”。前 
者拥有准备援助国库的资金，当然假如有一国家银行来掌握这笔 
资金则会更好。往来存款银行的股东们正是想要得到国家银行的 
特权，以便能够扩大他们的业务。股东们就这样与政府达成了最后 

①一般收税专员为旧制度留下来的传统代理人，他们包括作为国库的代表和银 
行业务代理人的政府要员。特殊收税专员是1800年3月18日新规定的，他们也是国 
库经理人，专负责征收直接税及罚金等。_英译者 

⑤这些证券是根据預计的岁入提出的，由一般收税专员以预定支付的期禀形式 
提交给国库，这些期票然后由银行家为国库貼現。——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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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雨月24日 （1800 年2月13日），他们的银行改组为法兰 
西银行，它拥有三千万法郞的基金，每股为一千法郞。二百名主要 
股东选出了十五名董事和三名监事；#事之中指定三人负责分配 
用于贴现的基金和制定贴现率。法兰西银行承担收购三百万法郞 
的期票。这家银行得到的报酬是，“还偾金库”的一 半保证 金被划 
为该银行的股金，另一半则由银行用作现金支付。最后，法兰西 
银行还要经办政府公偾利息及各种年金津贴。但是这家银行沒有 
获准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因为有人认为，如果给予这一权利，它就 
会只给自己的股东贴现钞票，从而就会迫使各地的商人都走这家 
银行的 门路； 其实这正是作为协议基础的一项默契。尽管戈丹所 
做的工作値得称赞，但是他在几个月的时间內只不过迈出财政改 
革的第一步而已，如果忘记这一点，势必会曲解执政府的历史。稅 
则直至共和八年年底才准备出来，而且事实上仅有一小部分期票 
证券得到法兰西银行的贴现。即使法兰西银行贴现所有发出的证 
券，也不足以维持国家的开支。在很长一段时间內，波拿巴也象督 
政府一样听任银行家及承办商的摆布。 

地方行政改革对于中央玫府改革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见 
效较快。改革是由波拿巴贫 E 1800年1月间发动的，雨月28曰 
(1800 年2月17日 ） 的法律作出决定，代表参政院提出这个法案的 
报吿人就是夏普塔尔。郡、区以及公社仍然保留，由于取消了共和 
三年建立起来的区政府，公社又恢复了自治地位。介于公社和郡 
之间的眞正的行政单位变成了县，这是旧专区的恢复，只是面积更 
大而已。各级行政区都由一名单一的行政长官领 导:郡 设郡守，由 
一名秘书长协助工作，取代了原来的“中心行政机构”；县设县长； 
公社设一名市长，连同一名或几名助理。同中央政府一样，地方行 
政改革的关键也是取消了选举制。从此以后，所有官吏均由中央 
政府委派，只有五千居民以下公社的市长及其助理则授权给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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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派。虽然郡、县和公社各级的地方议会仍然保留下来，它们的议 
员则也要由中央政府或郡守委派，而且议会的会议次数和职权都 
大大地削咸到所余 无几： 地方议会听取财政报吿，郡和县一级议 
会分摊租税，通过为地方所需的附加税，幷且有校提出建议案；公 
社一级的议会有权规定公地的使用，幷负责维修属于公社的公共 
建筑物。至于涉及到附加税及借款问题，公社议会只能发表意见。 
这样，公社就严格处在上级监管之下。各大城市于共和三年建立 
起来的割裂的行政区划被取消了。里昂、马赛及波尔多改由单一 
的市政厅管理，但在共和13年以前，它们一直还由几名区长负责。 
在巴黎，十二个区及其区政府依然保留下来，但是几乎所有的行政 
权都交给塞纳郡守；首都沒有市政厅，而由塞纳郡总政务厅代行 
职权。 

波拿巴对政治人员不够熟悉，所以他自己拟不出委派郡守的 
名单。这一任务就落到他的兄弟內政部长呂西安身上，或毋宁说， 
就是落到呂西安的秘书、立法议会前议员伯尼奧身上。但是康巴 
塞雷斯、勒布伦、塔列朗以及克拉尔克也参与提名，议会各院成员 
诸如肯夫兰、科尔多郡的克雷特等同样偶尔也参与其事。一般地 
说，波拿巴对呂西安提出的人选都是同意的。大部分郡守是在风86 
月 11 日 （3 月 2 日） 任命的。这项人选又是主要来自溫和派，其中 
约有半数在大革命期间曾任历届议会的议员。勒图尔纳甚至曾任 
督政府的督 政官; 让邦 • 圣安德烈曾经是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的 
雅各宾派观点与其他人选的总的政治色彩截然不同，伹他被派到 
一个幷入法国的郡——托纳里山郡①。除了这些人，还派了一些将 
军和外交官出任郡守。郡守全部是富有经验的人物，大部分人都 
很有能力。郡守的人选曾大有助于提高陂拿巴的声誉，但这是法 
国革命的遗产之一。正象中央机构人选的情况那样，郡守的人选 
①在今西德来因地区，并入法国时以美因兹为郡首府。——译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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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越来越多地起用旧制度下的旧官吏。 

郡守都不是从地方上选 拔的； 不象级別较低的官员或地方议 
会成员实际上是由郡守和地方政界人物就地录用的。一般地说， 
郡守也同样优先选择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充任过地方议会议员 
的或领导过公务部门的溫和派新贵名流。例如，在下塞纳郡，参加 
过1790年郡议会的半数议员在1800年再次复任。乡村遇到较大 
的困难。由于乡村中只有极少数村民具有丰富的地方自治的知识， 
曾经受过具备公益威和廉洁奉公思想的培养训练，法国革命曾深 
感困难。郡守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这一事实常被用来作为把公 
社行政管理交给旧贵族的口实。 

虽然中央集权成为波拿巴改革的首要特征，但改革也促进了 
官员之间职杈的专业化，这些官员都是彼此独立而直接向中央政 
府负责的。他们的管理职能的熟练程度必然会提高，然而地方自 
治权却进一步被削弱。革命给了行政机构对处理行政爭议、直接 
税收及治安的裁判管辖权。雨月28日法令授极实际上由郡守主 
持的郡政务厅处理爭议事件；戈丹取消了行政机构的征税权；公 
肚很快地将丧失对违法事件的审判权。 

波拿巴也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里分离开来，以便把警察置 
于中央机构的控制之下，这本是符合他改革制度的逻辑的。为了 
达到这一目的，他保留了由富歇在德马雷帮助下改组的警务部。 

87德马雷原是“红色神甫”①，督政府时期曾出任公职,作为警务部保 
安警察的头子，他成为富歇的左右手。风月口日 （1800 年3 月 8 
日）在巴黎，以警察厅长的名义恢复了过去的警察总监，这给富歇 
提供了一个帮手。警察厅长负责维持首都秩序，后来在1802年10 
月4日建立的市卫队也归他管。曾担任高等法院检査官的杜布瓦 

①指法国革命期间直到雅各宾专政时一直拥护革命，从天主教会走出来反戈一 
击的低级神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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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巴黎的第一任警察厅长，他是富歇一手提拔的人。警务部 
在郡里沒有常驻代表。直至共和九年雾月5日 （1800 年10月27 
日）才在各大城市及边境线上派设了地区警务专员接管了地方当 
局的饗察权，在有些地点，如布伦港，还派驻了特派员。与此不同 
的是，在大部分郡里，只有郡守是警务部的常驻代表，他们就象过 
去的巡按使那样有权发出逮捕状和搜查状。但是他们的上司不只 
是警务部长一个人•，而且，由于郡守缺乏有专业训练的部下，他们 
往往直接从部长本人或从他派驻到郡里的代理人那里得到有关的 
情报。与警察幷存的还有在蒙塞将军统辖下经过周密改组的宪兵 
队，它是单独执行其任务的。 


所有这些各色各样的机构从一开始就行使 了极大 的权力。富 
歇把侦探及告密者遍布各地，在这些人中至有从社会最上层的 
阶级里招募来的。由拉瓦莱特领导的书信检察室严格监视书信来 
往。肆意逮捕遍于全国，郡守本人就能签署“密扎”，不但逮捕政治 
嫌疑犯，而且还徇情枉法，为了某些有权势家族的利害关系，而逮 
捕不能判定有罪的或已经法院宣吿不予起诉的普通案件的被吿。 
然而警察系统仍然缺乏政府其它部门所具有的那种统一和集中程 
度。这当然是由于波拿巴对富歇的不信任造 成的； 富歇在所有的 
部长中是最不可或缺的，最使人畏惧、也是最具有独立思想的人。 
他从政府预算中要求极少，而从赌场中，从颁发护照和枪支执照的 
收费中、从沒收反叛分子的资产中、从肆意向妓院勒索名目繁多的 
捐税中为自己开辟财源。因此，为了控制富歇，波拿巴宁愿有几个 
警察机构幷存。他还有他自己的秘密警察，更不必说他有着一大 
批象菲埃<韦，让利斯夫人以及蒙洛西哀那样的吿 密者； 他还准许 
杜布瓦插手政治，支持他与富歇对峙。结果,这些相互竞爭的警察 
机构都竭力想胜过对方，而不顾那些求诉无门的公民的利益。 

行政制度的改革刚在开始付诸实施，共和八年风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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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1800 年 3 月 18 日）法律也使得司法系统开始了改革。在民事方 
面，乡区保留了它的治安法官，每一县也象过去的专区的情况一样 
设有一个初审法庭。新设立的是二十九个上诉法院，这使人想起 
了高等法院。在刑事方面,治安审讯机关变成了简易警事法庭，而 
初审法庭和上诉法院则都有刑事宣 判权； 郡刑事法庭仍然保留下 
来，但从此有其专职法官。最高法院、起诉陪审团与判决陪审团， 
商务、军事以及海事法庭都保留下来。最后，选拔法院工作人员的 
方法也随之制订出来。公证人仍然由波拿巴指定；除了治安法官 
的执行吏之外，他还有权决定执行吏的人选，以及检察官（或公诉 
人）的人选。对后者他又恢复了“辩护士”的命名，但是不再强迫被 
吿延请他们代为辩护。只有律师的职业依然是自由职业。 

但是司法系统的调整幷不是风月法律的最重要的特征。首先， 
除了治安法官以及商务法庭的法官外，法官不再由选举产生。第 
一执政任命所有的法官,只有最髙法院的法官由元老院指派。虽然 
他们确实是终身任职的，然而他们的薪俸和晋级从此却仰仗着国 
家。勒布伦看见莫普改革的实现一定会心满意足，他很可能也曾 
在其中插过手。其次，国家检察官的职务完全重新树立起来，由此 
可见促进实行改革的原因在于稳定公共秩序。这不仅是一个整顿 
司法人员幷保证其效忠于政府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在动乱的国度 
里加强镇压的问题。刑事法庭的公诉人的职能是与作为中央政权 
代表的政府专员的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公诉人接受司法 
警官的领导。治安法官及宪兵队长仍然有权签发传票和进行预审。 
然后就象过去一样，这些预审的內容转给初审法庭庭长，他是起诉 
陪审团主席，但从此由国家委派。司法系统的集权化尙未彻底，但 
是集中的程度很快增长。 

司法官的遴选比郡守的遴选困难更大，因为他们人数众多，而 
且得要从地方上就地挑选。所以波拿色只得听从別人的意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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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推荐官员的通知发到地方各级议会议员，幷且要求提供各种背 
景不同的知名人士的情况。司法部长阿布里亚尔按照不同的地区 
准备了一份候选人名单；然后在该地政界人物的协助下，由康巴塞 
雷斯加以审查。尽管采取了这些谨愼的措施，法庭的组成还是带 
来一定程度的紊乱，幷且在某些人选方面产生了令人遗慽的后果。 
在这一方面，参加过革命的人士还是受到了重用，由于法官是终身 
任职的，司法官员才不象其它机构的官员那样迅速地增多了旧制 
度下的旧人员。 

共和八年的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在法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 
就其重要性来说，仅次于1789年国民制宪议会的 成就; 但是，它应 
归功于后者的成就之处颇多。国民制宪议会已经废除了特权和中 
层机构①，实现了国_的统一。波拿巴只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了， 
这就是他能够如此迅速进行改革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只 
是重新开始了共和二年的事业。救国委员会沒有足够时间同样彻 
底地实行中央集权，然而它也曾有过同样的意图。圣茄斯特曾经 
设想在每一个郡或区设置一个单一的长官，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 
人；夏普塔尔说，“行政制度的力量完全在于能够确保不折不扣地 
贯彻政府的法律和法令 …… 执行法令要一竿子插到底，从部长直 
到被治理的百姓，不容中断；它要把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以电流的速 
度传达到社会组织的基层去。”罗伯斯庇尔本来也可能这样说的。 
这是无套裤汉非常喜欢做的一种比较。人们往往认为，共和八年的 
各项法律是波拿巴为了增加他个人的权力而制订的，这种看法幷 
不是沒有道理。宪法中从未提到关于取消地方议会的选举，与波 
拿巴同时代的人都很明白，他的个人独裁统治又向前跨了一大步。 
然而，在这些法律背后却隐藏着令人不能反对它们的更为深刻的 

①指制宪议会在1789年 12 i 至1790年1月实行的皮除旧省制，划分新郡区 
的 故革‘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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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国民制宪议会所实行的地方分权的政策曾使法国在战爭时 
期受到了危害，而且只要战爭延续下去，这种局面也会继续存在下 
去。为了应付这种局势，救国委员会才又抓紧对政权的控制，在热 
月党人的手中政权又松弛下来，波拿巴再次抓紧政权。他把一时 
权宜之计变成了统治的理想措施。他所以能够使他个人的统治欲 
望得到满足，只是因为这种理想当时完全符合革命的法国的利益， 
雾月党人就同意这种看法。. 

当波拿巴忙于建国工作时，他觉得不得不自卫以免受到非难。 
新贵名流已经摆脫了民主的威胁，幷且占有了所有的重要地位。但 
是，因为任何事情都不再由他们决定了，于是这些人就心怀不满； 
斯塔埃尔夫人曾经希望通过波拿巴，至少是通过邦雅曼•贡斯当 
来统治法国，现在毫不掩饰这种不满情绪。保民院还有活动余地， 
于是反对的呼声就从这里爆发出来。保民院是常设机构，它选出 
自己的办事机构，幷且推选多弩为议长。它有权发表“意见”，讨 
论请愿书，谴责各部部长，当它认为政府的措施违宪时，可向元老 
院提出弹劾。最重要的是，人们能把它作为一个发表演说的场 
所，当第一个议案提交保民晓讨论时，邦雅曼•贡斯当于1800年 
1月5日就开始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波拿巴听到这种情况之后很 
愤怒，于是所有的人都躱避起来。西哀耶斯隐居到他的乡间住宅， 
接受了一份养老金，这使他大为丢脸。为了驯服那些溫和派，波 
拿巴只要说一句“你们要我把你们交给雅各宾派吗?”就够了。雅 
各宾派自然更加威到不满。在外地，特別是在法国西部，他们受到 
“白党”威胁的压抑。郡守的任命使雅各宾派在原有的行政机构中 
失去了支持。他们经常攻击政府，如在第戎和图卢茲，直到夏季才 
眞正遭到挫敗。至于 葆王党 ，他们改变了腔调，因为陂拿巴在接见 
他们的代表伊德•德 • 纳维尔和当迪涅时拒绝答应他们提出的要 
求。由于他们控制了大多数报纸，于是就大喊大叫地反对新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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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各院，要求立即进行淸洗。但是在1800年1月17日，波拿巴利 
用这一骚动一举封闭了当时七十三家报纸中的六十家。后来又有 
些报纸停刊了，到1800年底只剩下了九家。1799年12月27日以 
后 〆 政府通报》成为政府的机关报，幷由马雷掌管。检査制度虽然 
沒有正式恢复，事实上却由富歇执行起来。1800年4月5日，呂西 
安•波拿巴在戏剧演出方面也建立了这一制度。左派报刊当然也 
同时被淸除 掉了。 

旣然合法反抗已不可能，极端分子就开始想使用暴力。芽月 
里又出现了关于雅各宾派阴谋的传说。但是，唯一的严重危险来自 
军队，因为那里还有很多共和派，而心怀不满的人就更多，因为将 
军们沒有一个不觉得自己也是适合做第一执政的。陂拿巴使用了 
愼重的手段。他任命卡尔诺为陆军部部长，幷且大大地增加了来因 
方面军司令莫罗的权力。他的最可怕的敌人仍旧是保王党分子，至外 
少是那些决心拒绝一切妥协的人。可是，他们彼此旣不能在原则 
上取得一致，因为有些人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也不能在做法上取得 
—致意见。同达瓦雷和圣普里厄斯特一起流亡在俄国米塔瓦的路 
易十八把谈判和阴谋结合起来。巴黎的鲁瓦耶-科拉尔为首的王党 
组织被授命去试探波拿巴。于是他便托人交给波拿巴两封信，都 
沒有得到答复。在施瓦本，一个由普雷西和当德雷掌管、幷由威克 
姆资助的机构正在为保王党亡命者入侵普罗旺斯做准备。此外， 

这个机构还与里昂和图卢茲的保王党 ，特 別是与波尔多（共和五年 
成立的“兹善学社”已深深扎根于此地）的保王党互通消息。住在英 
国的阿图瓦伯爵维持着在泽西岛①和巴黎的联络机关，但在5月 
间，伊德•德 • 纳维尔在巴黎的阴谋暴露了。然而,保王党的主要 
根据地 是在西部。共和七年，那里舒安份子曾死灰复燃，但他们不 

① 泽西岛在英吉利海峡，虽属英国，而更靠近法国诺曼底海岸^当时是英国对 
法进行特务活动的一个基地^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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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堕落为土匪，当政府军 10 月到来时——埃社维尔的部队在卢 
瓦尔河以北，特拉沃的部队在旺代——他们就立即被降服了。埃杜 
维尔和舒安份子的贵族首领们进行了谈判，1800年1月4日达成 
停战协议。波拿巴非常希望把全部兵力转来对付奧国，因而迫切 
希望平定西部。然而，和热月党人不同，他不愿平等对待乱党，而 
决心解除农民的武装。因此，他提出赦免那些放下武器的人。但 
是沒有得到响应，他把布律纳将军和勒费弗尔将军派到西部去。在 
那些郡里暂时中止了宪法的实施，幷且下令枪毙那些携带武器的 
人或是鼓动叛乱的人。实际上几乎沒有进行什么战斗，贵族出身 
的首领如道蒂钱普和布尔蒙在1月里投降了。布列塔尼的非贵族 
出身的首领坚持得更久一些；卡社达尔是在2月14日最后一个 
投降的。弗罗泰在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到阿朗松去谈判，但在 
2月15日至16日的夜间在诺曼底被捕了。2月18日柙送他到巴 
黎去的分遣队在韦纳伊遇见了一名传令官，他带来立即就地交付 
军事法庭的命令，于是弗罗泰当天就和他的六名同伙一起被枪毙 
了。由此可见，波拿巴在同叛党进行斗爭中，也继续了共和二年 
的 传统: 他完全是个恐怖主义者。希农的一位編年史作者 写道: 

从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以来，法律从未曾如此严厉过。” 

然而，波拿巴小心翼翼地不把这种手段普遍化。他比雅各宾 
92 派灵活，不过惩一儆百，而欢迎一切投降的表示。他沒有等到全部 
解除反革命武装的和平时期的到来，就采取了措施以加速在全国 
招降。这样做肯定会使很多人高兴，因为结束混乱就会恢复繁荣, 
使那些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人安下心来。确实让人担心的是，那 
些人的归顺幷不是那么眞心诚意的，而在这一点上波拿巴也从不 
抱任何幻想。不过，只要他还在继续贏得对外战爭的胜利，那又有 
什么关 系呢？ 

主要的困难在于使资产阶级共和派，特別是使军队，接受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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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顽坑派教士和亡命者的宽大措施。因此在马伦哥战役之 
前，波拿巴只采取十分谨愼的措施 9 1799年12月28 日， 他批准 
天主教徒使用那些沒有卖出的教堂。他允许他们享有每天（甚至 
在星期日）做礼拜的自由，只有第十来复日是例外，这一保留沒有 
什么重要意义，因为他实际上废除了第十来复日礼拜和几乎所有 
的革命节日。他只是要求神甫们答应忠于共和八年宪法 而已； 有 
一个时期，他似乎相信他们会趁此机会屈服顺从。可是，沒有产 
生什么结果。那些原来拒绝宣誓的教士现在大多数都不顾埃梅里 
方丈的劝吿而继续顽抗。秘密的宗教礼拜继续存在，教堂的钟声 
和敬神巡行仍旧是无数冲突的起因。波拿巴很快就意识到，为了 
平息教士的反抗，就必须和罗马教皇和解。此外，参玫院还宣称， 
宪法默认取消了禁止原来贵族和亡命者亲属充任国家公职的规 
定。然而，参政院也决定保留有关对付亡命者本人的法律。但在 
1800年3月3日又作出决定，只有那些在1799年12月25日以前 

逃走的人才包括在亡命者的名单中。于是一个为了审核亡命者申 
请回国而设立的委员会接到了很多这样的请求。原先的恐你主义 
者巴雷尔和瓦廸埃，那些因果月事件被放逐的人，以及包括拉法叶 
特在內的国民制宪议会议员中多数的老“爱国党”成员，都被毫无 
异议地召回了。可是，名单上的亡命者仍有十四万五千人，而委员 
会的审核工作不能操之过急。富歇亲自建议除少数人以外大赦全 
部亡命者。但是，时机还未成熟；要冒这样的风险就象准备教务专 
约所冒的风险那样，波拿巴就须首先取得胜利与和平来提高自 
己的 威望。 


三、仓猝上阵的 1800 年战役 

波拿巴个人权力的保持和扩大有賴于1800年的战役，所以他 


93 


95 



就满腔热情地准备这次战役。人力不成问题，因为当年的新兵在 
3月8日已全部入伍交给他来支配了。但他反对雅各宾派和督政 
府所采用的方法。现在断然不是模仿共和七年大征兵的时候，何 
况也缺乏款项。此外，如果我们相信一位非常偏袒他的史学家的 
话，波拿巴很知道，“全国战爭热情的高度和愿去打仗士兵的人数 
成 反比' 所以他就满足于统帅三万名士兵了。那些富有的阶级 
是容易对付的，因为法律允许他们可以出钱雇人顶替。来因军已 
经准备就绪，一支新的 后备罕 还有待建立。这就需要使用一切可 
用的 手段： 倾出训练站的新兵，召回西方军的老兵，成立意大利军 
团，在行军途中训练那些新兵掌握战斗技术。但是骑兵极少，而炮 
兵更少。在这样的条件下，波拿巴要全力以赴地出征意大利，就需 
要有非常的胆量和自信。 

最难的问题是为战役提供军费，据说大约需要六千五百万法 
郞。替代了强制公偾的额外军费捐献以及加速征集稅收的措施都 
不能开辟急需的财源；由于捐献和租稅可以用督政府发出的票据 
和支票来支付，而此时这些票据却毫无价値了，于是情况就更加严 
重。此外，军需供应又委托给了承包私商，这些人都以动产的收益 
作为担保。戈丹希望依靠征收间接税，但是，对自己的力量仍沒有 
多大把握的波拿巴只准许统一城市通行税，但这项税收专用于济 
贫院和城市本身。开支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可是执政府最后不得 
不采用督政府所用过的权宜措施。政府停止了实行承包制度，幷 
且恢复了征购的办法。但是征购时发出的票据又不能用来缴纳租 
税。政府最后决定部分延期付款；国库中的少量余款每隔十天给 
各部发放一次。此外，政府还发行了不兌现的支票。最后，它就 
依靠银行家和承包商了，他们同意每月按百分之五来贴现票据。 

94政府也求援于在热那亚、汉堡等地的国外金融家，他们被强制垫款 
六百五十万法郞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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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专制政府在财政政策上的唯一新奇特点就是它的高压手 
段。政府要求那些沒有得到政府付款的承包 私商： 如果他们希望 
用新指券来补偿他们的话，他们就要交出五千二百万法郞。但是这 
种偾务证券立刻就丧失券面价値的百分之五十。已经被捕入狱的 
著名金融家乌弗拉尔被迫向政府交出一千四百万法郞。因此政府 
只能过一天算一天。虽然政府做了敬大的努力，可是，不应以其结 
果来欺骗自己。由于政治原因而最受优待的来因方面军总共得到 
了六百二十万法郞，在雨月还拖欠了一千五百万法郞薪饷。徐徐 
前进的后备军，除了沿途从农民那里得到给养之外,旣无军饷又无 
军粮。象在革命时期一样，战役准备中财政上的巨大不足造成了 
军队的苦难。在财政方面，象在政治方面一样，一切都取决于胜 
利。如果不要求全国作出牺牲（这种牺牲曾使得国民公会和督政 
府不得人心)的话，那么，这场战爭就不可能长期打下去。 

至少人民是这样推论的，而且每一个人都相应地作了准备。 
当波拿巴于5月6日离开巴黎的时候，雾月党人就纷纷开始考虑 
方一他不能回来的话，有哪些可能解决的 办法。 西哀耶斯又在巴 
黎露面了，于是有人开始议论起什么新的督政府，什么新的第一执 
政来——卡尔诺、拉法叶特、莫罗。也有人提到奧尔良公爵。波拿 
巴的弟兄约瑟夫和呂西会也跃跃欲试。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有某 
些猜测；但是，肯定有很多显要人物会幸灾乐祸地指望着他的失 
败。除了他的失败以外，自由主义者和某些雅各宾派沒有別的指 
望。 斯塔埃尔夫人后来写道，“我在指望波拿巴失败，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结束暴政统治。”就保王党人而言，他们仍旧无所不用其极 
地帮助敌人。卡杜达尔6月30日从英国回来，打算再策动舒安份 
子的叛乱。如果波拿巴失败了，这就肯定会意味着法国亡国和革 
命失畋。在波拿巴和他的敌人之间，法国人民再无犹豫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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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第二章欧洲和平的实现 

尽管进行战爭幷迫使敌人讲和对波拿巴是有利的，但让法国 
人相信他幷非战爭祸首对他也是同样重要的。为了完成他的备战 
工作，特別是为了挽救在埃及的军队(它的损失将成为法国在地中 
海和东方的不可挽回的挫折），他本会乐意签订一个停战协定。但 
是要在自然疆界的基础上媾和在他是难以想象的。他后来说，放 
弃意大利“会挫伤想象力”，也就是说，有損于他的威望。他也不愿 
意听取普鲁士国王的建议，国王对博浓维尔说，体现和平的诚意的 
条件是从荷兰、瑞士和皮埃蒙特撤军。塔列朗的得力助手德•奧 
特里夫不久后出版的 々共和 八年法国的状况》—书可以认为反映了 
波拿巴的思想。此书建议欧洲成立一个以法国为盟主的大陆国家 
联盟来代替传统的均势政策。 

但是敌人拒绝了波拿巴的和平建议，这反而成全了他。实际 
上,奧国宰相图古特颇有试探和平条件的手腕，但是当塔列朗提到 
坎坡輻米奧和约中所规定的领土界限时，图古特强烈地表示反对; 

96当提出以现有边界为谈判基础时，他却又加以回避。因为只要图 
古特还沒有被打敗，他就梦想着收复尼斯和萨伏依，以便迫使撒丁 
国王割让皮埃蒙特的一部分给奧国作为 报酬； 建议与法国谈判的 
奧国大公査理失去了对德意志军队的统帅权。图古特对英国人微 
微暗示，对法国一些地方的征服可以用来作为恢复君主政体的条 
件。他至少相当愼重，沒有公开说这件事情。然而皮特和格论维尔 
却失策地泄露了贵族同盟的內心愿望。他们向众议院宣布，与波 
拿巴签订条约不能保证未来，幷且对法兰西共和国无礼地宣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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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 保证是 “ 让原来的王室复位。这个王室在统治法国数百牟 
中，使法国国內繁荣昌盛，备受外国的尊敬”。被他们收买的根茨 
突然极端狂热地鼓吹发动反革命的十字军。这样法国就別无其它 
选择，只有战斗。 


~、 1800 年战役与呂內维尔和约 


俄国已经退出这场斗爭。弗鱼德里希-成廉三世就只希望使 
法国和解，这样做可以使自己免于一切风险。然而选他做仲栽人幷 
不合波拿巴的心意；波拿巴一方面恢复辿穆里埃和丹东的政策①97 
(他们本人就是法国外交上反奧传统的继承者），一方面却向弗里 
德里希建议结盟，而这种联盟会使普鲁士沦于从属地位。国王拒 
绝了，这样一来，战爭仍然是法国与奧国之间的一场决斗。 

一心想着意大利的图古特让克賴在来因河后面驻防，同时命 
令在意大利的梅拉斯 C 他的兵力经过很大的困难才扩充到十万多 
人)进攻法军,后者自 n 月就已经撤到亚平宁山后面。图古特还 

命令梅拉斯攻入普罗旺斯，那里的维约和皮韦尔侯爵计划挑起 

• * 

^场叛乱。奥国人指望着在梅诺卡岛的英国人的帮助，但正象往 
常一样，邓达斯不能聚集必需的兵力。只得到五千名士兵的斯图 
尔特提出了辞呈，而他的继任者艾伯克龙比直到马伦哥战役之后 
才到任。梅拉斯当时把他的一半兵力分布在平原上和阿尔卑斯山 
各山口；另一半兵力则采取攻势。4月6日他把法军截为两段，包 
围在热那亚的马塞纳，幷把絮歇赶回瓦尔河畔。结果，纯粹出之政 
治上的考虑的图古特的军事战略，只是使奥国军队把法国人赶到 
了西南方，幷沒有获得决定性的战果；而法国人则仍然控制着瑞 
士，因此得以从侧面攻击 两支奥国 军队。 

①1792年迪穆里埃任外交大臣，与丹东皆主张以奥为主要敢人^ - —译者 



起初，波拿巴把他的后备军分布在夏龙和里昂之间。3月，他 
企图说服莫罗率领他的全部兵力在沙夫豪森附近渡过来因河，以 
便切断克賴的交通联系，然后各个击破①。那时后备军将开进瑞 
士，而且得到获胜的部分来因军的增援，尽可能向东前进，至少在 
圣戈塔德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就可以用同样战术对付梅拉斯。但 
莫罗完全沒有理解这种速战速决战术的意义，而这时梅拉斯就发 
动了进攻。波拿巴置莫罗于不顾，在4月底把自己的后备军集中 
在下伐累地区。同月27日，根据工兵搜集的情报，他决定带领军 
队向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发。法国军队于1798年和1799年曾两度 
通过这个山口，所以他们很熟悉这条道路。尽管如此，5月5日他 
还是命令莫罗派蒙塞率领二万五千人经圣戈塔德山口到他那里。 
然而莫罗只愿派去一万五千人。可是这却仍然削弱了莫罗刚刚开 
始的进攻，而给敌人决定性打击的功劳却归于波拿巴。这是他们 
二人威情破裂的 起点。 

通过大圣伯纳德山口的进军是从5月14日至15日夜间开始 
的，到5月23日结束。由于部队必须排成纵列行进，艰难地通过 
«> 8 巴尔德堡垒的猛烈炮火扫射，因此只有十门大炮能够通过，在部队 
到达米兰之前，这就构成了整个炮队。先头部队拉纳夺取了位于 
波河平原前沿的伊夫雷阿要塞，从这里波拿巴可以同沿瑟尼山口 
； 和热內弗如山口而下的蒂罗部队汇合起来，向热那亚进军。在这 
种情况下，梅拉斯如果被击败，仍可主动地集中他的兵力退往伦巴 
第。可陂拿巴选择的另一条路线是向米兰进军，这样来切断梅 
拉斯的退路。于是，打一场胜仗将是有决定意义的，幷会把意大利 
交给法国人。然而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只要在米兰的法军沒 
有重新开辟一条通过圣戈塔德山口的战线，梅拉斯就能在波河北 
岸发动一次进攻而切断 法军的交 通线。 波拿巴需要打一次胜仗， 
® 把敌人分割在分骹的孤立的包 围圈里 ，然后备个击玻。一英译者 
400 



而且是一次立即取得的胜仗。他因此选择了后一条路线，虽然冒 
险，然而一旦成功必将产生惊人的战果。主力部队在拉纳掩护下 
向东迂回，于6月2日到达米兰，在这里与蒙塞会师。奥国的武卡 
索维奇已撤退到奧利奧河后面，奥军发现他们被分割成力量十分 
悬殊的两部分。法军各师然后向南进发，渡过波河，转而向西，夺 
取了斯特拉代拉的隘路。在这里，拉纳于6月9日攻占了芒泰贝 
洛村，然后向马伦哥平原进军。6月13日先头部队到达能看到亚 
历山大里亚的博尔米达河畔。波拿巴做到了旣使他的师团挺进， 
文确保安全。他把部队编成鹚立的兵团，幷且使各兵团尽可能地 
集中。与此同时,马塞纳不得不同意于6月4日撤离热那亚，幷与 
絮歇重新会师。而絮歓正在击退厄尔斯尼茨，幷使奧军蒙受巨大 
的損失。波拿巴以为他们可以包抄梅拉斯。虽然他们沒有能够这 
样做，但是却牵制了大量的敌人骑兵。 

梅拉斯在亚历山大里亚从剩下的七万多人中仅仅集中起了三 
万人。象下赌注一样，他竟沒有保留骑兵，但他还有大约二百门大 
炮。波拿巴対他的确切下落一无所知，但是他知道奥军可能试图 
渡过波河，或者沿亚卒宁山逃掉。因而在6月13日他调遣了一个 
师到波河以北，另外两个师在德塞统帅下南进，他仅留下了二万二 
千人和二十二门(或二十四门）大炮。此外，由于他沒有破坏博尔 
米达河上的挢梁而铸成大错。6月14日上午9时，他的先头部队 
遭到二方名奧军的攻击。两个师匆忙赶去营救，但被敌人的左翼 
包围，于是法军丢下了他们的大炮怆惶溃退。对他 in 来说侥幸的 
是，奥军左右两翼的师团，只注意他们的前面，而幷沒有企图包围 99 
法军。波拿巴匆忙召回 派去执 行拦截任务的部队，但是只有布代 
的部队 （五千 人和五门炮）被德塞及时撤回。德塞集合起法军残 
部, 从芷面 攻击前进中的奥军。直到这时，战局仍胜负未定，但当 
克勒曼率领四百名骑兵从侧面冲击’奥军时，敌人惊慌失措，纷纷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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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而他们的左右两翼尙 未遭到 削弱，掩护了撤退。德塞死于混战 
中，但未被人发现。这正是波拿巴曾经想要获得的胜仗，它的确是 
—场令人赞叹的战役的顶峰;但是如果战斗象开始时那样打法，他 
本来会打敗 仗的； 后来他煞费苦心地搞了关于这次战役的虛假报 
吿，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內蒙蔽了史学家。如果他失败了，部队也可 
以撤退出来，因为部队保留着一条退却的路线，但是这样一来，波 
拿巴的政治生涯无疑地将会从此吿终。在战爭中和在人生中一 
样(即使这人是天才），不能预见的因素所起的作用从未象这样明 
显地表现出来。奥军的失败也尙未陷入绝境，因为法军也疲惫不堪 
而且弹药缺乏。但是梅拉斯却沮丧万分。奈珀克伯爵说 :“看 上去他 
的面容象他身体一样在鲕动，这位注定会贏得一些名声的伯爵, 
当时是被派去与“暴民#谈判的奧国军官之一。按照6月15日在 
亚历山大里亚签订的停战协定的规定,奥国人撤退到明乔河以东， 
这样就保住了托斯卡纳和罗马教皇国属地。 

与此同时，莫罗在德意志缓摱前进。在对克尔发动了一次佯 
攻之后，他的部队于4月28日至5月1日在从布赖扎赫到沙夫豪 
森之间渡过了来因河。然后继续越过黑林山，向统帅法军右翼的 
勒古布将军的方向前进。这就化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分散的 
兵力不能集中作战。只有莫罗带领着中路部队，能够支援勒古布。 
克賴措手不及，他也沒有能够集合起自己的队伍，以便利用这种混 
乱局面。由于莫罗的士兵坚强刚毅，使他于5月3日在恩根和施 
托卡克，5月5日在默斯基尔克占了上风。他得以继续朝着伊勒 
河和藕腊耳贝克前进，在克賴和他占领提罗耳的部队之间打进一 
个楔子。后来克賴就退到乌尔姆。莫罗由于被柚调一万五千人到 
章大利去而力量遭到削弱。他只剩下了九万人来对付奥军的十四 
万人。因此他便机动迂回而不敢攻击克赖。最后于6月19日他 
在赫克施塔特强渡多瑙河，迫俾奥军放弃乌尔姆向北撤退，然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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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回到多瑙河，幷且渡过河要占领伊扎尔防线，但是法军由于占领 
了慕尼黑而击退了他们，使他们后退到因河。7月15日在帕尔斯. 
多夫签订了停战 协定。 

自从6月16日以来，波拿巴已经再次写信给弗兰茨二世，邀 
请他举行和谈。但是这个建议的提出不是时候。6月20日，图古 
特与明托勋爵缔结了二项条约，条约规定，由英国人资助奧国，但 
以后者不单独签订和约为条件。为了赢得时间，奥国宮廷还是派 
了圣朱利安伯爵出使巴黎，非正式地探询和平条件。塔列朗的欺骗 
和波拿巴的威胁使得圣朱利安被迫签订了和约的一些初步条款, 
规定把整个来因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奥国为此可以在意大利得到 
未加详细规定的补偿。圣朱利安一回到维也纳，签订的条款沒有 
得到承认，他本人幷被捕入狱。同时，英国采取了有利于奧国的行 
动，声称准备参加和谈会议。在这种情况下图古特同意正式谈判。 
由于停战协定行将到期，波拿巴就利用这一机会要求全面停止战 
斗，幷要求给他供应马耳他粮食和增援他在埃及部队的杈利。格 
念维尔终于拒绝了他的要求；而马耳他则于9月5日投降了。奥 
国为这种僵持的局面付出了代价，因为只有在奥国放弃菲利普斯 
堡、乌尔姆和英戈耳施塔特的条件下，波拿巴才同意了延长停战。 
与此词时，在维也纳，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即以得到那不勒斯的 
卡罗莉娜和皇后支持的图古特一方与査理大公一方之间，展开了 
一场激烈的斗爭。图古特拒绝承认由圣朱利安签订的协定、幷且 
辞去了大臣的职务，而由路易•德 • 科本茲继任，他曾在圣彼得堡 
参加过对波兰最后两次瓜分谈判。尽管如此，由于科本茲亲自去呂 
內维尔参加谈判，图古特通过科洛雷多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影响。 
首先被波拿巴召到巴黎去的科本茲直到1800年11月5日才开始 
在呂內维尔同法国的代表约瑟夫•波拿巴谈判。然而呂內维尔的 
谈判毫无结果，因为第一执政对法国将在意大利作出的让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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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态。波拿巴在西沙尔芋共和国、热那亚和皮埃蒙特一直在 
建树自己的势力。缪拉率领的第三后备军就在这些地方驻扎着。 
更有甚者是社邦借口英国人在里窝那，而不惜破坏停战协定，占领 
了托斯卡纳。因此到停战协定满期时，冬季战役便开始了。 

当时法国在意大利的兵力有十万人，但其中只有五万七千人 
是由布律纳将军统率。布律纳固守明乔河一线，与奧国的贝勒加 
德将军对峙，后者统帅的八万人分布在福腊耳贝克与波河之间。 
统率着第二后备军一万八千名士兵的麦克唐纳占领着瑞士的格劳 
宾登州，他越过施普鲁根山口攻入提罗耳时,就可以增强布律纳的 
左翼。在巴伐利亚,莫罗率领着一支九万五千人的队伍，奧军以十 
101万人的兵力与之对抗。这支奥国军队名义上由年轻的约翰大公率 
领，而实际上由劳尔将军指挥。奧热罗率领着一万六千名法军和 
巴达维亚军队守在美因河上。把奥热罗、麦克唐纳、甚至缪拉的兵 
力与莫罗的部队联合起来全力进攻维也纳，这是很自然的部署，但 
是波拿巴打算由他自己在意大利来给予敌人以致命打击。 

这场战役的解决比波拿巴所预料的要快得多。莫罗为了部署 
渡过因河，已把他的一些师团分布在沿河一带，手边只有六万人的 
军队；这时候劳尔带领六万五千人从右侧发起了攻击，巧妙地威 
胁安普芬法军的左翼。当两军相 对时， 莫罗赶忙集合起沿霍恩林 
登森林分布的一切可利用的兵力。战斗于12月3日在这里爆发 
了。奧军在通过森林时以独立的、互不联系的纵队前进，他们发觉 
自己不能从森林小路进入开阔地了。与此同时，德凯恩和里什庞 
斯迂回到奥军的左冀展开进攻。然后，里什庞斯从背后袭击奧军 
的中锋，使其溃散。奧军损失了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大炮一 
百门。这次莫罗十分迅速地追击，追赶溃散之敌，俘获了二万五千 
人。奧国为了保住维也纳，于12月25日在希太尔签署了停战协 
定，幷同意单独缔结和约。与此同时，麦克唐纳经过一场出色的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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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战斗之后到达阿迪杰河上游，而布律纳也最终能够发动攻势。 
然而，在布律纳的率领下，军队横渡明乔河配合得很差；正是由于 
敌军的指挥同样拙劣，才使得杜邦于12月5日在波佐罗免除了一 
场灾难。由于法军渡过了阿迪杰河和布兰塔河，1801年1月15 
日在特雷维佐签订的停战协定使奧国人撤回塔利亚曼托河后面。 
因此,结束了这场战爭的是莫罗，也正因为如此，波拿巴永远不宽 
恕他。至于缪拉，他侵入了托斯卡纳和卢卡幷把奧军逐出卢卡，还 
迫使那不勒斯人在顆利尼奐签订了停战协定（ 2 月 18 曰）。 

在呂內维尔，科本茲竭力抗拒波拿巴的要求，随着消息越来越 
坏，他才一步一步地屈服了。在同意以神圣罗马帝国的名义谈判 
幷放弃曼图亚之后，他企图保住托斯卡纳。但是英国在这件事上 
无能为力，而且保罗一世已经明确地与英国断绝了关系，幷向法国 
靠拢。1801年2月9日，和约终于完全象第一执政命令的那样签 
订了。神圣罗马帝国完全无条件地割让整个来因河左岸，只是把 
教会的土地分配给被剝夺了领地的各诸侯作为补偿。摩德纳公爵102 
得到布賴斯高，而托斯卡纳公爵也将在德意志得到补偿。法国人控 
制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西沙尔平共和国扩展到阿迪杰河，合幷了 
维罗纳和波利齐內；从皮埃蒙特夺来的诺瓦腊已经给了西沙尔平 

共和国，以便它打开辛普朗通道的路；最后从罗马教皇国夺来的 

• % 

属地也都幷入了西沙尔平共和国。和约沒有提到擻丁国王和那不 
勒斯国王，也沒提到罗马教皇，这样就可以听任波拿巴随意处理他 
们。诚然，和约的确保证西沙尔平共和国、热那亚、荷兰和瑞士的 
独立，但是这一诺言又有什么价値呢？ 

对于关心意大利命运的人来说，不久就明白了。波拿巴已经重 
新改组西沙尔平共和国，首先给它成立了一个“谘询会议”，然后又 
实行了他自己创造的三头政治。在热那亚，他还建立了一个执政 
委员会。由于撒丁国王査理-埃曼努埃尔四世拒绝回都灵，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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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就在都灵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俄国人与法国大使圣马桑就皮 
埃蒙特的前途问题的谈判——它完全是看在沙皇的面子上进行 
的——在保罗一世死后立即中断了。皮埃蒙特变成了法国的一个 
军管区，下面设郡，幷与法国本土一样实行同一行政和财政制度。 
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四世于3月28日在佛罗论萨签订了和约，按 
照和约的规定他撤离了罗马，割让了厄尔巴岛和皮昂比诺公国，同 
意对英国船只关闭他的港口，幷且还答应法国派遣部队占领奥特 
朗托和布林的西，为期一年;这些部队可以从这两个港口乘船到埃 
及去。卢卡变成了一个共和国。而托斯卡纳则成为陂拿巴对西班 
牙政策，萆至殖民地政策的一张王牌。1801年3月21 日， 阿兰胡 
埃斯条约把托斯卡纳大公国，作为伊特鲁利亚王国授与巴马公爵 
的儿子，他是西班牙王后的侄子，一位西班牙公主的丈夫。给与西 
班牙的这块地方是对它于1800年10月1日把路易斯安那交还给 
法国的补偿;①而法国则应取得巴马，年迈的巴马公爵的确对这一 
交易置若罔闻，波拿巴搁下此事直到公爵死后才办。波拿巴的代表 
在意大利各地都享有很高的权威：布律纳在米兰，儒尔当在都灵, 
德让在热那亚，萨利切蒂在卢卡,克拉尔克在佛罗伦萨，莫罗 * 德/ 
圣麦利在巴马，阿尔基埃在那不勒斯，缪拉在罗马一■在这里， 
1800年2月在威尼斯举行的教皇选举会选出的罗乌教皇庇护七世 
已接着在夏天即位^象半岛上其它王侯一祥，教皇完全在拿破仑的 
控制之下 /马伦 哥战埤和二百八十五年前的马利尼亚诺战役⑧一 
样，将会在有利的情况下进行缔结教务专约的谈判。 


①路易斯安那原是法国从1699年起在密西西比河右岸侵占的殖民地，故以路 
易十四之名称其地，1762年在法、西联合反英战争中，为补偿西班牙殖民地的损失，法 
国把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西班牙。一译者 

© 马利尼亚诺在米兰附近，1515年法国弗朗索瓦一世大败瑞士等国联军于此， 
在争夺意大利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翌年，法国与教皇里奥十世在波伦亚签 iT 有 
利于法国的教务 专约，: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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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波拿巴就象快刀斩乱麻一般,一举而解决了意大利 
这个疑难问题。他不是为了确定征服自然疆界的战果，幷为巩固 
这个战果准备与奥地利言归于好，而是超越了法国的自然疆界。 
波拿巴旣是西沙尔平共和国的创建者，如果不把它据为己有，对他 
个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他远不是就此止步,他明确表示要把 
奥国赶出意大利；同时呂內维尔和约还为法国在德意志与奧国相 
爭提供了法律根据。如果波拿巴坚持这些意向，则欧洲大陆的媾 
和只能是暂时的休战而已。 

二、武装中立联盟与英国的危机 

在夺去英国的盟国的同时，波拿巴也力图直接威胁英国。在 
保罗一世的协助下，他开始策划大陆国家反英联盟，这是以后在提 
尔西特成立的体系的 雏形。 

,1800年期间，波拿巴开始改组海军的后方勤务和发展海军军 
备，特別在布勒斯特是如此。在呂內维尔条约签订之后，他建立布 
伦大营准备登陆英格兰。此事在英国即使沒有引起英国政府不 
安，也立即引起公众舆论的惊慌情绪。1801年8月纳尔逊曾先后 
两次进攻由拉图什-特雷维尔率领的法国小舰队,但是遭到惨败。 
由于荷兰在海上已不能有所作为，波拿巴就对西班牙提出了更多 
的35求。他在意大利扩张自己的势力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更好地 
控制西班牙，因为波拿巴后来宣称，谁控制意大利，谁也就控制西 
班牙： 这令人回忆起十八世纪和家族条约的政策①。然而那不勒 
斯的波旁王室沒有参加恢复这一政策幷不取决:于波拿巴。但是,， 

1802年出现的费迪南四世的儿子和一位西班牙公主、阿斯图里亚《4 

- ■ ■ 

、①指 1761年（路易十五时）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被旁王室之阂为对 抗英爾 
而埯结的条约。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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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亲王和那不勒斯的玛丽-安托瓦內特的两桩婚事在这方面提供 
了一些希望。 

不幸的是，波拿巴同督政府对西班牙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也 
同样 W 视这个有着异端裁判所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国王、王后 
和他们的宠臣戈多伊；在乌尔基霍于1800年12月13日失宠后, 
戈多伊通过塞瓦略斯①，恢复了对国事的控制。因此，波拿巴蔑视 
地对待他们。他相信这个王国是极为富有的，所以对它提出很多 
要求；它提供得迟缓就认为它是不情愿。同时，他的左右亲信也把 
西班牙视为掠夺的对象。塔列朗勒索了大量贿賂，与贝尔蒂埃分 
赃。他从不错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査理四世的仇恨，而査理四 
世也从不掩饰对他的蔑视。乌弗拉尔也在期待着从西班牙获得巨 
富，他一直与埃尔巴斯保持着联系;此人是居住在巴黎的西班牙银 
行家，他的女儿嫁给了迪罗克。光靠西班牙舰队本身对抗英国是 
不行的，由海军上将格拉维纳率领的主要舰队仍然停泊在布勒斯 
特。然而，在西班牙的那边，英国的#采邑”葡萄牙是脆弱的。呂西 
安 • 狹拿巴被派往马德里去说服西班牙人进行联合远征。这件事 
结果成为一场眞正的喜剧。心抱怀疑的戈多伊沒有等待法国军 
队。他在1801年5月16日占领了奥利范萨要塞，5月18日围攻 
埃尔瓦什。在结束了这场“橘林之战”以后，他立即着手签订和约。 
和约的条件是由葡萄牙割让奥利范萨省，幷答应给西班牙一千五 
百万法郞賠款。呂西安曾参与其事，他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巴黎。 
塔列朗也伸手捞一把，因为他已被葡萄牙收买，幷且曾是改嫁给葡 
葙牙大使的弗拉奧夫人的情人。甚至英国也准#必要时占领巴西 
而从这一局势中牟利。英国拒绝给若奧亲王 一 他以他的疯癱的 
母亲的名义做了葡萄牙的摄政王一和他的大臣科蒂尼奥提供军 
齊辑钟，只畢劝他们为 避免国土沦陷而求和。多方的愚弄激怒了 

①戈多伊的侄子，当时被任为国务大臣。一译者 



波拿巴，但是恼怒毫无用处，他除了把賠款数字提高到二千万法郞 
外別无他计可施。 

波拿巴得到的拨助主要来自日益敌视英国的保罗一世；同时 
也来自追随俄国的榜样的中立国。同督政府的政策相比，波拿巴 
对中立国家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节制，这神节制令人难以预测到大 
陆封锁。从12月开始，他就废除了他的前任的过激措施，恢复了在 
美国独立战爭时期法国所采取的态度;此外，他在有关海上捕获品 
的裁判权方面也做了某些变动。美国使节很快到达了法国。他们是 105 
亚当斯总统为急欲避免战爭而同意派出的。旣然法国承认除战时 
禁制 品外， 中立国旗可保护敌货的原则，所以双方很容易达成协 
议，幷子1800年9月30日在莫尔丰塔尼缔结了一项条约。美国人 
尤其切望波拿巴不再坚持1778年的联盟，这样他们就可以遵循华 
盛顿一贯叮嘱他们的孤立(不卷入)政策。波拿巴的态度使得英国 
的态度在斯堪的那维亚人、普鲁士人和嵌国人看起来更令人生气。 
此外，保罗一世越来越担心马耳他的命运。他于8月29日宣布对 
英国所有船舶的封港令，当他听到马耳他岛已经失陷时又重申了 
这一禁令;此外，格伦维尔于10月17日决定保有马耳他。最后瑞 
典和丹麦追随俄国幷于12月16日同俄国一起组成了保护中立国 
贸易联盟。普鲁士于12月18日参加了这个联盟。这样英国就从 
波罗的海被排斥出去；在防止法国占领的借口下，丹麦人占领了汉 
堡，普鲁士占领了汉诺威。这样就有效地阻止了英国在德意志各 
河流和汉撤各城市的贸爲。而德意志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却是英 
国的两个主要 市场。 

波拿巴殷切地希望保罗一世的反英步骤木会到此为止，幷且 
希望一个法俄联盟将正式联合欧洲大陆来对抗英国。从1800年7 
月起，他就提出把法国扣留的俄_战俘交还给沙皇，不是作为交 
換，因为俄国人沒有扣留法国故俘。为此目的，斯普连格波尔琴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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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往法国。12月在陂拿巴和保罗之间同时交換了一些友好 信件； 
前者命令中止对俄国船只的敌对行动，后者驱逐了路易十八。然 
后在 180 i 年3月科利切夫被派往巴黎签订和约幷商讨成立联盟 
的条件。保罗激烈反对英国，他决定要远征印度，幷派出哥萨克骑 
兵先锋队向中亚草原进军。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意放弃他已经到 
手或可能攫取的利益。罗斯托普钦向他呈递了一个重新安排欧洲 
的计划:轶国和奥国瓜分土耳其帝国，幷且创建一个置于俄国保护 
之下的领土辽阔，的希腊国。保罗一世仍然垂诞马耳他；他期望法 
军撤出那不勒斯王国，幷且恢复撒丁国王的王位；他还保持着对德 
意志的保护权①。可是波拿巴旣然已经拒绝把意大利交给奧国（这 
样做将会保证和平)，也不会把它让给俄国的。他也更不准备把“土 
106耳其大皇帝”交给俄国控制。那么波拿巴不给俄国任何好处，又怎 
样能爭取到俄国呢?何况事实上^•利切夫同稍后在7月接替他的 
马尔科夫一样，不仅是保罗一世的、而且也晕仍然非常敌视法国的 
俄国贵族的顽固代表，他把保护赛大利各王侯的利益视为一个荣 
誉问题。波拿巴必须作出抉择。但是就英国而论，前途依然非 
常 危险。 

英国的工业遭受了 口99年危机的打击，这一年的收获又造成 
饥馑： 1800年至1802年间英国进口 了将近三百五十万夸特的小 
麦;在这种情况下，武装中立联盟所给予它的打击就更加沉重。波 
罗的海航运的中止引起了谷物市场的恐慌，1801年4月25日，每 
夸特小麦涨价到一百五十一先令。一磅面包的价格髙达五辨士以 
上，相当于七个法国苏。虽然议会针对 S 类情况发布法令采取了通 

常所采取的措施，可是到处发生了骚动;因为人们认为谷物涨价应 

" 1 '™ . 

①俄国对德意志的保护权是根据口79年的特欣条约而来的。^个条约结束 
1778年的誉奥战争，并确认了过去德意志各邦间签订的一系列和约。锒国因谰停#、 
奥战争而捵蠓约务方*认为条约释证国之一此蜱得干預德惫_的扠利。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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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罪于投机买卖，而实际上是农民联合起来维持高价。那些诸如号 
召“面包或血”的威胁性的标语，被认为是雅各宾主义和法国宣传 
的产物，激怒了公共舆论。与此同时，财政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 
势：1801年黃金升値百分之九，白银升値百分之 十七; 英格兰银行_ 
的现金储备再次戚少到四百五十万英镑;对盟国的补助金(五百六 
十万英镑)连同维持驻防军的费用（二百八十万英镑），以及购买粮 
食的款项共达二千三百三十万英镑。这笔钱于1800年和1801年 
流入大陆。1301年，英镑在西班牙的外汇損失了几乎百分之十六， 
在汉堡损失了百分之十三。但是不论是贵族还是商人都不赞成提 
高所得税。在这些情况下，如同1797年一样，和平很快又变成了 
人民普遍的要求，輻克斯则利用了这一点。1800年10月9日格 
伦维尔的兄弟写道:“面包的缺乏和由此引起的穷人的困苦如巣继 
续下去的话，我相信，它会迫使你——不管愿意与否——要与法国 
讲和。” <每月杂志 * 指出，“旣然那种要饿死法国国民的人遵的和値 
得称赞的政策不能实现，也许试图用媾和来防止我国人民饿死可 
能是善策。”, 

皮特和格伦维尔对是否应与法国议和举棋不定，然而一个內 
政事件却使他们幸免蒙受被迫求和之辱。合幷爱尔兰旣已实现， 
英国政府就应兌现默许天主教徒的废除“宣誓条例”的诺言。然 
而9月30日，大法官拉夫巴勒宣称反对取消“宣誓条 例”； 他的意 
见在全体新教徒中立即赢得共鸣，而且国王也公开宣称他持有同 107 
样的意见。內阁为此爭端而陷于分裂，皮特于1801年2月5日提 
出辞呈。国王那时召见了阿丁顿，让这样一个平庸的人组织政府， 
以保证自己在处理政务中有更多的影晌。这些麻烦引起乔治三世 
的疯癍症复发。但是很快就复原了，他把发病归咎于皮特。急欲 
恢复自己职位的皮特厚颜无耻地答应，国王在世期间永不再提及 
天主教问题。可是，格伦维尔辑绝取回原来的 承诺; 而且，由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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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顿不®意让位，皮特于3月14日被迫誶职。可以想像，皮特 T 
台虽然不无耿耿，但当时的形势，使他未尝不稍威宽慰。新任外交 
大臣霍克斯伯里2月21日就向法国提出了开始和平谈判的建议。 
阿丁顿政府是由于皮特的容忍才得以继续存在，它的政策，包括亚 
眠和约的签订，都得到了皮特的赞成。据认为，皮特看到和平是不 
可避免的，因此乐得逃避签订和约的责任。 

霍克斯伯里和塔列朗的谈判立即在埃及问题上发生了冲突。 
他不反对让法国人呆在 那里； 他甚至发出了召回开往埃及的远征 
军的命令，然而这一命令到达得太迟了。但他想要保留英国的大 
部分征脤地做为补偿，而塔列朗却不动声色地只同意交出印度 I 实 
际上，英国的建议只是助长了波拿巴指望联合俄国以摧毁英国的 
希望。而另一方面，阿丁顿虽然决心谈判，但却期望着产生一种较 
好的结果，说不定缔约的过程会对英国产生有利的结果。果然这 
种拖延策略有利于 英国。 

三、亚眠和约 （1802 年3月25日） 

几乎同时发生的两个事件打破了大陆联合的迷梦。1801年3 
10 S 月23日夜间，保罗一世被暗杀。这个事件的发生幷不意外。因为 
与英国的绝交会使俄国贵族失去他们出售粮食和木材的市场，所 
以，保罗一世的残暴和变幻无常的性格威胁着所有的官员，已被 
他这种性格所激怒的俄茵贵族才被迫采取了这一行动。这一阴谋 
是由潘宁、帕伦与亚历山大共同策划的。皇太子似乎曾提出 荽求： 
不要伤害他父亲的生命。后来他表现很悲伤，但是在这种情况卞 
他的幻想是十分天眞的。亚历山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谋求与英国 
和解。 

但是，同月28日，以帕克为司令、纳尔逊为副司令的舰队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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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海 呋®。 哥本哈根遭到炮击，丹麦舰队遭受严重破坏。于是， 

丹麦缔结了停战协定，幷且在获悉沙皇死后，于5月28日签订了 
和约;瑞典也已于5月18日签订了和约。6月17日亚历山大也 
采取了同样的步驟。这样，箄二次武裝中立联盟就结 束了； 它于冬 
季成立，虽未使英国受到很大物质掼失，但它确实给人们留下了不 
能立即忘却的印象。波拿巴唯一可做的事情只能是与俄国和好。 

10月8日，亚历山大正式同意恢复和平。他获得了对他父亲在地 
中海和土耳其开创的局面的承认 :在地 中海，他保留了对爱 奥風亚 
群岛的保护权和在科孚岛的驻军•，在 土耳其 ，波拿巴承认他为土耳 
其苏丹的调停人。法国也同意在埃及问题解决之后撤出那不勒斯， 
幷且同意以符合形势要求的尊重态度对待撒丁国王。最后，德意 
志问题还要通过共同协商来解决。总之，波拿巴几 f 把从保罗手 
里诈取来的一切都让给了亚历山大，幷且，除了換取^一项和约之 
外,他毫无所得。对波拿巴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失败。 

在埃及的冒险得到的又是一个失败。离开埃及时波拿巴任命 
竞莱贝尔将军继任。后者决定一俟撤退协定签字，他将继波拿巴 
之后尽快返回法国。克莱贝尔同率领土耳其军队从叙利亚前来的 
优素福宰相以及英国的西德尼 • 史密斯于1800年1月24日在阿 
里什会晤，幷达成了一项协定。但是英国舰队司令基思拒绝承认这 
—协定。克莱贝尔于 3 月 20 日在希里奥波里斯彻底击溃了土耳 109 
其军队。不幸的是，克莱贝尔于6月14日被暗害。他的继任者梅 
努将军沒有威信，他改信伊斯兰教也未能提髙他的威望。他经常 
和部下爭吵，幷让士兵评理。为了尽力挽救这支军队，波拿巴派冈 
托姆率领的舰队增援梅努。这支舰队于1801年1月23日从布勒 
斯特启航，它是几乎不会遭遇敌人的攻击的，但却胆怯地驶进了土 

① 即厄勒海呋，在璀典耜丹麦西兰岛之间，是波罗的海出北海必经的通道。一 

译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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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港。当舰队于3月底重薪启航时，英国远征军已经在埃及登陆， 
冈托姆就退却了。4月底他又出航，试图使他的援军在的黎波里登 
陆,那里的帕夏已经同意筌订一项条约，但是因为阿拉伯人持反对 
态度，以致谈判失败。当时埃及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在马耳.他被攻 
占后不久，邓达斯就已命令准备派艾伯克龙比指挥的远征军开赴 
埃及。这支远征军于3月6日登陆,3月21日在卡诺普击退了梅努 
的进攻。由于波帕姆的舰队控制着 fl ： 海，韦尔斯利派来的六千名 
印度士兵到达了库 赛尔； 与此同时，二万五千名土耳其军队取道苏 
伊士地峡进击。6月28日开罗投降，8月30日亚历山大港被英军 
攻陷。 

七月末，当第二次武装中立联盟解体、波拿巴图谋进攻葡萄牙 
失败后，他提出了新的和平建议。根据这个建议，交战各国要相互 
归还各自的征服地。但唯一例外的是荷兰将会失去锡兰,幷开放 
好望角作为国际贸易通道。总之，法国愿交出埃及，对于埃及的归 
属，波拿巴虽然故作镇定,但是埃及的丢失已成定局;而另一方面， 
法国将保留它在大陆上的全部征服地。英国要放弃马耳他、梅诺 
卡尔巴、特立尼达、法属安的列斯群岛，实际上还要放弃埃反， 
而只保 留锡兰。虽然英国已经又处于有利地位，这个不平等的建议 
足以使它感到不满，但除锡兰外它只是提出保留特立尼达的額外 
、.要求。它仍然很注意要搞好同亚历山大的关系，所以，幷未提出反 
对归还马耳他，虽然英国只要提出给那不勒斯和撒丁以保证就能 
讨好亚历山大。然而，它幷未为此目的而作出努力。霍克斯伯里只 
畢在关于荷兰问题上试图得到保证，幷且要求一个強国为马耳他 
堤供驻防部队，这样，这一强国就会成为马耳他中立的保证国。这 
个极 好机会使法国可以提名俄国为保证国，幷使俄国与英国恢复 
竞爭。但波拿巴对此机会幷未予以重视。当他威胁说如果不在这些 
U 0 预备条款上签字就要中断谈判时，霍克斯伯里于180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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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步了，甚至沒有为奥伦治公爵要求补偿，或要求签订通商条约。 

人们曾把达种投降解释成是由于阿丁顿內阁的无能所致, 
但这一理由很不充分。实际上，英国政府仍旧处在危机的压力之 
下，这次危机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就出现了，现在全国各地仍然咸 
到它的影响。这个政府无论如何需要实行节约，幷且指望和平可 
以恢复繁荣。公众听到和平消息所反映出来的欢欣鼓舞表明要求 
和平是压倒一切的意见。然而在议会和新闻界却提出了抗议和保 
留意见。溫德姆大声疾呼反对这一“致命的条约”，他认为这是个 
“亡国判决书”，这一条约将会使波拿巴得以进行新的征服。阿丁 
頓反驳说，旣然暂时不可能组织新的反法同盟，最好还是试行一种 
和平 政策； 而心满 意足的 法国或许会关心这一政策。反之，如果法 
国不信守和约，英国总会再找到盟国的。卡斯尔雷在一封信中表示 
了同样的意见。皮特赞成政府这一政策，他于11月3日提出令入 
吃惊的解释说:特立尼达要比马耳他具有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保留 
马耳他就不可能恢复和平；在他看来，锡兰似乎比好望角更可取。 
他十分重视特立尼达，因为那里生产糖幷且是与西属美洲进行走 
私贸易的重要基地。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重商主义观点对于战爭 
目的的影响，这种观点一直支配着英国寡头统治的政策。对英国 
而言，和平不只是一次休战，而且是商人的一次试验。 

不久，明眼人就看出，获得持久和平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舷 
拿巴在向圣多明各派遣军队 （1801 年12 月）； 1月他就成了改名为 
“意大利共和国”的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在讨论条约最后文本 
时，波拿巴拒绝在条约內列入一项贸易协定，而要求某些殖民地的 
特权，要求开放印度自由贸易以及在福克兰群岛的停洎站。这些 
要求虽然被拒绝了，但却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然而阿丁顿仍然坚 
持他的方针。可以肯定,后来在亚眠的谈判中，英国利益因为英国 
政府及其代表康华里的无能命再次受到损害。康华里是一个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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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一名勇敢的军人，但却是一位不高明的外交官。为換取和平 
而付出代价的法国各盟国，特別是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席梅尔佩宁 
克，是会乐于支持康华里的，但是直到这些盟国同意初步条款之 
后，波拿巴才准许他们参加会谈。 

111 会谈中的爭论主要集中在法国的征服地和马耳他问题上。波 

拿巴要英国承认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国，英国也愿意承认，条件是他 
对撒丁国王做“一些让步”。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一无所得，英国就拒 
绝了。波拿巴随后宣 称:如 果“英国的贸易因此而受到损失”，如果 
这些国家之一想要“与某个主要大陆强国”合幷的话，英国就沒有 
理由表示不满。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I 至于马耳他，英国接受了塔 
列朗建议的列强集体保证，然而拒绝同意拆除其防御工事，主张 
这个岛应由那不勒斯派出驻军，直到重组的圣约翰骑士团能获 
得足够的力量保持这个岛的独立为止。旣然从英国人手中夺得马 
耳他,波拿巴看到成功已成定局。但是，交出乌耳他所附加的条件 
很多，英国人其实也沒有理由威到十分不满，幷且他们还等待着事 
态的发展。英国政府训令康华里坚持其余两点•.第一，割让多巴哥 
作为维持法国战俘费用的补偿；第二，赔偿奥伦治亲王。可是，波 
拿巴坚决拒绝放弃任何法国领土；至于“奥伦治-纳骚”家族，他说， 
有关賠偿的谈判正在柏林进行。这个家族的继承者，第一执政的 
伟大赞美者,表示愿意直接与波拿巴交涉，于是便离开了英国。这 
样康华里就于1802年3月25日签署了和约。 

英国公众舆论虽然比以前有些淡漠，但还是满意的；这个岛国 
许多居民成群结队奔往法国，想对一个为许多重大事件所改变了 
的，幷被这样一位非凡的人物统治着的国家进行一番好奇的考察。 
虽然政界的批评日益增多，但议会此次仍然跟着政府走。 

作为民族领袖，波拿巴在签订亚眠和约时已经达到他的命运 
的顶峰。欧洲巳同意放下武器，不再反对他对自然疆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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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那种一遇机会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权力欲，未能使他对这样 
的成就威到满足;而法国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如果只关注自 
己的民族传统和民族利益，它本来会对这些成就感到满意的。波拿 
巴如果停.止干扰英国在海上和殖民地的事业，同意对英国贸易重 
新开放法国市场，幷且满足于对其邻国施加他力所能及的、而又为 
法国疆界安全所需要的合法的影晌的话，那末法国将一无所失。 U 2 
然而，甚至在亚眠和约缔结以前，波:拿巴就已表明，他幷不是这 
样理解问题的。 


四、附庸备国的改革 


实际上，法国在沒有确实肯定这些屛障其疆界幷被它占领的 
国家能自卫和自治的情况下，是不能够听其自然，不加过问的。现 
在，在法 -使得 这些国家实行了政治的和社会的变革之后，它们就 
难于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国家了。在许多附庸共和国中，拥护强大 
中央政府的联合派在政府组织的原则问题上就不能同联邦派意见 
一致。荷兰的情况是如此。西沙尔平共和国也是 如此： 奥罗纳郡 
的居民，也就是梅尔齐伯爵统治下的米兰人与波河南部各邦的居 
民，即由阿尔迪尼领导的艾米利亚人经常爭吵。瑞士的情况就更 
加如此，各州都一直念念不忘丧失了的自治地位。 

显得更严重的是社会冲突。雅各宾民主派变得十分活跃，他 
们在自己的俱乐部里慷慨陈词，任意嘲弄贵族和教士。他们虽然 
只不过是少数，但却是法国人最好的朋友，他们求助于法国人，幷 
且非常乐于按照法国人的意愿行事。象荷兰的席梅尔佩宁克、瑞士 
的厄斯特里和伦格尔、热那亚的科尔韦托等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 
人物，以及那些象西沙尔平共和国梅尔齐 • 戴里尔那样归附新政 
府的贵族，都在不同程度上热情赞成練一和新的社会 制度；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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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对民主，幷且希望象在执政府时期的法国那样，确保新贵名 
流占有优越的地位。然而他们在是否赞成共和八年宪法取消选举 
制度的正规运用这一点上，看法幷不总是一致的，特別是在瑞士 
U 3 是这样。虽然他们感到需要依赖法国，他们也不是那么顺从的。在 
荷兰和瑞士，他们要求法国维护他们国家的完整;在各地人们都希 
望法国撤兵，希望独立，至于贵族阶级，他们盼望着法国战敗，以便 
旧制度复辟；为达此目的，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把自己的国家交给其 
它外国人。可是由于法国人在那里，所以他们便只好充当爱国者 
的角色。只要波拿巴不干涉他们，他们就愿意顺从。 

除这种党派斗爭外，预算: h 的困难也使得政府无法正常地维 
持下去。战费和占领费的负担从一开始就使财政遭到破坏，经济陷 
于瘫瘓。拥有四百万居民的西沙尔平共和国向法军交付了三千三 
百万法郞，幷为法军提.供了估计总値为一亿六千万法郞的军需品。 
此外，军队也随意为自己征收附加捐税，将领们，特別是缪拉，对本 
地政府专橫跋扈。象驻在荷兰的塞蒙维尔那样的文官们，同样也不 
是廉洁的。法国文武官员都干预地方政治，幷且根据自己偏爱支持 
这•一派歲那一派。因此来自各方的请愿者都要求波拿巴按照他们 
的意感来改组国家，或者要求戚轻他们的负担幷惩办他自己的部 
下。波拿巴象在法国一样可以任意对待这些派 別:他 惽恨民主派， 
不信任那些对法国保持强烈独立性的溫和派，也不想重建贵族统 
治。只要尙未同仍然希望收回他的属地的罗马教皇缔结教务专约， 
只要与英国的战爭仍在继续，波拿巴就要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一点 
i 他万无一失。因为这些国家形势越坏，他的事情也就越好办；而 
且，只要占领继续下去，他的军队就不需要他拿出费用。只是在 
恢复海上和平的初步条款签订之后，情况才开始变化。 

在荷兰出现了一些反抗现象，那里的法国代表塞蒙维尔经荷 
兰的督政府同意起草了一部宪法，以便使政权掌握在可靠的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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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他依仗自己的杈势把这部法提交公民批准，但立法议会驭 
消了这些不合法的决定。奥热罗解散了议会两院，宪法就提交给 
公民投累表决。由于宣布弃权就被视作为赞成的 表示， 结果获得 
了多数票。宪法于 18CU 年10月6日颁布。由宪法产生了一个拥 
有立法创议扠和行政权，包括对官员的任命权的“政务会议”(即摄 114 
政会议），还产生了一个立法院,它的成员经过两级选举产生，每年 
更換三分之一。事实上，督政府亲自指定了十二名政务官中的七 
名，其余的则由这七人互选产生;它还遴选了立法院的成员。正 
象波拿巴所希望的那样，新政府由各派別混合组成，但是淸除了民 
主派、幷把所有的官职授予新贵名流。 

在波拿巴想亲自统治的意大利，改革工作花的时间较长一些。 
1S01 年7月间，西沙尔平共和国派逢代表团到巴黎，诉说 了国內 
难以容忍的形势。10月，大家同意在里昂召开一个“协商会议％ 

以期建立一个新政府。这个“协商会议”由当然委员①、政府选拔 
的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代表，以及由法院、商会、大学、郡政府和市 
政机关选出的代表组成；这些人都是在缪拉的密切监视下选出来 
的，1801年12月29日，四百四十二名代表在里昂会合，塔列朗 
在会议前夕到达，他把代表们按地区分成几个建 U 来硏究宪法草案 
幷拟出“可以信賴的候选人 名单、 从名单中再选出新人员。他煩 
起了地方主义的冲突，以便由彼拿巴出面裁断。彼拿巴于1802年 
1月11日到会，同往常—样亲自调査情况，幷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他考虑要把西沙尔平共和国总统职位交给约瑟夫，但是这个重要 
人物拒绝了，因为波拿巴沒有把皮埃蒙特一幷交给他。1月21日 
负责选举总统的委员会选出了梅尔齐伯爵和阿尔迪尼伯爵，但是 
他们两人也都拒绝了。1月24日，总统职位交与波 拿巴， 他就接 
受了，幷任命梅尔齐为副 总统。两天以后，他把“西沙尔平共和国” 

4) : 指租职 位当然有杈出如致府成员、议贵等~ 1 诔者 



改名为“意大利共和国”,这样就激起了人们的巨大的希望。新政 
府定于1802年2月9日成立。行政当局象在巴黎那样行使 特权； 
它包括一名国务秘书和各部部长。此外，总统还亲自从三个选举 
人团提名的候选人中指派立法议会的成员。但是这一次，当然是 
波拿巴亲自建立了立法议会和选举人团。最后，还给意大利共和 
国建立了一个叫作“国务协商会议”的独创机构。这是个永久性的 
机构，负责处理外交及国家安全等 事宜。 在热那亚，1802年6月 
頒布了由萨利切蒂于1801年10月起草的宪法。在那里波拿巴任 
U 5 命了元老院的成员和一个“总领政”，二者构成行政权力机构。本应 
由三个选举人团选举的咨议院从未组成过。卢卡于12月28日成 
立了类似的机构。 

黑尔维谢共和国的历史更是动乱不安。1799年11月间，拉 
阿尔普向他的同僚建议发动政变，沒有得到他们的赞同。得到消 
息的立法议会予以回击，在1800年1月7日宣吿解散督政府，把 
权力委托给一个执行委员会，多尔德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这个 
委员会很快地也和议会发生了爭执，幷要求波拿巴解决。1800年 
8月7日，被法军包围的议会投降了，幷由议会成员组成临时政府 
负责准备一部新宪法。这一政变是由溫和的联合派搞的，他们赞 
成单一制国家，更重要的是/他们都鼓吹由新贵名流来统治。他们 
反对雅各宾派，寻求旧贵族的支持，宣布暂时中止实行关于废除什 
一税 、地租 和封建賦税的法律，然后又宣布废除这个法律，只保留 
农民可以出钱 赎买这 些封建义务的权利。1801年1月，这些溫和 
派制订了一个更具有单一制特点的宪法草案；根据这个草案，政权 
各机构的成员要通过互选产生。由于他们坚持要求把伐累和巴塞 
尔主教邦归幷瑞士，法国政府代表雷 因哈尔 建议，在贵族的支持 
下煽起一次新的革命。波拿巴沒有批准这个建议。他完全拒绝了 
这个宪法草案，幷在1801年4月29日凝出了一个被称为“马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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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条例”的草案来代替原来的宪法草案。这个条例是后来的“调停 
条例”的雏形。波拿 E 成到联邦主义在瑞士非常根深蒂固，因此不 
得不给予各州一大部分的主权。不过，大槪是由于波拿巴有意从瑞 
士撤军以便从它的中立中获得好处，因此他不赞成有一个实行中 
央集权的单一制的瑞士，因为这样会使这个国家变得过于强大。 

依照“马尔梅松条例”的规定，给予十七个州相当大的自治权，幷允 
许它们制定自己的宪法，条件是要规定有財产资格的选举权。联 
邦议会选出一个二十五名成员的元老院，他们再在自己中间选出 
两名“首席长官”，一名主持元老院，另一名与其它四名元老院议员 
一起组成一个小委员会，行使行政权。中央联邦当局保持着广泛 
的权力，特別是有任命各州行政长官的权力。 

这样的解决沒有使任何人满意。联合派在议会中确保多数， 
把要脫离中央的联邦派从元老院中排除出去，幷拒绝执行马尔梅 
松条例，而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他们甚至公然对抗波拿巴，把伐累 
的议员拉进他们的圈圈/ 1801年10月28日，法国的代表韦尔尼116 
纳克和舒万•德•蒙舒瓦齐将军宣布解散议会，幷建立了一个由 
贵族中最有才干的人物雷丁领导的临时政府。雷丁淸洗了行政机 
构、压制了出版自由、大赦亡命者、取消了土地税，幷重新开放了隐 
修道院。波拿巴拒绝承认他，要他给溫和派以地位，这就在会议中 
掀起了不和。雷丁的巴黎之行一无所得，于1802年2月26日凭 
借自己作为首脑的职权颁布一部新宪法。可是在复活节休假斯间， 
韦尔尼纳克趁雷丁不在的机会,策动雷丁的政敌废除了这部宪法。 
接着召集名流会议，议员最后于1802年5月29日承认了马尔梅 
松条例，幷且任命了多尔德为“首席 长官氕 伐累州被建成一个独 
立的共和国，而普斯河谷则割让给法国。 

这些变化与法国发生的变化有着明显的联系。共和八年宪法 
到处都在撖励着新贵名流以差不多同样的方式夺取了权力。行政 


权在各地都得到了加强，从而有助于建立秩序和稳定局势。在各 
地，波拿巴都要求撇开民主派，幷要求努力使溫和派与善意的贵 
族和解。但是，在意大利，波拿巴把自己看作主人而不是仲栽者， 
他透露了他的秘密的偏爱,这是他在法国所从不敢公开表示的，更 
不用埤在荷兰或瑞士;在那些国家里他还要保持眞正的选举，以待 
将来再改。在意大利的宪法中，选举人团决不是在投禀的基础上， 
甚至不是在只限于财产资格投票的基础上产生，而完全是由职业 
团体产生的 ：第一 个团体包括一定数量的土地所有者，第二个团体 
包括商人和工厂主，第三个团体由各自由职业成员组成。前两个 
选举人团由他们的成员互选补充；显然是具有“空论”倾向嫌疑 
的第三个选举人团只限于向政府提出候选人名单。现在只差一步 
就吿成 了：这 就是直截了当地由国家元首任命选举人团成员。 

就事论事，毗邻法国的这些国家的改革本来丝毫沒有引起欧 
洲不安的理由。相反地，人们希望，在使得这些国家能够自己治理 
自己以后，法国会召回它的军队，幷给这些国家以独立，这是法国 
117在呂內维尔和约中^~^其实沒有确定具体细节——已经答应过它 
们的。事实上，波章巴于 W 02 年7月的确下令从瑞士 撤军； 他也 
同意賊少在荷兰的驻军，奥伶治亲王在5月24日已放弃了他的权 
利要求，他提出把德意志的富耳达和科韦割让给他的儿子作为交 
換条件。不管怎样，这足以被认为是一个未来撤军的希望。在意 
大利共和爾，梅尔齐希望迟早能得到同样的好处，因为波拿巴亲任 
总统只不过是暂时的。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纯粹是幻想。但是 
如果沒有这些幻想，阿丁顿和皮特同意冒险一试的道路就会缺乏 
存在的 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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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M 

胜利与和平巳使波拿巴成了一位民族 英雄； 他利用了这一时 
机更加增强自己的权力，幷继续推行个人的政策。正因为对他的 
功绩威到滿意，全国才愿意跟他走;但是，正当和平的烏面有利于 
恢复自由的时刻,他却加强了独裁统治，因此全国不免出现遗慽和 
焦虑不安的情绪。无论如何，反抗增加了，只有依靠重新使用武 
力，波拿巴才能够镇压这些反抗。 

_、共和九年的危机 

波拿巴出发去意大利之后，法国全国上下忧心忡忡。他的战 
畋可能会引起外国军队的入侵，而且肯定会引起新的骚乱，因为从 
共和七年收获季节以来面包价格再度上涨；在图卢茲一次骚动期 
间,群众强迫限制粮价。在巴黎交易所，价格正在跌落。马伦哥战 
役胜利的消息象魔术般地使舆论又平息下来，同时使波拿巴的威 
望扶搖直上。波拿巴重视报纸的威力幷善于利用新闻 HI 作，他从来 
沒有放松过为自己制造舆论。在他的心目中，自豪和抱负会自然 il 9 
地把眞相变成传说。他出版了一份 <后备军通报》，这份通报和<政 
府通报》及其它半官方的报纸都把整个战役的荣誉归之于他个人。 
莫罗在霍恩林登战役获胜的消息来得太迟了，不能戚弱波拿巴的 
威望；除此之外，他还想方设法压制这次战役胜利的影响。由于运 ( 
气比天才更能迷惑人，幷使人产生某种迷信的敬畏，所以，倘若 A 
们知道了马伦哥战役的眞相的话，彼拿巴的名声必定会更加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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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伦哥的赌博幷沒有减低那个曾两次奇迹般地逃过了英国巡洋舰 
的人的声望。 

与此同时，波拿巴在听到他不在法国期间的议论和正在策划 
的阴谋之后就赶紧返回巴黎。1800年7月2日，他进了巴黎城。 
內心忿懑不平，非常怨恨他的左右亲信，对那些曾想伺机取代他的 
将军们充滿敌意的猜疑；而现在紧张的努力松弛下来，危险已成过 
去，这次冒险的悲剧性一面使他深深土到自己的地位是如何脆弱， 
因此他又充滿着浪漫主义情调的威伤。但是，类似的威想从来只 
能使他心情郁郁而意志更坚。他毫不迟疑地利用了他的政敌陷入 
_片混乱的时机。 

保王党立刻土崩瓦解。他们发动叛乱的种种准备，只剩下了 
几伙盜匪。威克姆溜回到英国，设在奥格斯堡的王党机关作鸟兽 
散；该机关某些成员妄图在拜罗伊特重新纠集起来,但是富 歇命合 
普鲁士警察把他们逮捕入狱。英国中断了对它所雇佣的孔德亲王 
军队的资助，幷且解散了这个队伍。1800年9月7日，波拿巴终 
于答复了路易十八:“您不应该再期望回到法国来，如果您要回来， 
就非蹐过十万死尸不可。”这位国王从米塔瓦被驱逐之后，躱在华 
沙，后来又从华沙到了英国。波拿巴和保王党之间彻底决裂了。 

共和派也很淸楚，波拿巴的胜利会给他们钉上枷锁。在波拿 
巴的左右亲信中，有许多曾盼望他阵亡或垮台的人，现在他们变得 
更加热切地向他建议，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必须重建世袭君主政 
体 ，以使 他的权位具有原先缺乏的稳定性。他们之中最积极的是 
罗德雷和斐扬派，这些人虽然已经归附了共和国，但是他们骨子里 
还是君主主义者。塔列朗自然是支持他们的。一贯狂妄的呂西 
安•波拿巴抛出了一本题为《恺撤、克伦威尔与波拿巴之间的对 
比 》 的小册子，首先说出了其它人不敢说的话。这本小册子可能是 
他叫丰塔內写的。第一执政一回到法国就指派丰塔內在华盛顿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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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时发表一篇悼辞，他从此官运亨通，更不必提他已是埃利茲•波 
拿巴的情夫了。但是，所有这类活动都遭到了反对。富歇虽然同 
各界各派都有联系，甚至在圣热尔曼郊区也因他的秘密效劳而博 
得好威，但他仍被看成是一个左派的领袖。这不是沒有充分理由 
的。的确，他是一个对人不抱任何幻想的怀疑论者，爱钱贪权， 
总是首先为自己打算。但是他留恋自己革命历史的程度比人们想 
像的要大得多。首先，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精力旺盛而又沉着 
果断；他对恐怖镇压的爱好，虽然是审愼而有节制的，但却也是非 
常自然地适应他那警务部长职务的需要的。其次，他眞诚地愿意 
尽其力所能及拯救法国革命的成果、幷且阻止旧贵族重掌国家大 
政。最•后，特別是他具有一种炽热性格,隐藏在恬靜外貌下面，这种 
外貌掩护住他好讥评时政的习惯，尖酸刻薄的谈吐，和对充当国民 
公会特派员时期的眷恋，当时他也曾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名义发 
号施令。波拿巴重视他的才能，但却对他心怀疑惧，他始终咸到， 
富歇随时可能会闹独立性。在1804年以前，富歇对那些君主政体 
的计划都一直持敌视态度。他在波拿巴的家族中找到了支持。沒 
有生下子嗣的约瑟芬担心世袭的王位继承制会导致离婚。波拿巴 
对自己家族的贪得无厌很不滿；如果情况迫使他从自己的兄弟中 
间挑选继承人的话，他准备迎接一场大风暴。此外,他也不打算勉 
强从事，幷且认为，这时有关君主玫体的种种谈论都为时过 早：和 
约还未缔结,国家的改革尙待完成，最后，议会各院还沒有驯服。因 
此呂西安遭到贬黜，他的內政部长职务移交给夏普塔尔，而他受命 
出任大使^ . 

尽管如此，波拿巴仍然在伺机增强自己的权力。几起谋反案 
给他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这仍然是马伦哥战役胜利的一个后 
果： 那次战役之后，雅各宾派和保王党失去了一切希望，其中有些 
亡命之徒试图采取暗杀手段。从共和八年底及其后不久，相继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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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了三起雅各宾派的 阴谋： 9月14日，逮捕了三 个人； 接着又在 
10月10日逮捕了阿雷纳、托皮诺-勒布伦和其他 二人； 最后，在11 
月8日，又逮捕了谢瓦利埃和一名共谋嫌疑犯。这些阴谋眞实与 
121杏却一直是成问题的。第二起阴谋似乎是背着富歇破获的，富歇 
觉察到自己处境危险，于是就大事宣扬第三起阴谋。正当政府在 
制定一项放逐雅各宾派的计划时，保王党粉墨登场了，这就大大地 
方便了这项工作的 进行。 6月卡杜达尔从布列塔尼派了几个舒安 
分子到巴黎去组织一次运动。跟踪他们的警察只逮捕到其中某个 
马尔加德尔的小贵族，幷把他枪毙了。圣雷让、利莫埃朗和卡邦三 
名阴谋分子竟制造了一颗定时炸弹。12月24日晚，在波拿巴到 
歌剧院途中，这颗炸弹在圣尼凯斯大街爆炸了，当时有二十二人死 
亡，五十六人受伤，但是波拿巴却安然无恙。在当时的舆论中，人 
们自然只能一致认为“此事是雅各宾派干的' 日益接近帝位的波 
拿巴尤其痛恨这些“弑君者' 他似乎也是这样认为的。12月25 
日，当议会各院祝贺他幸免于难时，他高声怒咒“那些败坏共和国 
声誉、幷用各种过激手段，特別是他们在九月事件中 ® 所扮演的角 
色，以及用类似的手段来毁坏自由事业的人。” 12月26日，波拿巴 
在参政院宣称:“血是必须流的”。事实上，稍后在1801年1月13 
日、20日和31日，早先已被逮捕起诉的雅各宾派不是被枪杀就 
是被送上了断头台。 

然而，主要的结果还是，对雅各宾派的大规模逮捕，接着又未 
加审讯就流放了他们。从谋杀波拿巴那天夜里起，富歇确实一直 
把责任归咎于“英国金币”——他确实知道谁是眞正的罪犯。利莫 
埃朗被耶稣会会士克洛里维埃尔和尙皮翁•德 • 西塞的姐妹窝藏 
起来，因而得以逃脫，后来他成了一名神甫，而卡邦则于1月8 


①指1792年9月巴黎革命群众，在出发抗击外敌入侵前，镇压狱中反革命分子 
的群众运动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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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捕，圣雷让于 1 月 28 日被捕。但是已太迟了，何况，波拿巴也 
不愿改变他的旣定目标。参政院拒绝对放逐表态，它声言这是一 
个“政府措施”。1月5日又作为“有助于维护宪法的一项措施”提 
请元老院批准这一行动，在一百三十名被放逐的人中有舒迪厄① 
和两名前议员塔洛和德特雷姆，波拿巴一直沒有饶恕他们在雾月 
19曰所进行的激烈抗议。其中还有一些著名的革命家，如被称 
为“美国人”的富尼埃、罗西尼奧尔和勒佩尔蒂埃。富歇用狍延时 
间的方法从中救出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二十六人直到1804年 
才被送往圭亚那，六十八人在〖801年以后被运往塞舌尔 群岛； 有 
一半以上的人在流放中死去。此外，其他的共和党人大批受到监 
视。同时，富歇也逮捕了大约一百名保王党人，有的被判刑坐牢，122 
有的未经审判就拘留起来。至于卡邦和圣雷让终于受到审讯，幷 
于4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这样，波拿巴主义的恐怖再次打击 
了左派和右派。“这是他从未背离过的唯一的一种不偏不倚的公 
正态度，”斯塔埃尔夫人写道，这样他就以拉此打彼的手段在那些 
人中结交了 朋友， 这一回左派成了打击的主要目标，可以说左派 
因此被彻底粉碎了。但是受到打击的不仅仅是雅各宾派。议会各 
院沒有被召集起来就放逐法令进行投票，因为不能绝对肯定它们 
是否会接受这一法令。所以，陂拿巴于12月26日宣称，“玄学家 
是造成我们一切麻烦的一类人。”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对议会的威 
胁。此后，他又转求之元老院。作为“宪法保护者”的元老院却暗 
中斌予自己违犯宪法和更有理由的修改宪法的权利。结果，第一 
个“元老院决议案”在共和九年雪月+三日 （1801 年1月5日）通 
过。这些元老院决议案使陂拿巴有可能不需要议会其他各院在法 
律上的赞助就可以亲自立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修改 

①舒迪厄，山岳党人，1793年在建立雅各宾专政过程中，曾坚决对吉伦特派和丹 
东浓作过斗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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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八年宪法，而这部宪法沒有规定任何修宪的程序。 

1800年11月间及其以后，在放逐雅各宾派的同时，波拿巴已 
在考虑采取某些镇压措施，这些措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但对全 
国总的形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他看来，问题就是要一举平息 
舒安分子的暴乱和制止抢劫。煽动起舒安分子暴乱的卡社达尔那 
时正出沒于布列塔尼一带的农村,虽然不断地遭到追捕，但是他却 
—直未被捕获。由于保王党人布尔蒙的帮忙，富歇终于成功地收, 
买了卷入舒安分子暴乱的某些人，这些人奉命杀掉卡杜达尔或者 
把他交给警察。但是，布列塔尼的保主党有一个钴进政府各部的 
十分活跃的反警务的组织，因此，当两个名叫贝克德里厄弗尔和迪 
夏泰利埃的舒安分子叛徒被指派去杀害他们的头头时，卡杜达尔 
就得以先把他们逮捕处死，可能是伊尔-维兰郡的郡守博里亲自出 
卖了迪夏泰利埃。舒安分子的猖狂激怒了波拿巴。1800年9月 
23日，安德尔卢瓦尔的前郡守、元老院议员、国有产业的重要购买 
人克莱芒*德*里斯在他的歇尔河上的阿泽別墅里被绑架了，同 
时在 n 月19日，菲尼斯太尔郡的主教奥德利安被暗杀了。运送 
国库基金的车队不断遭到匪帮的袭击和抢劫。象在共和八年一 
样，陂拿巴又采用了严峻措施。共和九年花月18日 (1801 年5月 
8日）,派出了由贝尔纳多特率领的、幷带有军事法庭的三个纵队。 
扫荡进展得很迅速。到年底，卡杜达尔返回了英国。即使如此，仍 
然有分散各地的舒安分子残存下来。除了少数死心場地的人之 
外，大多数是把叛乱视为谋生手段的社会渣滓。 

不管盗匪是假借崇教的或是国王的名义，这些人几乎到处都 
有。当然，他们不只限于在山区，如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有“巴 
尔贝”①在搞走私买卖，就是象诺尔和博司这样富饶的地方也出 
现了盗匪。他们用火刑折磨遭难者勒索金钱，所以人们通常称他 
①指阿尔皁斯山里的走私者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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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为 a 火夫' 这幷不是新现象；农村人口中有很多是一年里有部 
分时间失业的零散工和依靠自己的微薄收成不能维生的农民，尤 
其在歉收年份更是如此。农村中总是有成群结队的乞丐和游民， 
因此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不法之徒。战爭和国內 
动乱造成经济失调与乡间警政瓦解，使这种灾难更大大恶化了。农 
民比城市居民更加看重治安问题，因为他们一般更容易遭遇危险。 
旣然治安是正常的和有成果的劳动的首要条件，因而，对于全国来 
说再沒有比恢复治安更为有益的事业了。所以波拿巴的威望将因 
此大大提髙，就象当年亨利四世和路易十四一样。 

困难不只是在要抓到强盜，那是让军队增援宪兵队就能办到 
的事，而是在于能做到依法判处他们。证人和 陪审员 都知道他们是 
易于遭到报复的， 因 此有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从 宽发落 罪犯。 

共和八年，许多轻罪案件已改送法庭判处，幷且已授权郡守监督遴 
选陪审员，而这个权力原属治安法官行使。但是效果却仍旧微不足 
道；何况镇压的迟缓至少部分地削弱了镇压的效果。在类似情况 
下，旧制度下王国政府曾借助于一种特殊的审判制度即宪警法 
庭”筒化手续就地判决正法 •. “拿获即刻绞死”。波拿巴也求助于一 
种非常手段，在西部、普罗旺斯和来因地区已设立军事法庭，他丝 
毫沒有要废除这些法庭的意图。然而，他也愿意以永久而正规的 
形式恢复旧制度的简易的镇压办法。 

这就是共和九年雨月十八日 （1801 年2月7日）法律的目的。 I 24 
这项法律授政府在波拿巴认为适当的郡(他选定了三十二个郡） 

里，各设一个特別刑事法庭，由一名庭长、两名普通刑事法庭法官 
和另外五人(三个军官和两个文官)组成；这些人都由第一执政任 
命。他们对无业游民、积犯、与诸如此类人犯，以及大批惯盜犯罪如 
夜盗、路劫、凶杀、纵火、伪造货币、煽动性集会、非法携带武器等进 
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也不得要求重审。次年，共和十年花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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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802 年 5 月 13 日），在每个郡都设立了另一个特別法庭审 
理欺诈罪，但是在沒有特別刑事法庭的郡里，这个法庭也可以茚理 
多种盗匪案。此外，共和十一年葡月 26 日 （1803 年10月18 曰）， 
根据一项元老院决议案，许多郡停止实行陪审制度；这样就使刑 
事法庭的法官实际上构成一种特別法庭，虽然还沒有军官干预。总 
之，由于这些特別法庭一直保持到他垮台为止，波拿巴在法国的大 
部分地方都废除了陪审制度。由于特別法庭现在委任他们当中的 
一名成员进行预审，所以根据同一理由也就废除了起诉陪审团。最 
后，在还存在着正规的司法制度的地方，由于检察官职务的变化 
及诉讼程序的改革，司法制度也都加强起来。共和九年雨月7日 
(1801 年 1 月 27 日） “保 安法官”代替了初审法庭中的政府专员， 
其任务是起草公诉状；预审部分地变成了秘密的预审，证人在被 
吿不在场时作证。原吿和证人不出庭，目的是为了避免遭到 
匪帮的报复，因此起诉陪审团就只得根据书面证据来作出决 
定。 

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波拿巴已成功 
地在农村迅速地恢复了井然的秩序。不管他怎样考虑，制止行乞 
和流浪幷不是他力所能及的。即使是名符其实的盜匪也经过长时 
间之后才镇压下去。在来因地区，法国政府好不容易才逮捕到申 

德尔汉內斯-个眞正的“卡图什”，①当地居民相当喜欢他，因 

为他特別喜欢袭击犹太人。尽管如此，但到了帝国的初年，情况已 
经无疑地大有好转。旣然特別法庭不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它 
125们触动的只是社会上的坏人和犯罪者，因此这种法庭沒有遭到公 
众舆论的谴责。至于说到政治嫌疑犯，波拿巴通常用军事法庭来 
对付他们。新的司法改革不怳严惩了职业罪犯，还可以用来阻止 

① 卡茵什是十八世纪初 法国一 伙“盗賊” 的有名 首领，被捕 受车刑而死，但是他 
的机智和大胆的故事却在民间广泛流传。——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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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走投无路的穷人被迫走上暴乱的道路，象在1789年所发生的 
情况那样。“良善之辈”守法的公民不 4 加区別地看待饥饿的暴民和 
罪犯，而共和九年的法律也是如此。这肯定是波拿巴所期望的，因 
为，琚夏普塔尔说，他最害怕的是饥饿暴动。 

在放逐雅各宾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建立特別法庭，这引起了 
议会各院中共和派的极大不安。保民院的辩论很激烈；立法院投 
票的结果是一百九十二票赞成，八十八票反对。对波拿巴不再抱 
任何幻想的共和派沒有放过这一表示抗议的机会。尽管如此，还 
必须给他们以公正的评价•.这些新贵名流赞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但不是一个武断专橫的政府，在他们看来，这些非常措施在执政府 
时代幷不比在山岳派统治下的国民公会时代更符合原则。然而波 
拿巴不愿受任何原则的约束，甚至不受宪法的约束。共和十年他 
在参政院发表演讲时直截了当地说，“一部宪法决不应妨碍政府进 
行工作，也决不应逼得政府去违犯它……每一天都不得不违犯成 
文法，实在沒有別的办法，不这祥就不能前进，“政府诚然不应是 
暴虐的 ……； 但是它不可能不采取某些专断的行动。”简而言之，宪 
法只是为开明专制点缀门面而已。保民院的辩论也激起了波拿巴 
的愤怒。“在保民院中有一打或十五个只适宜扔到水里去的玄学 
家。他们是我衣服上的虱子。我是军人，是大革命的儿子，我决不 
容忍把我当成一个国王那样来侮辱。”于是，共和九年的危机导致 
波拿巴与捧他上台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之间的决裂。但是现在，涞 
拿巴想要他们批准教务专约，而在他所有的重大措施中，他们最不 
赞成的恰恰就是这个教务专约。 

这个议会反对派是自己委任的，因此在全国得不到支持。各 
个利益集团得到了滿足，而且，和平和社会秩序的改善有利于商业 
的复兴。一家新的发行钞蕻的银行在巴黎创办起来，这就是通称 
为“雅巴银行”的商业银行^法兰西银行和它的竞爭者所发行的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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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使得投机商能够把硬币拨到外地，从而能在外地刺激经济发展。 
连年歉收引起了农产品价格空前上涨，这就提高了有土地的农民 
或佃农的购买力。在经历过督政府时期那样令人不滿的通货收缩 
之后，这些人当然喜欢这一意外 之财； 他们感激第一执政，因为他 
表现出非常关注国家产品的产量，幷且极力鼓励生产。国家财政 
状况也有显著的改善军事征服有助于戚轻预算的重担，因为法 
国军队现在能够在国外取得给养。租税在定期征收，共和十年的预 
算实际上表明，收支相抵还略有节余。在大城市中，城市通行稅正 
在逐渐取代私人动产税，这就使得富人非常滿意。至于地产税，政 
府正在硏究在各公社之间确保较为公平地分配负担的方法。后来 
在共和十一年，每个郡里都有一些公社着手进行了可耕地面积的 
测量登记和淨产量的估价工作。 

国库的情况仍然引起人们的关切。共和十年热月30日 
(1802 年8月18日），政府企图通过创办一个一般税收专员的办 
事处或联合会，而在国库部的工作中取消某些中间包稅人，目的就 
是要迫使一般税收专员贴现他们自己的 证券； 但这一尝试失败了。 
票据继续在跌价中销售。然而，对于国民来说，主要问题是淸算了 
偾务。如同在督政府时期那样，淸算偾务是靠宣布破产来完成的。 
1797年发行的大大贬値了的“三分之二”公偾券，如果人们不愿意 
象以前一样拿来偿付购买国有产业，则可以随意以票面价値的二 
十分之一兌換成带有百分之五利息的政府统一公偾。共和六年发 
行的公偾和拖欠的偾务非常缓慢地分別按百分之三和百分之五的 
利息整理合幷进政府公偾中去。但持券人仍然很高兴，因为共和 
九年风月30日 （1801 年3月21日）的法令起码给他们带来了一 
些好处；但给人印象最灤的是结果在共和八年底的恢复最少对工 
资收入者和公务人员用现金支付薪水和年金。对于国家军需供应 
商，抿拿巴高兴的时候就付给他们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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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幷不是说，对法国财政方面的信心很足。尽管还债金库采 
取了措施，但证券交易所中的政府公债的市价仍然很疲软。亚眠 
和约签订之后，利息百分之五的法国政府统一公偾的市价为四十 
八至五十三法郞，而利息为百分之三的统一公债在英国市价却在 
六十六至七十九法郞之间波动。但是，如果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可 
能被一次新危机所摆布的话，它是不愿意给波拿巴制造困难，从而 
促使这场危机早日爆发的。遭受痛苦的只是平民各阶级。共和八 
年收获之后，在巴黎，一个四磅重的面包价格上涨到十三苏。到 
了 1801年，所有的食品都涨了价，因而也戚弱了呂內维尔和约 
所带来的快乐情绪。共和十一年的收成相当可怜，甚至在大面积 
耕作的地区情况也是如此。那年冬季，在巴黎，面包上涨到十八 
苏，在小城镇和乡间，每磅面包涨到七苏——和英国的面包价格 
相同。不再能出口粮食 # 的布列塔尼的面包沒有涨价，这是唯一的 
例外。 ♦ 

为了应付危机，波拿巴转而采取了旧制度曾用过的办法。警 
察厅长又重新把面包商组织成行会共同负责，而且强迫他们建立 
储备谷仓。这一措施的结果使许多小面包铺破产消失了。1801年 
U 月17日，政府授命夏普塔尔从国外购买粮食，但由于政府短缺 
钱财，因此就又一次要求助于银 行家： 五名银行家负责每月要弄到 
五万公担粮食，结果还是不够。共和十年花月，波拿巴起用了曾遭 
眨黜的乌弗拉尔。结果保证了巴黎的供应，面包价格保持在十八 
苏。这样做就得需要供应一百多万公担粮食，要化费二千二百多 
万 法郞； 由于粮食按低价卖出，使国家亏损一千五百五十万法郞。 
首都以外的地方又出现司空见惯的 现象： 乞丐成群结队，农民受到 
煽动，纵火案四起，市场经常发生骚乱。虽然面包比1789年还要 
贵些，但是这次动乱沒有造成威胁性的形势,这是由于沒有同时发 
生政治的和社会的骚动，同时也电于刚刚实行了加强镇压措 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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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九年雨月 18 日法律已产生效果。不管怎样，民众的骚动只能 
会促使有产者更加依附于波 拿巴： 他变成了社会的捍卫者。危机 
在共和十年的夏季达到了顶点，这正是波拿巴准备改任终身执政 
的时刻，这场危机大大有助于他达到自己的目的。 


二、教务专约 

然而，为了使社会秩序完全恢复，关键问题始终是要在国內解 
除反革命的武装，波拿巴很久以来就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 
128罗马天主教会和解。那些顽抗派教士仍然是难对付的。执政们的 
一个特派专员从伊尔-维兰郡的雷东写道 •. “不能指望与拒绝宣誓 
的教士和解。”假如宗教和国家一直保持分离的话，他们还有什么 
可指望 的呢？ 罗马天主教徒们是不会承认国家与宗教分离或信仰 
自由的;他们充其量只会接受宗教容忍，交換条件是要给他们一种 
特权 地位； 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他们才会同意解除武装，起码暂 
时会如此。于是，波拿巴决定做到这一点。共和八年热月30日 
(1800 年8月17日）波:拿巴在罗德雷面前斥责有些人“认为，只要 
神甫保持沉默，就应把他们扔在一边，不去搭理他们，如果他们捣 
乱，就把他 ff ] 逮捕起来。这就好象是说 〆 有些人在你的房屋周围举 
着火把，你別管他们，假如他们放火，就逮捕他们’。”那么该怎么 
办呢，用照顾他们的利益的办法，把他们的首领爭取 过来、 而首 
要的是选择好这些为首的人。波拿巴稍后对蒂博多说，“由英国收 
买的五十个亡命的主教现在管理着法国的僧侶。必须消除他们的 
129 影响； 要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罗马教皇的权威。”这就是要签订教 
务专约的基本理由。 

象路易十四曾经想荽做的那样，要请求罗马教皇免去法国一 
些主教的职务，就等于是给法 国最古 老的传统之一，即敦会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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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主义 ”① 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传统与波拿巴毫不相干，他唯一 
关心的是君权的“高卢主义”。唯一可能触动波拿巴的是蒂博多提 
出反对的话 ，你永 远无法使他们眞心诚意地拥护革命。”波拿巴是 
藐视这一判断的。象曾寻求罗马教会协助的其他人一样，他相信 
自己强大到足以把罗马教会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使保王党人失去僧侶的支持，从而削弱保王党人，这还不是教 
务专约带来的唯一好处。在新幷入法国的地区，尤其是在比利时 
和来因地区，虽然幷不关心波旁王朝的事业,但是当地僧侶是否效 
忠法国仍然关系重大，因为这些地区从来沒有组成独立的国家，居 
民主要是服从神甫；因此，如果要使这些地区的居民归顺法国，最 
好先爭取僧侶。其次，波拿巴还注意到，即使在拥护法国革命的人 
士中，也有不少人在思想威情上仍然依恋传统宗教,幷且对教会的 
分裂深感遗慽。如果有人能办到使天主教会同1789年的原则实 
现和解，那怕是表面上的和解，他们对这个人该是何等 威激？ 哪个 
购买教会产业的人，当他听到僧侣永远不再要求他归还这些产业 
时，能不感到高兴呢？ 

波拿巴也指望将来会获得另一种好处。他希望把贵族和反对 
革命的资产阶级爭取到自己这边来，因此他也不能忽视宗教复兴 
对他们的影响。1801年初，德尔皮什神甫创立了圣母修道会，后来 
名声很大，象马蒂厄•德 • 蒙莫朗西和他的兄弟，以及拉埃內克② 
这样的著名人士很快加入了该会。慈善性质的圣会又重新出现 
了；夏普塔尔在巴黎和某些郡守，象贝藏松的德•布里都自愿赞助 
这些组织。宗教又在社会上受到尊重，文学作品抓住了这一主 


①髙卢主义 （ Gallicanisme ) 法国天主教会中反对教皇权威至上的一派主张，达 
一派并不脱离罗马教会，但维护法国教会一定的独立性。——译者 

⑧漦莫朗西 （ H 67 — 1826年），出身大贵族世家, H 89 年当选三级议会代表，是 
自由振贵族，后來 悬君去 立宪派 9 拉埃内—182$年),杰出医学家。 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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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有些作家乐于恢复写宗教主题，幷很重视用它来左右文化界的 
风尙。自诩为“教会之母”的让利斯夫人正在创作大量的宣传德 
行小说；觉察到这种趋势的夏托勃里昂正在写他的《基督教的眞 
髓》—书，这本书后来在庆祝教务专约签订的1802年复活节感恩 
頌典前夕出版了，它以其美学价値来证明天主教的眞理。象丰塔內 
130那样有政治头脑的一些作家则看得更远些，他们认为，恢复宗教有 
其社会 意义： 宗教必然能维护新的等级制度。旣然波拿巴正是要 
巩固这一等级制度，因而他完全赞同他们的看法。他对罗德雷说 
过，①以后又对莫莱重 复过： 

“沒有财产的不芋等，社会就不能存在，而沒有宗教，就不能保持财产的 
不平等。当一个人饿得要死，身旁却有另一个人饱得要吐的时候，他是不能 
忍受这种差別的，除非有一个权威对他说:上帝的意志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 
必须有穷人也有富人 i 但是，在来生和在永生中，贫富之分将完全不同。” 

除此以外，丰塔內机敏地看出，政府也将从一项协议中得到好 
处。 1801 年 4 月 18 日，他骂给呂西安的信 中说： “沒有宗教，就沒 
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爭吵的。可以旣迫使他们 
就范，又利用他们 * ••…你可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 
道吃献祭的小鸡， 

虽然爭取罗马教皇似乎还不是最困难的工作，但要完成这一 
任务却也不容易。 1800 年 6 月 25 日波拿巴路过维切利时向马蒂 
尼安尼主教提出一些建议，由他转达罗马教皇。庇护七世和他的 
前任不同，他不是好斗的，而是个溫文尔雅，幷且有些意志薄弱的 
人。在与法国革命讲和的问题上，特別是在要抛弃那些自称为教 
皇做出了裤牲的主教的问题上，他仍然犹豫不决;而且他也还要冒 
疏远路易十八和天主教各国的危险。1800年8月，那些不赞成同 

® 这段话是1800 年 3月浓参巴在马尔梅松花园中 对罗德 霄讲的，记在后者的 
<0^+0 — ~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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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和解的红衣主教宣称，对宪法的忠诚宣誓是非法的。这 
是庇护六世从来也不敢做的一项决定，而庇护七世却谨愼地不动 
声色。另一方面，要拒绝对天主教会，同时也对教皇国如此有利的 
一项提议，看来也是不可能的。这后一种考虑的确是权衡得很重 
的。首先，法国军队仍然能到罗马来，庇护七世旣不信任占领着他 
的首都的那不勒斯人，也不信任仍然占据教皇属地的奧国人 o 其 
次，通过免除法国主教的职务，罗马教皇就有权任免“高卢主义” 
僧侶，这项权利是法国从来不肯承认的。 

波拿巴事先答应了这一点之后，教皇首先以充分的理由提出 
要求恢复罗马天主教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红衣主教斯皮纳带 
着指示被派往巴黎。11月6日到达后，他就立即会见了波拿巴的 
谈判代表贝尼埃。贝尼埃原是旺代乱党的宗教首领，他刚刚投诚到 
波拿巴的阵营里来，一心指望成为巴黎的大主教和被提抜为红衣 
主教。法国的方案中自然沒有提到国教,但由于斯皮纳的坚持，贝 
尼埃让步了，而波拿巴也沒有从中看出什么害处。这是出于误会, 
因为，在这个领域里，波拿巴也缺乏法律上明确的槪念；他把罗马 
天主教称为国教或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只是想要给教会一笔拨款， 
幷给它超于其它教派之上的特权地位。塔列朗和奥特里夫使波拿 
巴认淸了问题，他们指出这样会毁掉信仰自由和国家世俗化这些 
基本的革命成果。从此以后，波拿巴就只承认罗马天主教为大多 
数法国人信仰的宗教，这是他毫不动搖的立场。 

爭论的另一点是主教们的辞职问题;尽管教皇小心谨愼，但是 
这问题牵涉到他的利益太大，以致斯皮纳最后也沒作出让步。谈 
判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罗马教廷在等待着战爭的结果;当法军 
占领了教皇各属地和罗马本身的时候，教皇只好让步。1801年2 
月末，谈判的速度加快了，波拿巴派卡考尔到罗马去催促此事。由 
于罗马教廷拖延答复，5月19日，波拿巴指示卡考尔，要求对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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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地接受法国的条件，如果对方拒绝,就中止谈判。庇护七世刚 
刚写好一封信，建议做某些 修正; 但是卡考尔自作主张，在返回巴 
黎时把罗马教皇的国务卿红衣主教孔萨尔维带往巴黎。6月2日 
到达后，孔萨尔维就开始逐牵力爭，但终于在1801年7月16日早 
晨两点钟最后签订了教务专约。 

根据教务专约，罗马天主教被宣布为大多数法国人同时也是 
执政官们信奉的宗教，假如一个非天主教徒继任政府首脑,就必须 
另行谈判。宗教仪式可公开举行，但应遵守世俗政府为保证公共 
.安宁而制订的必要的规章。国家支付主教和教区神甫的薪给，后 
者的人数应相当治安法官的人数。 ® 国家允许恢复大教堂圣职会 
和主教管区的修道院，但是不给他们捐助 资金； 国家还许可天主教 
徒捐款成立基金会。教皇答应劝吿顽抗派主教放弃教职，如不能 
做到，就免除其教职。波拿巴也应对宪政派主教提出同样的要 
求，这样来结束教会@分裂。和约沒有提及修道会，因而，它们仍 
然无保留地处在教皇&«；接管辖下。根据1695年敕令的精神，主 
132教的权力也大大地增 加了： 他们有权指定教区神甫和下属人员，这 
是主教在旧制度下未曾拥有过的权力。作为交換条件，波拿巴获 
得了一个由他挑选的新主教团、教士的忠诚宣誓、在礼拜仪式结束 
时为共和国做祈祷，教会答应不再要求收回已出售的教产，以反重 
新划定主教管区。主教由第一执政提名，而由教皇授予圣职。就 
波拿巴来说，这一点是至关重 要的: 他认为，通过控制主教，他就会 
控制他们的教士，由于害怕顽抗派教士难以驾驭，他宁可把教区的 
教士置于主教团的监管之下，而不愿意亲自监视他们。至于那些 
隐修院的修士，他打算容忍他们，但是要限制在对他有利的范围 
之內。 

①根据共和十一年雨月8曰 (1803 年1月28曰）的法律规定为三千至三千五百 
名。-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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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皇批准了教务专约，幷派卡普拉拉红衣主教作为他的 
使节到巴黎去监督专约细节的 实施； 10月7日，波拿巴委派参政 
院参政官波塔利斯担任宗教部督导官。此人旣是个高度虔诚的信 
徒又具有“高卢主义”思想，但他不久就作了很多的让步。在 
1801年曾经举行过一次宗教会议的宪政派主教沒有反抗地顺从 
了,尽管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代表格雷古瓦对教务专约提出了严厉 
的批评。而顽抗派主教的情况却幷非 如此： 八十二名主教中有三 
十六名拒绝顺从，在新幷入法国的领土上的十三名主教中有一名 
也不服从教务专约。这些顽抗的主教抗议剝春他们 教职， 他们的 
一些信徒仍跋着他们走。结果，在很多主教管区里，反对教务专约 
的教派继续存在着，幷延续至今，这就是所谓的“小教会”，虽然他 
们的價徒从来不是很多。尽管存在着反对派，但还是很快就准备 
出了一份新主教名单。由于教务专约沒有为宪政派主教保留任何 
职位，所以罗马声言拒绝为他们按职，由于波拿巴毫不动搖的决 
心，才迫使教皇同意对十二名前宪政派主教的任命。在这十二名 
中间，竟然沒有格雷古瓦。十六名已经递上辞呈的前顽抗派主教 
也被任命了，其中包括埃克斯的尙皮翁•德 • 西塞，图尔的布瓦热 
兰和波尔多的达维奥。除此之外，又增加了大部分从接受教务专 
约的神甫中提升的三十二名新主教。由于卡普拉拉坚持要新任命 
的前宪玫派主教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他们拒绝认错,于是整个安排 
在最后一刻又陷入了危机之中。代表法国政府谈判的贝尼埃用模 
棱两可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是1668年为调解教皇和詹森教派® 
的高级教士之间的爭端所用过的 办法： 他只是让卡普拉拉相信， 
分裂派已经发表令人满意的口头声明。应该补充提一下，这个十 
分圆滑的人物所得到的报赏只是奥尔良主教的职位。 

现在留下的问题是要议会各院批准这一和约。参政院公然表 

一 _ . > » ■> 

® 僱 森笔巧 是天 主教的 一个异 噛教派 ，辗起于十七世纪末。——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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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反对，10月12日的会议是非常激烈的。波拿巴刚刚禁止了敬 
神博爱教的集会，这是很难平息人心的。11月22日，立法院选举 
了反宗教的<宗教的起源》—书的作者迪皮伊为主席；11月30曰， 
元老院选择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塡补空缺。在保民院中，几乎一 
致地反对教务专约；沃尔內遭到波拿巴一场有名的责骂。政府中 
的反对派找到了两个机会来表示他们的 激怒： 一个是与俄国订立 
知和约，他们严厉地批评了这一和约，因为和约提的是“法国的臣 
民”而不是“法国的公 民”； 另一个是《民法典》，除了关于戶籍的标 
题外（因为它明显地排斥任何国教），他们于12月28日否决了<民 
法典》开头的一些标题。至于军队的情绪，那是一淸二楚的； 7月 
20 0,即教务专约签订的第二天，富歇指示要搜捕那些不接受教 
务专约的教士；波拿巴不得不让他撤回这个命令。看来，教务专约 
肯定要遭到 挫折。 

塔列朗建议对反对派作一些让步，办法是，在实施教务专约时 
必需制订一些补充规章。因此，政 府公布 了“天主教组织条款”作为 
教务专约的补充，事先沒有通知罗马教皇，教皇也不敢提出抗议。 
这些条例使“高卢主义”成为国家的 法律： 它规定修道院要讲授 
1682年的 宣言; 教皇圣谕的公布、主教会议的召开、教士圣职的授 
任、修道院的创办以及教义问答的編撰等等都须经政府批准。世 
俗政权还取得了规定鸣钟、仪仗和教士服装的权利。条例还规定 
了新的教区划分和教士薪俸，从薪俸中要扣除革命时期法律所已 
发的年金。公社可为附属的小教堂人员和低级教士提供住所幷发 
给薪俸，但这项规定对公社不是强制性的。 

这还不是全部办法。为了显示天主教幷不是又变成国教，于是 
又制订了“新教组织条款”。对改革派和路德教派牧师也一视同仁 
发给薪俸；卡尔文教徒则由捐款最多的信徒组成的一些教务监理 
会管理，由最老的牧师担任该会主席；路德派教徒设有各堂教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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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会负责管理。“新教组织条款”成为新教徒的宪章，与教务专约 
组成一体，教务专约又有“天主教组织条款”加以补充，因而构成了 
一部自成体系的完整法律。尽管采取了这样的调节措施，但也还 
不能肯定与教皇的协议就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但是，波:拿巴已经134 
开始警惕起来，特別是他正在酝酿其它重要措施，而这些措施也必 
定会遭到反对。举行一次新的政变才足以使议会各院投降 c 

三、清洗保民院和就任终身执政 

1802年1月4日波拿巴撤回了提交给议会各院的所有议案， 
有如波塔利斯曾经预言的那样，使议会各院处于“法律禁食”的状 
态。三天以后，参政院宣布，议会各院会期因此应被认为已吿结 

麝 

束，而且宣布，现在应着手更換到共和十年任期已满的五分之一的 
议员。鉴于宪法中沒有规定卸任成员的选定方法，此问题便提交 
给了元老院。很明显，这些成员应由柚签来选定，人们本来以为， 
元老院会采用抽签办法，因为它和其它各院一样怀有某种不安。 
但是元老院可能受到了恐吓，如果它表现得不驯顺，就要对它施加 
武力；而最重要的是，如果它让步屈服的话，就答应给予新的好处， 
不管怎样，元老院以四十六票对十三票决定由它自己提出卸任的 
成员。这样做的结果就免除了保民院中的最杰出的“空论家”的成 
员如邦雅曼 • 贡斯当、谢尼埃、多弩、然格內、拉罗米居厄尔和萨伊 
等人的职务。他们被第二流的人物，一些文武官员所替換。只有 
卡尔诺一人例外地留了下来。呂西安•波拿巴变成了保民院议 
员，这样他就重新进入政界，以便能起他在雾月时同样的作用。他 
向保民院提出了共和十年芽月11日 （1802 年4月1 日）的规章， 
这个方案把保民院分为三个组，各组秘密审议法案。不久以后又 
有一项执政的命令规定，法律草案事先要在第一执政主持下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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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委员会里由各组的“报吿人”和参政院负专职的参政官共同审 
査。这样就不致于在公开的会议上出现任何爭论。“不应有任何反 
135对意见，”波拿巴说道，“什么是政府？如果它得不到舆论的支持，就 
什么也不是。它怎么能够抵消一个随时公开攻击它的议会讲坛的 
影响呢同样也变得可疑的参政院也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因为 
它不再能控制法律的起草工作。最后，波拿巴在由他任命的心腹 
人姐成的特別委员会里，着手准备他那些雄心勃勃的纲领，其结果 
提交给参政院通过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议会各院被压服之后，剩下的危险只有军队的叛乱。波拿巴利 
用和平的机会遣散和淸洗部队；意大利方面军被调到葡萄牙;来因 
方面军被派往圣多明各。尽管如此，在军队中仍然存在着显著的不 
满，因为不能按时发军饷，而且，尤其在这饥荒的年代，士兵们都怀 
念他们在战斗中有利可图的冒险生活。巴黎筒直是充满了百无聊 
赖的将军们，他们嫉妒他们的上司，都不相信他的军事天才、而 
只承认他运气好。波拿巴总是说，“他们之中沒有一个人不自认为 
具有同我一样的权利。”他们都自命是共和派，但他们的公民精神 
却大可怀疑。他们谈到要把法国分成几个大军区治理；倘若他们 
得逞，他们之间很快就会打起仗来，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 
使现在就要实施军事独载，那也只应有一个独裁者，因此在这一点 
上，全国又是支持波拿巴的。 

在与波拿巴敌对的将军中，最显著的是莫罗和贝尔纳多特。 
莫罗已经断然与他的对手闹翻。他的妻子和岳母甚至怂恿他和波 
拿巴断绝社交往来；而<政府通报》却暗示，莫罗在德意志曾违法乱 
纪。但是他在脫下军装后甚至比在担任军职时更加优柔寡断。而 
贝尔纳多特看来比较有能力，作为驻扎在雷恩的西路军统帅，他随 
时可以发动兵变。实际上，尽管他有傲慢自大的气派，但由于他过 
多地考虑自 a 的利益，以至不敢轻举妄动。他在督政府任陆军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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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错过了共和七年夏季夺取权力的机会，而现在的形势却大大不 
利了。他在参与夺权的活动中，坚持要元老院首先采取行动。在巴 
黎，从 3 月到 6 月举行了许多密谋反叛的集会，幷且试探了包括富 
歇在內的某些文职官员的意见。与此同时，三名军官于 5 月 7 日 
被捕，其中一名是多纳迪厄将军； 5月20日，贝尔纳多特的参谋 
长西蒙将军向军队秘密地散发了两份攻击波拿巴的煽动性宣言。 
这两份宣言落入了巴黎警察厅长社布瓦手里，他为抓住了上司的 
把柄而高兴。而后富歇以“诽谤阴谋”罪逮捕了西蒙将军及其同 
伙。波拿巴对此事秘而不宣，因为他不想让人谈论军队中有人反 
对他。有嫌疑的军官不加审讯地被关在监狱里；正规军第八十二 
团被运往圣多明各，到那里就有去无回；而里什庞斯和德凯思将军 
被派往殖民地去，拉纳出使里斯本，而布律纳出使君士坦丁堡。拉 
奥里退职了，勒古布转入后备役。贝尔纳多特却未被触动，这是由 
于波拿巴考虑到贝尔纳多特的妻子朱丽叶 • 克拉莉，她是波拿巴 
原来的未婚妻，后来因为约瑟芬的缘故而被抛弃了。尽管如此，贝 
尔纳多特还是被罢了官。从来沒什么事情使波拿巴这么强调他的 
所谓的“反军阀主义”，其实这只是对他旧日袍泽心存戒意而已。 

I 

这种戒心表现在 1802 年 5 月 4 日他向参政院发表的名言中 ：“毫 
无疑问，文官是要高明得多 ，在 这种场合他是以文官自命的。富 
歇给那些受牵连的政界人士通风报信，劝他们躱避起来。斯塔埃 
尔夫人到她在瑞士科佩的別墅去了；当她在 1803 年试图返回时, 
波拿巴下令将她驱逐出法国。 

波拿巴的种种忧虑从沒有成为严重事件，因为它们决沒有使 
事态的进展放慢速度。 1802 年 3 月 25 日签订 了亚眠和约，它象是 
一个信号。在从 4 月 8 日到 5 月 19 日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整 
个政体全然 改观： 共和政体改变为君主政体，反革命正式归附，新 
贵名榨的扠势加强了。共和 f 年芽月 1 S 日（以0 2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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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通过了包括教务专约等有关宗教的法律。十天以后，在巴黎 
圣母院举行了感恩頌典来庆祝法国革命和罗马教会的和解。接着 
在花月6日 （4 月26日）通过了一项元老院决议案（实际上是十五 
天前在一个特別委员会上准备好的），答应赦免亡命者，条件是在 
共和十一年葡月1日 （1802 年9月23日）之前回国、幷且宣誓忠 
于宪法，只有罪恶深重者不在赦免之列，他们的人数不过一千左 
右。花月11日 （5 月1日）法令决定建立国立中学，这些学校硕 
发奖学金将会造就大批公务人员和各种自由职业者，使他们成为 
政府的拥护者。花月29日 （5 月19日）:;一项法律创立了荣誉 
军团。它包括十五个“大队' 每个大队由二百五十名军团成员组 
成，他们是由波拿巴从新贵名流中遴选出来的。旣有武官也有文 
137 人。从国有产业中拨给每+“大队#二十万法郞的年金，作为军团 
成员薪俸、住所和疗养院的费用，而他们则要宣誓“为共和国服务 
而献身”，“击败一切复辟封建制度……的图谋……”幷且“竭尽全 
力维护自由与平等”。荣誉军团的确是一支有功勋的公民的组织而 
不是国家的装饰品，因为当时甚至沒有给它的成员硕发一枚特別 
荣誉勋章。最后于5月8日至14日，波拿巴的权位转变成为终身 
执政。 

虽然元老院的屈服和对保民院的淸洗使雾月党人资产阶级失 
去了所有的希望，但仍然可以察觉出一些反抗。创立荣誉军团法令 
在参政院中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立法院中仅以一百六十六票对 
一百一十票通过。至于宪法，波拿巴成功地废除了它，但只是以不 
断滥用权力，幷与他身边具有君主制思想的成员如康巴塞雷斯、罗 
德雷、塔列朗和呂西安的合作下才获得成功的。亚眠和约于5月6 
曰送交元老院，幷要求这个机构决定采取什么方式最适合酬答第 
一执政，以表示“全国的谢意”;但是5月 S 日当一名元老院议员提 
出设立终身执政时，该院只赞成重选 * 拿破仑 • 狡拿 巴”连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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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执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官方文件上第一次出现了波拿巴 
的鼎鼎大名的教名①。这一计不成之后，波拿巴据说是依照康巴塞 
雷斯的出谋划策，于5月9日顺水推舟回答了元老院的提议：如 
果人民的愿望“命令”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接受这一提议。然后，一 
个特別会议接受了由罗德雷起草的草案，其中提出，除了终身执政 
之外，还授予波拿巴指定自己继承人的权力。这个决议竟被提交 
给参政院通过，虽然这幷不在参政院的权限之內。富歇沒有参加 
会议，五、六名参政官缺席。然后，波拿巴愼重地删去了决议中罗德 
雷加上的关于指定继承人的条款。本来无权参与宪法修改的保民 
院和立法院也通过了由三执政之一任终身执政的公民投票。象共 
和八年一样，这次公民投票也是公开投票，而在决定公民投票过程 
中靠边站的元老院则被指派负责淸点票数，这简直是讽剌。热月 
14日 （8 月2日）元老院宣布波拿巴为终身执政。 

波拿巴不失时机地命令制定一部新宪法，参政院和元老院于 
8 月 4日未经讨论就批准了这部宪法，其中一条授权第一执政在 
他认为合意的时候，或在遗嘱上把他挑选的一名继任候选人提交 
元老院通过，如果元老院不同意，波拿巴可以依次再提出两名候选 
人，第三次提的就不能再被驳回了。这样波拿巴就擅取了他曾拒 I 38 
绝向人民要求的权利。对于继任人的安排如此曲折，有人解释是 
由于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之初所产生的困难。波拿巴沒有孩子， 

约瑟夫和呂西安就为继承扠而爭吵。这种继承权,如呂西安所说 
的，就象是继承“先父的遗产”一样。如果偏爱一名雾月党人，势必 
招致其它雾月党人的强烈忿懣。这一困难问题本来可以在路易 • 

波拿巴和奥坦斯•德•博阿尔內的儿子查理身上得到解决。事 


①即出现“拿破仑”之名。按欧洲习惯，只有帝王才用教名称呼，在拿破仑未称 
帝前，正式文件只能称他的姓“波拿巴”。拥戴他称帝的人在他登基以前，早就只尊称 
他为‘‘傘破仑”了。 一 译者 


145 


实上，波拿巴曾想从这对夫妇过继一个侄子；但是査理直至 H ) 月 
10日才出生。因此，看起来尽管波拿巴控制了报刊和议会各院， 
但是他仍然看到了把一项太露骨的君主制的建议提交给公民投票 
的危险性。所以他用武力取得了他未敢请求的东西。另一方面， 
则有人认为，那些把法国革命的命运和波拿巴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幷把他视为唯一能够保卫自然疆界的革命人士发现，他们自己在 
逻辑上不得不使他成为一位君主，以便得到他们所希望的稳定局 
面。事实上，正如蒂博多十分正确地看 出的： 在这一点上，终身执 
政和世袭继承本身都只不过是虛幻的保证。波拿巴的统治实质上 
是建立在胜利基础之上的军事独裁统治，只要他在战场上仍然保 
持胜利，幷不是非要 ii 些措施不可。正如波拿巴自己所说，如果 
反法同盟一旦进入巴黎，“这些元老院决议案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他一旦死去，谁还会关心他的遗 嘱呢? “有谁曾经把路易十四的遗 
嘱放在 眼里? ”崇敬他的法国和成为他的俘虏的雾月党人都顺从了 
他的要求。获得作为民族化身和成为全国第一公民的荣誉都不足 
以使波拿巴满足，他甚至明知自己因缘际会做出的伟大功业不过 
是过眼云烟，但他仍一 赛孤行 要称王称帝。 

仍然必须指出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对他的要求表示赞助 
的同时，仍然谨愼地提醒他在雾月结成的盟约。这些人中就有罗 
德雷，他自己谈到了代表着主要社会利益的重要机构，这些机构会 
得到宪法的保障而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无疑,这意味着要给议会各 
院、特別是元老院某种眞正的控制权。这按共和派还指出，现在行 
政权已很强大，足以给公民恢复一定程度的自由权。夏博在保民 
院提议国民应感谢第一执政，当他把关于公民投票的法律呈递给 
139波拿巴时，他胆怯地暗示了这种 需要: “波拿巴的思想非常伟大和 
豁达，他决不会脫离那些创造了法国革命与建立了共和国的自由 
原则。他非常珍惜眞正的荣誊，决不致以滥用权力来玷汚他已经 



取得的莫大荣誉。”“空论家”若尔当在一本很快被查禁了的小册 
子 《 为终身执政而举行的公民投票的眞正舍义 > 中更加淸楚地表达 
了这种思想。主子是不会宽恕的。果月二十六日 （9 月 U 日）富 
歇失宠了，他所管辖的警务部与司法部合幷。罗德雷最后也被剝夺 
了参政院组长的职位和掌管国民教育的权力。波拿巴当时的答复 
是，独载统治仍然是必 要的： 在英国，反对党在宪法范围內有它的 
地位； 而在法国，反对党就成为反革命和雅各宾派的活动范围。旣 
然他已经恢复了反革命分子的公民扠,他就完全可以提醒“革命人 
士”，如果举行选举未必会对他们有利。“政府必须掌握在革命人 
士手里彳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波拿巴的合作者沒有和他爭 
论这一点，但是他们提醒他，他们将和他一起分享政权，这曾经是 
他们之间的谅解。 

相反地，共和十年宪法反而缩小了他们参与政权的范围。第 
一执政独揽缔约权、特赦权，独自指定元老院、最高法院和第二、 
第三执政的候选人，以及从选民提出的候选人中遴选治安法官等 
权力。他特別保留了以系统的元老院构成法来解释或补充宪法的 
权利，这就使后来在建立帝国时沒有遇到象在设立终身执政职位 
时所引起的那样多的困难。他还僭取了通过颁发一般的元老院 
决议案来暂停实施宪法、解散保民院和立法院以及撤消法院判决 
的权力。他建立了枢密委员会，在每次会前由他指定其成员，这 
个机构起草他所提出的元老院决议案，而只有他才有立法的创议 
权。被授与这种过高权力的元老院进行了适当的改组，虽然它仍 
然由互选增补成员，但是只能从波拿巴提出的候选人中选出，波 
拿巴幷有权直接任命四十名附加元老院议员。不久，波拿巴于共和 
十一年雪月14日 （1803 年1月4日）侵夺了任命元老院秘书处 
的权力，同时他在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区都设立了一个元老院议员 
庄园，每个庄园拨有国有土地和宅邱,这是波拿巴在薪俸之外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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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最听话的元老院议员的。最后，新宪法还授权元老院议员得 
兼任部长和政府的各种髙级职位。另一方面，其它议会各院的权 
限则大为削戚。立法院失去了召集例会和选举主席的权力。保民 
院被缩戚为五十名成员，幷且在宪法中列入一项取消保民院发言 
权的条例。参政院把它的优先地位让给了元老院，幷且有枢密委 
员会在和它抗衡。虽然波拿巴继续在向参政院提交新法案，但是 
他现在不通过它也可用元老院决议案来制定法律。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废除了元老院终于在三月刚刚发表的“名 
流名单”。波拿巴的借口是起草过程中曾遇到困难,而实际上是他 
威觉到这使议会各院拥有太多的选择自由。毫无疑问，他也希望 
每个郡恢复他认为合适的代表机构，以便使新贵名流高兴。因此 
他建立了选举人团制度来代替“名流名单”。在基层，由各区公民 
大会提名治安法官和地方议会的候选人，幷提名县选举人团的候 
选人和郡选举人团的成员，后者是从六百名纳税最多的公民中选 
出的，这样一来，选举人的财产资格就终于出现了。县选举人团为 
保民院和立法院中每个空缺席位提出两名候选人；郡选举人团为 
立法院和元老院中每个空缺席位提出两名候选人。这样议会各院 
就具有地方代议制的性质。由于选举人团必须在它们自己成员以 
外选出两名候选人之一，因而它们就不完全是寡头性质的。第一执 
政对这些选举人团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不仅指定它们的主席， 
而且还可以给县选举人团追加十名成员，给郡选举人团追加二十 
名成员，幷且授权政府官员加入选举人团。 

旣然选举人一经提名终身任职、幷且只有在选举人团成员有 
三分之一的缺额时才增补空缺，这样就使选举减少到最低限度。此 
外，直到共和十二年，新近被选定的公社新贵名流才独自组成了区 
议会，而他们组成的选举人团继续起作用，到帝国灭亡之前一直沒 
有变动。新贵名流的垄断权就这样得到巩固幷且加强了。请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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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西安于1803年3月24日对塞纳郡的选举人团演讲时所说的话 
吧: “我们的新选举法原则……不再是建立于虛幻槪念的基础之 
上，而是建立在喚起我们保持公共秩序愿望的社会与财产的基础 
上。今天，选举权以逐渐的、稳健的方式变成为最开明、最关心良 141 
好秩序的阶级独享的特权。”但是实际上，这个阶级从此只有依靠 
波拿巴才能保持它的地位。 

四、波拿巴的社会政策 

共和十年的重要法律不限于扩大波拿巴个人 权力； 它们还显 
示了在他头脑里正在形成的社会槪念。在参政院会上，波拿巴批 142 
判了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个人主义社会。他把这个社会描述为 
“一盘散沙”，幷且强调了必须在“法国的土地上投上一些大块花岗 
石”，以便“给法国人民指明方向。”明白地说，波拿巴想要用利祿与 
荣誉组成一些依附于这个政权的利益集团，幷期望这些集团对工 
资劳动者施加影响，以便贏得平民各阶级的忠顺。这就等于是复 
活旧制度下官民之间的中间组织或行业集团，但必须警惕，不能使 
这些组织再能够对抗国家或 梭:变 为寡头统治。波拿巴机敏地指 
出，资产阶级将从中得到好处。他 认为： 贵族是靠血统、阶级偏见 
和教会的等级结构而结成一个集团的，而“咱们，咱们却是各自分 
散的， 因此，荣誉军团应“把革命人士集聚在一起”。然而，这些 
社会集团将有待于他、幷且只有他一人去创立；刑法甚至规定，凡 
成员在二十人以上的一切团体都要经他批准才能成立。这样，人们 
就淸楚地看到，他个人的权力因此也大为增长。议会各院就是集 
聚革命人士的一个社会集体，荣誉军团是另一个集体，选举人团又 
是另一个集体。除这些集体之外还有由波拿巴不断增加的官吏 
也是一个集体。他们被组织在各部门等级森严的制度中工作；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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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将被培养成为官吏。波拿巴在共和十一年芽月十九日 （1803 年 
4月9日）任命了十六名协理专员①。但这只是个开端。他们隶 
属政府各部和参政院，幷且要形成一个与法国革命或旧制度都沒 
有联系的高级行政核心。在这个体系中法官占据了显要的地位， 
他们的薪俸微薄，因此只能从富裕的资产阶级中选抜。共和十年 
143宪法规定了法官的等级和专业训练制度。司法官也都组织成了团 
体： 辩护士会从共和八年就已存在；公证人和公共拍卖人从共和 
九年就已联合起来。实业家们也沒有被忽略，有商会、制造业公 
会、经纪人公所，而代理商的再现不只是适应了工业技术上的需 
要，也是旣定的社会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只凭波拿巴为所欲为的 
话，人们一定会看到行会复活。 

象波拿巴当时所设想的那样，社会的阶梯等级制度建立在财 
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是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夺取政权的，所以 
不可能出现別的局面。的确，空论家们打算以对所有的人实行免 
费教育的办法，使有才能的人同有财富的人能取得领导国家的职 
位。但是，已据有财富的人很自然地倾向于把持领导权。此外，只 
要那些“才能之士”仍旧处于贫困状态，波拿巴就同有钱人一样对 
他们存有戒心，视他们为革命的火种。所以波拿巴和富人一致同 
意，只能用他们充任技术性的官员，象过去的贵族政治和君主专制 
时代那样做法。当波拿巴宣称自己是法国革命的代表时，他总是 
把这场革命归结为废除特权，其后果则是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的 
抬头。他的个人专制一倾覆，人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十年的社会制 
度已经为“七月王朝”打下了基础。 


①这些协理专员被推荐为未来的参政官、法官和其它髙级行政官吏。因此他们 
—方面在政府与参政院中间、另一方面在政府与议会各院中间起着行政联系的纽带 
作用。他们负责给参政院各组的会议提出报告，并得出席全院大会，但除回答要求作 
解释的要点之外没有发言权。——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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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法典》成了新社会的圣经。 1800 年 8 月 12 日，波拿巴指定 
一个由特隆歇 、波 塔利斯、比戈 •德 •普雷亚梅纽和马尔维尔@位法 
律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民法，草案子1801年1月完成 i 但是 
波拿 巴与议会各院的冲突中断了《民法典》的讨论，直到1803年才 
恢复讨论。法典最后于1804年3月21日以<法国人的民法典》的 
名称硕布了，后来改称为《拿破企法 典々。 波拿巴只是在涉及家庭 
法时才直接参加了民法的起草工作。他的注意力集 中于加 强父权 
和夫权，剝夺未经认领的私生子的财产继承权，幷削戚已获认领者 
所继承的份额，以及保留离婚的规定，这一项是出于为他个人 
着想。 ' 

象波拿巴所有的成就一样，这部法典也有它的二重性。一方 
面它肯定了封建贵族的消灭，幷且采纳了 1789年的社会原 则：个 
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世俗化、信仰自由和选择职业的 
自由。这就是为什么这部法典在欧洲成为法国革命的象征，不论 
传入什么地方，它都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法则。虽然这一特点 144 
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已经丧失其光彩，但是，如果不认淸法典 
当时具有的创新之处，则将是对拿破仑时代历史的歪曲，幷且将妨 
碍我们理解法国统治扩张的意义。但悬另一方面，法典也体现了 
反对共和国民主成就的反动倾向。它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设想，首 
先关心的是确保财产所有权，把这种权利视为自然权利，是先于社 
会的、绝对的、属于个人的权利，幷且保障实际占有的所有权。有 
关契约的各项规定涉及到的几乎都是财产问题，而有关雇用问题 
的规定只有两条。家庭问题有很大部分也是从保障财产所有权的 
角度考虑的。结果，关于婚姻契约的详尽规定使婚姻成为金钱交 
易,而法典对血统关系如此重视，所考虑的也就是继承权的问题。 

波拿巴和他的法学家心目中的国家利益，是民法起草工作中 
的另一个主导思想。正是波拿巴在涉及诸如地下资源，或为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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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尤共是以遗嘱处理财产的能力方面,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家庭对国家有很大的价値，因为 
它是约制个人行为的那些社会实体之一。被法国革命削弱了的父 
权因此又得到 加强： 父亲无需司法机关的认可就可把他的子女 
监禁六个月；他完全有权控制他们的财产；同样，他也可以支配他 
妻子的财产;虽然夫妻财产共有制是习惯法的一部分，但他往往可 
以随意处理它。伹是，象所有的团体那样，家庭也可能变得十分强 
大以至于能够对抗国家,因为它自发产生的自然结合力非常强大， 
所以情况就更加如此；从家庭就可能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溃族阶 
层。由于这个原故，国家把家庭置于自己的监护 之下： 父亲遗嘱的 
权力被重新建立的“特留份”©所限制，继承权被宣布是一件有关 
社会秩序的事，因此就由法律加以规定。从这个观点来看，民法典 
遭到旧贵族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尖锐批评，因为它确定遗产分散， 
从而限制了他们的经济实力。 

对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民法典除去禁止终身合同和永久雇用， 
以保护他们的人身自由之外，別无其他规定。民法典宣布了劳动 
自由和在法律面前公民平等，实际上象国民制宪议会所希望的一 
W 5 样，抛弃工资劳动者，使他们置于经济竞爭的一切危险之中，幷 
且把劳动力视为只不过是一种商品。民法典拒绝接受1793年出 
现的关于承认公民有生存权的主张。由于在 in 资爭议中只承认雇 
主的供词为可信的，因此民法典甚室歧视工资劳动者，从而背离了 
法律上平等的原则。此外，国家还以治安法的名义出面干涉，因 
为旣然穷人一无所有，他们就会违抗民法典，使雇主提出 
的惩办不守纪律!的诉讼归于无效。共和十一年芽月22日 
(1803 年4月12日）法律重申了对工人结社的禁 令⑧； 在12月1 

①法律保障子女继承父母遗产的部分，父母不得以遗嘱予以剥夺。——译者 

⑤即重申1791年6月14日国民制宪议会通过的“勒•沙白里埃法”。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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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一项法令强迫工人携带地方当局颁发的工人手册，不能出示工 
人手册的人被禁止雇用。 

法国社会的演进产生了资产阶级幷使之获得政权，民法典也 
是法国社会演进的结果。从法典的细节上看，它的历史标志就更 
明显。拿破金时代的法学家主要是从多马和波蒂埃①的著作中吸 
取了法典所需要的东西。他们两人都已经开始从事条理化编纂法 
典的工作，后者专心致力于编纂法国南方保存的成文罗马法，前者 
献身于编纂习惯法。法学家们把这项学术遗产与法国革命的成就 
结合汇编在一起，幷删除某些不妥条例，从而使民法典成为一部 
折衷的法典。民法典对地产特別注意，因为地产仍然是当时财富 
的主要形式，但它却很少涉及到工业财富、公司组织和信贷，这也 
是它的历史特点之一。总之，民法典决不是理论家的创作，不是 
理论家硬加给社会的、与生活实际无关的一部抽象法律书，而萨维 
尼和其它德意志法学家所提出的批评都是完全沒有根据的。这些 
批评家杓心里充满贵族阶级思想感情，而民法典正是否定这种感 
情的。 

波拿巴关于国民教育的主张是，它应当与已经建立起来的社 
会秩序和政权的专断性质协调一致。他说，教育必须“普及全国”, 
幷且是“政疳首先要关心的事”。夏普塔尔的教育方案被认为野心 
太大，于是改由富尔克鲁瓦主持，起草了共和十年花月11日 
(1802 年5月1日）的法律，把初级学校交给公社市政当局管理， 
就象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波拿巴和当时大批资产阶级人物都 
同以前的伏尔泰抱有苘威，他们认为，教育穷人在政治和社会方面 
都是件麻烦事。至于为培养教育未来领导人物的传授专门知识的 


①多马 (1625— 1696年）和波蒂埃 （1699 — 1772年），法学家，曾整理旧制度下法 
国各省因地而异的法律，为大革命时期的立法工作和《民法典》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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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学校，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学校是仿照普利坦內——原来通 
称为路易大王中学一~"建立起来的，这所学校是法国革命喉一保 
146 留下来的旧 学校； 在督政府时代，该校曾恢复为寄宿学校，新办的 
“中央学校”就沒有。共和八年 （1800 年3月22日）当时的內政部 
长呂西安•波拿巴对它进行了改革。每个上诉法院管辖地区都要 
有一所国家提供经费的国立中学。同时也规定有由私人开办、但由 
政府批准和监督的中级学校；共和七年，政府开始指派这些学校的 
教师。政府在国立中学设立了六千四百份奖学金，其中两千四百 
份授与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子弟，其余四千份留给中级学校的优等 
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奖学金迎合了“空论家”的 愿望； 但在实际 
上穷人是申请不到奖学金的，它成为只是对文武官员有利的补助 
金，成为使小资产阶级依附于大资产阶级、幷把其中最优秀分子吸 
引过来的诱饵。他们成为公务员或经济部门的领导者，就不再会 
有变成动乱的因素的危险了。私立教育机构原则上继续存在，虽 
然塞纳郡郡守弗罗肯最少在巴黎有权批准和监督这些学校。 天主 
教的教士立即从这种宽容中得到了好处，在有关初级教学的问题 
方面，波拿巴从沒有给教士设置任何 障碍; 基督教学校的修 士再次 
变得活跃起来，幷于共和十二年在里昂建立了一所学院。因为他 
不重视妇女敦育，所以便允许恢复了一些培养修女的修道会。可 
是国立中学和教会男子中学彼此间很快就发生了 冲突； 这导致拿 
破金对各级国民教育都实行了控制。 

然而，正在波拿巴确立资产阶级的社会权势时，他却已在表现 
对这个阶级的不信任。他在参政院谈到财富时毫不留情地说：“不 
能把财富当作某种资格、权利的证明。富人往往是一无所长的懶 
汉，富商则通常只是依靠高价出售或偸盗而致富的。”他对金融界 
人士更沒有好烕。很淸楚，他幷不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财富,而只是 
抨击反对那正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动产。首先，它是一种不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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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富，不论是对它实行征税还是沒收。其次，它每时每刻产生出 
一些新人物，这些人无所凭借因只靠自己发财致富而威到自豪，幷 
且更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因此他们趋向于打破波拿巴147 
竭力建成的社会结构。为了登上帝位，波拿巴自然转向拥护君主 
政体的各派，而在君主政体下，君主依靠土地贵族的支持，反过来 
他则保证贵族对农民的奴役。这一理想当时是木可能实现的，这 
时波拿巴甚至还沒有考虑要重建贵族阶级；但是他已想要与反革 
命和解，这是出于个人偏爱，而不是从民族利益考虑。在共和十年 
宪法颁布之后的几个月里，使那个时代的人最咸诧异的就是这种 
和解的进展。 

教务专约按部就班地在实施。埃梅里深恐拿辦仑侵越专约规 
定的权益,便在圣使卡普拉拉的左右对勒絮尔方丈施加影响，使卡 
普拉拉倾向和解，而波塔利斯有时虽不免流露对“高卢主义”传统 
的依恋，却也尽力使卡普拉拉威到满意。 t 

在新任命的各级僧侶中，顽抗派占了优势，这是势所必然的。 
原来的宪政派的主教也因政庥加以限制，不得不让顽抗派教士占 
优势，如果不是这样安排，他们也找不到足够数量的宣誓派教士。 
例如在下来因郡，宪政派主教索里內在三百五十一名教区和小教 
堂神甫中，只能派十六名“宪政派”教士，还占不到百分之五； 
至于原先虽属顽抗派主教，如加来海峡郡的拉图尔 • 德奥弗涅和 
北滨海郡的卡法雷利，却派了约百分之十二的宪政派教士，前者在 
六百三十四个圣职中派了七十八个，后者在三百四十个圣职中授 
与“宪政派”教士四十三个职位。另一方面，有一些前顽抗派主教迫 
使1791年的宣誓派教士宣誓顺从，这就等于要他们悔过；即使郡 
守们反对这一做法，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能使宣誓书的措词搞得含 
糊些罢了。宪政派主教遭到了他们下属教士的无礼对待，而普通神 
甫的遭遇則就更坏。富歇在他发出的通报中坚持应维护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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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加掩饰地认为有权把主教看成政府雇员或警察的辅助人员， 
即视为精神的宪兵队。然而他失宠了，波塔利斯几乎总是站在反 
对郡守一边。为了安抚主教，加来海峡郡和罗讷河口郡的郡守终 
于被撤职了。从共和十年“组织条款”一颁布就遇到重重障碍。高 
级教士被尊称为“阁下，教士服装又重新出 现了； 宗教仪仗和教堂 
钟声又自由地恢 复了； 主教被允许把“承天主慈悲与圣座恩典”加 
148 上他们的称号。波塔利斯虽然不掩盖他个人的感情倾向，但他拒绝 
强制规定礼拜日休假，他认为习惯很快就会形成自然。他准许恢 
复教堂婚礼公吿；尤其赞助主教竭力想获得监视政府官员的权利。 
他写信给尙皮翁•德 • 西 塞说: “在向政府报吿涉及公共利益的一 
切问题方面，您处于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的地位。”布伦的县长马 
斯克莱虽然对教士不信任，但仍然吿诫他属下的市长，不论他们个 
A 的信仰如何，由于职务的约束，他们仍然应遵奉宗教。 

低级的不享有薪俸的教士立即抱怨起他们的可悲境况。农民 
对他们沒有敌意；但多数人对他们很冷淡，沒有人愿意养活他们。 
虽然“组织条款”规定宗教礼拜是免费的，但是信徒的捐款要分配 
给教区神甫和分教区神甫，而捐款的旧习惯就迅速地恢复了。主 
教开始公布预期的捐赠数額，幷且获准成立旨在保证教区物质福 
利的委员会。不领薪俸的低级教士旣不能从信徒那里得到住所， 
也得不到薪俸，因此波拿巴从共和十一年开始迫使行政机关“考 
虑”这些事情；他还把沒有卖出的教会产业还给了教区神甫。这些 
措施收效不大;但是不久到了帝国时期，国家对于教会变得日益慷 
慨起来。这样教务专约就成为天主教教士扩大影响的起点，从而 
为他们后来在复辟时期的得势做了准备。 

亡命者的归国沒有象教务专约那样激起舆情大哗，但是此事 
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更为深刻的印象。値得一提的是，波拿巴在就 
任终;^执政时曾收到许多祝贺信，但在硕布大赦令时则连一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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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收到。在此后十年 里大赦 令把亡命者置于警察的监视之下， 
象对其他人一样，只要发出“密扎”就能够把他们监禁起来。因此， 
他们通常都采 取十分 谨愼的态度，但是这旣不能限制他们橫行乡 
里，也不能阻止他们企图强迫那些买下他们产业的买主归还，或让 
赎买回他们的产业。国有产业的买主大为惊慌，特別是自从1803 
年7月23日波拿巴下令淸算买主未付淸的差额，就更引起了人们 
的忧虑，人们甚至竞相拍卖，因为这给人们造成的印象是产业出售 
本身可能成问题。如果一任波拿巴为所欲为，1793年7月17日 
那项曾无偿地废除封建地租的法律就可能会被修改，从而旣给业 
主补偿又可增加国库收入，这些地租有许多同国有产业有关。可 
是波拿巴不敢无视参政院的决定，1803年2月19日该院宣布决 
不能修改这一法律。一些回国的亡命者已经参 加了政 府工作 •.塞 居 
尔被派到参政院；塞吉埃在巴黎上诉法院任职，呂伊纳公爵进了元 
老院；1804年约瑟夫-玛丽•德 • 热朗多成为內政部的一个司长。 
另一方面，波拿巴还使他的一些高级军官如朱诺、內伊、拉纳、奥热 
罗、萨瓦里同贵族的女儿结了婚；但也有几个人，如迪罗克和马尔 
蒙，則宁愿同金融家通婚。 

融合在一起的气氛在第一执政的宮廷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 
很快地使社伊勒里宫此马尔梅松表现出更多的旧制度的气象。迪 
罗克已经是社伊勒里官的总管；1802年11月，约瑟芬得到一种 
正式的显贵地位，从那时起她就由从旧贵族中选出的四名贵妇陪 
随 6 就是在这四名贵妇的陪伴下她同波拿巴到比利时去的 o 宮廷 
的礼仪规定越来越细；波拿巴本人穿起丝袜，在佩剑上系有“摄政 
式”的绒球。老百姓再次被那些装束、车辆、身着制服的随从、祝宴 
和歌剧院的化装舞会弄得眼花缭乱。当波利娜•波拿巴的丈夫勒 
克莱尔将军于1803年1月在圣多明各去世时，宮廷丧礼也恢复了。 
1802年8月15日，一个新的圣徒节，圣拿破仑的节日被规定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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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7 月 14 日和葡月1日的共和国节日的庆祝只是为了摆摆样子 
而已，到1804年就停止举行。1803年，硬币铸上波拿巴的肖像。 

沙龙也紧紧追随着宮廷的情调。这个新兴的贵族阶层与暴发 
戶和金融界人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波拿巴为这个贵族阶层规定 
了一些礼仪，这是革命前的贵族所不具备的。他使约瑟芬离开了她 
' 以前的好友塔利昂夫人和阿姆兰夫人，幷且喚起了妇女们的品德 
观念。但是这种严格的伦理永远只不过是表面的粉饰而已，波拿巴 
本人就是恣意寻欢作乐的人;他关心的只是保持外表的丰采，幷且 
给別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事实上，这个社会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 
级社会，它因为十八世纪的贵族太不“检点”而谴责了他们的闲散 
和放纵。此外这个阶级的演变还远未完成，“荣誉军团”的命运淸楚 
地表明这一 点：波 拿巴由于独自任命了军团的“大政务会”成员而 
150破坏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于是推迟对“军团”成员的任命。他已 
经成到，由他建成的这一组织似乎与法国革命的记忆的联系太紧 
密了。 

到1802年末，许多征兆已昭然若揭地显示了波拿巴的眞正意 
图。这样，从民族的角度来看，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波拿巴 
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法国人民的最大要求莫过于和平，波拿 
巴已给了他们和平;他们热爱法国革命的社会成就，而波拿巴维护 
了这些成就。对自己的领袖威到满意和自豪的法国人民还沒有开 
始意识到他正在滥用权力，也沒有意识到他要做的事都是违反他 
们自己的利益的。但是他们不希望他们的领袖成为皇帝，更不希 
望他创造一个新的贵族，但此时波拿巴的內心里已经同共和国以 
及平等的观念决裂了。他们对自然疆界的获得很高兴，幷且丝豪不 
希望超越这些边界,但此时他们的主人却已经这样做了，这就使得 
战爭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国人民仍然把他视为民族英雄，但正 
是在这一时刻他已经不再是这样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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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对外征服 
(1802— 1807年）① 


波拿巴的同时代人以及早期论述他的史学家，都用所谓拿破 
念的“野心”来解释帝国的对外征服和帝国本身。当然不是说有野 
心就可以为所欲为，还要有机会，他的野心抓住了这些机会，而如 
果明智占了上风幷考虑民族利益，他本应放过这些机会。后来的 152 
一些史学家认为，这样用“野心”解释似乎过于简单化。这些史学 


© 全编参 考书： 

关于拿破仑的外交政策,提出主要论点 的有： 

樣 也尔: 《执政府与帝国史》，共 二十卷 （巴努， 1845— 1862年), 

索 雷尔: 《欧洲与法国革命 h 第6 — 8卷（巴黎，1903—1904 年)； 

布尔热瓦 ，对 外政策 史纲* ，第2卷（巴黎，1900年，第六版，1920年） 

德里奥拿破仑与欧洲 》 ，共五卷，（巴黎， 1910-1927 年)； 

阿尔蒂尔- 莱维: 《拿破仑与和平\ (巴黎，1902年)。 

以上主要论点经皮埃尔•米雷加以概述和 评论： 《拿破仑一也对外政策的一个新 
见解>，栽法国《近现代史杂志》，第十八卷 (1903 年），第 177-220 页和第 353—380 页 8 
在梯也尔看来，拿破仑的主要目标是击败英国，英国的对策就是煽动组成反法同盟；但 
是拿破仑的野心也有助于挑动起反法同盟。布尔热瓦也认为拿破仑总想进攻，其原因 
则是逞雄东方的幻景。德里奥发现拿破仑有一个雄图 大略: 首先以加洛林帝国为模式， 
然后以罗马帝国模式而重建欧洲的统一。在索雷尔看来，拿破仑只不过是在捍卫自 
然瓤界，而自然驩界的取得不断引起反法同盟一再组成；法国合并许多地区其目的在 
于保卫自然疆界以后免受侵略(班维尔的《拿破仑^巴黎，1931年，完全照搬索雷尔这 
一论点)；而阿尔蒂尔■'莱维甚至声称拿破仑是一贯盼望和平的。米雷在他杰出的文章 
中指出，上述这些论点没有一个能说明全部史实，米雷的意 见是： 不能把拿破仑的政策 
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和明确的目标，一且达到这个目标，他就会完全心满意足。从 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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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一派只愿意把波拿巴看做是法国自然疆界的捍 卫者： 共和 
派使他出来任第一执政，继而又让他当皇帝，目的就是为了要他替 
他们保住自然疆界，这项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是法国大革命遗留下 
来的不幸的遗产，这迫使他去征服欧洲，幷且终于毁灭了他。这一 
派史学家认为他是大革命的战士，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为了自卫而 
反抗欧洲旧制度下的帝王；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史学家不过是照 
搬“老兵”们的偶像崇拜所形成的、后来拿破仑本人又在圣赫勒拿 
岛上散布的神话传说。另一派史学家不愿贬低个人在历史演变过 
程中的作用，反对把拿破企仅仅看成是命运的工具，他们坚持要从 
他本身找出他的政策的原动力，他们认为可以从贯穿他的政策的 
宏图壮志中找到这种原动力。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宏图壮志就是 
要夺取英国的海上霸权，这样看来，波拿巴的历史，至少从亚眠和 
约破毁以来的历史，只不过是路易十四发端的对英斗爭的最髙潮, 
因此是与旧法国的传统一豚相承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招致他坠 
入深渊的是逞雄东方的幻景。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与其说是个法 
国的人物，不如说是个欧洲的人物，因为他想首先恢复加洛林帝 
国①，然后重建罗马帝国一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文明的一统天下。 


来说，米雷的话走正 确的： 只有年亊渐髙，或可使拿破仑性情变得沉着起来，对外征服 
或能中止。然而上述其他各家的论点仍各有其 价值： 拿破仑战争确是英法争夺海上和 
世界霸权的最后阶段 i 各大强国无疑都希望一旦时机许可就夺回法国所征服的地方。 
从1806年起拿破仑即想把欧洲大陆组成一体，这种趋势是很明显的；我们甚至可以 
同意，如果听任拿破仑为所欲为.，他也会非常乐于保持和乎。最后，欧洲与拿破仑为敌, 
也可用贵族对革命的法国和对这个暴发户的深仇大恨来解释，而令人诧异 的是： 上述 
史学家中竟无一人主张这一论点。逞雄东方的幻景的作用似乎是最无足轻重的论点 A 

晚近又讨论这一问题的有多伊奇著：《拿破仑帝国主义的起源 *( 美国，坎布里奇， 
1938年），但未提出任何创见;还有在勒努万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四卷，《法国革命与 
拿破仑帝国 》( 巴黎，1954年)一书中，著者菲吉埃主张“民族仇恨”之说，并强调旧欧洲 
反对拿破仑的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性质。 

①加洛林帝国 (800 —987年)为査理大帝所建，其皇朝即因査理之名而称为加洛 
林皇朝;帝国据有今西欧法、比、瑞士、西德和北惫大利大部地区。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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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各种解释中，每一种都包含一部分眞理，但都是以偏槪 
全。那些捧波拿巴上台的人确实想要保住自然疆界，而为了捍卫 
自然疆界就可能试图越过这些疆界；但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唯一 
的，或最可靠的保卫自然疆界的办法，幷且认为他在扩大征服时一 
心想的只是民族利益，那也是不确切的。英国确实是与他周旋到 
底的顽敌，幷且一打垮了他，就断然地战胜了法国；但是，如果他果 
眞有一个深思熟虑的专片针对英国的计划，那他对大陆的政策就 1 S 3 
会迥然不同；曾造成很多问题的大陆封锁本身就是大帝国建立的 
产物，幷不是建立大帝国的原因。沒有比长驱直入君士坦丁堡或 
印度更能使这位新的亚历山大大帝①乐意的事了；但是，除一时心 
血来潮而外，他的大部分事业同这种梦想沒有联系。他常自比査 
理大帝与恺撒，有意把西方世界从政治上联合起来；但是,驱使他 
行动的决不是存心复古。关于拿破企的传说揭露了反法同盟帝王 
们对法国大革命战士的深仇大恨，可见传说之中也有眞知灼见。而 
令人惊异的是，有很多史学家竟忘却了这一点；但是，拿破仑幷不 
是限于防御 而已。 

沒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破企的全部对外政策统一 
起来，因为他同时在追求几个不同的目的，有些至少在我们现 
在看来是彼此矛盾的。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 
然而，他的同时代人由于目睹喧嚣一时的穷奢极侈的新的豪华排 
场、放荡的胡闹、贪婪的皇族的爭吵、官吏的贪汚盗窃，因此虽不否 
认其天才，但鄗视其“野心”，视之为与常人无异。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的形象淸晰了，显示出他的奥秘在于：勇于冒险、迷于幻梦、 

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 


①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约 356—323 年），马其顿国王，二十岁即位，曾征服希 
雎、埃及、波斯，直到印度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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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法国和 英国： 战端重启 
(1802— 1805年） 


从亚眠和约到1805年战爭之间，在这段关键性的岁月里，拿 
破企的个性特征比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为明显。同英国签订的和 
约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只要_陆战爭沒有重开，使波拿 

巴能在1799年上台的解决办法-个扩大了领土而爱好和平 

的法国同称霜海洋的英国对峙——幷沒有被废弃。普莱斯堡和约 
之后，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 波拿巴的经济政策与亚眠和约的撕毀 

阿丁顿內阁决心认眞试行保持和平，幷且相信和平会保持一 
155段 时间； 这是很难加以反对的。他废除了所得税，把海军开支削戚 
了二百万英镑。海军大臣圣文森特暂时停止造舰，幷且解雇了海 
军造船厂的工人。木材供应商由于他着手调査他们侵呑公款的案 
件，和他闹翻了，于是造船厂的材料供应很快就断了。然而政府在 
自己党內遭到了反对。托利党內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信，和平会使 
法国重新武装起来，从而对不列颠帝国发动新的袭击，所以他们 
就象一百年前辉格党人一样呼吁作战到底。这些托利党的反对派 
控制了一部分报纸，法国的亡命者佩尔蒂埃帮助他们咒骂法国革 
命和波拿巴的军事 独裁。 英国商业界人士在托利党这两派意见之 
156间举棋不定。和平危害着很多行业的 利益： 许多军事工业苦于停 
工•，英国商人就要失去他们对波罗的海和德意志商业的垄断，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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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失去了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归还法国的殖民地意味着英国贸 
易的减少，仅仅荷属圭亚那的贸易就减少了一千万英镑。最后，在 
亚眠和约签定之后，世界市场的价格大大下降，以至中立国，特別 
是美国，也认为和平是一场灾难。然而一般都认为这些不幸只是 
暂时的。这些托利党人敲起的警钟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但在海上 
和殖民地，危害似乎还不是迫在眉睫。至于大陆，英国舆论对它 
幷不过于关切。眞正问题却是要弄淸楚 •. 波拿巴是否会把法国及 
受它控制的一些国家的广大市场向英国的商业重新开放，因为假 
如不建立对英国人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英国人就不会长期容忍 
这项条约的存在。1802年5月，外交大臣霍克斯伯里重申，为了 
爭取尽可能多的人赞成和平，就需要加速重建商业关系。因屁，问 
题的关键在于第一执政的经济政策。 

拿破仑同一切开明专制君主一样，总是非常注意经济的进展; 
这的确不是因为它能改善人民的处境，幷使平民各阶级分享文明 
的成果，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动机。因为发展经济就有希望建立健全 
财政,有利于人口的增长，从而使军队获得新的兵源，最后由于减 
少失业和增产粮食，从而确保“秩序”。因此，他对各种不同的生产 
部门的关注是不平衡的。一心考虑着战爭的拿破企对商业界和金 
融界是不信任的，因为这两界的活动是超越国家界限的，幷到处同 
英国有密切联系。他对工业很感兴趣，尤其关注那些消耗本国原料 
的工业。他认为 ，一 个军事大国的力量，象斯巴达或罗马这样军事 
强国的力量，是寓于农业之中的；农业提供好士兵，在必要的时候， 
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是重农主义的，随着他 
疏远资产阶级而考虑重新创立土地贵族，他就从另一个方面来接 
近这个学派。然而，正象往常一样，每当他遇到具体困难，他从来 
都不曆拘泥于一家的学说。虽然他偏爱农业，他却总是不愿给予 
W 口粮食的扠利，因为正象共和十年的经验所证明，面包价格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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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涨就会引起群众的骚动。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和一般平民想法一 
样，痛恨囤积粮食投机的商人和粮农的“利己主义”。工业危机使 
得工人失业，引起了同样的问题；所以他需要非常照顾棉纺 工业， 
尽管它所使用的是进口原料。 

在波拿巴所面临的一切实际问题之中，最需要他注意的是货 
币问题。英国是允许适当的有控制的通货膨胀的，它使物价保持在 
较高的水平上，因而对生产起到了刺激作用；而法国除了银行发行 
的有限的纸币外，仍然不得不使用硬通货，这种通货总是被人貯藏 
起来，因此总感到金币不足。这种情况使法国的经济遇到了麻烦， 
因为资金继续不足，而且昂贵。波拿巴总是不断责备法兰西银行 
在贴现商业证券方面所持的过分谨愼态度，他很想看到这家银 
行在外地多设分行，使信贷得到广泛使用。硬币的不足使国库负 
担沉重，因而对国家的财政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在发行指券失 
败之后，波拿巴无论如何不愿采用纸币，因为用纸币就要用政权力 
量去强制流通，这样势必有损他的威望。象科尔贝尔①在类似的 
情况下必须为路易十四解决财政问题一样，波拿巴也转变为重商 
主义者，他认为，法国必须少从国外购买货物幷增加出口，或征服 
外国，以取得金属而保护其硬币的供应。 

因此执政府尽力鼓励生产，特別是生产奢侈品。1800年建立 
的统计局重新进行由救国委员会和弗朗索瓦•德 • 纳夫夏托⑧所 
开始的调查工作。它通过郡守从事法国经济和人口的调査，而且 
在随后的几年里发表了调査结果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为了统一 
国內市场而采用了十进位的公制，不过这种公制只是很缓慢地才 
获得通用。共和十一年芽月17日 （1803 年4月7日），把货币制 


①科尔贝尔 （1619— 1683年 ）， 1664年起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一译者 
⑤弗朗索瓦•德 • 纳夫夏托 (1750 —1828年)在督政府时期曾任督政官 （1797 — 
1798年)，后改任内政部长，逬行了一些改革，包括首次举行人口普査等，——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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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固定在金与银的为一比十五又二分之一的比率上，但是，由于贵 
金属缺乏，不能保证铸造足够的硬币来代替旧通货。然而新政权 
坚决稳定货币，因为法郞的法定价値以白银为依据（一法郞为四又 
二分之一克純银，或五克九成纯银)。而旧制度下的里弗①从来沒 
有过法定价値，所以计算上的货币和实际使用的货币在价値上 
第一次完全相符。商业的管理委托给了一个总委员会；随着帝 15 S 
国的诞生，商业管理又由参政院中的一个组负责。1801年3月 
19 日， 商业交易所改 组了； 1802年12月24日，商会重新出 现了； 

1803年4月28日，十六个海港被指定为国际贸易港，幷准予建立 
，保税仓库。1801年底，在夏普塔尔的主持之下组织了一个“全国 
工业促 进会、 作为內务部长，他恢复了督政府时期举&工业展览 
会的做法。1803年4月12日，制造业公会出现了。巴黎农业协 
会则于1798年就已重新成立起来。波拿巴和科尔贝尔一样，本性 
就倾向于通过行会进行管理。工匠会因为恢复了他们的垄断权 
而高兴，某些商人会欢迎那些针对家庭手工业者或雇工的管制规 
定。警察厅长以公共秩序”为借口设法把面包商和屠宰业各组 
成公会。可是，第一执政当时还不敢走得更远，因为受到参政院支 
持的锒行家和大实业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限制劳动自由的规定。共 
和•十一年芽月22日 （1803 年4月12日）法律只限子规定商标 
注册制度。另一方面，财玫状况也不容许波拿巴按他本来的意愿 
那样大举兴办公共工程，同时也沒有能力直接资助鼓励私人企业2 
甚至稍后到资金较为宽裕时，拿破仑也拒绝直接资助私人企业；他 
只给加工订货，幷在经济发生危机时，为了避免失业现象，拨出贷 
款给私人企业建立库存。因此在科尔贝尔的制度中，还沒有使用 
的只有保护关税而已。 

许多强有力的理由 表明应当采取最后这一步骤。让一巴蒂斯 

①法国古银币，约重五克，汉译或作“锂”。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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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萨伊所极力主张的自由主义经济还远未被人们普遍接受。费 
里埃在1805年出版的 <论政府与商业的关系》—书中仍然坚持科 
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甚至在亚眠和约签订之前，有人就不断攻击 
英国的走私活动，战爭一结束，走私活动更为猖獗。棉纺工业家大 
喊大叫地说，如果又恢复 V 786 年条约①，则随着该条约产生的严 
重危机势必重现。织布业依然是极其繁荣的，纺纱业虽然有些进步 
(棉花进口量前十年的年平均数五百万公斤，到共和十二年上升为 
159将近一千一百万公斤），却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望。尤其是在高支纱 
方面，无人能与英国工业竞爭。波拿巴沒有撤销督政府对英国商 
品的禁令；他幷且在1802年5月19日还批准暂时提高关税率，对 
英国殖民地商品的征税至少比法国殖民地的同类商品高百分之 
五十。 

在亚眠和约以后，波拿巴幷非不歷;和英国订立一项商务条约。 
科克贝尔•德 • 蒙布雷和一些商界代表被派往伦软；英国提议恢 
复1786年的条约，但可适当修改，幷允许法国采取一些临时措施 
照顾本国工业。1802年夏天，商会宣称断然反对禁止英国商品进 
口，夏普塔尔建议政府接受伦敦的提议，同时要求英国按从葡萄牙 
进口雪利酒和波尔图酒的同样条件准许法国酒类进口，幷且也允 
许法国丝绸输入英国。他也忠吿法国不要把关税定得太高。他 
说:“ 我在等待我们的工业家开始大声疾呼。”如果给工业家适当照 
顾的话，这个方案是站得住的。科克贝尔却提出相反的 建议： 法国 
输入英国多少商品就准许英国输入法国相等价値的船货。夏普塔 
尔反驳道，这样的建议意味着硕发特许证，幷会造成只对少数人有 
利的对外贸易垄断。夏普塔尔称之为“荒谬”的特许证制度事实上 


①1786年的英法条约减低了英国货物输入法国的关税，以致英货充斥法国市 
场，打击了 实力较 弱的法 国工业 ，造成了大置工人失 业》 法国制造亚的资本家和工人都 
对政府不满。这个条约加深了 1789年革命前夕的经济危机 9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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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后来在 1811 年实行的办法。在自由竞爭和禁止逋商这两个 
极端之间，还有制定适当的保护政策的余地，如果取得英国同意的 
话，这是夏普塔尔所倡议的，也是法国工业非常需要的。波拿巴要 
在大工业家的要求和民族利益(它需要和平)之间作出抉择。最后 
他事实上支持了禁止通商。 

波拿巴对维护和平是不威兴趣的。他吿诉蒂博多:“一个第一 
执政不同于那些蒙上帝恩典的帝王，他们把他们的国家视为世袭 
的财产……而第一执政需要取得辉煌的成就，因此他需要战爭。” 
他很谨愼而不公开说出这种想法，因为国民不会赞成这种想法。 

“让外国人先开仗，这对我更为有利。”但是，他补充说，“他们将是 
首先再动武器的人。”他旣抱这种态度，当然就会鼓励他们先动手。 
无论如何，禁止通商保证了硬币的积累，有助于备战工作，直到变 
成一项战爭的武器，法国大革命期间就是如此。人们认为建立在160 
举偾和通货膨胀基础之上的英国经济和财政结构似乎比以往任何 
时候更加脆弱了。奥特里夫于共和八年、盖尔于1801年、拉萨尔 
于1803年，还有4：政府通报》本身都用各种笔调反复表达这一意 
见。虽然威胁法国的危险毫无疑问地存在着，然而法国却又错误地 
认为自己单枪匹马就能使英国在经济上遭到毁灭。陂拿巴也大有 
这种错觉，因为作为一个军人、一个独裁者，他蔑视这个旣无陆军 
和又无政府可言的商人寡头统治。他把英国比作迦太基，而他自 
己则要扮演伽图和西庇阿①的角色。商业条约已无人再提：有一 
些商船被拿捕了，因为发现它们运载了英国的货物。然而法国的 
对外贸易从1799年的五亿五千三百万法郞上升到共和十年的七 
亿九千万法郞。英国资本家知道经济斗爭将会继续下去，他们厌 


① 伽图(公元前 232 — 147 年），在罗马反对迦太基的“布匿战争”中坚决主张摧 
费迦太基。西庇阿(公元前 235—183 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敗迦太基的罗马 
将铒。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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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这种对自己毫无好处的和平。 

因为殖民地产品是法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项目之一，所以尽早 
收复仍旧属于法国的安的列斯群岛就成为当务之急。甚至在亚眠 
和约签订之前，波拿巴就向圣多明各派遣了 一支远征军。 杜桑- 
卢维杜尔这时控制了全岛，而且于 1 S 01 年5月9日颁布了一部宪 
法，名义上仍属于法国，实际上归他自己统治。然而他终于向法国远 
征军首领勒克莱尔将军投降，但却在1802年6月7日被捕，解送法 
国，1803年4月7日死于法国日乌堡里 。与 此同时，里什庞斯再度占 
领了西印度群岛中较小的岛屿。虽然英国不能再阻碍法国去征服 
安的列斯各岛，但 却不# 地注视波拿巴对路易斯安那的计划:北海 
沿岸正在准备一次远征，打算把维克托将军派往那里去。舰队预 
定在1803年3月启航，但是出发的时间推迟了。在准备远征期 
间，西班牙已禁止美国船航行密西西比河。由于法国和西班牙是 
盟国，荷兰受法国控制，所以墨西哥湾似乎^凭波拿巴的摆布，从 
而也控制了西属西印度群岛上的走私，法国在这里处于一种有利 
的特权地位。然而，这种前景不必英国出来干预就消失了。若干 
时候以来就垂涎西属佛罗里达的美国不希.望看到法国在新奥尔良 
立定脚跟。新当选的总统杰佛逊同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和加勒廷试 
图实行共和党的和平、裁军和压缩开支的纲领。纵然杰佛逊对法 
161国有好感幷对莫尔丰丹尼条约的签订感到高兴，他却不能不顾美 
国的舆论。因此他透露：如果法国留在路易斯安那，美国在即将 
来临的战爭中将参加英国一方。1803年4月12日，杰佛逊的大 
使门罗到达巴黎，带来一项波拿巴已经同意的建议：购买路易斯 
安那的领土。随后于5月3日签订的条约规定给波拿巴八千万法 
郞，在扣除应忖美国的赔偿，幷给办理交款的银行家霍普和巴林的 
佣金之后，只剩下了五千五百万法郞。 

这时,起义已经遍布圣多明各全境，这是由于恢复奴隶制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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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在波拿巴身边的亲信随从里，白人种植场主的代言人很多（更 
不用说约瑟芬本人了），他们认为奴隶制是在殖民地迅速恢复生产 
的最得力的方法。但是，恢复奴隶制幷不是迫切需要的，因为，甚至 
在已经实行共和二年雨月16日法令①的殖民地，督政府的特派 
员和杜桑-卢维杜尔本人都已经实行了强制劳动。波拿巴最初倾 
向于确认这个制度，而把奴隶制仅限于存在奴隶制的岛屿上一- 
例如在马斯克林群岛，那里把国民公会法令视为一纸 空文； 又如矣 
国占领下的马提尼克岛，那里从来沒有能接到这项法令。最后，波 
拿巴让步了。的确，1802年5月20日法律明确规定在殖民地将 
“保持”奴隶制；人们从这条法律可以推论出，在已经废除奴隶制的 
地方，就不再恢复奴隶制。但是，波拿巴却作出另一个决定，他命令 
里什庞斯在瓜德罗普岛重新实行奴隶制，因而激起了一次起义。 
在圣多明各，勒克莱尔宣称实行这一措施的时机还沒有 成熟； 但 
是，黑人都知道将要遇到什么不幸的事了，9月，杜桑的部将克里 
斯托夫和德萨利纳轻而易举地在全岛发动了起义。法国军队由于 
黃热病而大批死亡，迅速遭到削弱。勒克莱尔病死，他的继任者 
罗命博是种植场主的支持者，他在进攻黑白混血人的战爭中使法 
军伤亡殆尽，由于波拿巴禁止这些混血人进入法国和与白人 
已经激怒了他们。太子港法军于1803年11月9日投降，少数 g 
围困的驻防部队设法苟延残喘到1811年。 

英国人虽不喜欢看到法国重建它的殖民帝国，但他们也不会 
为阻止它这样做而提早重新开始战爭的。但是，威胁英_^属$ 
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而这恰恰是浓拿巴所干的。一个新的宏伟的 
设想激励着他向地中海方面扩张，这就是说，目标就是埃及。亚眠162 
和约终于使土耳其人决定同法国人签订和约 （1802 年6月26 

①在雅各宾专政时期，1794年2月4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在法国全部殖民 
地上废除奴隶制'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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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幷为法国人开放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一个名叫呂 
芬的法国代办立即着手在地中海东岸各国重建领事馆。法国在 
1801年和1802年还分別与的黎波里的帕夏和突尼斯的別伊缔结 
了条约。1802年8月 ，一 支舰队强迫阿尔及尔总督也同法国订立了 
条约。君士坦丁堡已经很担心法国在伯罗奔尼檄、艾奧尼纳和塞尔 
维亚人中间搞阴谋，幷且咸到有被瓜分之虞。8月底，塞巴斯蒂亚 
尼上校经过的黎波里前往埃及,然后又访问了叙利亚，他到处都设 
法和本地的首领建立联系。卡韦尼亚克被派往马斯喀特；德凯恩 
于1803年3月6日启航前往印度，随行的重要参谋人员之多足能 
把印度士兵组成若干团队。所有这一切使得英国得出结论，波拿 
巴正在计划对埃及和印度发动一场新的进攻；为了谨愼起见，一定 
不让他完成准备工作，特別是不能放弃马耳他岛。但是，英国人继 
续占据该岛就是破坏亚眠和约。 

波拿巴在欧洲大陆的政策给英国人提供了不交出马耳他的借 
口。波拿巴不顾席梅尔佩宁克的再三要求，拒绝从荷兰撤军，他辩 
解说，和约的条款还沒有履行。虽然陂拿巴放弃了那不勒斯的各 
港口和教皇各属邦，他却在1802年8月呑幷了厄尔巴岛，9月吞 
幷了皮埃蒙特，10月在巴马公爵去世之后占领了巴马。在瑞士，法 
国军队刚刚撤完，雷丁就在1802年8月27日夜间领导山区的一 
些州起义。起义者在施维次召集了议会。苏黎世、伯尔尼和弗里 
堡都在其掌握中。合法政府到洛桑去避难，答应沃州起义农民废 
除封建賦税，同时允许以国有产业来赔偿地主的报失，可是幷无任 
何效果。因此，这个政府只好向波拿巴请求援助。第一执政于9 
月30日进行调停，强迫起义者解除武装。內伊进军瑞士，议会从 
英奧两国那里只听到一些好听的话，却沒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东 
西，只得自行解散，雷丁被捕。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了一个协 
商会议，指派了一个霁 貝弇同几名法 国元老院议员一起讨论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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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关于制定宪法的计划。波拿巴命令委员会为各州草拟宪法，草拟 
的条文后来附入1803年2月19日的“调停条例”中。十九个州各 
都有自己的宪法，大都规定了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尤其在以前由 
贵族统治的各州里是如此;在那里，宪法规定保证革命前的城市贵 
族的统治。这些州恢复了大部分自治权，特別是处理国有产业和 
解决封建賦税和宗教事务的权利。这就使得反动势力几乎在各地163 
都取得了胜利，宗教自由只在原已存在的地方才得到了保证。表 
现国家统一的就只剩下各州的平等权利,它们被禁止各別结盟，瑞 
士人在全联邦居住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国內关税壁垒的废除，以及 
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包括一个议会，每个州根据其重 
要性在议会有一个或两个表决权,还包栝一个行政长官，即联邦主 
席的官职，由六个主要的或者说“执政的”州的首领轮流担任。波拿 
巴指定路易•达弗雷为第一任总督，他是一名法国的瑞士卫队前 
任军官，代表弗里堡州。1803年9月27日，瑞士联邦和法国签订 
了一项为期五十年的防御同盟条约，幷且重订了为法国招募四个 
团、每团四千名新兵的条款。但是联邦却沒有常备军，而且波拿巴 
甚至不允许瑞士成立总参谋部。 

与此同时，法国利用根据呂內维尔和约规定补偿来因河左岸 

被剝夺了的王侯的机会，在德意志扩充势力，进展很快。德意志帝 

国议会曾拒绝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解决这个问题，幷授权 一个委 

员会就此事与法国相商。奥国外交大臣科本茲企图以提议结盟来 

对法国施加影晌，但却徒劳无益。波拿巴和俄国的亚历山大已经 

同意共同解决此事。事实上，以普鲁士国王为首的所有德意志王 

侯都去巴黎谈判，他们以合计总额达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法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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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款贿賂塔列朗，以保证尽可能爭得最好的土地。乔治三世自己 
接受了奧斯纳布呂克主教邦。美因茲的选侯达尔贝格热心为法国 
煞劳 9 唯 有萨克春很不髙兴， 因 为它沒有要求补偿的权利。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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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3 日，法国和俄国邀请帝国议会批准在巴黎制定的计划^ 
奥国表示不赞成，幷且占据了帕骚，此地是决定要给巴伐利亚的•， 
但是在各王侯的一致抗议下，奥国不得不撤离帕骚。最后是波拿 
巴在12月26日缔结的条约中为它保留了一块地方，从而挽回了 
奥国的面子。1803年2月25日德意志帝国议会批准了 “帝国 
. 大法”。 

这个新的帝国组织法废除了各教会邦国，从而完成了 1553 
年和1648年的世俗化过程，①同时把五十一个自由市戚为六个。 
普鲁士获得了几个主教邦：帕德博恩、希尔德斯海姆、埃尔富特 
和明斯特的相当大一 部分； 巴伐利亚得到了弗赖津主教邦和帕骚 
164 的一 部分； 巴登得到了曼海姆和海得尔堡两域市，以及斯皮尔、斯 
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等各主教邦的在来因河右岸的 领土； 其它各邦 
则按其比例大小各分得一份。分得最少的奧国获得了布里克森和 
特伦特两个主教邦以及帕骚主教邦的一 部分； 它把布赖斯高和奥 
尔特瑙割让给了摩德纳公爵；由于奧国的影响，托斯卡纳大公接受 
了萨尔斯堡和艾克斯塔特主教邦。奥国沒收了它自己领土內被剝 
夺了的王侯们的土地和财产。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来说，1803年的“帝国大法”是一场大灾难， 
它可以与十六世纪的大灾难 相比： 教会丧失了将近二百五十万臣 
民，损失了岁入两千一百万弗罗林;十八所大学以及所有的隐修院 
脫离了宗教控制；在大主教选侯中，经过这次大改组之后幸存下来_ 
的只有美因茲的达尔贝格，而他又被调往累根斯堡。奧国除丧^ 
其威望之外，还眼看着神圣罗马帝国难保，因为符腾堡、巴登与 
黑森一卡塞尔等新教各邦都成了选侯，就使得新教徒在德意志各 


①1555年的奥格斯堡条约结束了路德教派诸侯同天主教诸侯的混战 | 1648年 
的成斯特法利亚条约结束了 “三十年战争这两次条约都加强了世俗堵侯的地位, 
— ■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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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中和在选帝侯中都一跃而为多数。尽管奥国竭力想保住帝国骑 
士①和各骑士团地位，在“帝国大法”中为他们爭取到保留规定 o 
但他们不久就消失了。德意志领土的打乱调整，只有法国能从中 
取利，因为整个南德意志都倒向法国一边来反对哈布斯堡王室。 
普鲁士取得很多，但仍未能满足它的欲望；为避免与英国发生纠 
葛，普鲁士不敢接受汉诺威幷同法国结盟的建议。随着和平的降 
临，普鲁士不再能控制北德意:志。1802年6月10日，弗里德里 
希-威廉三世在梅默尔会见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在那里和路易- 
莎王后发生曖昧关系，这种关系使他后来一直和霍亨索论王室联 
在一起，但是普鲁士国王威到他自己不像是俄国的同盟者，倒象是 
俄国的被保护人,所以颇感受到轻视。 

英国目击了这一切巨变，但却无能为力。这些变化纵然沒有 
破坏亚眠和约的明文规定，但在英国看来却是与条约精神不符的。 

英国在威到愤慨的同时，也感到快慰，因为它知道俄国与奥国都关 
心瑞士的命运，而且奥国在丧失意大利之后，又失势于德意志，心 
有不甘，正如阿丁顿所预见的那样，英国又将会找到同盟国。直至 
1802年10月，英法关系一直是相当好的。对于<政府通报 》 颇多不 
满的阿丁顿甚至接受波拿巴的抗议，对佩尔蒂埃提出了控诉。直至 
9月10日，內定派赴巴黎的英国大使惠特沃思得到的训令还完全165 
是心平气和的。但是法国在意大利吞幷领土，特別是对瑞士的干涉 
(这次千涉同1798年那次干涉一样引起很大震动®)使得英国从 
根本上改变了态度。霍克斯伯里表示“深咸遗慽”。“我们是要和 
平的……，但我们需要法国政府的合作。”“英国希望恢复签订亚眠 

① 详见第189页(原书页码。——译者） 

② 1798年璀士爱国人士拉柯尔普等领导起义，反对伯尔尼的寡头统治，2月， 

法国军队在布律纳统率下开进瑞士，劫掠了伯尔尼的国库。法国督政府把瑞士邦联改 
为挲一制的黑尔维谢共和国，制定了一部法国式的宪法。法国这次干涉瑞士，引起欧 
洲大陆专制国家很大震动。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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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时欧洲大陆的状况，別无其他。”在他的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 
看法，即法国每扩张一次，英国就要求补偿一次。最符合法国利益 
的做法至少是要赢得时间；它只有四十三艘战列舰，虽然还计划建 
造二十三艘，但却要到1804年才能完成。波拿巴在给德凯恩的训 
令中预料到了战爭，但是认为不致于在1804年秋季之前爆发。然 
而他反驳说,英国“应履行全部亚眠条约，別无其他。”塔列朗的恐 
吓则更是火上浇油 :“随 着第一声炮响，就会诞生一个髙卢人帝国，” 
幷且劝吿波拿巴“使西方帝国重见于今日。”即使如此，霍克斯伯里 
也沒有加剧这一紧张局势，还是让法国大使安德列奥西和英国大 
使惠特沃思各赴任上。这种显而易见的软弱表示只是更加激励了 
第一执政。1803年1月30日，正当英国行将完成从埃及撤军的时 
候，他在 < 政府通报》上发表了塞巴斯蒂亚尼将军的报吿，其中提到 
了“一万士兵足以再征服埃及”的名言。这一类挑衅的 话使人 思想 
混乱不解。尽管他曾对呂西安说，他这样做是指望刺激“约翰牛来 
战斗”，但是他淸楚地知道法国还沒有准备好。但到10月间塔列朗 
也宣称，如果英国要让世界相信“第一执政由于不敢而不去做某一 

件事情的话，那他就会立即去做的。”这种声明旣缺乏理性,又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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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利益。 

事买上，霍克斯伯里的忍让姿态完全是暂时的。他在1802年 
11月25日写信给惠特沃思说，“由于法国最近某一次侵略行为而 
使英国卷入战爭，这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即使这是一种明智 
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必须设法利用这些侵略来为将来同俄、奥 
两国建立联合防御体系。”早在10月27日，他就明确地向俄国建 
议结盟以维持欧洲现状。亚历山大那时正专心致力于同法国一起 
处理德意志的事务，所以最初对这一建议置若罔闻。但是波拿巴 
166 的东方政策终于触动了他：就象在1798年法国对埃及的远征那 
样，它使俄国转而接近英国。亚历山大认为，假如他得不到乌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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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么宁可让英国人得到这个岛屿，也比让法国人得到它要好 
些。因此在1803年2月8日霍克斯伯里获悉，沙皇希望英国推迟 
撤离马耳他。这一消息是在塞巴斯蒂亚尼的报吿在<政府通报 》 上 
发表之后到达的，眞是来得及时。9日，霍克斯伯里指示惠特沃思， 
在从马耳他撤离之前，英国要求法国政府对其行动作出“令人满意 
安心的解释”。 

接着在波拿巴与英国大使之间进行了多次激烈的爭论。2月 
20 0,波拿巴在给立法院的一份谘文中谴责了伦敦主战派的行 
径。3月8日，乔治三世在议会开幕致词时回答了这种谴责，他提 
醒人们注意法国的军备情况;议会即通过征召民兵。当时,英国留 
在马耳他是有根据的，因为亚眠和约中所规定的条款还沒有 履行： 
亚历山大提出要先修改条约，他才肯充当保证人；普鲁士亦步亦 
趋。而此时已决定继续占领马耳他的阿丁顿则利用这一机会，以 
便迅速扭转形势。3月15日，他提出要在马耳他占领十年，作为 
由于法国进行新的扩张而给予英国的补偿；塔列朗 答复愿 在亚眠 
和约的范围內举行谈判。与此同时，霍克斯伯里于4月14曰得 
知，尽管俄国又表示拒绝缔结同盟，但却答应在土耳其受到攻击时 
给予援助，幷重新提出它在马耳他问题上的忠吿。26日，惠特沃 
思交给波拿巴一份最后通牒。 

英国人突然采取的坚决态度使第一执政周围的人威到不知所 
措。富歇在元老院吿诉波拿巴,“你自己与我们大家一样，是革命 
的产物，而战爭又使一切都成为未定之数。” 3月，有人从中奔走吿 
诉惠特沃思说，只要进行适当贿赂，第一执政的亲属可能会答应使 
波拿巴平息下来，而且只要塔列寧也能得到一份好处的话，他也会 
帮忙的。俄国表示不安也使波拿巴咸到十分烦恼:3月11日，他再 
次写信给沙皇，要他放心，幷请他劝说英国人乎靜下来。他现在要 
求沙皇从中调停,幷建议让英国人占领马耳他一两年，然后把它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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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俄国^阿丁顿答复说，不能接受这一建议，惠特沃思于 5 月 12 
日离开了巴黎。至于是否把断绝邦交视为宣战，英国政府还保留 
有抉择权，但这与欧洲大陆的惯例正相反，英国的战舰在海上不预 
167先警告就开始拿捕法国商船，于是这被法国斥为“背信弃义的阿 
尔比恩①”的不折不扣的海盗行径。 

事实上亚历山大接受了调停的 邀请； 波拿巴这一邀请又巴结 
了他，此外，占领马耳他正中他的下怀，这样就可以把英、法两国排 
除在东方之外。俄国大使沃龙佐夫要求说明英国拒绝调停的理 
由，阿丁顿答复说是由于他还沒有时间请示国王。阿丁顿态度如 
此强硬，一反常态，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受了主战派——可能 
是皮特——的干预。这种态度在国內沒有造成好印象，辉格党人不 
遗余力地予以谴责；英国要过了一些时间才能适应这种形势。但 
是波拿巴是如此气势汹汹，使英国很快纠正错 i 吳，比在法国革命时 
期要快得多。 

英法决裂的责任问题成了激烈爭辩的话题。虽然波拿巴的挑 
衅是无可爭辩的，但英国在有希望取得俄国合作的时候起，却先破 
坏了条约、幷主动发动了预防性的战爭，这也是事实。英国的辩护 
理由是要保持欧洲的均势，但这种均势却不推及到海洋，因为在英 
国人的眼中，海洋是上帝为英国人创造的。波拿巴与英国之间的 
冲突实际上只是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的斗爭。 

二、法兰西帝国的建立 （1804 年） 

战爭给中立国的海运带来了利益，但同时却阻碍了英国的贸 

①阿尔比恩 ( Albion ) 为大不列颠岛古名，盎格鲁撤克逊人到该岛后，公元五世 
纪始有英格兰之称。 Albion 原意为白色，因该岛沿海山崖多呈白色，故后世又称英格 
兰为阿尔比思，即“白垩岛国'现在用阿尔比思称英国为较富诗意的字眼。波傘巴用之 
則谓自古以来英国即背信弃义，骂得较文雅。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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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幷且引起了英滂贬値;但战爭使法国贸易受到的打击更大。波 
拿巴以沒收敌人的货物，尤其以逮捕和监禁英籍臣民来报复英国 
对法国商船的沉重打击。尽管他认为英国拿捕法国商船是他采取 
行动的正当理由，但他这样的反击措施却被认为是太过分了，而且 
对法国商人无补于事。亚眠和约签订以后，法国商人大量投资造船 
业，很多人为此破了产，其中就有法兰西银行的一位董事巴里荣。 
所有的银行均直接或间接地投资于海运业，因而都面临着破产的 
威胁。证券交易所也受到了 影响： 利息为百分之五的证券3月份 
还値票面价値的百分之六十五，到 5 月下跌到百分之四十七。意 
识到危机临头的波拿巴根据共和十一年芽月24日 （1803 年4 
月14日）法律改组了法兰西银行。莫利昂曾不断谴责法兰西银行 
的股东，这些股东享有为他们自己的票据贴现的特权，幷且分得优 
厚的红利，而后又在银行股票价格上升中搞投机 Q 根据新法律，红 
利限定在百分之六，贴现工作委托给一个商人委员会办理，但从_ 
1805年的情况看来幷无任何眞正的改进。对于波拿巴来说，加强 
法兰西银行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这家银行的资本提髙到了四千 
五百万法郞，幷有了储备金。它取得在巴黎发:行钞票的盏断权，幷 
且呑幷了其对手商业贴现银行。作为报答，法兰西锒行同意贴现 
在一两个月后可以收集的收税专员的期票。商业和国库仰仗法兰 
西银行的帮助都能渡过风险，而不致遭受重大的损失。 

波拿巴的声誉幷未受到损害。旣然英国撕毁了亚眠和约，幷 
且未经宣战就开始敌对行为（这是它的一贯做法），他完全可以把 
责任完全推到英国身上，而不会受到反驳。遭到攻击的法国除了 
团结在其元首周围之外別无其它选择，在面临英国政府又开始怂 
恿和资助的新的保王党阴谋的情况下，全国的决心更加强了。所 
以战事重开后的第一个结果是国民让波拿巴获得了皇帝称号和世 
袭继 承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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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杜达尔一直不断地使他的同谋者进行阴谋活动；从〗803年 
初以来，他的两名间谍被捕入狱。8月21日，他亲自在下塞纟内郡 
的比维尔登岸，从那里来到巴黎，许多同党把他隐藏起来。据他自 
己说，他是想要绑架波拿巴，而不是要暗杀他;但已决定，倘若波拿 
巴抗拒就杀掉他，显然，这个企图就是要杀害他的。阿图瓦伯爵的 
到达将作为这次行动的信号，但他一直沒有来。与此同时，到处又 
169出现了保王党的骚乱，西部又出现成帮的盗匪。另一方面,拉若莱 
将军正力图把皮什格鲁与莫罗撮合在一起。他们两人之间已经通 
过一位叫作达维德的神甫建立了联系，这个神甫已于1802年底被 
捕。拉若莱于】803年8月底赴伦敦，12月又返回来，皮什格鲁也 
很快随之而来。莫罗同意与皮什格鲁会面，但鉴于舒安分子卡杜 
达尔参与了这项阴谋活动，他就不同意参加。最后参与这项阴谋 
活动的第三条线的线索被梅埃 • 德拉图什破获了，他以前是雅各 
宾派，后来成为一名间谍；他在伦敦和某些亡命者集团接触联系 
之后，建议他们与共和派阴谋分子合作。随后他设法到了德意志， 
在慕尼黑英国使节德雷克把自己的种种策划吿诉 了他： 要在来因 
地区煽起叛乱，並维持与阿尔萨斯通消息，以便准备使当甘公爵率 
领的一支由保王党亡命者组成的队伍能进入法国。 

其实叛卖活动到处都有，而第一执政只发觉其中的一部分而 
已。在德累斯顿，亚历山大的间谍昂特雷格伯爵通过“巴黎女友”， 
约瑟芬的一位密友详细地了解波拿巴私生活的情况,幷通过“巴黎 
友人”了解他的政治动向，此人是塔列朗的一个助手，似乎是未来 
的帝国大军的兵站总监达律，或是他的父亲，他把 -- 些外交文件提 
供给昂特雷格。在大法官雷尼埃平庸无能的指导下，警察的搜索 
毫无结果。尽管富歇动用了他自己的情报系统为第一执政效劳， 
但波拿巴在1804年初对这一切还是所知有限。2月，他决定采取 
行动。有两名囚犯在拷问下供出了“有位亲王”即将到来一事，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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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出了关于和莫罗谈判的情况。于是莫罗立即被捕，当时“恐怖政 
策”似乎再度提上了 日程： 关闭栅栏、搜查住宅次数增多、中止陪 
审制度、任命缪拉为巴黎总督。警察不久就抓获了皮什格鲁和卡 
杜达尔。同时梅埃 * 德拉图什报吿说，当甘公爵就住在巴登的埃 
登海姆，离斯特拉斯堡不远，他还说亡命者正在奥芬堡集结。波 
拿巴认为，这位公爵即是阴谋分子等待着的那位“亲王”。3月10 
曰，在一次有富歇和塔列朗参加的会议之后，他决定绑架当甘 
公爵。 

绑架交由旧贵族出身的科兰古侯爵执行，幷由奧德內尔将军 
作为他的助手。科兰古未能在奥芬堡发现任何亡命者的军队，但 
奥德內尔却在3月14日至15日夜间于埃登海姆逮捕了当甘公 
爵。20日，另一次会议决定了执行步骤。这位公爵于下午五时被带 
到万森，夜间十一时被带到一个军事法庭受审，次日淸晨二时被枪 
决。尽管他的文件沒有表明他与卡杜达尔共谋，但却有证据说明 
他被英国收买了，幷且他盼望指挥入侵阿尔萨斯。他不是被宣判为 
阴谋分子，而是被宣判为接受外国津贴要入侵法国的亡命者。假 
如他是在法国本土或在敌国被捕，就可以合法地宣判他死刑。但 
是在一个中立国绑架他，波拿巴却十分明显地损害了法国的利益, 
因为这给欧洲列强提供了一个求之不得的借口。随即审判了一批 
阴谋分子。有二十人于6月9日被判处死刑，波拿巴赦免了其中 
十二名大部分出身旧贵族的人，其余的（包括卡杜达尔）都被送上 
了断头台。皮什格鲁被发现勒死在他的牢房里。莫罗被判释放， 
但是法官奉命重审；这次法官宣判他服刑两年，后来戚刑为流放。 
在审判过程中，资产阶級及出入于沙龙的上流社会人士情绪激昂。 
罗德雷于6月14日写道，“对政府的仇恨和漫骂就象我在法国革 
命前所曾看到的那样剧烈，那样肆无忌惮/这种情绪在剧院里和 
在法院里都有所表现。波拿巴政权同旧势力的和解一时遭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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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接受了一项外交职务的夏托勃里昂辞职了。但是这些激烈的批 
评者幷不考虑要诉诸人民，新闻界保持缄默，从全国的动向来看， 
不是表示漠不关心，就是表示拥护波拿巴。 

波拿巴周围的人，以及希望重新得宠的富歇这一次都催促他 
要趁热打铁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向他建议，世袭制度的建立将会 
解除剌客们的 武装： 这纯是稚气十足的议论，因为假如波拿巴遇 
害，这个政权就肯定会被推翻。眞正能肃淸暗杀活动的是实行恐 
怖措施和改进警察监视制度。但是议会各院却装出一副认眞考虑 
这个借口的样子，以便表明在建立世袭制中它们不是沒起过作用 
的。此外，共和派对当甘公爵被处死一事是满意的：“我很高兴、 
保民院议员居雷说，“波拿巴与国民公会是由同样材料制成的。” 3 
月23日，元老院宣布，“修改制度”的时机已经到来。在征询参政 t 
院的意见时，它表示反对世袭统治的原则，但在4月23日，居雷使~ 
保民院通过同意建立世袭制。于是波拿巴答复元老院说，“贵院已 
认为有必要建立世袭制。”幷未作出这样的决定的元老院只好默 
^认。5月16日至18日，起草了一部新宪法，然后以元老院决议案 
的形式于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 （1804 年5月18日)硕布，最后由 
公民投票批准。“共和国政府”付托给一位世袭皇帝，这位世袭皇 
帝领取二千五百万法郞的皇室费，幷获得除他私人庄园之外的皇 
室领地的收益。在建立宮廷和管理皇族事务方面，他有权自由 
处理。 

主要困难在于规定继承法规。“世袭”一直总是“长子继承权” 
的同义语，然而波拿巴无子，他自己甚至也不是家庭的长子。最简 
单的解决办法不外乎象在罗马帝国时代那样，让皇帝保留指定自 
己的继承人的权利。事实上，波拿巴保有认领嗣子的权利，但他却 
拒绝给那些可能继承他皇位的人这一权利。即使如此，他还是极 
为忠于他的一族的，而不愿意全然滨弃他们。然而,他的兄弟们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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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把他们的继承权让给路 易 • 波拿巴的儿子。他们享尽了荣华 
富贵，但却不知道咸恩，在他们的母亲的支持下，这些人给拿破仑 
制造了无数的烦恼。呂西安刚娶了儒贝尔通夫人（一个破产了的 
投机商的寡妇）;随战舰到安的列斯群岛服役的热罗姆跑到美国与 
一个商人的女儿结了婚；改名叫波利娜的波莱特不征求她兄长的 
意见就嫁给了博尔盖泽亲王。还有缪拉的妻子阿农齐阿塔（现在 
重取教名卡罗利娜），以及嫁给了那位荒唐的科西嘉人巴乔基的玛 
丽亚娜(后来叫作埃利茲），这两姊妹都因波拿巴沒有封她们为公 
主而大发雷霆。最后决定，如若沒有亲生的或认领的后嗣，那么继 
承人就是约瑟夫，约瑟夫之后即是路易。呂西安因为拒绝与其妻 
离婚而被剝夺了继承的权利，他于是离开法国住到意大利去。 

象在共和十年那样，元老院要利用这样时机表达想取得一些 
宪法保证的愿望，不过这一次是正式提出。元老院想要变成一个 
拥有否决权的世袭团体，这一权力使它能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至 
于立法院，丰塔內要求还给立法者发言讨论的权力，幷让该院主席 
职位具有“稳定性”，实际上就是指他自己。但实际取得的结果是， 
元老院取得了指定两个常设委员会的权力，这两个委员会分別负 
责维护人身自由及出版自由。它们仅有权听取申诉,幷且在调查之 
后宣布:有这两种自由受践踏的“推定”。与此相反，警察又经改组， 
幷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中央集权;富歇在7月10日又重新成为警务 
大臣，法国被分为四个警务区，分別由对他负责的四名参政官掌 
管。除此之外，政府机构很少有什么改变。拿破企更趁此机会掌 
握了不受限制地选定元老院议员的权力，幷宣布，亲王们即他的兄 
弟们同六名帝国大勋爵是元老院当然成员 O 

由于规定了亲王和大勋爵，以及高级官员（包括十八位元 
帅及若干宮廷大臣），共和十二年宪法就标志着创建新贵族的重大 
步骤。帝国宫廷规模日大，金碧辉煌 ，泰侈 豪华。关于优先位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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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十二年收月 24 日 （1804 年7月13日）法令将礼仪推行到 
整个政府机构。与旧势力和解的事很快又恢复进行了。从这时 
起拿破企热中于要创立一个新的贵族阶层，他很快地把荣誉军团 
变成了单纯授勋的装 饰品。 当决定邀请选举人团的代表参加他的 
加冕典礼时，他特別指出，这些代表要从有名望的世家中挑选。在 
典礼举行的那天，他发泄出对平民各阶级的蔑视，“法国眞正的人 
民是各区的长官、各选举团主席和军队”，而不是“两三万鱼販子以 
及类似的人 …… ；我看他们只是一个大城市的堕落的愚昧无知的 
社会渣滓。” 

因此，拿破仑不能把民众的委托视为新皇统的眞正基础。象 
矮子丕平①一样，他要求教皇为他授圣职，这样王权神授说就能恢 
复，幷可写入教义问答中。塔列朗与贝尼埃在巴黎同圣使卡普拉 
拉谈判;在罗马，皇帝的舅父红衣主教费什也在同孔萨尔维进行谈 
判。作为前宪政派教士的费什，曾被任命为里昂大主教、红衣主教 
以及派到圣座前的大使。鉴于拿破仑不久前对当甘公爵的处决, 
庇护七世害怕得罪各列强，当然有理由犹豫不决;但是因为他希望 
修改组织条例，而且也许还希望收回其属邦，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保王党顿时暄哗叫嚷起来；约瑟夫•德•梅斯特写道，教皇已经 
“使自己堕落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傀儡小丑。”教皇所得到的只是那 
些过去拒绝向正统派屈服的宪政派主教对他的顺从；即使如此，斯 
特拉斯堡的索里內主教仍然拒绝否认“教士法”。庇护七世甚至未 
能幸免于受屈辱。1804年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拿破念从教 
皇手中夺过皇冠自己戴上；在教皇退席后，他又宣誓忠于自由和平 
m 等。约瑟芬也是由_丈夫加冕的。但在加冕典礼前夕，她还耍了 
令人不快的一招，她吿诉教皇，他们只举行过世俗婚礼沒有经过宗 
教仪式；囟此拿破仑只得答应补行宗教仪式，这就使得离婚变得更 
® 矮子丕平，法兰克国王 (751—768 年)査里大帝之父。——译者 




为困难。 

虽然加冕典礼的戏剧性仪式 C 这个场面经达维德的名画流传 
后世）满足了拿破金的心 E ， 但却沒有增添他的威望^>人民用怀疑 
的眼光瞧着这种稀奇的仪仗，以反在十二月全月不断举行的庆贺 
宴会。沒有人相信拿破金的权力会因此而巩固起来。由于重建了 
君主政体，幷加强了政权的贵族政治的性质，他只不过使他个人事 
业与民族事业更分离开了。夏普塔尔说，“在那些日子里，法国革 
命的历史对我们说来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一样遙远。”对夏 
普塔尔及和他一类的人来说，情况可能如此，但是在人民之中，法 
国革命的精神却幷未消逝！拿破仑曾许诺人民要实现和平来赢得 
民心，但他却在重启战端时，终于自己登上帝位。现在沒有任何东 
西阻碍他为所欲为了：帝国的征战扩张、专制统治和贵族政治一发 
而不可收拾，而惊惶失措、忧心忡忡的国民只能跟着常胜的恺撒的 
战车奔跑,以免遭到亡国之灾。 

三、入侵英国的计划。 

特拉发加海战 (1805 年） 

英法之间的战爭拖了两年多还胜负难分。双方都在经受了始 
料未及的重重困难。1803年，英国有五十五艘战列舰，法国有四十 
二艘，其中仅有十三艘处于战备状态。这种压倒的优势使英国一 
开始就掌握了制海权。法国各港口再次被封锁，商业受到打击，而 
英国的商船则除私掠船外几乎无所畏惧，他们恢复使用护航舰队 
保护商船以对付私掠船。英国迅速重新占领了圣卢西亚、多巴哥 
以及荷属圭亚那。即使如此，阿丁顿还是被斥为作战不力。战舰 
多已陈旧，新造船舰极少，因为圣文森特不能够组织木材的供应。 
虽已开征间接税，但财政仍令人感到不安。从对马耳他问题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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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以来，阿丁顿政府与俄国的关系一直很冷漠，而且在共和十二年 
保王党阴谋的问题上这个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损害了它的名声。 

拿破仑加紧扩军备战，但他缺乏经费。共和十二年，财政又出 
现赤字。对自己权力很自信的拿破仑终于采纳财政大臣戈丹的意 
见，他恢复了间接税。“难道我沒有宪兵、郡守和教士吗他吼叫 
道,“如果有人胆敢造反，我就绞死他五、六个，其它人就都会缴税 
了。”共和十二年风月5日 （1804 年2月25日），他成立了综合消 
费税局，幷任命弗朗塞•德 • 南特为局长，但只限于对酒类征收适 
当的税。至于国库，巴尔贝-马尔布瓦开源无术，不得不求助于银 
行家及供应商。1804年，法兰西银拧的一名董事德普雷伙同两名金 
融家米歇尔和塞甘组织了一个“联合商行”，于1805年收购了所有 
未兗现的收税专员期票。在一定程度上，这家商行附属于范勒尔 
贝格的粮秣供应公司，但是它的幕后的大老板却是乌弗拉尔。①这 
一年的4月，乌弗拉尔提出以百分之九的利率借给政府五千万法 
郞，其条件是政府要把原来欠他的幷拒绝归还的二千万法郞算作 
这笔新借款的一部分，这样事实上就把利率提高到了百分之十五。 
6月，乌弗拉尔借出了一亿五千万法郞，其中的四千二百万要算作 
倒帐。巴尔贝-马尔布瓦则以指定的税收和国库偾务作抵押。德普 
雷保证所有证券在法兰西银行贴现，这样该行事实上搞了变相的 
通货膨胀。法国各盟国被迫捐献。从1803年4月起，法国派军驻 
扎在符利辛根域和荷兰的布拉班特;虽然荷兰希望保持中立，它不 
得不于6月25日同意提供一万六千名士兵以及法国要求的所有 
战舰。给戈多伊下了最后通牒迫使他也照此办理；10月19日，他 
答应每月捐献六百万法郞；12月19日里斯本政府也同意支付一千 
175六百万法郞。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均未对英宣战。另一方面，法国 

①作为一个粮食承办商和投机家的联合组织，达家商行的主要业务是向法国国 
库提供资金，并供应军粮。 —— 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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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重新占领了那不勒斯各港口，1803年5月莫蒂埃从荷兰侵入了 
汉诺威，解除了军队的武裝，然后占领了易北河口的库克斯港以及 
埃姆斯河上的梅彭。但所有这些还不能迫使英国 投降; 即使法国海 
战得手，也只能给人以遙远的期望。因此，拿破仑决定以入侵来威 
胁敌人。 

拿破仑沒有忽视爱 尔兰： 1803年，那里曾爆发一次起义，但被 
镇压了下去;拉塞尔和埃米特被处以绞刑，法国未能及时赴援。然 
而，他最关注的是1801年的计划。军队集结在布伦 大营； 1803年 
12月2日，这支军队被称为“英格兰方面军”。这样集结部队的好 
处是把军队同全国隔离开来，幷以从事一桩伟大事业的希望来贏 
得军队对他个人的效忠，这样集中的部队也可在必要时掉头在欧 
洲大陆上大举出击。1805年1月，他宣称，这支集中的军队別无其 
他目的。而实际上他是竭力想掩饰当时已十分明显的挫折。毫无疑 
问，拿破企曾经多本下决心要橫渡英吉利海峡，鉴于联合王国的军 
事形势，这是很可理解的。1804年初，英国正规军不到十万人。民兵 
按理应有七万二千人，为了逃避征兵中签而加入志愿部队的为数 
极多，据说超过三十多万。1803年7月27日，议会也通过“全国 
总动员”，强迫年龄在十七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所有男人接受军 
训; 最后于7月6日，决定成立“增援部队”，用抽签办法征募。但 
所有这些军队都沒有作战力 ：万一 在法军登陆的情况下，政府似乎 
计划退到威尔士的乡间去打游击。可以断言，法国人有可能不发 
一枪就占领论敦。只是这一点对拿破金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 

英国人对于这样的危险作了充分的准备。国民动员运动显出 
甚至比1797年更加激励人 心； 关于这一切，有华茲华斯为后人留 
下了著名诗篇为证。1804年2月，皮特开始抨击 內阁； 多数党分崩 
离析，到4月底，阿丁顿辞职。皮特希望组织一个全国联合政府， 
但是国王拒绝接纳顧克斯入阁。因而与福克斯言归于好的格伦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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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也拒绝参加新內阁 。 这样，皮特不得已只好与阿丁顿的同僚一 
176起组阁，他甚至不得不在1805年把阿丁顿本人也拉入內阁中。因 
此皮特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在议会中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他的地 
位由于追究海军部另一件贪汚事件而进一步削弱。在一些盜用公 
款的人中，有他的密友邓达斯（当时已封为梅尔维尔勋爵）在內， 
后者为此被迫辞职。但是无论如何，皮特还是给英国的政策带来 
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定性。而且他还结了新的同盟，由于拿破企的 
政策而投向英国的俄国，结果主动提出与英国结盟的建议。他还组 
织起志愿部队，最后把他们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他把民兵与“增援 
部队”合幷起来组成后备部队，幷从中抽调一万人加强正规部队； 
为了取得海军承办商的协作，在供应舰队器材方面，他给那些承办 
商以自由处置权。战列舰逐渐增加到一百一十五艘。他大抓了海 
防工作，幷以恢复所得稅来稳定财政。他最成功的措施是在1805 
年4月任命巴勒姆勋爵査理 • 米德尔顿接替邓达斯的海军大臣职 
务。正是由于米德尔顿对舰队在海战中出色的指挥，才有特拉发 
加海战的大捷。在这一战役胜利之前，英国的舆论是沒有信心的 s 
但皮特与巴勒姆从未失去他们那泰然自若的神态。拿破仑拥有一 
支军队这一点现在倒是无足轻重的，主要的障碍仍是橫渡海呋。 

显然拿破仑一方面总是心存 侥幸： 他不是不顾英国的舰队而 
远征过埃及幷且又回来了吗？另一方面，他是个地中海人，所以他 
起初沒有足够估计到多佛尔海峡的种种 困难： 它那汹涌澎湃的浪 
潮，湍急狂暴的海流以及变幻莫测的风云。最初，他曾计划用炮舰 
和平底船开道，这种船与弗拉芒各运河上的駁船相似，能装载大 
炮，幷用桨划行。部队要由商船运送；但是必须承认商船数量不 
足，1803年9月决定军队也要乘坐平底船。拿破企下令从荷兰到 
大西洋沿岸各处都建造平底船，但是英国舰队却决不会让它们集 
中在一个地方。尽管如此，1804年还是有一千七百多艘平底船集 
186 


结在布伦港及其邻近的港口，设置了一些码头以训练这些水兵。海 
军大臣德克雷和舰队司令布律克斯海军上将看出，每次涨潮能开 
出布伦港的船只不超过一百艘，敌人舰队就有足够时间出击这些 
船。虽然海上风暴可能使敌人不致出来截击它们，然而这些平底 
船却不能冒险出航，除非是在风平浪靜的天气里。这样就使得拿 177 

破仑需要派遣战舰在海峡一带进行 扫荡; 总之，他被迫要再次进行 
一场海战。 

在海战方面拿破企显然处于劣势。英国人不但在数量上占优 
势，而且还拥有相当多的三层甲板的战舰。这种战舰胜过古典式 
的装有七十四门炮的炮舰，幷在上甲板上装有大口径短炮，这样就 
大大加强了火力。霍姆•波帕姆爵士采用了一种新的有效的信号 
系统。英国战舰装备较好，水兵久经战爭锻练，他们的海军将领， 

尤其象纳尔逊这样的人，都是从参加过战爭的舰长中选拔上来的。 

一向困守在海港里的法国水兵和战舰却不具备这种素质。法国的 
海军将领也不具备这种素质，他们只能指挥他们自己所统帅的分 
舰队。但是英国舰队尽管有这些优点，却由于分散停泊而有被各个 
摧毁的危险。在法国几个海军基地之中，受到英国舰队严密监视 
的只有布勒 斯特; 罗什福尔座落在难以封锁控制的比斯开湾上，眷 
恋于汉密尔顿夫人①的纳尔逊逗留在那不勒斯水域，因而土伦也 
只是处于纳尔逊的远距离警戒之下。这样，法国舰队是能够出航 
的。倘若法舰一旦启航，英国海军部已经计划在乌桑岛②集结舰 
队；只要英国舰队封锁着英吉利海峡的入口，英国本土就无所畏惧 
了。即便如此，还不能完全忽视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不管人们怎么 
说，对突然袭击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① 汉密尔顿夫人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汉密尔顿的妻子 t 纳尔逊的情妇。一 
译者 ° 

⑤ 乌桑岛属法国菲尼斯太尔郡，位于布勒斯舲港外。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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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4 年 5 月，拿破仑决定，他的舰队只要都冲破封锁，即可 
在布勒斯特救援冈托姆，随后扫淸英吉利海峡 o 他于8月到达布 
伦港，16日他在那里颁发了荣誉军团勋章。但是事实证明准备不 
足。布律克斯与拉图什-特雷维尔先后死去。从1804年9月到 
1 S 05 年3月，由于拿破仑在意大利肆意蒹幷，奧国准备立即发动 
进攻，看来拿破企势必要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拿破企命令他的 
舰队启程到安的列斯群岛，去攻击那里的英国殖民地。但只有海 
军上将米西埃西的舰队能够驶离罗什福尔；他在美洲未能会合其 
它法国舰队，便返回法国。 

但随后大陆上战爭的危险从表面看来减少了：直到1805年7 
月15日，拿破企才理解到反法同盟的眞实意图。与此同时，长期 
以来已在威胁西班牙的英国，在1804年10月5日截夺了数艘装 
载着财宝的西班牙大帆船。 U 月，戈多伊终于向英国宣战，他把 
他的舰队交给法国皇帝指挥。由于戈多伊在国內的地位正在受到 
178 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夫人的威胁，他就派了自己的代表伊斯基耶多 
向拿破企建议瓜分葡萄牙，以便为他自己在那里开拓一块封地。 
这使得拿破仑大受鼓舞，他又回到他那宏伟的计划。对安的列斯 
群岛殖民地的远征现在变成了战略行动：法国各舰队要在安的列 
斯群岛会合，在给敌人制造了混乱之后，舰队将折回英吉利海峡， 
必要时就展开战斗。这个计划看来可能很高明，但这首先需要物质 
条件和指挥能力,而这两者都是法国缺乏的。此外，拿破念自己就 
沒有一个前后一致的指挥计划•.旣然最后决定作战，他又不允许冈 
托姆从布勒斯特突破封锁，这样就使得后者不能有所作为,整个重 
担就落在缺乏胆识的土伦舰队司令海军上将维尔纳夫身上，以致 
毁了整个计划。 

1805年3月30日，维尔纳夫指挥着十一艘军舰启航(在加的 
斯西班牙人又加入了六艘） ，一 开始他就忽视了歼灭守卫直布罗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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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的奥德的部队。随后他驶向马提尼克岛，于5月14日才到达 
那里。与此同时，英国舰队除了违背训令的纳尔逊未到外，都在乌 
桑岛集结。直到4月19日，纳尔逊一直在驶往埃及的航线上搜寻 
维尔纳夫；他最后接到了情报，就匆匆赶到直布罗陀，在那里他才 
获悉维尔纳夫已经西去。5月11日他全速赶往安的列斯群岛。这 
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敌人可能已经开往英吉利海峡，或者可能已 
与其它舰队在美洲海面汇合，这样他们就具备了足够的力量来打 
败纳尔逊。海军部由于受到公众对牙买加安全问题担忧的影响，便 
批准了这个大胆的行动计划。纳尔逊的大胆主动精神固然十分可 
嘉，然而结局仍然可能是灾难性的；但他賭赢了。在安的列斯群 
岛，维尔纳夫等待其它法国舰队到来，但沒等到。他只接到了拿破 
仑的紧急公文，皇帝在其中终于亮出了他那宏伟的计划，命令他等 
待一个月，然后折回与费罗尔和罗什輻尔的舰队会师，来解除英国 
对布勒斯特的冈托姆的封锁。 

6月4日纳尔逊到达巴巴多斯之后，开始搜索法国人。当维 
尔纳夫获悉这种情况之后，他决定立即折回费罗尔，希望能摆脫纳 
尔逊的追踪，但徒劳无益。纳尔逊派遣了一艘快速双桅船去通知 
海军部，接着于6月13日即驶向欧洲。但是他仍然担心维尔纳夫 
可能到埃及去，所以他就驶向直布罗陀；由于巴勒姆曾命令海军上 
将考尔德在菲尼斯特雷角截断维尔纳夫的归路，英国的舰队再次 
分散开了。7月22日，维尔纳夫遇上了考尔德的舰队。在遭遇战 
中考尔德拿捕了两艘军舰后撤退了，让法国人进入了费罗尔港。另 
一地方，接替了米西埃西的阿勒芒从罗什福尔出海，游弋了几个 
月，旣沒有遇上友舰也沒有碰上敌舰。从8月12日至15日，英国179 
人再次在乌桑岛附近集结他们的力量，但是立即被康华里海军上 
将调遣分散了，他为东印度护航舰队的安全和克雷格将军所率赴 
援那不勒斯的部队滯留里斯本的安全担心，于是考尔德被派回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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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而纳尔逊则返航英国。维尔纳夫对这一有利时机一无 所知, 
所 以根本沒有利用这一机会。8月14日，维尔纳夫启航出海，看 
到自己舰队的情况不佳，又听到关于敌舰正在全速赶来的虛假情 
报，他威到十分沮丧。他接到的7月16日命令是，要他在遇到不 
可克服的困难时，可驶往加的斯。他遵照命令于8月18日在加的 
斯下锚。即使他在布勒斯特突破封锁幷击败康华里，他也来得太 
晚了。8月24日，拿破仑指挥大军向德意志进军，幷命令舰队解 
除战备， 

维尔纳夫的错误在于沒有立即驶往土伦，而使自己困于不断 
得到其它舰队增援的康华里和考尔德的封锁之中。9月28日，纳 
尔逊终于负起指挥舰队作战的任务。不过法、西联合舰队躱在港 
口里是能得到掩护的，而且还牵制着三十三艘英国战舰。但是拿 
破金命令舰队不惜一切代价去进攻那不勒斯，此举正中纳尔逊的 
下怀。当维尔纳夫于10月19日得知有六艘敌舰为补充给养而前 
往得土安时，他便率领三十三艘战舰启航。21日，正当他们在特 
拉发加角一带排成六公里长的队形行进时，纳尔逊赶来，向他们展 
开进攻。在10月9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他曾指出，他将从垂直角 
度向敌人发动进攻，而不是一般惯用的幷排作战方式。这就得把 
舰队排成两列，从中间切断敌舰队形，一列舰队吃掉其首部，另一 
列则歼灭其尾部。事实上，英国舰队幷沒有保持预想的队形。攻 
击进行得相当混乱，因为纳尔逊认为法、西联合舰队会转头驶向加 
的斯。尽管如此,他的计划还是成功了 ••法、西联合舰队的中部及后 
部全部被歼。率领先头的十艘战舰的海军上将迪马努瓦投入战斗 
较晚；他的四艘战舰当时逃脫了，但几天后还是被俘获了。夜晚， 
一场暴风雨结束了这场灾难。法、西联合舰队仅有九艘战舰回港， 
四千三百九十八人死亡，而英国人仅有四百四十九人死亡。纳尔 
逊也受了致命伤。维尔纳夫被俘，他受尽了皇帝的辱骂，在返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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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自尽 身死。 

英国终于可以喘口气了。确实，反法同盟使得登陆英国成为 
—桩不可能的事；但是得胜的拿硪仑随时可能重新执行他那攻英 
计划。然而纳尔逊的胜利使这一计划无限期地拖延下来。同时也 
宣吿了海战的结束。到后来英国人就可以利用西班牙人的起义而 18 D 
ft ! 战爭推到欧洲大陆上。然而在当时，英国人比以往更不 E 在大陆 
上作战，这样，特拉发加海战的唯一积极后果是拯救了那不 勒斯。 

看来这次海战只是确认了英国的海上霸主的地位。在拿破企看 
来，特拉发加海战只不过是一个不幸的插曲，人们是很容易理解这 
一点的，因为只要他在大陆上立于不败之地，英国就永远不会打 
敗他❶ 


四、封锁 


拿破仑的事业至少可以确保他掌握主动权。只有招架之功的 
英国再也无力从事征服新的殖民地。唯一例外的是韦尔斯利，他继 
续在印度扩张。他吞幷了阿瓦德的一部分，控制了卡纳蒂克，幷建 
立了对苏拉特和坦焦尔的保护关系。他利用马拉塔人內讧的时机 
在那里也采取了行动。马拉塔王公之一霍尔卡把丕什瓦巴杰劳从 
浦那赶了出去；韦尔斯利却把巴杰劳于1803年5月护送回到浦 
那,这样把他变成了受保护者。韦尔斯利随后又对道拉特开战，后 
者的父亲辛地亚在十五年前，在1788年征服德里时几乎要建立起 
一个庞大的帝国。韦尔斯利又袭击了贝拉尔王公拉古吉 • 邦斯 
勒。1803年9月23日，他在阿塞战役中打敗了道拉特，在阿尔加 
翁击溃了拉古吉 • 邦斯勒，这两位统治者都割让了他们的部分辖 
地。1804年，霍尔卡也拿起了武器，成功地击溃了蒙森上校的部 
队,但他自己后来也以失敗吿终。第二年，大莫臥儿皇帝阿林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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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尽管获得了这些利益，但韦尔斯利的自 
行其是与目中无人的态度还是激怒了东印度公司，幷使得已经焦 
头烂额的英国政府威到担忧。韦尔斯利辞职，幷于1805年8月15 
日启程回国。 

英国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始终#如何利用他的海上优势取得贸 
易的垄断地位。它全力恢复了有关封锁的规定。从1803年到 
1805年，它的虛拟封锁的范围甚至扩及法国占领下的汉诺威。与 
此同时，英国在1803年5月18日开始重新颁发特许证，甚至允许 
用中立国船舶载运敌货进口。对敌人的殖民地贸易重新实行了 
181 ^1756年规则”①，但对也能为它服务的中立国则实施得幷不严格, 
予以适当照顾。在欧洲，中立国只得顺应形势，屈从英国；而对美 
国的关系则很快就发生困难。美国航运事业的进展日益遭到英国 
妒忌;斯蒂芬在他的<伪装下的战爭 K 1805 年）一书中认为，“迂回 
路线”③有助于欺骗，所谓“中立化”的敌货甚至沒有卸船，也沒有 
按照美国的规定征收关税。由于英国海军部从未明确地规定在何 
种情况下“中立化”才算有效，所以一些捕获法庭就开始数以倍增 
地沒收货物。1806年4月18日，美国国会采取了报复行动，它宣 
布，在11月15日以后禁止英国货进口。但是这时拿破仑实施了 
大陆封锁，于是形势就起了变化。 

由于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仍然沒有被封锁，所以英国能够 
象在前次战爭期间所做过的那样重新组织它的贸易，因而损失甚 


® 在“七年战争 ”（1756 — 3 L 763 年)时，法国海军处于劣势，不能用本国商船维持 
对本国殖民地的贸易，因而将平时保留给本国商船的贸易，向中立国荷兰的船舶开放？ 
于是英国认为自己有杈拿捕从事这种贸易的中立国船舶及其所运栽货物，理由 是：它 
们已参加了法国的商船队，从而给自己取得了敌性。英国这种主张被称为“1756年规 
則”，简言之，抑战时中立国的通商应限于平时的通商范围，否則即成为合法捕获品。 
1793年英国对法战争后，变本加厉推行“ 1756年规則~主要是针对美国。——译者 
⑤这一名词的详细解释，见本书第一编，第二章，四、封镝与中立国。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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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年它的出口从二千五百五十万英镑下降到二千零四十 
万英镑，但在1805年回升到二千三百三十万英镑。再出口受到的 
影晌较大，从1802年的一千二百七十万英镑下降到1805年的七 
百六十万英镑。英属安的列斯各岛（世界上糖的主要供应者)的糖 
的产量继续上升，价格不断下降，因为尽管英国的消费不断增长， 
但进口过剩。糖价从1805年的每公担五十五先令下降到 18 Q 7 年 
的每公担三十二先令。连年丰收和开垦土地 C 由于1801年圈地条 
例促成)的结果使面包价格下降到毎磅两便士，这就使得地主要求 
加强谷物法，他们的要求在1804年得到了满足。这说明为什么从 
法国入侵的梦魇下解脫出来的英国舆论，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前， 
一直处于一种漠不关心的状态,它漫不经心地瞧着大陆的*态。 

这一时期拿破念的经济政策沒有引起英国人太大的关注。 
1803年6月20日，他重新下令禁止英国货 进口； 他原先指望入侵 
英国，后来又把全副精力倾注在他的大陆战役上，但是不管史学家 
怎样看法，他认为在这期间这项禁令只不过是次要的措施，他甚至 
沒有很严格地执行这一规定 d 事实上，他依然忠实地执行着有节 
制的政策，这一政策从他上台以来就替代了督政府的政策。他对 
中立国的贸易未加任何限制，结果中立国成了交战国之间的中间 I 82 
人，使伪裝中立国货物的交战国货物依然来来往往。大陆封锁完 
全符合构成拿破企重商主义思—部分的保护贸易主义思想。而 
且，封锁政策是为满足工业家的愿望而制定的;它排除了外商的竞 
爭，但却不排除必要原料的进口，也不妨碍本国货物的出口。海关 
税表表明，这一政策不仅是针对英国的。共和十一年，精制糖与糖 
蜜，不论来自哪个国象 ，一 律不准进口。1804年3月13日和1805 
年2月6日，棉织品及殖民地产品的关税都提高了。1806年3月 
4日，对殖民地产品又 趣征收 附加稅。由于这些货物主要来自英 
国，因此可以默认，封锁幷无实效，而这时拿破念的封锁政策其实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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幷不是一种作战的手段。 

最狂热的保护主义者总是那些棉纺企业主，特別是纺纱厂厂 
主，因为英国棉纱进口量从1804年的三十一万公斤增至1806年 
的一百三十六万八千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同样强烈要求排除意 
大利的竞爭，他们要求把皮埃蒙特的生丝专门供应给他们。从不断 
上升的海关稅率可以看出，工厂主的影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 
逐步地使拿破仑采取了他原来幷不想采取的措施。夏普塔尔不同 
意这样做，巴黎的商人也不同意，他们在1803年通过商会谴责了 
所有的贸易禁令和针对中立国的所有措施。1806年2月22日，拿 
破企终于下令_止进口漂白布、印花布、软棉布、灯心布及金属器 
具;但他允许继续进口其它棉纱，杂货以及各种丝缎带，但要征收 
附加税。到1805年，已拥有超过一百万纱锭的棉纺业又取得了更 
大进展，纱锭的生产从1806年的二百万公斤上升到1808年的四 
百五十多万公斤。里昂的工厂主也得到了满足：尽管1803年和 
1806年的法律准许不单从里昂，也可从热那亚和尼斯出口皮埃蒙 
特的生丝,但是海洋被封锁确保了里昂人的垄断地位。他们还在意 
大利王国谋取好处，1808年，他们把通商条约强加给意大利，这一 
条约戚低了法国进口货的关税，幷且由于税率的特惠而保证了里 
昂对意大利的生丝贸易。 

然而有些迹象表明，拿破企也顺着督政府的老路滑下去，他因 
183封锁沒有起作用而烦恼。1804年3月13日，他下令禁止进口“直 
接来自英国”的货物，幷命令中立国要出示货物来源地的证件。另 
—方面，他的民族经济主义的倾向很自然地与战爭热狂融合在一 
起，这表现在1806年2月22日对成包棉花突然征税的措 施上; 毫 
无疑问，这一措施使工业家极为不满，幷导致增加了对亚麻及苧麻 
的使用。最后，法国的反英政策逐渐也施加于自己的盟国——荷 
当、西班牙、意大利，在1806年甚至强加于瑞士，对瑞士只有棉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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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破例开禁的。至于英国同德意志的贸易，则由于法国对汉诺威与 
库克斯港的占领而受到阻碍，这是督政府沒有做到的事。很多人仍 
然相信，只要扼杀了英国的出口贸易,就能击败它，蒙加亚尔的著 
作再次表达了这种信念。 

总的说来，拿破念对英国的封锁沒有采取对策，这种封锁超越 
了传统的重商主义的措施，也比交战国之间通常采用手段更为严 
厉。拿破企耐心地容忍英国施加于中立国的强横要求。这一点甚 
至体现于他在 W 06 年3月 4 日在参政院所发表的演说中，使人 
成 到惊讶的是，这时他非但无意加强封锁，反而在等待和约缔结， 
以便着手完善他的禁北进口制度。“在与英国媾和四十八小时之 
后，我将下令禁止进 P 所有外周货，我将颁布一项航海条例，它 
规定，我国的港口只许法国船舶进入，但是当拿破仑在大陆上贏 
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节节胜利，幷建立起大帝国时，他的大陆政策激 
起他的权力欲，从而使一切翻然改观。 

• • . ^ ■ 

五、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 

由此可见，不能说拿破仑的大陆政策是他对英作战的后單，说 
成仿佛是由于不能在海上或 以入® 其本土战胜英国> 他就封闭欧 1 S 4 
洲大陆市场来璀毁英国 6 他当然不会沒有过这种想法;但是这斤想 
法之所以聆成，是因为以往的征服扩张使这项政軍奏效。这种想 
法也不能解释那些激怒大陆列强的轻举妄动和侵占行径。假如我 
们这样说就会更加接近于事实：尽管欧洲大 陆的君 主们象英国― 

样不安地注视着拿破仑在扩张势力，尽管他们內心仍旧充满对这 
位革命民族的领袖的仇视——他们通常称他为“科西嘉人” “篡位 MS 
者”，或者象珥丽亚-卡罗莉娜所称的“罗伯斯庇尔的继承人”，更不 
用提其它渾名了——假如泫有茱国的援助，他们是不能够拿起武 


器的，因为他 fll 是分崩离析，贫困木堪的/亚眠和约的撕毁使他们 
有希望获得英茵援助，因为英_扣钱资助参加反法同盟的国家，而 

麵 

且组成同盟对它最有利。然而在1803年，他们显然缺乏主动作战 
的精神，至少在德意志各邦是如此，奥国甚至在1802年12月26 
日承认了自呂內维尔条约签订以来在意大利境內的变化。即使反 
法同盟的组成是可能的，甚至象是就要发生的，但是决不是注走不 
可避免的。设法推迟同盟的龜立，耐心等待,直至英国象在1801 
年那样必然陷入的困难之中(这些困难不单是由法国造成的），这 
是最符合法国民族利益的政策。但是这种平淡无奇的政策拿破仑 
从来沒有想过。不尊重任何人，相反地自髙自大，这只能加速同盟 
的组成，幷且要冒司•怕的风险，运定了荽挑起连绵不断的战爭，除 
非征服整个欧洲方得罢休。苒沒有 k 这样的前景更能适合拿破仑 
的性格。 

1803年之前，与俄国和好-"倉是拿破企外交政策的基石•，而 
两国失和是沙皇造成的，这样沙皇就能主动发起组成反法同盟。当 
时二十六岁的亚历山大一世是一个威荡-落妇人的孙子，而其父 


是一个疯子，因此他生来就有一种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性格，而他所 
生长 的坏境及早嬙更加輛軺点。^途琳_把他年付给瑞 
rt 沃州入拉阿尔普教曾，此_ 谈％ 由全义 ，却沒 有括它&精_灌 


輪给^ 的李生 ，葆萝爻使# 逢 姜##±式的严体¥训练。沲随 
时 粝可能 墮入这 :个齒 恶逄忍尚备学尚陷阱 ，•因 '此变湲二个杀盾交 
织 的乂: 旣¥祕而&編鉍精？ iEffl 楼耑爻囱执?旣桂急而又懶 散;、 


旣傪痰道德 ffi 又放荡淫逸;送4一个 V 北易的瘩尔马 ，一 个好色 
之徒，一个轻易变节的拜占廷帝由的希腊人③。他即位后轻易地 


就获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声誉。在很快地贬黜了杀害他父亲的凶手 

①塔尔马 (1763— 1826 年)是法囯革命期间杰出 的演员 。 ——译者 
©- 欧洲塔请棺诡计多端的人,#指在赌博中作 穽者， 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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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伦和潘宁之后，他便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对西方文明有一定 
兴趣的人，如曾在日內瓦和论敦逗留过的柯楚別依和诺沃西尔佐 
夫，和在巴黎留过学、曾受教于罗默①的斯特罗格诺夫。除这些人 
之外，还有跟他一起寻欢作乐的伙伴亚当 • 恰尔托雷斯基，他是个 
波兰民族的叛徒 ，为人 机智,但却缺乏品格。这些人组成了“密友委 
员会”或叫做“非正式委员会”，在这一组织中酝酿着有关宪法改革186 
的各种设想，而元老院的贵族们则要求将该“委员会”纳入政府之 
內。与此同时，亚历山大把拥护旧制度的人也留在身边，如他的侍 
从武官多尔戈鲁基亲王、坞兵司令阿拉克切夫，以及东正教圣教总 
会代表哥利津，后者使沙 皇逐渐 地沉溺于神秘主义。由于那批自由 
主义的“朋友们”认为，俄国实行自电的条件尙未成熟，幷且有充足 
的理由不主张解放奴，所以亚历山大在他的统治时期可以大胆 
随便地时而重用这一派，时而重甩另一派，这要根据他自己倾尙于 ] 

法国还是反法同盟而定;当然，不管起用哪一派，他一直是个专制帝 
王。 ISO 2 年 9 月20日，俄罗斯考考院成为监督司法的机构，幷在 
立法事宜中取得了规谏权，佴涔种杖力刚一试行很快就被废弃了。 

新建了八个部，但是各部大良仅仅是业已存在的各行政合议机构 
的首席官吏而已。除了西耶弗斯在里沃尼亚省根据1804年2月21 
曰的命令答应对农奴实行某些改革之外,政府沒有为农奴采取什 
么重要措施。唯 r - 进步的措施是由新设立的国民教育部在多尔巴 
特、哈尔科夫及喀山建立了大学。 ' 

自我陶醉、虛荣心胜过勃勃野心的亚历 山大， 在外交政策中 
也侈谈自由主义和人道 主义， 特別是想哗众取宠；所以他一开始 

® 吉尔页* 罗默 (1750— 1795年），起初学医，深受卢梭教育思想影晌，1791年 
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参加“平原派"。1792年又当选国民公会议员，从接近吉伦特派转 
而拥护山岳派 Q 1795年巴黎人民牧月起义 (5 月20日）冲入议场时，罗默挺身而出主 
张接受人民的合理要求。起义失敗后，被热月党人军亊法庭判处死刑，听到宣判焙自 
杀而死，被称为“最后的山岳党人 ”之一 。一~译者 ： 


m 



就把波拿巴视为自己的 Sc 手。他很早就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批德 
意志人，他们吹捧他为自 a 粗国的保护者和欧洲未来的解放者。这 
些人一般都曾是法国革命的赞美者，由于波拿巴恢复了君主政体 
而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他们之中著名的有克林格尔，他曾参加过 
狂飙运动，幷啻被保罗一世聘为私人医生。他写道，“从受尽蹂躏 
的《^洲将出现一位王子，他将反抗威胁我们的肆无忌惮的蒙昧主 
义和政治迫害者，而变成入道、正义与文化的保护人。……达个人 
将是他 I ”随着他日益沉溺乎神秘主义，亚历山大越来越相信自己 
就是这位新的救世主。他很自然地把这个天启使命同他保持与扩 
大俄罗斯帝国的愿望合而为一。根据特欣条约的规定，幷作为 
1803年帝国大法的保证人，他自诩为德意志各邦的保护者，在这 
些邦的王侯中他有很多亲戚，恰尔托雷斯基遵照亲俄主义的家庭 
187传统，劝说沙皇重建波兰，幷封他为王。然而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 
和俄国由來已久的野心都是觊覦君士坦丁堡。因此当恰尔托雷斯 
基在1804年出任外交大臣之后就起草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计划。 
他利用彻底重画欧洲大陆地图的机会，把恢复波兰的设想纳入 
这个计划。此时亚历山大先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俄国对多瑙河各 
公国的保护关系 •• 1802年，沙皇发布一道敕令，除守备队之外，将所 
有土耳其人逐出这些 公国； 敕令规定所有官职均由希腊人或穸马 
尼亚人充任，沒有俄国词意不准撤換公国国君。从1783年起，格 
鲁吉亚君主就接受俄国沙皇的保护，1803年国君赫拉克里斯死 
后,格鲁吉亚很快就被幷入俄国，俄罗斯的统治从此便越过了髙加 
索山。这样，亚历山大的侵略野心就使得他与埃及的征服者陂拿 
巴发生了冲突。他推断，如果让波拿巴在德意志建立统治的话，君 
士坦丁堡就可能落入他的手中。亚历山大从来不是想与拿破仑瓜 
分欧洲，他只是在等待从他手里夺到欧洲^ 

波拿巴的东方政策引起沙皇的不安，沙皇便靠拢英国一步，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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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地鼓动它撕毁和约。但是当法国要求俄国出面调解时，他就 
后退一步，对英国疏远起来。法国的提议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不伹 
可以扮演所罗门①的角色，而且还能取得马耳他。尽管他的驻巴 
黎和伦敦的大使马尔科夫和沃龙佐夫执行着亲英政策，但他于、 
1803年6月5日正式接受了法国的邀请。7月19日，他提出自己 
的建议 •.马 耳他将接受一支俄国军队驻防；英国将占领毗邻的小岛 
拉姆佩杜札；法国则继续占领皮埃蒙特，条件是给其国王补偿；意 
大利各邦、荷兰、瑞士、德意志以及土耳其的中立由欧洲列强共同 
给以保证。总之，他想以调停英法间爭端为口实而充当整个欧洲 
大陆的仲栽人。法国如接受这一调停将一无所失，因为它的自然 
疆界不成为问题，甚至也不危及它对意大利的控制。就波拿巴本 
人来说，他本不想被这样的条件束缚手脚，但他即使赞同沙皇的条 
件，实际上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6月27日英国已宣称它将不交 
出马耳他。然而睞拿巴已经占领了汉诺威和那不勒斯的各港口，在 
沙皇看来,这对他是一种侮辱。于是在8月29日，波拿巴最终拒 
绝了俄国的建议，理由是这个建议极其偏袒英国。他极为粗暴地 
对待马尔科夫，幷要求召回这位大使。亚历山大于10月28日同188 
意了这一要求，只把奥布利尔留在巴黎担任临时代办。现在他意 
识到，波拿巴决不会承认他是欧洲的最高裁决人，这使他深为恼 
怒。劫持当甘公爵一事终于使这两个人彻底决裂了。亚历山大以 
德意志的保护人自居，在帝国议会上抗议这种破坏德意志中立的 
行动。波拿巴从圣彼得堡召回了他的大使，幷带着侮辱性的讥讽口 
气问道，假如为英国所雇佣的刺杀他父亲的凶手在邻近俄国边境 
地方定居下来，亚历山大是否“不会迫不及待地把他们抓起来'奥 
布利尔接着申请护照，于1804年9月底离开巴黎。 

亚历山大旣与波拿巴发生冲突，必然就倒向英国。但是由于 

© 所罗门，古以色列王，近东地区流传有很多关于他判决案件的故亊。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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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对阿丁顿抱有不滿，所以直至皮特重新掌政之后他才以明 
确的姿态开始接近英国。然而仍不容易取得谅解。沙皇为了仍然 
充当他曾经扮演过的角色，希望组成一个总的联盟来使欧洲实现 
和平,幷完全重新绘制欧洲 地图; 他甚至谈到恢复海洋自由^ 1804 
年6月29日，皮特只建议英俄结盟，其目的是为了从法国夺回比 
利时和来因地区。9月11日诺沃西尔佐夫带着谈判结盟的训令出 
使伦敦，训令是照抄他的副手修道院长皮阿托利草拟的备忘录的。 
备忘录的精神依然是野心勃勃，但为了迎合皮特，提出了要法国退 
回到它原有的疆界。莱维森-高尔于 U 月出使圣彼得堡，建立联 
盟的条件开始渐趋形成。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于12月3日与英国 
结盟，1805年1月同俄国结盟。亚历山大要求英国与俄国在科孚 
&的军队合作，以救援那不勒斯，1805年4月，克雷格将军启航到 
地中海。但是直至4月11日两国才签订条约，英国答应为俄国参 
加反法战爭的十万名士兵提供补助金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征服地 
的分配问题将留待以后再定，但已取得谅解的 是:荷 兰将取得比利 
时，弩鲁士将得到来因河左岸北部一带。虽然沒有明文规定强迫 
法国复辟波旁王朝，但双方同意竭力使法国接受复辟。条约签订 
后，亚历山大企图立即加以修改。他通过诺沃西尔佐夫最后一次 
试图以牺牲英国人为代价与拿敏4达成协议，然而英国人却丝毫 
沒有想到俄国人会有必要这样做。 

这样，在准备战爭的同时，谈判也在进行着。俄国与英国同意 
189增援在波美拉尼亚的瑞典军队，这支军队将入侵汉诺威与荷兰。在 
那不勒斯，俄、英与玛丽亚-卡罗莉娜达成了协议，她在拿破仑于 
1804年5月要求撤換国务大臣阿克顿之后就执政。11月签订了 
一项条约，由一名法国亡命者达马斯男爵指挥那不勒斯的 军队； 同 
时，纳尔逊控制着西西里。此外英、俄还对君士坦丁堡施加了压 
力，那里的土耳其苏丹拒绝承认拿破仑为皇帝。可是，单从南北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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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威胁法国还是不够的；要打败法国，俄国人还必需保证能假道德 
意志或奥地利， 

在德意志，俄国人幷未取得任何进展。实施1803年的“帝国大 
法”继续激起德意志各王侯反对奥地利，奧地利正试图在帝国议会 
中恢复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平衡，奧国尤其要维护“帝国骑 
士”的利益。在“帝国骑士”的名下，包括三百五十名封建领主，其中 
有很多伯爵和男爵，他们领有一千五百处封地，总面积达十一万公 
顷。他们组成三个部分——施瓦本、弗兰科尼亚和来因，他们直接 
臣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各自有权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一 
般由于家道贫困而去作教士，或进入政府供职，尤乐意在奥国为 
官。事实上象梅特涅、施塔迪翁、达尔贝格和施泰因一类的人家庭 
出身就是如此。他们已经由于把教会产业拨归俗用受到伤害，而 
现在又看到他们自己为那帮贪婪的王侯所垂涎，这帮王侯要把他 
们降格为“间接附庸”①，也就是说，要把他们变为隶属王侯的臣 
民。普鲁士在弗兰科尼亚开了先例，其它王侯也就跟着仿效；1804 
年1月13日，施泰因抗议纳索公爵吞幷了他的两个村庄。奥国根据 
1803年“帝国大法”撤销了这些“间接化”的降格措施，幷威胁因此 
向法国求援的巴伐利亚。奥国态度如此强硬，可能是由于维也纳已 
风闻共和十二年巴黎发生谋刺波拿巴的阴谋案。1804年3月3日, 
即下令逮捕当甘公爵的前一周,波拿巴向奥国发出一份最后通牒， 
奥国立即解除了武装。这次危机产生的后果是：当瑞典和俄国抗 
议法国侵犯德意志领土时，南德各邦闭口不言。1804年秋，拿破 
仑出巡来因地区，有些王侯来美因茲觐见以巴结他。他们就组成 

①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封建阶梯制度中，德意志各邦的王侯都是皇帝直属附庸， 
“帝国骑士”封地虽小，却独立于其他大邦之外，只臣属于皇帝。神圣罗马帝国既瓦解， 
大邦兼并小邦，把“帝国骑士”降为自己的附庸，成为皇帝“间接附庸 ” (prince m ^ diat ), 
即“降格附庸"。这是波拿巴 • 拿破仑兵力扩及德意志造成的影响，小邦林立的封建割 
据局面遂渐被消灭，有利于此后德意志的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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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因联盟问题交換了 意见； 拿破企想让欧仁•德 • 博阿尔內 
娶巴伐利亚的奥古斯塔公主，但是这位公主已与一个巴登的亲王 
订了婚;达尔贝格建议全帝国与罗马教皇签订一个教务专约，但是 
德意志各邦拒绝了这一建议，它们宁愿;同教皇个別交涉，从而加强 
190 各自的独立地位。不管怎样，南德意志各邦现在都在转向法国这 
一边。 

如果普鲁士明确支持南德意志各邦反对奧地利，情况就会不 
同，但普鲁士只顾自己，而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周围始 
终有一个“亲法派”，內阁大臣洛巴德就是这一派的头面人物;这一 
派人会很乐意接受波拿巴关于普、法结盟的建议。外交大臣豪格维 
茨的态度则较有保留，有时也建议对法国采取坚定态度，然而他过 
于看重自己的官位，以至不敢坚持己见。1804年4月初接替他的 
哈登堡自夸采取一种更为有力的政策；然而事实上,他幷不比他的 
前任更坚定。英法之间的战爭使弗里德里希-威廉进退维谷 :乔治 
三世识汉诺威选侯的身分宣布了中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宁 
愿让普 鲁士占领他的领土，而不愿被法国征服。对普鲁士来说这 
眞是恢复1795年的中立联盟的极好机会，这个联盟曾使它得以称 
霸北德意志，幷象1801年一样，这也是一个重新占领汉诺威的极 
好机会 e 在这个问题上，普鲁士谨愼地决定先取得俄国沙皇的同 
意，然后再采取行动；亚历山大怀疑普鲁士与法国有秘密协议就加 
以反对。豪格维茨建议动员军队，幷要求法国在汉诺威只限于索 
取金钱捐献;但是国王拒绝这样做。这位大臣于1803年6月28曰 
又重申前议，他指出，由于法国占领汉诺威和库克斯港，使普鲁士 
的贸易受到危害。弗里德里希-威廉却愿派洛巴德去会晤那时正 
在比利时的波拿巴，建议法国同普、俄建立三角联盟，其条件是•.在 
汉诺威的法国军队保持当时的水平，幷要恢复贸易。但是这一尝 
试失敗了。豪格维茨随后建议，如果法国人撖离汉诺威，普 鲁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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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全德意志的中立。波拿巴仅仅同意重新开放港口，条件是普鲁士 
同法国结成盟国。普鲁士国王勉强同意了这一点，波拿巴就认为 
普鲁士因此承担了义务，也应保证维持意大利及土耳其的现状，这 
在事实上将会使普鲁士与奥、俄两国为敌，而给普鲁士的只是获得 
汉诺威的希望而已。1804年4月，普、法谈判陷于破 裂:普 鲁士对 
汉诺威垂涎欲滴,但却只肯以它本身的中立为条件。 

正在此时，逮捕当甘公爵一事使弗里德里希-威廉再次威到 
驻在汉诺威的法军近在咫尺的威胁，他最后放弃了在法、俄两国之 
间搞平衡的企图。亚历山大早在1803年7月就建议签订的防御 
同盟条约，终于在1804年5月24日签订，俄国应允当拿破仑加强⑼ 
在汉诺威的兵力，或扩张越过威悉河以东时，提供五万名士兵。战 
爭的借口在十月里的确出现了，当时英国驻库克斯港的使节乔治 • 

朗博尔德被富歇下令逮捕了，富歇希諠从他的公文中发现与共和 
十二年阴谋案有关的证据。哈登堡希望利用这一机会进行军事动 
员来要求法国从汉诺威撤军，但弗里德里希-威廉仅只要求释放被 
捕的人，当拿破念把他释放之后，整个事件也就解决了。 

在一段长时期內，奥地利和普鲁士一样，也沒有什么指望。呂 
內维尔条约签订之后，奥地利恢复元气颇为不易。査理大公力图 
劝他的哥哥改革统治方'法，允许大臣有职有权，幷允许他们参加 
会商议事。1801年9月12日，成立了一个由三个部组成的內阁。 
然而这也沒有用，因为弗兰茨依然要独揽大权专断一切。不过他 
起码还是允许于1801年1月9日提升为军务院主席的査理大公 
在他的参谋长迪卡和他的顾问法斯本德的协助下负责改组军队。 
但是经费缺乏：1801年至1804年间，国偾从六亿一千三百万盾增 
加到六亿四千五百万盾，流通的国库券从二亿零一百万盾增加到 
三亿三千七百万盾。结果通货膨胀为害极大；1801年，按票面价 
値百分之十六贴现的纸币稞在却按百分之三十五貼现。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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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必需增加工资和薪俸。投机使少数人致富，但却毁了那些有 
固定收入的阶层。1804年影响到全德意志的饥馑更加深了苦难， 
同时乂们仍拒绝打击特权等级享受的纳税豁免权，如果取消这种 
特权，那将不难重整财政。在这些情况下，正如査理大公所言，奥国 
亟需休赛生息。外交大臣科本茲和有影响的科洛雷多伯爵也持有 
这样的见解；以恢复同法国结盟而自诩的科本茲与法国大使尙帕 
尼密切合作，每当波拿巴一提高嗓门，他就让步。 

尽管如此，在维也纳还是有一个主战派。一些奧地利人，象 
施塔伦贝格伯爵和施塔迪翁，就属于这一派，但是起主要作用的则 
是已组成反法同盟的那些国家的大使——俄国的拉祖莫夫斯基、 
英国的佩吉特、瑞典的阿姆费尔特，他们正是在几个俄国贵妇人的 
沙龙里展开阴谋活动。他们通过当时宮廷图书馆长约翰•冯•米 
勒，与沙皇驻德累斯顿的代表昂特雷格伯爵取得联系，后者也被奧 
国所收买。通过施塔迪翁和当时驻萨克森的大使梅特涅，他们把 
弗里德里希•冯 • 根茨拉进他们一伙。在柏林负债而破产的根茨 
于1802年9月接受了奧国宰相府顾问一职，但却沒有停止接受英 
192国的津贴。尽管这伙人都是得人钱财替人效劳，但他们个人也都 
是仇视法国革命的，特別是阿姆费尔特，他是一个死硬的贵族，根 
茨称之为“最后一位罗马人①”。根茨本人游说弗里德里希-威廉 
参加这次圣战未成后又希望爭取弗兰茨。奥国的大臣们不信任他， 
仅仅把他作为一个政论家而加以利用；这样他就只得到僚属的待 
遇，因此他猛烈抨击科本茲与科洛雷多，幷且夸大他们的软弱无能 
的缺点。 

事实上，科本茲决不是无所作为的。他对英法之间的战爭感 
到不安，因为他忧虑的是,在海上不能取胜的波:拿巴可能会以奧国 

①在欧洲历史上，有些人颂古非今，崇拜美化古罗马人，这里根茨与阿姆费尔特 
臭味相投，故吹捧他大有古人之风，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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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牺牲品而在大陆进行 报复。 同时他意识到，这次战爭使他处于 
一种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从1803年起他开始向伦敦要津贴，后 
来他终于拿到了手。法俄之间的破裂又给他提供了新机会。1803 
年9月1日，多尔戈鲁基到达维也纳，受到热情的接待，幷请他提 
建议。1804年1月，俄国提出愿出兵十万，以迫使法国重新接受 
呂內维尔条约的规定。科本茲宣称，俄国这点援助是不够的;除此 
之外，他也无意冒犯法国，弗兰茨更是如此，他说，“法国沒有做什 
么伤害我的事。” 

法兰西帝国的宣吿成立改变了一切。反革命派惊呼狂嚎，根 
茨写道•.“法国革命已经被我们时代血腥悲剧的不可思议的结局认 
可了，甚至几乎是郑重批准了。”如果说维也纳宫廷也被此事搅动 
起来，那特別是因为它对神圣罗马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利益造成 
了严重后果。拿破企采用皇帝的称号而不用国王的称号，这不只是 
尊重大茧命的 传统； 而且还意味着是针对整个欧洲的，因为到当 
时为止仅仅有一位皇帝，即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人，基督教理论上 
的首领。在法理学家看来，帝国不一定非得是德意志帝国不可，教 
皇加冕礼(哈布斯堡王室久已废而不用）在巴黎举行同在罗马举行 
一样有效。拿破企巧妙地把这种尊严归于他的国家，自称法国人 
的皇帝，幷否认有统治全球的野心；然而人人都看出，旣然一 
个新皇帝出现了，则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因 
此，尽管弗兰茨二世决定承认拿破仑也称皇帝，但他要求，当他在 
1804年8月11日改称奥地利皇帝时，也将得到同样的承认。他 
暂时还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但他显然料到有朝一日会被赶 
出德意志的。此外，由于传统把意大 flj 王国与神圣罗马帝国联系 
在一起，所以他也担心法茵可能在意大利进行新的扩张，在这一点 
上他沒有看错。因此，法兰西帝国的创建就加速了第三次反法同 
盟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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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本茲第一步是想要试探普鲁士的意图，但是由于他沒有提 
出任何实惠的东西给普鲁士，这种试探就毫无结果。当他在十月 
获悉诺沃西尔佐夫前往伦敦时，他推测，同英国结盟的俄国可能会 
置奥国于不顾，于是就与亚历山大签订了 1804年11月6日条约， 
虽然条约是防御性的，但它却规定“在需要以其它形式动用共同 
的兵力的情况下”，双方将洽商采取联合行动。到1805年1月有 
消息说，意大利共和国将要变为一个世袭王国；为了不妨碍自己的 
手脚，科本茲决定排挤掉不赞成与俄国结盟的査理大公。査理大 
" 公处事有独立见解，因而长期以来就使弗兰茨皇帝感到不快，皇帝 
对他不断无端指摘，以致使这位大公不得不辞职。迪卡和法斯本 
德也受到冷落，颇受英国称赞的麦克将军应召主持总参谋部 d 即 
使如此，弗兰茨还是反对发动进攻，科本茲本人也犹豫不决，结果 
就使得焦急等待的俄国以废弃协约相威胁。拿破仑一系列新的侵 
酪终于巩固了俄奥两国的协约。 

拿破仑的附属国和同盟国都沒有按照他的意图行事。荷兰依 
然听任走私活动继续进行，荷兰议员拒绝通过为增加军备而征税 
或举偾。1804年9月，拿破企指出需要修改宪法。1805年3月 
22曰，席梅尔佩宁克受任为拥有全部行政权的首席行政 长官； 立 
法权授与了“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议员由公民从政府提出的候 
选人名单中选出；候选人由席梅尔佩宁克挑选，这还是第一次。这 
—切都安排就绪之后，财政部长高格尔便能着手实施财政改革。 

. 具有更大影响的事件是意大利共和国的消亡。共和国副总统 
梅尔齐仿照法国组织了行政和司法体系，签订了教务专约，创建了 
一所学院，重新开设了一些大学。为了镇压盗匪，他取消了陪审制 
度，设立了警察厅长的职务，建立了宪兵队，幷建立了特別法庭。公 
^ 共工程增加了，辛普朗通道建成了。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财政部 
长普利纳采用了征收间接税，淸偿了偾务，整顿淸洗了财政部人 



员，改进了帐目管理。最后还建立了地方军队，征兵制度终于在 
1803年成功地实施了。然而这 些改革 沒有使人高兴，而是更把人 
激怒了，公共舆论依然非常敌视法国人。虽然梅尔齐很照顾贵族， 
但却几乎得不到他们的 支持； 立法院显然难以驾驭，它拒绝采取 
建立登记注册机构和征收遗产税等措施。梅尔齐本人希望法国军 
队撤离，得到独立。1803年5月，他向奧国政府提出一项古怪的 
建议，內容是建议把包括威尼西亚在內的北部意大利统一起来，而 
置于前托斯卡纳大公的统治之下。当陂拿巴得知此事后便产生了 
疑心，促使&决定亲自控制意大利共和国的事务。 

法兰西帝国的建立给拿破仑的意大利计划带来了最危险的因 
素。自从査理大帝以来，所有的罗马皇帝不是伦巴第的国王就是 
意大利的国王，所以拿破仝也必须如此。早在1804年5月，他就把 
他的意图通知了梅尔齐。意大利的一个委员会制订了一部宪法， 
但是当皇帝发现宪法对他的权力作了若干限制的时候，他极为愤 
怒；因此他把委员会成员召到巴黎，颁布了他的全部条文。他似乎 
已经意识到把王冠加于自身的危险，因为他曾首先提出让他的哥 
哥约瑟夫作国王，1805年1月1日，他写信给奧国皇帝，向他保 
证，新成立的王国将永远与法兰西帝国区分开来。但是指望将成为 
法国统治者的约瑟夫拒绝做意大利国王，路易也代表他儿子同样 
表示拒绝。结果，拿破企安排于3月18日通过一项元老院决议案， 
宣布他兼任意大利国王。5月18日他在米兰为自己加冕,幷指定 
他的继子欧仁•德 • 博阿尔內作副王。对奥地利，他只答应随着和 
平的到来，当从马耳他和科孚撤军时，他将让位给他的一个亲属。 
这样，呂內维尔条约遭到了破坏。在他的驻热那亚代表萨利切蒂 
策划下，利古里亚共和国决定与法兰西帝国合幷，拿破仑便于6 
月6日把这个共和国划分为法国的三个郡，这就再次违反了条约。 
除此之外，拿破企于3月18日把皮昂比诺公国贈给了他的妹妹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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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茲，幷于 6 月 2 3 日封他的妹夫巴乔基为卢卡公爵。这两块领地 
是皇家采邑，拿破仑通过这样賜贈，目的显然在于表示他以罗马皇 
帝继承人自居。奥国不再犹豫了。6月17日，帝国议会决定加入英 
195 俄同盟。恰在这时诺沃西尔佐夫途经柏林去巴黎，受权表示同意 
法国据有来因地区及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 6月25 日， 亚历山 
大取消了诺沃西尔佐夫的使命。7月16日，奥地利的溫靑格罗德 
将军与麦克磋商，决定了作战计划。7月28日，皮特和亚历山大终 
于批准了 4月11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英俄条约，但在马耳他命运 
的问题上沒有达成协议。奥地利于8月9日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然 
而它还在向巴黎进行试探，希望获得法国一些让步就可以不必参 
战。由于沒有取得任何结果，奥地利于9月11日侵入了巴伐利亚。 

在此同时，双方都尽了很大努力说服爭取德意志各邦。弗里 
德里希-威廉对于沙皇的责难仍然固执地充耳不闻，7月15 日， 
他拒绝集结 在波美 拉尼亚的军队假道普鲁士，这就给拿破企帮了 
大忙。亚历山大要求会见国王，但沒有成功，于是便威胁说要强行 
通过西里西亚。恰尔托雷斯基威到大有 希望： 9月23 日， 沙皇到 
达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城堡普瓦维；他在那里谈到要夺回在瓜分 
波兰时普鲁士所得到的一份领土，幷扬言要复兴波兰。其实亚历 
山大却是在欺骗他的朋友，因为他只是企图威胁普鲁士国王，希望 
把他爭取过来。 

至于拿破仑，那年冬天他对在威尼西亚集结军队感到焦虑之 
后，直至七月底他也沒有什么怀疑，只是到8月23日他才意识到 
危险。尽管如此，他于8月8日以答应把汉诺威给普鲁士作为诱 
饵，试图把普鲁士爭取过来； S 月22日他派迪罗克到柏林去谈判， 
普鲁士国王回答说，他只同意在呂內维尔条约的基础上保持和平， 
才肯与法国结盟。在普鲁士宮廷和军队內部，主战派开始 形成; 路 
易莎王后一直对亚历山大表示同情支持，也从未减少对拿破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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惽恨。但是包括军队在內的大部分普鲁士人仍然赞成执行中立政 
策^由于其它地方需要贝尔纳多特的部队，皇帝决定从汉诺威撤 
军,幷许诺由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部队占领，如果这位国王想利用 
这个机会，那机不可失，他不应错过。拿破仑预料到这位国王对此 
会威到极为满意，起码暂时会放弃参战的念头。这种估计完全正 
确。拿破金在受奥国威胁的南德意志各邦中进行得更为顺利。8 
月25日，巴伐利亚与法国结盟，9月5日，符腾堡原则上也追随巴 
伐利亚的做法。早在1803年已端倪可察的德意志的四分五裂过 
程就这样完成了。 

拿破仑在意大利也施展了相同的手腕。9月10日，那不勒斯 
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与俄国结盟; 9月21日，拿破仑与那不勒斯 
大使加洛侯爵签署了一项撤军条约，因为他要派这支军队到阿迪 
杰河一带。他还占领了伊特鲁利亚，甚至不顾教皇的抗议占领了 
安科纳港。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四世由于害怕维尔纳夫的进攻而批 
准了这一条约。特拉发加海战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扔掉了假面 
具；11月19日 ，一 支英俄联合舰队把一$九千名士兵运到那不勒 
斯登陆。但已为时太晚；拿破仑已经贏得了胜利。 

第三次反法同盟一直被认为是存心要剝夺法国的自然疆界。 
反法同盟如若获胜，势必夺回全部或部分法国的征服地，这是不在 
话下的。不过有待说明的是，英国于1803年、俄国和奥国于1805 
年挑起战爭幷不纯粹是为了这一目的；这一点沒有任何证明，甚 
至英国方面也沒有。首先，这种十分明显的侵略精神是由一直未 
被人们重视的强烈欲望和利害关系助长的•，.英国满脑子的经济利 
益盘算及海上帝国主义的政策；亚历山大的妄自尊大及个人嫉妒 
心;在维也纳影响很大的欧洲贵族的敌对心理，这种仇恨法国的根 
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冲突。其次，更为淸楚的是，拿破企就好象在赌 
博一样，.拼命煽起这种郁积着的仇恨心理，使各强国无不惊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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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甚至使最怯弱的奥地利也被迫走极端。且不说法国民族的利 
益，只从他个人政策的观点来看，绑架当甘公爵、建立帝国、过早地 
触怒英国、使俄国的东方野心惴揣不安、特別是改意大利共和国为 
世袭王国，以及吞幷热那亚等等对于保持他的政权幷不是绝对必 
要的。尽管他沒有吉伦特派的革命热情，伹他也向各国帝王与贵 
族恣意挑衅，而吉伦特派已曾为此而受到责难；他执行了强横的侵 
略政策，而督政府已曾为此而遭到轻蔑的批评。 

不管怎样，亚眠和约被撕毁之后形成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终于 
决定了他命运的道路。这幷不象有些人所主张的那样，他的最后 
倒台从此就是注定了的；要使拿破念垮台还有待他犯下更多的错 
误和发生某些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但是从此时起，他除了征服 
全世界之外，巳別无其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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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拿破仑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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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內维尔条约签订之后，波拿巴便着手淸洗军队內部的厌战 
分子和不可靠分子。他裁戚了许多军官，遣散了至少参加过四次 
战役、总数达八分之一的精锐部队的士兵。从1801年到1805年， 

他花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来改组军队，幷重新审査和改进他的作战 
体系，这个体系在1805年和1806年付诸实施时将震惊世界。波 
拿巴的独创天才充分表现在精心制订的战略原则和建成对战略原 
则不可或缺的战术部队上面。除此以外，他大体上仍然忠实于法 
国革命所采用的 办法： 混合编制和从士兵中晋升始终是他的军队 
最重要的特征。虽然波拿巴在战爭准备中表现了极髙的组织能力 
和对细节的愼重考虑，但是他对每次战爭总是临机处置。 

一、 征募与晋级 

征募新兵仍根据共和六年的法律，这项法律巳补充了许多行 
政规定，最后于1811年把所有这些规定都编纂成一部法律。这部 198 
法律规定，所有从二十岁到二十五岁的法国男子都得服兵役;但是 
为了免得使政府帮助供养应征者的妻子儿女，它又允许有许多例 
外。首先免服兵役的是那些已婚男子，以及在1798年1月12日 
前已有孩子的鳏夫或离了婚的男人。公共舆论忽视了限定的日 
期，而一般都把免服兵役视为永久性的。然而由于法律有明文规 
定，所以1808年以前的征召，甚至追溯旣往的征召入伍，都沒有放 
过已婚男子和成为鰥夫的父亲。不过，征募新兵的军官倾向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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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募这几类人，或把他们列入“备取'也就是说，编入已中签的一 
部分新兵之中，这些人只在应召新兵不足额时，才应召入伍。最 
后，按照1808年9月10日元老院决议案免除了这几类人的兵役。 
因此到帝国末期匁忙结婚者数以倍增。另一方面，赡养家庭者受到 
相对的优容,在教务专约签订之后，对神学校学生则更是如此。最 
后，在共和八年只是一种优待的“顶替”制度，根据共和十年花月 
28日 （1802 年5月18日）的法律变成了一种权利^ 

出于财政的也有经济的考虑，为了保存劳动力，共和六年法律 
规定，除了祖国在危急中的情况之外，不征募所有适龄者入伍，而 
199 是由议会每年规定一定的新兵名额，首先从年龄最小的适龄者中 
征募。在执政府时期，新兵的征募大体同在大革命时期一样 :本已 
为数无多的每年新兵名额由立法院通过决定，然后摊派到各郡。 
在原则上，郡议会和县议会再给各公社分配 名额； 各市府自己选择 
医生检査新兵体格，指定免役人员，枇准顶替兵入伍，如有异议最 
后上报郡守决定。 

兵役制度如同帝国其它制度一样，朝着同一个方向演进。从 
一开始“顶替制度”就已优待新贵名流。1805年9月24日拿破仑 
以元老院决议案规定了名额，此后就剝弃了立法院在这方面的权 
力。•另外，许多市政府玩忽职守、庸碌无能和舞弊作恶，以致怨声 
载道。于是象剝夺市政当局财玫权那样剝夺了它们在征兵中的 
职能，地方征兵改由专职官员主办，这就大大有利于平民。政府禁 
止各市政当局用投票方式抽征新兵，而鼓励用抽签办法征募新兵。 
郡守和县长日益频繁地干预兵役制度的实施。共和十年热月18 
0 C 1802年8月6日），每个郡都成立了一个由郡守和数名军官组 
成的巡回征募委员会，目的在于重新审査所有因健康不合格而免 
服兵役的人。1805年的战役又引起决定性的变化 ：按照 8月26 0 
法令剝夺了地方议会的分配名額的职能。从那时起，名额分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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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郡守和县长负责;后者开列适龄新兵名单，以抽签方式选择应召 
新兵，幷负责主持体格检查，不过检査要经征募委员会复审。中签 
应征入伍新兵仍然保留由志愿兵代替入伍的权利•.这叫作“替換”； 
此外中签新兵还可以雇人 代替： 这叫作“顶替”。甚至在新兵编人 
团队之后，还可以雇人顶替。入伍新兵的分配是由皇帝或他的大 
臣决定的。每一个团派出一名军官以顾问的名义参加征暮工作；这 
名军官由一个护送队陪同，把分配给该团的新兵带到新兵训练站。 
除了 1800年由阿让维利埃负责、1807年由督导官拉居厄•德 • 
塞萨克管理的征兵局之外，新兵征募工作沒有建立一个专门的机 
构。但是征兵制度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至于新贵名流的滥用200 
职权，贪汚受贿，拿破仑无疑地有所制止，但是他也不能做到彻底 
杜绝。 

虽然这一制度做到了合理利用人力，但是由于取消了平等，由 
于把大部分负担转嫁给穷人，因而改变了兵役制度的全民性，所以 
也带来了不利的一面。1805年到1811年顶替兵的价格上涨得不 
很多，但是在科多尔郡价格从一千九百法郞波动到三千六百法郞， 
以致新兵名额中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能有钱雇人顶替。但是，征兵 
之所以终于为人民憎恶，那是因为在1805年之后一直在打仗的缘 
故。被征来的新兵从来沒有进过兵营,而是尽快地开赴前线，投入 
战斗。无休止的战爭不允许他们 退役: 士兵只有在残废的情况下才 
能回家。1803年军队仍然还有十七万四千人是在1792年到1799 
年间征募的；而且他们的退役还遙遙无期。此外，随着皇帝的冒险 
事业的不断扩增，征募数字也不断地增加，而且年之后都是 
提前征募新兵，虽然法律幷沒有此项规定。直到1813年，确实幷 
沒有任何一年的适龄入伍者是一次全部被征入伍的，但是那些沒 
有中签的人，甚至那些已雇人顶替的人也都是毫无保障的，因为 
谁也不能阻止发布补充征募新兵的征召令，从尙未入伍完毕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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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适龄应征者中补征。早在1805年，拿破仑就从1800年至1804 
年每年适龄男子中补征了三万人。 

对当时的人来讲，这些要求似乎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旧制度 
统治下还闻所未闻。不过必须指出，从1800年到1812年拿破仑 
一共仅仅征募了一百三十万人，其中从法国原有领土①內征募的 
占四分之三稍多些。甚至把1812年和1813年的巨大征兵数字(超 
过一百万人)考虑在內，那些实际上被征募的男子的比例沒超过适 
龄的男性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一。科多尔郡从三十五万居民中提供 
的新兵总数仅为一万一千名，占百分之三点 一五; 北滨海郡从五十 
万居民中征募了一万九千名士兵，占百分之三点八。正如在法国 
革命时期那样，拿破企不得不追捕规避兵役者和逃兵;早在共和八 
年，他们的父母就要被罚款，1807年之后，他们的家又都受到驻兵 
监管。宪兵和国民自卫军的別动队在全国各地搜捕逃犯。这些措 
施的确很有效，因为触犯军纪的人在1812年之前一直为数不多： 
201例如在科多尔郡，从1806年到1810年这样的人不足百分之三。共 
和八年、共和十年以及1810年拿破企三次大赦他们。因此，国民 
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顺应强制兵役制•，只有最后由于军事失 
利而出现大量征兵的时候，国民才变得难以驾驭了。 

由于不断地进行战爭，拿破金的军队通过不断的混合编制加 
以补充，这个原则产生子法国革命。每个战役一开始，新兵部队不 
管服装和成器好坏,都分成小股部队奔赴前线。皇帝在1806年11 
月16日写道，“新兵不需要在训练营里呆八天以上”。他们在开赴 
战场的路上学习基本军事技术，如此 而已！ 一旦编入团队，他们就 
和久经战阵的老兵混合编制在一起，在战斗中获得他们所能得到 
的知识。即使在战爭中有短时休整期间，也不注意操练，因为 
操练被看成是沒有用处 的。拿破企的士兵和兵营中训练出来的士 
① 即不包括从 P 89 年以来合并入 法国的 新领土 。一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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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毫无共同 之点： 他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士兵一样，是仓促上阵 
作战的斗士，幷且还保留着同样的独立性。旣然由普通士兵提升 
的军官们是他昨天的战友，幷且他自己也可能在明天被提升，因此 
他很不注意“军队的”精神；对他来说形式的、机械的纪律是难以 
容忍的；他往往随便离队，到时候回队，只有在炮火下才服从命令。 
很少有军队容忍违犯纪律到这种 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集体示威, 
个別抗命以及哗变经常发生。拿破金为此大发雷霆，但他总是对 
军队表现出比政府特派员更加纵容的态度；他认为士兵基本上是 
一名战士，而他最关心的是他的战士是否渴望战斗、幷且奋不顾身 
地投入战斗。 

这种在敌人面前表现出鼓舞着个人的主动性、大胆、自信幷使 
军队具有集体精神的热情，也是大革命的遗产之一。无套裤汉的激 
情、对平等的热爱、对贵族的仇恨、对教权主义的激烈反抗无疑地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了，但是这些情威幷沒有熄灭；1805年它 
仍然十分热烈。在老卫兵看来，被人亲昵地称作“小伍长”的拿破 
企从来不是一位帝王，而是在反对各国帝王的战爭中的一位领袖。 
从大革命中也迸发出了一种意气风发的民族主义威情，这是一种 
属于“伟大民族”的自豪感。皇帝用硕发“吿士兵书”的方式，精心 
地哺育着这些情威,在这一点上，他承继救国委员会的办法，使战 
爭成为一种得到群众拥护的事业。 

如同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的威力，主 
要也是从为个人才干开辟了发迹道路的社会革命中得来的。在军 
队里，平等表现在从士兵中播用军官。共和八年宪法授权总司令 
选用军官。即使拿破企表示有意恢复军事贵族，但是他基本上还是 
凭军功大小决定任命。资历是无足轻重的；知识水平本身很少引 
起重视；打胜仗不取决于受教育多少，而是几乎完全依靠大胆和勇 
敢。每次战斗之后，负责晋升的上校军官从团內选抜战功突出的 


202 


215 



人塡补阵亡军官的空缺，士兵是对他在提升问题上表现得公平与 
否的最好的法官。拿破仑也根据同一标准任命髙级将领。在一个 
正在巩固等级制度的社会里，正是军队给有才干的人提供了出人 
头地的大好机会 ，因此 ，军队强烈地吸引了有抱负的靑年人。军队 
中的优秀分子理所当然地热望投入战斗，冲在前面,他们带动了其 
他人，或者至少在战场上弥补其他人的短处。拿破仑从未停止过 
鼓励这种对荣誉的渴望，起初硕发滑膛枪和军刀，即表示荣誉的武 
器，后来颃发荣誉军团勋章。同时他还大大增加了精锐连队和军 
切的数目，其中最得意的是身着闪闪发亮、五彩缤纷的检阅军服而 
显得异常突出的近卫军。 

这个制度实行的结果是，相对地讲军官比士兵所受过的训练 
髙不了多少。由此而带来的不利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拿破企从未和 
任何人在一起商量制定战略思想和指挥作战；除此之外，只要有在 
敁略运用方面很熟练、有经验的勇敢的将军们就足够了。总参谋 
部不是一个能对战斗进程施加影响的自主机关；那些在机关里工 
作的军官只是处理实际任务 ：皇帝 下圣旨，他们转达。总参谋长贝 
尔蒂埃是一位优柔寡断、才能平庸但规规矩矩、唯命是听的将军， 
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名“传送陛下敕令”的少校而已。拿破念在 
1806年写信对他说•，严格遵守我给你的命令”，“只有我知道我应 
该做什么”；贝尔蒂埃亲自吿诫一位元帅说：沒有人了解他的思 
想，你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拿破仑的副官，如马尔博、费桑扎、卡 
斯特朗、古尔戈和他的侍从武官，如迪罗克、穆东、拉普、德鲁奥、萨 
瓦里和贝特朗，都是由于他们具有敏捷的判断力和尽职的热忱才 
203 从行伍中选抜上来的。他们根本不具备左右军团司令官的权威 •，他 
们只不过是主人的耳目而已。这些人总是奉命出差各地，他们发回 
视察该地形势的报吿。然而，如果拿破念不能同时到各处巡视，认 
为有必粟指定人代他外出的活，他就派出一个心腹，如缪拉、拉纳、 



达武或马塞纳，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副总司令或军队的临时司令官， 
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制定战略方针。因此，眞正富有才干的将领幷 
不需要很多。 

由此可见，拿破企 的军队 幷沒有整套的制度；它不断地经历 
着临时出现的变化。军队的力量在于发挥个人的勇敢和指挥官的 
天才。各兵种在组织方面的革新无关紧要。步兵仍然分成战列步 
兵和轻步兵或称流动步兵，他们的战术沒什么重大的变化。共和 
十二年葡月1日 （1803 年9月24日）规定的骑兵建制，此后成为 
标准的分类法，即分为轻骑兵(狙击骑兵)、主力骑兵(龙骑兵)和重 
骑兵(胸甲骑兵)。由于国民公会和督政府的努力，骑兵比步兵训 
练得要好一些。在缪拉和许多勇猛的骑手率领下，奥国的骑兵是 
沒有什么可怕的。炮兵是按照骑、步兵团组成的，步兵的炮被取消 
了。工兵组织为一些独立的营，架挢兵也属于工兵营的编制。近卫 
军的編制在共和十二年热月10日 （1804 年7月29日）确定下来， 
那时这支部队有三分之二是富有经验的 老兵； 它包括五千名步兵 
和二千八百名骑兵，这两个兵种被分为掷弹兵、轻骑兵和轻武装搜 
索兵。再加上一百多名马穆鲁克①、一个轻炮队、海军陆战队、宪 
兵队、甚至拥有一个当时法国军队中唯一的辎重队。至于军械则 
沒有什么变化。1777滑膛抢准确射程为二百米，每三分钟至多打 
四发子弹。格里博瓦尔炮②每分钟发射两发实弹，重量达四磅、八 
磅或十二磅，在六百米以內效果极好。在四百米之內效果良好的 


① “马穆鲁克”原意白奴，是埃及统治者从中亚和近东各国掠夺和购买来的，包 
括许多种族和国箱的奴隶，起初把他们组成卫队。但他们逐渐掌握兵权，在十三世纪 
中取得政扠，建立王朝，达两个半世纪多，在1517年被土耳其人 打敗。 此后马移鲁克 
军官集团仍是埃及封建割据势力。1798年波拿巴远征埃及打败了马穆鲁克骑兵，栢了 
一些马穆鲁克加入法军。一译者 

② 格里博瓦尔 （1715— 17纟9年），法国炮兵将军,他改进了大炮的火门，设计了较 
轻便的野炮架。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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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弹和霰弹偶尔也使用。也使用一种六时榴弹炮。拿破仑非常重 
视炮火，因此就非常重视炮队。然而他自己的炮队炮的数量为数 
不多： 1806年以前，每师只有十二门炮，就在这一年才出现了一 
个有大约五十九门炮的总停炮场。1808年平均毎千人中还只有 
两门炮。马尔蒙对这种落后状态应负部分 责任； 1803年，他曾经 
204 着手进行改铸全部大炮的工作，但是当1805年战爭又起时，他被 
迫放弃了这个工作。但是还有些更为深刻的原因：装备工具缺乏， 
而最重要的是运输能力不足；旣不能搞到更多的炮车也不能得到 
充足的弹药。 

拿破金的军力由于不断战爭和扩大征服，也由于他日益增长 
的贵族倾向而逐渐削弱。随着共和国时期的老兵数量日戚，而入 
伍新兵骤增，因此混合编制的效用变得越来越小，1809年，军队开 
始建成完全是新兵的师。要使从士兵中晋级这一制度发挥其优越 
性，有賴于每次战役有相当数量的阵亡军官，以便为新人的提升腾 
出位子。起码在1812年之前，阵亡军官为数不多。特別是高级将领 
比比皆是，而一旦荣任元帅，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保持钱财和荣誉， 
因此便希望和平与安逸。如果只由皇帝一人独断专行，这种弊端 
可能会发展得更为迅速，因为这符合他的政治意图，符合他要建立 
—个包括出身贵族、富人和军官子弟的军界优秀核心的社会理想。 
他建立了一所陆军中学，在圣热尔曼设立了一所骑兵学椟，在枫 
丹白露创办了一所军官学校，这所学校于1808年迁到了圣西尔。 
拿破企也考虑到要重建1791年解散的“亲卫队 ”①： 按照这种方 
针，他于】800年创建了 “后备志愿队”，1806年创建了“宪兵队”。 
他鼓励组织从出身名门的国民自卫军的成员中征召的地方“仪仗 
队”，1805年9月30日，他把这些原供检阅用的部队列入军队编 


①亲卫队 （garde du corps ) 是旧制度下国王个人的卫队，1791年宪法对国王 牙 

卫队加以法律限制，皮除了个人的卫队。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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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虽然军官们愿意让自己的子弟到军校学习，但是贵族和资产 
阶级的上层分子不愿意送他们的子弟去。此外，拿破企意识到有 
招致军队，特別是近卫军不满的危险。宪兵队和仪仗队于1806年 
被取消了，只是在1幻3年后者才又恢复起来。只有在意大利王 
国，1805年6月26日建立的王室仪仗队成了军官养成所，这就揭 
示了拿破仑的眞实意图。 

军队的民族性质也戚弱了。1800年以后，法国部队中来自新 
合幷地区的士兵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随着新的扩张而 
不断增加。此外,拿破仑还恢复了旧制度的习惯做法，即尽 量钲募 
外国人入伍。他有瑞士团和陂兰团，1803年组织了汉诺威团和 
爱尔兰团,1805年文创建了两个“外籍”团。这些外籍部队与日20 5 
俱增。最后帝国军队包括有属国和盟国的部队：1805年以后有意 
大利人、荷兰人和南德意志人。他们的数量增加得如此之多，以至 
在1812年法国本土上的法国人在帝国军队中只占少数。 

正是这个制度的成功暴露了某些随之而来的弱点。随着战场 
的增加，拿破仑如不能亲临现场就往往暴露出：他的将领中很少有 
人能独当一面，统帅全军。內依、乌迪诺和苏尔特在独立指挥作战 
时表现庸碌无能。人们认为，拿破仑要对这种庸碌无能负责，因为 
他剝夺了这些司令官所有的主动权。这是沒有根据的指责。虽然 
• 如同所有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一样，他独自指挥战爭全局不和別人 

共同商量，然而在选择具体作战方法上，他还是留给他的将军们相 
当大的活动余地的。只是他在选拔髙级将领时，沒有使他们具备 
应付大规模战爭的必要训练。另一方面，扩大征服地使交通线随 
之延长，幷需不断分兵占领新征服的领土，这就又构成了另一个弱 
点。由于拿破禽总是想用决定性的打击一举结束战爭，所以军队缺 
乏后备力量。除了提前征募 T 年度适龄新兵之外，沒有其它办法补 
t 足军队兵员；只有依靠盟国甚至释靠不住的属国的军队，才有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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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驻防所占领的土地；在前线，精锐部队的战士不断地减少。以 
共和三年牧月28日 （1795 年6月16日）法律为基础、根据共和 
年宪法规定所重建的国民自卫军本来是能够为国防军提供兵员 
的。但到1803年,它只是存在于 纸上； 9月24日，皇帝命令重新组 
织国民自卫军，他自己保留选派军官的权力；但在事实上，他只不 
过是组织了精锐的连队和仪仗队而已。后来，他部分地动员了国 
民自卫军，例如用在保卫沿海区域;不过直到1812年，他沒有把国 
民自卫军同他的军事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 

1805年还沒有出现令人不安的征兆。拿破仑在布伦大营命 
名的帝国“大军”，于8月26日开始向德意志进军。它是当时世界 
上最精锐的军队。将近四分之一的士兵在法国革命期间参加过所 
有的战爭，另外的四分之一左右参加过1800年战役，而其余的人 
是在执政府时期入伍的，他们有充分的肘间和老兵们完全融合起 
206来。各级军官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战斗，然而他们年岁太大•.九十名 
校官超过了五十岁，有些超过了六十岁。另一方面，高级军官很年 
轻，作风泼辣。这支军队只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就把“大帝国”的疆 
界扩张到了涅曼河畔。 


二、 战争准备 

在旧制度之下，战爭总是在毫无准备之下进行的。一旦战爭 
爆发，就必须征募官兵。变为大承包商的军需供应商不问贵贱地 
购买货物，充塞他们的仓库，囤积装备。他们敲诈国王，而他们的代 
理人吸尽士兵的骨髓。政府力图建立监督制度，但是军需官却沒 
有职业良心，足以抵制腐蚀。这种弊端的显而易见的原因似乎是 
由于财政匮乏的结果；而深刻的原因则是国家的经济情况，经济还 
十分薄弱，以至不能支撑36代的战爭，也不足以維持一个廉洁的、 


胜任的官僚机构。这样，王政下的政策总是超出它力所能及的范 
围。同样不得不仓猝作战的山岳派做过非凡的努力，玛便废除私 
人承包商，使供应业务国有化，幷且要求公务人员忠于职守，廉洁 
奉公。热月9日政变之后，共和国处境与王政时期不相上下。在 
拿破企统治时期一仍其旧，而由于军队数量剧增和战爭旷日持久， 
这种情况就更加严 重了。 

象雅各宾派一样，拿破仑非常厌恶军需供应商;幷且同他 rf 一 
样，在缺乏足够金钱和人员的情况下被迫仓促行事，但由于他依靠 
的是新贵名流，他就不能诉诸雅各宾派的做法。正象他为了充实20 7 
国库被迫求助于金融家一样，他现在要维持军队也不得不求助于 
这些人。1805年，范勒尔贝格等人保证为国內军队提供粮秣•，战 
爭爆发后，某些公司负责专营面包、肉类、饲料、医院和所有运输设 
施，包括大炮的运输设备，所有这些经营都可获得一定的保证利 
润。共和九年，创立了一个炮队运输营，只有近卫军才拥有自己的 
行李辎重队。拿破企做了很大的努力来厉行账目核^实。共和十 
年，把军队的行政管理部门组成军政部，由德让领导。军队的财政 
机构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早在共和八年，核实军队数字的任务 
就不再由军需官负责，而改交给叫作审核员的官员专门负责。前 
者与后者都对帝国大军的兵站总监维尔曼齐负责，1806年达律接 
替了他。皇帝非常喜欢亲自淸査名目繁多的账目和发现账目错误 6 
虽然他査对收支账目只能偁尔发现沒有落账的交易和不正当的支 
付。但战爭时期匆促任用的军需官依然营私舞弊，民愤很大。拿 
破仑于1808年5月18日写道 ：“他 们叫我给已死的士兵发饷”，况 
且，他从未能防止他的将军们征收强制捐献以饱私囊。 

1805年，拿破企已拥有将近四十万步兵，但是在和平时期他 
不能适当地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通士兵每天得到五苏， 
但是国家仅仅配给他们一份口粮,在战爭时期配给一份肉。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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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点微薄的军饷也不能按时发给。就在〗805年出征的前夕, 
拿破企注意到士兵的“军饷不 足”； 1806年底军饷拖欠了五个 
月。由于经费缺乏就不可能储备食品、鞋、军服以及进行战役所需 
要的运输工具。拿破企只得先注意武器和弹药。1800年，他曾说 
明需耍貯备三百万支滑膛枪，但他从未获得毕么多的枪枝,而且这 
个数字本已超过了国家的生产能力。到1805年，只制造了十四万 
六千支滑膛枪，据估计，仅一次战役中的损失就相当于这个数字。 
炮兵部队就更加供应不上，大炮的损失只有靠夺取敌人的军械库 
来弥补。如果说弹药的供应沒有引起严重问题的话，那是因为节 
208省使用弹药的 缘故； 在耶拿，第四军团仅仅发射了一千四百发炮 
弹。至于军马一直是供不应求，尽管拿破企特別关心此事。由于法 
国不能保 证足够 的马匹，不足的部分都从被征脤的国家补充。 

至于其它东西——食品、鞋、服装，原则上应是以战养战。贝 
尔蒂埃在1805年10月11日给马尔蒙的信中 驾道： “在皇帝发动 
的大举进攻的战爭中，仓库是不存在的，军队要在入侵的国家中获 
得给养就全靠军团的总司 令了， 人们会爭辩说，在作战前夕，拿破 
企非黹努力布置给他的士兵烘制面包和饼干，分发鞋子。但是，首 
先是为时太晚，再則他的命令也沒有全部贯彻。1805年，许多士兵 
只穿着一双鞋就渡过了来因河，而1806年许多人身无大衣就开赴 
耶拿；至于面包，他们能够得到多少就带多少。拿破仑的战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迅速行军为基础的，这种战爭体系适应财政拮 
据的情况:以他所拥有的运输工具而论，即使有更多给养也 © 不上 
军队的需要。士兵出征时装备很差，因为拿破企每次作战时都指 
望速战速决。这种速故速决的胜利成为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因为 
后方沒有准备人力物力支援战爭;如果军队被迫退却，或者敌人顽 
强抵抗，甚至敌军在投降之前来得及实行破坏的话,法国军队就会 
只因弹尽粮绝而遭 S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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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爭在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时，它总是以牺牲士兵为代价 
的。象达武这样煞费苦心按时为连续行军的部队筹办軍需品的将 
军是寥寥无几的。士兵通常从居民那里掠夺他们所找到的一切； 

但是由于队伍接连不断通过，因而后来的就一无所获。士兵们忍 
饥挨饿，有时浑身湿透，往往睡眠不足，要么饿得要死，要么酩酊大 
醉，因而他们便落得疾病缠身。沒有人关心他们的健康。医务工 
作依旧处于极其受忽视的状况。虽然国民公会征召內外科医生入 
伍充当军医官，但是督政府出于经济原因决定在和平时期立即把 
他们遣散，而拿破企也一仍其旧。除了象拉雷、佩尔西、科斯特这 
样杰出的军医首长之外，医务人员比庸碌无能更低一筹。他们只 
使用筒陋不堪的医疗设备，从当地居民中征用必需品幷招募他们 209 
做护士，就这样建立起野战医院和临时医院。这简直是乂间地狱， 
佩尔西在他的日记中描绘了这个地狱中的恐怖景象：医院里极端 
痛苦的炮弹重伤病员、不用麻醉药的截肢、坏疽与溃烂，难以形容 
的汚秽、疥癣、虱子以及斑疹伤寒。拿破仑绝对禁止把伤员运回遙 
远的后方，特別是不允许运回法国；由于缺乏卫生设施他们会在途 
中死掉的。当时的死亡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內是用令人毛骨悚然 
的措辞描绘的，达是可以理解的。泰恩还是一再说，在执政府和 
帝国时期有一百七十万人死亡，而这个数字还只限于从1789年 
的疆界范围內征募的人。可是，旣然从在这疆土范围內征募的士 
兵总数从未超过这个数字，那就是说全体官兵有去无回，更不必说 
被俘的了。事实上从1800年到1815年间实际损失可能不到一百 
万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其中有三分之一失踪，这些人肯定 
不是都死了。这个数字还要加上从1789年以后法国新合幷的疆 
域內征寡的大约二十万法国人，以及从盟国和属国征募的大约二 
十万人。尤其不应忘记的是，阵亡人数仅占死亡总数的一小部分：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阵亡百分之二，在滑铁卢战役中阵亡数目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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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占百分之八点五。其余的人或者因为受伤、患病而死在医院 
里，或者因疲惫不堪、饥寒交迫而亡。 

拿破仑对待供应问题的态度引起许多可怕的后果。法国的占 
领变得日益不得人心。抢劫与掠夺成风，这就使纪律大为松弛，士 
气极为低落。强行军使得部队把残废者与掉队者抛在后面，他 in 
聚众结伙，无所不为。悲惨的境遇常常引起兵变。最糟的是，拿破 
金的军事体系是以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地方为依据而制定的，主 
要是伦巴第，在那里他曾经进行过头两次欧洲战役。当他侵入北 
德意志、波:兰、西班牙和俄罗斯时，地理条件就使得他的战爭体系 
行不通了，于是军队便陷入了危境。 

三、战爭指挥 


在旧制度的最后年代里，法国的军事学家曾论证了由弗里德 
里希二世加以完善的传统作战方法的不利 方面： 一支不连贯的部 
210队，沿着单一的道路以线式队形缓慢行进，不能控制整个作战区域， 
因此不能迫使敌人迎战或在敌人坚守阵地时进行机动迂回。然而， 
要等到法国革命才使战爭突破墨守成规的作战方式。随着兵员数 
量的增加和发动群众战爭，法^革命的将军们不得不把军队组成 
为师，以便于指挥。不过很 快发/ 现这种新编制仍有不妥之处，因为 
随着师的数目逐渐增加，总司令要协调各师间的行动就很感困难。 
骑兵和炮兵分別编入各师,所以便不可能集中使用它们的力量^督 
政府时期曾断断续续地试行过一种较髙一级的部队编制即军团， 
1800年莫罗曾指挥过三个军团，每个军团包括四个师，伹是沒有后 
备队。拿破仑从法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中以及从吉贝尔和布尔塞① 

①吉贝尔 （1743— 1786年），法国军官、军事学者，著有《兵法总论巧布尔塞 
(1700 —1780年)著有《山地战振理》。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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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导中引伸出自己的战略思想；但是在马伦哥战役中他才最后 
确定了部队的編制 ：每个 军团有两个或三个师，尽可能配有少量的 
骑兵；大部分骑兵组成独立的兵种，炮兵后备队则直属最髙统帅指 
挥。执政府时期，这种组织运用到了全军。这些师和军团的力量 
仍然是不断变化的。1805年，一个军团包括二至四个师，总人数在 
一万四千人到四万人之间；一个师由六个到十一个营组成，人数从 
五千六百人到九千人 不等； 一个团包括一至三个营。次年，军队实 
行了较为正规的规定，每师有六千到八千人，每团由两个营组成。 

拿破企的军事天才表现在使几个军团协同行动的能力。这种 
艺术在于部署和指挥几个军团如何进军，以便能够控制整个作战 
区域，使敌军无从脫身；同时，各个军团还得要保持相当近的距离， 
以便能够集中部队进行战斗。军团的部署一般采取容易变化的梅 
花阵形。在向敌人开进时，随着某些军团发现自己容易遭到突然 
袭击，战线就逐渐收缩。有时，如在艾劳①，军团在确定朝一个较 
远的前进方向之后，就在战场上进行集结，以便就在前进中迂回和 
包抄敌人。战役的总布局需要两个不同的战斗计划，它取决于拿 
破企是打算同一支单独的敌军部队作战，还是希望在几支敌军之 
间占领中心阵地，如1796年至1797年在曼图亚周围的战斗，或者 
如在1813年的情形那样。无论如何，部署根据环境而变化，从未 
拘泥于一种方式，拿破企的战略是一种艺术，虽然也有一些原则， 
但在判断形势_作战实际中从不受这些原则的拘束，从不损害他 
丰富的想象力。 

胜利取决于拿破企的当机立断与胆略，其次取决于部队风驰 
电掣般的行动。突袭是取胜的重要因素，因此，它要求绝对保密。 
总是主要以骑兵为掩护的军队只要有可能就利用河流、山豚作为 
行军的天然屛障，虽然隐蔽自己、迷惑敌人是很重要的，但发现敌 

①参看下章第六节——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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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动也同样是很必要的 :掩护 部队和情报机构就起了作用，情 
报机构利用外交官，各色各样的特务（或许应该包括神秘的基尔 
曼斯埃格伯爵夫人在內），尤其是利用间谍，象臭名昭著的舒尔迈 
«特这样的人，很乐意一仆事二主，两边讨好。一旦部队沿行军路 
线前进，拿破企就不再很重视与法国相连接的交通线了，因为他总 
是期望战役在短时间內结束。另一方面，作战路线却是他严重关 
注的事，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这些路线是连接部队与后方指 
挥部所在要塞之间的道路，指挥部所在地随着部队的前进而推进。 
由戚少到最低限度的小分队守卫各驿站驿路，保持部队和法国的 
212联系。因而，在拿破仑看来，要塞的作用很大，它们旣是作战基地，又 
可据守河流和山口，可用来作桥头堡幷掩护部队。然而，要塞沒有 
起到在革命前的战略中那样重大的作用。在纯以迫使敌人决战和 
歼灭敌人为目标的战役中，要塞本身从来不是战役的目标。 

在战场上，拿破仑力求迫使敌人全线作战以耗尽其后备力量。 
这一任务要用最少的兵力来完成，以便完整地保有一支密集的突 
击部队 •，然 后，他就用步兵和大炮的火力对准威胁敌人的侧翼和退 
却路线，从而挫伤敌军的士气。最后，当拿破仑认为敌人已被大大 
地削弱时，他就投入生力军，击溃敌人,幷无情地追击溃败的敌人。 
这种追击是拿破企战爭的最新颖的特点，只有少量军队的弗里德 
里希二世从来也不敢下令这样追击的。拿破仑指挥战斗确是无与 
伦比的，但他幷沒有改变基层单位的战术，这是他从未论及的一个 
题目。在原则上，部队的基层单位仍遵循1791年的操 典：师 以旅为 
单位组成两道防线，一个团在前面展开，另一个团则成密集的纵队 
队形。但是，事实上，大革命时期的军队部署方法仍然保持 未变： 
步兵往前面派出一群精心挑选的散兵，他们在地形的掩护下 前进； 
第一线的步兵逐次跟进，通常以同样的方式投入战斗。就是这种 
随意的机动灵活的射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敌人习惯于对付线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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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形，在这种队形里，士兵依次成三列（后两列成立式），这就提供 
了准确的目 I 标。一听到冲锋号，法军第二线步兵就以密集的纵队 
前进，几乎从来都无需动用刺刀，因为到这时敌军往往掉头逃跑 
了。战术毕竟经历了某些变化。斗志昂扬的法国人倾向于用剌刀 
大规模冲锋来缩短射击战斗的时间；随着沒有经历过炮火的新兵 
数量的增加，指挥官们变得更喜欢使用纵队。然而，一旦英国人，甚 
至德意志人改革战术以适应这种新方法时，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 
} 果。拿破企战爭艺术的弱点之一也许是缺乏对基层作战单位战术 
的重视，而当反法同盟各国军队有所改进幷发挥其有利条件时，法 
国的弱点是沒有随之改进自己的战术。 

由于财政困难的限制，拿破仑的战爭势必要速战速决，这就确213 
保了皇帝的威望。无坚不摧的威力和迅速结束战斗的无懈可击的 
机动灵活的致命一击，直到今天仍然喚起人们富于浪漫色彩的敬 
佩。战役进行的迅速与勇猛成为拿破仑火焰般性格的标志。就象 
供应军粮的方法一样，他的指导战爭的思想是在他所进行的最初 
几次战役中形成的。群山环抱的波河盆地使敌人无路可逃。盆地 
面积相当小，巧妙铺开的部队很容易控制它，因此部队能够来回运 
动而不致精疲力竭；这个盆地相当肥沃，足以为部队提供补给，使 
其得到恢复。军队到了南德意志，距离拉长了，因而已经倍威 覌辛； 
但南德意志还是分为几块地区，所以仍然能运用原有的作战方法。 

佴是一旦军队打进北德意志、波兰和俄罗斯漫无边际的原野，情 
况就不同了。敌人现在能够逃跑了，由于距离遙远，行军把军队搞 
得精疲力竭，军粮供应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沿路都要分兵驻守 
占领地，以致在开始战斗之前军队就分散了。经济情况不能提供 
必需的运输工具，军事组织依然如故、，后备力量缺乏。拿破仑的战 
略完全是以地中海区域为依据，这种战略沒有预见到新的地理条 
件，因此便不能成功地完金适应这些新的条件。 


227 




214 


第三章大帝国的创立 
(1805— 1807年） 


拿破企即位的头一年，在严重的财政危机下进行的1805年战 
役使他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拯救了他, 
他控制了德意志，幷开始组织大帝国。这样就招致了新的反法同 
盟的形成，而反法同盟的失败又把整个中欧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幷 
且由于提尔西特条约的签订而巩固了“大陆 体系' 

一、 1805年的财政危机 


拿破企命令帝国大军开赴德意志之后就返回巴黎为战役做紧 
急准备。他发现工商界焦虑不安，惊慌失措的民众挤到法兰西银 
行的大门口，国库空空 如也； 而王党分子则满怀希望。长期以来， 
国库大臣巴尔贝-马尔布瓦的处境板为艰难，法兰西银行正在被通 
货膨胀所压垮。这家银行除了拥有已经直接为国库贴现的二千七 
百万法郞期票外，银行的一名董事德普雷又强加给它二千万法郞 
期票，这是国库部推销给“联合商行”的，更不必谈法兰西银行应 
负担的税收证券了。但由于乌弗拉尔在西班牙的财政投机活 
动——当时最大的投机冒险——这种灾难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 

215 査理四世的财政状况处境可悲。西班牙自从1804年以来饥 

. 荒严重，它在墨西哥国库貯存的银币皮亚斯特已经不再运到。答 
应毎年给拿破企的补助金早在1804年 <5月就已拖欠了三千二百 
万法郞。乌弗拉尔把达笔款项预付给法国国库，国库把收稞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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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券交给他作为抵押。由于以前曾给西班牙舰队供应粮食，所 
以乌弗拉尔掌握着的墨西哥国库的支票总数达四百万皮亚斯特; 
他的兄弟在美国费域开设了一家商行，他亲自证实了在墨西哥国 
库中存有七千一百万皮亚斯特，只要一有机会便可运往西班牙。 
乌弗拉尔出面担保，他有办法把这笔钱财运到欧洲，用来偿还法国 
和他自己。拿破仑对这种前景当然很高兴，乌弗拉尔得到皇帝的 
许可于 1 S 04 年9月启程赴西班 '牙。 

到马德里后，他便以豪华的排场、善辩的辞令与丰盛的礼品眩 
耀于宮廷。戈多伊热切地答应把西班牙拖欠的补助金偿还乌弗拉 
尔，幷同意他以毎公担二十六法郞的价格向西班牙提供二百万公 
担小麦。由于在法国，特別是在法国西部，粮食有剩佘，乌弗拉尔每 
公担只花费十八法郞。拿破企总是热望讨好农民幷急于使硬币流 
入法国，便欣然批准出口特许证，条件是法国政府要收取一半利润 a 
乌弗拉尔接着又热心和那个负责维持银币价格的保证银行打交 
道。他答应立即借款给保证银行，此外还给一笔为期五个月的信贷。 
他获得的保证是取得在罗马教皇同意下即将出售教会财产的权 
利。保证银行拥有烟草专卖权与汞矿开采权，乌弗拉尔要求取得 
这两项扠利。西班牙对英国宣战后，乌弗拉尔给停泊在半岛各港 
口的法国和西班牙舰队提供 粮食; 为了支付这笔花销，他从在阿姆 
斯特丹经营霍普银行的一个朋友拉布谢尔那里借了一千万盾。 

由于乌弗拉尔做出了这么多贡献，他就处于转运墨西哥白 
银问题的有力地位，他竭尽全力为这些财富的转运求得皮特的 
帮助，而皮特正因在印度搞商业活动而需聚&銀。1804年12月 
18日，乌弗拉尔收到了西班牙政府给他的墨西哥国库的五千二百 
五十万皮亚斯特的 支票； 他把其中一部分送给了巴尔贝-马尔布 
瓦，而后者沒办法只好交付他更多的收税官的证券。已完全被拉 
过去的査理四世与乌弗拉尔合伙，承包了将来从美洲装运硬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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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运转业务。但是乌弗拉尔由于经营得手以至不想就此 止步： 
他邀国王与他合伙经营西属美洲的全部贸易。他取得了西属美洲 
贸 S 的专利权，幷承担保证国王可能需要的一切运输业务，条件 
是，他将获得一笔佣金，幷取得每只船为他装运三分之一货物的 
权利，而査理四世则支付一切开支和承担所有风险。乌弗拉尔 
为这笔交易取得了空白特许证，上面沒有塡写船只所驶向的目的 
地；他准备把这些特许证卖给美国人。然后他就出发去阿姆斯特 
丹，拉布谢尔起初有些不知所措，但终于在1805年5月6日同意 
替他承担墨西哥皮亚斯特的转运业务，幷接受使用特许证的贸易。 
然而乌弗拉尔被迫事先同意霍普银行在最后决算时无论结果如何 
付给它所应得的盈利。 

由于乌弗拉尔依靠拉布谢尔——他是最有影响的伦敦银行 
家、皮特的密友巴林的女婿——来取得英国的默许合作，因而就使 
这次业务成为具有国际性质的事件。实际上皮特同意了这神做 
法，甚至派出四艘英国帆船巡洋舰去装载首批白银，购买白银的款 
项由英格兰银行付给了拉布谢尔。但是为了运送其余的资财和利 
用贸易特许证，拉布谢尔派出了达维德 • 帕里什(一位有名的汉堡 
银行家的儿子）到费城，另外还派出了两名代理人，一名到新奥尔 
良，另一名到韦腊克鲁斯。他们计划把墨西哥的皮亚斯特用美国 
船只运往美国，在那里，把皮亚斯特预付给商人，以換取运货到欧 
洲的代理商的支票。贸易特许证也以分享一部分利润为条件出卖 
给美国商号。交易直到1806年才得以进行，到1807年因杰佛逊 
宣吿禁运而中止。整个交易将会使霍普银行和拉布 始尔获 得九十 
万英镑，折合法郞是二亿二千五百万；而乌弗拉尔将只会分得二千 
四百万法郞。在这时候，拉布谢尔不得不与拿破仑达成协议。那 
些维护乌弗拉尔的计划的人有理由认为，这些计划能够获得成果， • 
但是他们忘记了，皇帝不会赞同一个使外国银行、实际上是一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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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发财的计划。他们尤其是沒有认识到实际上是由法国付出 
这笔钱的。 

运输银币皮亚斯特和利用特许证的贸易耍取得成果需要较长 
的时间。在这期间，必须付款购买运给戈多伊的小麦，幷须提供承 
诺给保证银行的资金和信贷。这些钱现在由法兰西银行拿出，它 
貼现了由保证银行发出的一部分票据和收税官的证券，这些证券 
是由巴尔贝-马尔布瓦只作为保证金而抵押的。因此当拿破企踌 
躇滿志，自以为做了一笔好生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他在为整个活 
动提供资金1这时，就巴尔贝-马尔希瓦而言，他使法兰西银行貼 
现了西班牙票据，这些票据，相当于他从乌弗拉尔那里接受的皮亚 
斯特银币储备量。再者，德普雷和范勒尔贝格还沒有收到国库应 
付给他们供应粮食的款项，而且由于资金缺乏，他们采取了接受通 
融汇划票据的办法，这种栗据使他们得以筹款和取得附加信贷。联217 
合商行的所有股东开始互相开支票，甚至虛立戶头为自己开支票， 
所有这些“包袱”集中压在法兰西银行身上，而银行却也毫不犹豫 
地全部承兌了这些支票。到1805年9月，这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额 
为九千二 b 万法郞之巨。要不是因为德普雷是法兰西银行的董 
事，要不是巴尔贝 •■马 尔布瓦的秘书罗杰受賄一百多万法郞的话， 
造成这样的局面将是不可想象的。 

乌弗拉尔仍旧泰然自若，他相信西班牙会偿淸所有的偾务， 
而且法国的信贷情况会保持正常。而实际上，西班牙交付小麦贷 
款很缓慢，保证银行由于难于在短期內卖掉教会财产也就不能承 
兌它的任何证券。1805年夏季，巴尔贝-马尔布瓦向乌弗拉尔索 
讨他承诺的皮亚斯特。为了抚慰巴尔贝-马尔布瓦，乌弗拉尔开 
始用他所能得到的那么一点点皇家公债来购买皮亚斯特；以后不 
久，皇家公偾的菓面价値下跣了百分之五十八，乌弗拉尔停止了付 
歎，他认为运来皮亚斯特已不可能，因为他发给西班牙的價贷 B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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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结。在这个时刻，法国又将进入战爭；巴黎股票交易所的投机 
商利用战爭迫在眉睫的形势，从中 賺钱； 而民众便挤到法兰西银行 
提取存款。到9月底，这家银行的现金储备下降到仅有一百五十 
万法郞。起初，银行寻找种种托辞拖延支付,但最后被迫宣布停止 
部分支付。乌尔姆战役之后，恐慌情绪稍有平息，但在特拉发加海 
战之后，人们看到战爭又拖延下去,恐慌情绪再次继起。11月，几 
家私人银行倒闭，其中主要有雷卡米埃银行和埃尔巴斯银行。 

自8月底开始，法国国库的状况引起拿破仑严重的不安。加 
来海峡郡的军需官已发不出军饷，在斯特拉斯堡需要借款一千二 
百万法郞，但须有特別担保才能借到。因而相当多的士兵只穿一双 
鞋就渡过来因河是不足为怪的。最终还是士兵以自己的痛苦、甚 
至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他们主上仓促作战和金融家的投机生意付出 
了代价。不久，范勒尔贝格无力继续供应已出征的部队和国內驻 
防部队;9月23日，他只好吁请国 库贷士 ，而国库也只得求助于法 
兰西银行。更为糟糕的是，政府后来授权范勒尔贝格，只要开一张 
简单的收条，他就可以从收税官的钱柜里领取现钱。这样一来，等 
收税官的期票到期时，法兰西银行收到的只是收条而已。1806年 
1月1日，范勒尔贝格亏损一亿四千七百万法郞，所以只好解除契 
218约。拿破仑曾这么谈到巴尔贝 -马尔布瓦： “如果我被打败，他就 
会是反法同盟的最好帮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位大臣的唯 
一过失在于他的无能。皇帝暗示过有一个在皮特的赞同下策划的 
阴谋，它的目的是要让前亡命者塔隆主管法兰西银行。不幸的是， 
我们对此所知无多。无论如何，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奥斯特里茨大 
捷消弭了这场可怕的 危险。 

虽然1805年的危机主要的是财政和金融危机，但不要忘记， 
在奧斯特里茨战役的一年里，整个经济，无论在农业或是工业部 
( Hr 都遭受了打击。在默尔特郡,或多或少是同过去一样的原0导 



致了 危机; 但更严重的是又造成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下跌，象在革 
命前的经济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农产品价格下跌戚少了大多数居 • 
民的购买力。这就造成了信贷紧缩，而高利贷重要性日益增长。 
这一切造成的最重大的社会后果,一如旣往总是加深了民众的 
苦难。 


二、 1805年战狡 


拿破仝幸好碰上奥国还沒有做好战爭的准备。査理大公的 
改革几乎还沒有开始 •_ 1802年，他曾以长期服役制代替终身服役 
制，但是这一改革直到1805年才生效。虽然他订出免除兵役的规 
定，但也不能阻止人们规避兵役，在二千五百万人口中，每年登记 
适龄应征的只有八万三千名。匈牙利议会于1802年拒绝实行义 
务兵役制和征兵；它同意每年只提供六千名士兵，战时外加一万 : i 
千名（只给一次）。从技术上看，奥国人最多只能建立一个提罗耳 
人猎兵团。当麦克掌握了军队的指挥权以后，他制订了新的条例 
以增加步兵和轻骑兵，幷从挎05年8月1日起修改了操典，然而加 
他这样做只能制造混乱。另外，奧国的财政状说也使得这一切努 
力落了空。平时编制还缺少八万三千人，有九方七千人在休假 ， H 
万七千名骑兵沒有鸟，沒有一座太炮备有运载马车。临时凑合的 
程度比法国更甚，奥国军$发兵时比它的对手装备更差。/ 

此外，麦克为俄国将军溫靑格罗德所误。率领俄国笫—支部 
队的库图佐夫仅带来三万八千人,而不是原来答应的五万人；计谢 
应紧跟他来的布克斯赫弗登直到11月才到来。而归根到底，同在 
1799年一样，奥国主要关心的仍是意大利，它把査理大公奉领的 
六万五千人的主力部队派到了那里，另派约翰大公率领的二万丟 
千人到提罗耳还不算在 內/在 德意志，不久就成为素鬼将輩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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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费迪南大公只率领一支六万人的部队，再加上在輻腊耳贝克有 
- 一万一千人/兵力所以如此之少的借口是俄国人即将前来会师。费 
迪南原想在累赫河东岸等待俄军，但麦克向弗兰茨皇帝担保，拿破 
仑此来不可能超过七万人。麦克决定推进直到黑林山，于9月11 
日渡过了因河幷占领了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军队退至美因河 
北岸。 

然而，决定这场战爭胜负的是在德意志战场。拿破金当然应 
把他的军队从布伦港开赴德意志，各个击败反法同盟各国的军队。 
马塞纳仅率领四万二千名士兵坚守在阿迪杰河上，因为意大利动 
荡不安，在皮亚琴察周围和皮埃蒙特不断发生暴动。拿破仑起初 
决定把帝国大军集中于阿尔 萨斯: 十七万六千人分为六个军团、外 
加一个骑兵后备队和近卫军；从布勒斯特开来的第七军团直到十 
月底士 到达。接着，他于8月24至28日，发觉集中阿尔萨斯会使 
前进中的纵队延误战机，而且会使他们与从荷兰赶来的马尔蒙和 
从汉诺威赶来的贝尔纳多特会师不易。因此他命令他们改变路线 
向帕拉蒂纳前进，在那里从9月25日起渡过了来因河。然后军团 
在缪拉的骑兵掩护下转向东南，朝着乌尔姆以下的多瑙河上的 
备个目 标前进。拿破企获悉敌人已在乌尔姆集结的消息后，于10 
月7日命令他的士兵开始在多瑙沃尔特附近横渡多瑙河。他后来 
失去了与敌人的接触，因为担心麦克南逃，他便命令他的军团成屬 
形散开，派贝尔纳多特到慕尼黑去截击俄军，使达武居中，而主力 
部队則向乌尔姆和伊勒河挺进》实际±,遭_突然袭击的麦克要 
220集中他的部队有很大困难,而且他的两个军团于10月8日和9日 
在韦尔廷根和京次堡 Wf 近遭到沉重打击。后来麦克决定向北出击 
以期切断法国的交通线。被派去控制北岸的內伊，仅仅派杜邦指 
挥的一个师渡过河去。社邦的师于11日在哈斯洛克遭受严重挫 
折,奥_的韦內克军团和费迪南大公得以设法沿北珞逃晦，但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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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于 M 日得知法国人向西奔伊勒河前进，他以为他们正在向来 
因河退却，于是就回到乌尔姆去截击法军的退路。拿破仑急忙包 
围敌军，幷命令內伊在埃尔欣根强渡多瑙河。奧军四面受围困，于 
15日投降。韦內克军团在缪拉的追击下于18日缴械，费迪南大 
公只率领几个残兵畋将逃到波希米亚。总共四万九千名奧军被 
俘；唯独金迈尔一师得以逃脫。然而这场战役幷不像某些人所断 
言的进行得那么整齐有秩序，军队经历了不止一次的战术上的挫 
折。阴雨和大雪使得部队的行军困难异常。费桑扎写道:“除俄罗 
斯战役之外，我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折磨，也从未见过军队如此 
混乱。” 

这时內伊追击约翰大公进入提罗耳，幷到达德拉瓦河流域;与 
此伺时，奧热罗占领了福腊耳贝克。在意大利，马塞纳进攻査理大 
公，在卡尔迪埃罗一、战中未见分晓，后来査理率领军队向莱巴赫撤 
退。拿破仑不失时机地挥师前进，直扑俄军,使已经到达因河的库 
图佐夫仓惶溃退。然而，由于在恩斯以东的多瑙河河谷突然变得 
狭窄起来，以至追击放慢了些。马尔蒙和达武不得不越 过山地 ，而 
莫蒂埃被调到北岸，以阻俄军渡河;但库图佐夫在克雷姆斯设法避 
开了缪拉，11月11日，他在迪恩施泰因几乎消灭了莫蒂埃的一个 
师。缪拉在向维也纳推进时，施计巧夺了多瑙河上的几座桥梁，使 
得法军能够前进幷越过了摩拉维亚的布尔诺。然而，库图佐夫已 
在这些地方与布克斯赫弗登的部队和一支奧国军团会合；另一支 
俄军也即将到来。 

拿破仑这边的形势转入危境。他巳知道自己在数量上处于劣 
势。在南部奥国的几个大公可能把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在北部， 
存在着普鲁士干涉的威胁。匈牙利按兵不动，弗兰茨于十月间再 
次拒绝匈牙利语为官方使用的语言和割让阜姆而使匈牙利深为不 
满;坟舍沒有钱装备一次“起义”或总动员。匈牙利人对拿破念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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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当达武占领普莱斯堡时，帕尔菲宣布中立；摄政王约瑟夫大 
221公虽然表示不赞成中立，但他的态度表现十分犹豫，以至被怀疑 
是想自己称王。普鲁士的威胁则更为险恶。为赢得时间，拿破仑命 
令贝尔纳多特率军假道属于普鲁士国王的安斯巴赫公国；这是前 
几次战役中已有先例允许通过的。这一次，弗里德里希-威廉甚 
至预先沒有得到通知，他勃然大怒；作为报复手段，他允许俄军假 
道西里西亚，然后不与拿破仑磋商就占领了汉诺威。亚历山大认 
为这是个适当的时机，便于10月25日到达 柏林; 他受到热情洋溢 
的接待，普鲁士的主战派大为振奋：当时已到普鲁士供职的米勒以 
及哈登堡都加入了主战派的行列；汉堡的书商佩尔泰斯呼吁普鲁 
士不要对奧国的命运置之不理;就连达尔贝格也于 U 月9日在议 
会宣称必须维护帝国的完整。11月3日，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 
威廉在波茨坦签署了一项协定，普鲁士国王同意向拿破企提出调 
停，要法国遵循呂內维尔条约的规定；如果法国拒绝调停，他就 
要率领十八万人参战，其中还不包括萨克森人，他们也已答应与普 
鲁士合作，也不包括黑森人，他们仍在犹豫，但黑森军队巳由布呂 
歇尔统帅了。从月15日起，施泰因为开辟必要的财源，开始发 
行纸币，幷用国库的支票来支付那些军需品供应商。然而国王仍 
然坚持让拿破念在12月15日以前明白表示态度。带着最后通牒 
的豪格维茨经过很长时间，直到11月28日才到达布 尔诺； 然后他 
又被送到维也纳①，拿破仑指示塔列朗數衍豪格维茨。实际上，弗 
里德里希••威廉已经又动搖了，即使不象他后来声称的，他命令过 
豪格维茨不惜任何代价地维护和平，他也命令过要竭尽全力保持 
和平。由于担心拿破仑与奥国达成协议而调转头来反对普鲁士， 
他便决定等待事态的发展。 

^ f 使拿破企不知道波茨坦协定，他仍然威到了危险；由于不能 
0维也纳已于11月5日被法军攻占 tf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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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击敌人到奥尔莫乌茲，他便切望敌人来进攻他 •.他 假装害怕的样 
子，后撤军队，筑起堡垒防守，幷试探要与沙皇谈判。庳图佐夫识 
破了这一计谋，但是多尔戈鲁基和沙皇身边的亲信都劝说亚历山 
大发动进攻。12月2日拂晓，集结在奥斯特里茨以西的戈尔德巴 
赫河西岸的法军透过晨雾看到奧俄联军正在前进，准备发起攻击。 

联军总数为八万七千人，用以对付七万三千名法军，但他们是沿着 
十六公里宽的战线铺开的，目的是要包抄法军的右翼，#切断其去 
维也纳的退路。联军按照他们的计划开始从中央阵地普拉岑高地 
下来,拉纳指挥的法军左翼，尤其是达武指挥的右翼，在敌人猛攻222 
下岿然不动。处在中路的拿破企突然下令，命苏尔特猛攻高地。法 
军把敌军切成了两段，迂回包抄了他们的左翼，打得敌军溃退。奧 
俄联军损失总数达二万六千人；法军损失八千至九千人。亚历山 
大威到很受屈辱和恼火，宣布他要回俄国，奧地利于12月6曰签 
署了停战协定。 

旣然沒有等到普鲁士下决心反法同盟即已瓦解，拿破企就轻 
而易举地把奥地利孤立起来。从12月10日至12日，他加强了与巴 
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的联盟。7日，他接见了豪格维茨，对他很粗 
暴；14日，他再次召见普鲁士特使，吿诉他奥国正在要求把汉诺威 
交给前托斯卡纳大公，幷给他接受与法国结盟的最后一次机会。在 
这样的恐吓之下 ，豪 格维茨屈服了，在12月15日签订了肖恩布鲁 
恩条约： 普鲁士总算呑幷了汉诺威，但却被迫割让了纳沙泰尔公 
国以及安斯巴赫侯国，第二天拿破企就把后者赠给了巴伐利亚， 
以換取贝格公国。12月24日，弗兰茨撤了科本茲和克洛雷多的 
职务； 26日，他批准了普莱斯堡条约。奥地利让出了从坎陂福米 
奥条约中得到的威尼西亚的全部领土包括伊斯的利亚一部分和达 
尔马提亚，和它在南德意志的全部领地，以及提罗耳和輻腊耳贝 
克；而获得了萨尔斯堡, 这是托 斯卡纳的费迪南用来換取巴伐利亚 


的维尔茨堡的。帝国骑士就这样落到了他们的敌人手里。升格为 
拥有主权的王国地位的巴伐利亚和符腾堡，还有巴登，解脫了与神 
圣罗马帝国的一切封建附庸关系。这样一来，奥国完全被驱逐出意 
大利，幷且，除了仍拥有皇帝虛名之外，它在德意志的全部领地也 
荡然无存。 


三、大帝国 

拿破仑于1806年1月26日返回巴黎之后首先在莫利昂辅助 
223 下整顿财政，莫利昂已取代巴尔贝-马尔布瓦任财政大臣。4月22 
日，拿破仑对法兰西银行及时采取措施，把它交给由皇帝任命的一 
名总裁管理，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莫利昂改革了会计制度，迫 
使税收专员签署为期四个月的期票，幷且于7月14日建立了公款 
存付银行，以便调节货 m : 流通；此后，税收专员们除非眞的把税款 
存入该银行，否则他们所收税款就不能再得到利息。解决1805年 
财政危机则更为艰巨。1月27日，皇帝召见军需供应商，在这一次 
令人难忘的场面里，皇帝以处死相威胁，迫使他们把所有的资产交 
给莫利昂；由于贝尔蒂埃走露风声给乌弗拉尔，所以他能把一些资 
财隐藏起来。供应商的有价证券 、信贷 和仓库被淸査结算,他们被 
迫继续其供粮业务，而只能得到应得粮款高达一千八百万法郞的 
半数。但是仍然还有欠款六千万法郞，这笔偾要由西班牙来承担， 
尽管它只收入三千四百万法郞。査理四世被迫从拉布谢尔的霍普 
银行那里请求再借一笔贷款交付法国，幷求得罗马教皇同意再征 
用一批教会财产。拉布谢尔自己不得不放弃了还沒有获得汇票的 
—千万皮亚斯特。整个事情拖延了多年，最后，由于范勒尔贝格和 
乌弗拉尔不能偿付西班牙的债务而宣吿破产;乌弗拉尔于 麵年 
因偾务问题而被捕入狱。但是这一恢复国家财政的巨大任务幷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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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妨碍皇帝从事內政改革：他还要筹备編纂多种法典，1806年决 
定创办帝国大学。 

然而，所有这一切不过只是细枝末节，因为奥斯特里茨大捷激 
起了他的想象力的新飞跃。在南德意志，重大变化接踵而来。奥 
地利在德意志的领地被瓜分了：巴伐利亚国王得到了艾克施塔特 
主教邦、提罗耳和輻腊耳贝克；符腾堡获得了乌尔姆和另外一些 
领土；巴登侯国割去了布賴斯高、奥尔特瑙和康斯坦次。从1805 22 4 
年 H 月起,符腾堡首先进攻帝国骑士的领地，德意志其他王侯也 
急于幷吞骑士领地。旣然他们享有充分的主权，这些王侯就竭力 
效仿拿破仑的治国手段，符腾堡国王终于摆脫了他的议会。但是 
拿破仑无意让德意志土崩瓦解。1806年1月，拿破仑建议成立一 
个新的邦联，以他为保护人。一部宪法将规定邦联成员国的权利 
和义务，幷由一个拥有必要权力的议会来实施 。拿 破念已经迫使 
他的德意志盟国在各国內给予新幷入的附庸以特权地位——这是 
干涉它们內政的绝妙借口，他还强烈表示希望这些盟国采用<民法 
典>。这些新国王威到偾慨，因为他这样做是想破坏他们刚刚获得 
的主权。符腾堡的弗里德里希一世大叫道，“这是对我的政治生命 
的一个致命打击”；巴伐利亚的大臣蒙特热拉 只感意 缔结临时的联 
盟。这些国王旣不敢同法国决裂，便都屈服了。1806年7月12 
日，十六位王侯宣布脫离神圣罗马帝国，他们组成了来因邦联，幷 
答应给他们的保护人提供六万三千名士兵。 

但是拿破企也非有他们不可，因为普鲁士很不可靠。联合决 
议规定了宪法和成立议会，然而它们却被无限期地延搁起来，从未 
见天日。此外，王侯们因顺从拿破企而获得新的领土作为补 偿:奥 
格斯堡和纽伦堡两个自由市划归巴伐利亚；法兰克輻划给了达尔 
贝格。几个小邦的君主只是为了不致被呑幷沦为“降格附庸”而依 
靠自己的亲绿关系加入了邦联，如雷严伯爵，他所以升格为侯爵是 


因为他是达尔贝格的侄子，在他的四千臣民中要提供二十九名士 
兵；还有霍亨索伦 -西格 马林根公主，她的丈夫是博阿尔內的朋 
友，她的儿子与缪拉的侄女结婚，后来成为罗马尼亚国王的租先。 
其余沒有参加邦联的每有较小的邦都被幷入了较大的各邦，沦为 
附 庸:诸 如施瓦岑贝格、考尼茨、利內、图尔恩与塔克西斯等家族。 
也有升格的邦，如：巴登、贝格、黑森-达姆施塔特等公国升格为大 
公国•，纳索成为公国•，达尔贝格获得来因邦联大首领的头衔①。 

留下来的唯一问题是要消除神圣罗马帝国的残迹。至于奥 
国，它要抵抗是不可能的，因为拿破企以俄国占领了科托尔港为托 
225辞而把他的军队留驻在布劳瑙。帝国大军仍然驻扎在德意志各盟 
国，开销当然要各国支付，这 a 然给拿破仑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来缓 
和法国的财政状况，但却招致了各盟国对法国的不满。蒙特热拉夫 
人在写给塔列朗的信中 说:. “我喜欢法国人，因为他们赶走了我们 
的敌人，恢复了我们的正统 君王； 但是我僧恶那些象吸血鬼一样地 
榨取我穷困可怜的租国的人。”民族意识开始在德意志蔓延开来; 
巴伐利亚书商帕尔姆开始到处販卖反法小册子，拿破企枪毙了 
他。1806年8月1日，帝国议会宣布自行解散。弗兰茨二世根据 
通知的要求，于8月6日放弃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样, 
由巴塞尔和约 ® 肇端的这出悲剧便结束了它的最后一幕。 

与处理德意志问题相比较，使荷兰适应新的政治形势不过是 
一场儿戏。2月6日，塔列朗通知席梅尔佩宁克必须使荷兰适应 
新的形势,3月14日，拿破企向海军上将弗尔许尔表明了他的意 
图•.他的弟弟路易将任荷兰国王，否则他就要呑幷这个国家。执行 

① 达尔贝格男爵 （1744 —1817年），原为美因兹大主教，是神圣罗马帝国七个选 
帝侯中居首位者，并兼帝国议会议长。由于他热心与拿破仑合作，拿破仑把法兰克福 
给了他，并让他担任来因邦联的元首。^—译者 

② 巴塞尔和约是1795年4月5日法国与普鲁士缔结的和约，普鲁士退出第一 
次反法同盟。^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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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召集了特別会议，进行了“伟大的工作”，幷于 5 月 3 日俯首听 
命地接受了拿破仑的主张，唯有席梅尔佩宁克拒绝屈从。在一项条 
约中保证了王国的完整，幷与法国分立 •，路 易于1806年6月5曰即 
位为荷兰国王。 

在意大利，威尼西亚被幷入意大利王国；马#和卡腊腊给了埃 
利茲;瓜斯塔拉授予了波利娜，而她随后又把此地卖给了意大利王 
国。最大的变化是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的垮台，1805年12月27 
曰，拿破金在一项有名的敕令中宣布“那不勒斯王朝已不复君临”。 

马塞纳轻而易举地执行了这一宣判；俄军撤离那不勒斯退守科孚 
%\ 英国人满足于继续占领西西里岛，他们利用该岛进行军事演 
习；陂旁王族流亡到巴勒莫。加埃塔一直抵抗到6月18日。在卡 
拉布里亚，成群的暴动者立即纷纷揭竿而起。然而拿破企直到7 
月份还认为 ，一 切都已解决，3月30日，他将那不勒斯的王位交给 
了他的哥哥约瑟夫。然而，那不勒斯却在酝酿着象后来西班牙战 
爭那样一场游击战。玛丽亚-卡罗莉娜沒有放下武器。她只率领 
六千人，但煽起了武装暴乱。暴乱的骨干分子无所不包，从贵族罗 
地奥直到拦路强盗佩扎(別称弗拉 • 迪亚沃洛），他们之中的大部 
分都领导过1799年的叛乱。很多教士援助了他们。卡拉布里亚 
居民缺乏民族意识，对波旁王朝的命运几乎是溴不关心的，但是法 
国的占领使他们的负担过于沉重，幷且解除他们的武装更使他们 
愤怒；因为，居民从事抢劫习以为常，这是由于该地经济状况、走 
私以及强大的“黑手党”酿成的。牧民和农民认为资产阶级和贵族226 
是最拥护法国人和新思想的人，所以他们把王后的呼吁视为允许 
抢劫上层阶级财产幷普遍地抢劫各城市的表示。 

英国人不赞成这一煽动民众暴动的呼吁，他们认为暴动的军 
事价値是値得怀疑的；但是他们在夺取了卡普里岛和蓬扎群岛之 
后决定冒险登陆，这样做就伲成了这场暴动9 7 月1日 ，一 支五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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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人的英军在斯图尔特爵士率领下于圣欧菲米亚湾登陆。他们 
于7月4日在迈达遇上雷尼埃将军统帅的六千多法军，雷尼埃毫无 
准备，命令士兵手持白刃冲锋。英军步兵岿然不动，等到他们逼 
近，英军以排炮射击击溃了他们。这是威灵顿后来在塔拉韦腊战 
役到滑铁卢战役使用的杰出战术的第一个范例，不幸的是拿破仑 
完全沒有重视这种战术。法国这次大败变成了普遍暴动的信号， 
暴动充满骇人听闻的恐怖景象。马塞纳和雷尼埃用残酷无情的屠 
杀一步步地重新征服了卡拉布里亚。劳里阿城夷为平地，弗拉 • 
迪亚沃洛被处绞刑，监狱和囚船充塞犯人。尽管如此，暴动的影 
响仍很大:它使法国人付出了极髙的代价，英军得以占领勒佐直到 
1808年，四万法军被牵制得寸步难行。 

与此同时，拿破仑占领了里窝那，使英国人不.能利用这个港 
口，他幷且把一个西班牙师调驻伊特鲁利亚。这时在意大利仅有 
的独立国就是罗马教皇国。 

早在加冕礼以前很久，庇护七世就一直担心法国在意大利 
的进展。 4 他被迫同意于1802年9月幷入法国的皮埃蒙特实施教 
务专约，随后他又不得不同意大利共和国签署另一教务专约。然 
而后一条约还能使教皇差堪吿慰：它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优待教 
士，对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按教会成规解决。但是1804年1月，梅 
尔齐补充了一项法舍，它宣^原有法律凡教务专约沒有明文禁止 
的，仍然维持有效。庇护七世抗议把这些新的组织条例强加于人； 

' 皇帝只做了含糊其词的答复。然而，1805年5月26日卡普拉拉 
在米兰为拿破仓兼领意大利国王加冕之后才一个月，拿破仑就发 
布了两道敕令，事先未经罗马教廷同意而擅自改组宗教生活。他确 
227 实增加了僧侶的收入，但同时却戚少了教区的数目，取缔一些隐修 
院，幷且限制了僧侶的数目。更有甚者是他于1806年1月1日把 
«民法典》推行到意大利王国。除了伊特鲁利亚王国新君主忠顺于 
242 



罗马教会之外，在意大利各地一:卢卡、巴马、皮亚琴察和那不勒 
斯——教会都成为众矢之的。庇护七世曾以为法国出售教会財产 
等世俗化措施是较小祸害而加以容忍，但看到把<民法典:*>推行于 
意大利势必也把世俗化推行到意大利，他就感到忧心忡忡，因为他 
把意大利视为自己的禁苑，至少从宗教意义上说是如此。 

德意志的情况给教皇带来的忧虑也不少。1803年“帝国大 
法”的后果变得日益严重，因为各邦君正在使教会产业世俗化，幷 
且未和罗马教廷商量便控制管理起教士来。恺撒一教皇主义①甚 
至也在巴伐利亚贏得胜利。旣然各邦君此时已统治信仰不同宗教 
的居民，他们便抛弃了“民随君教”的原则，幷且公然宣吿容忍 
政策，因而就朝着国家世俗化的方向大步前进。起初罗马教廷想 
与维也纳谈判缔结一项德意志教务专约，但是最后还是打消了这 
个念头，因为除非法国施加压力，沒有办法迫使德意志各邦君接 
受这一专约。特別是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创立大帝国旣是企 
图称霸世界的象征，恐怕迟早有一天会向圣门神职挑战，因此，大 
帝国的创建使庇护七世迟迟不愿默认拿破仑为天主教世界的世俗 
兀首。 

然而尽管有着这些灾难折磨，教会还是从拿破仑的保护下获 
得了巨大利益，如若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位世俗君主的话，庇护七世 
决不愿与皇帝决裂。但教皇确是这样的人，所以拿破企不会允许 
教皇损害他的统治。教皇宣称要守中立，但沒有用，因为中立幷不 
包括反法同盟的成员国那不勒斯王国在內。当英军和俄军于1805 
年在那不勒斯登陆时，他们是可以从那里侵入意大利王 国的； 庇护 
七世无力阻止他们假道，这样的事件正是他的亲信左右所欢迎的 
事件。 

①即世俗政府不受罗马天主教控制的理论，从“恺擻的归恺擻，上帝的归上帝” 
—语而来 O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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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法军占领了安科纳，继之又占领了契维塔韦基亚。庇护 
七世提出了抗议，拿破金于1806年2月 B 日的答复 是:要 庇护七 
世加入自己的“体系”、驱逐英国人幷禁止英国人进入其领土。当 
罗马教皇拒绝时，皇帝召回了法国驻罗马大使费什。孔萨尔维的 
致策破产了，于是他便提出辞职。这是最后的决裂，此后拿破企再 
也不给庇护七世写信。 

四月间马尔蒙进入达尔马提亚，丹多洛被指派为那里的“行政 
长官' 然而一支俄军从科孚岛出发，与奧国串通夺取了科托尔港 
口，在腊古扎①，法国的莫利托尔将军遭到了门的內哥罗人的攻 
击^拿破仑利用这一时机迫使维也纳答应给他假道奥属伊斯的利 
亚的权利。就这样，他一登上奧斯曼帝国的 n 坎，便立即想要插手 
其內部‘务，1806年这一年标志着他的东方野心的复活。在艾奥 
尼纳，普克维尔已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事;雷因哈尔被派往摩尔 
达维亚;达维德负有使命到波斯尼亚的帕夏那里去，帕夏正陷于与 
塞尔维亚人的冲突之中。奥斯特里茨大捷加强了法国对土耳其苏 
丹的影响，他终于承认了法国皇帝，幷派遣了驻法大使；作为回报， 
拿破企派塞巴斯蒂亚尼往君士坦丁堡，他是8月9日到达的。与此 
同时，土耳其与受英国支持的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但 
马尔蒙的第二军团事实上仍然是象驻扎在意大利的军队那样被牵 
制在达尔马提亚。 ， 

1805年的战爭异乎寻常地扩展了拿破仑经略的范围，以至使 
得法兰西帝国变成只不过是“大帝 国”的 核心，而“大帝国”本身便 
开始 由一些法律文件组织起来。皇帝把他新创建的各国视为 
“联合的国家或眞正的法兰西帝国”。虽然他任意引据许多历史先 
例，但他所采用的组织却是独具匠心的。最高一层是些国王和王 


①腊古扎(意大利语)今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达尔马提亚港口 t 不可与意大 
利西西里岛上同名的腊古扎相混 P —译者 



侯，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內是世袭的，拥有主权的，如约瑟夫、路易、 
缪拉，缪拉是3月15日被封为贝格大公的。其次是附庸的王侯， 

他们也拥有主权、甚至也是世袭的，不过他们的领地只限于在“采 
邑”之內，每当所有权改变时，这些领地就要另行賜封，象这样的情 
况有 :皮昂 比诺的埃利茲、成为纳沙泰尔亲王的贝尔蒂埃。在他们 
之下是旣不拥有军队又无钱财的 王侯： 本尼凡托亲王塔列朗、蓬 
特*■科沃(这两块领地一直是罗马教皇和那不勒斯国王爭夺的对 
象)亲王贝尔纳多特。再低一层是单纯的采邑，这些采邑只有实利 
沒有 主权: 拿破企在那不勒斯王国保留有六个公国，在威尼西亚创 
立十二个公国，以分封给一些功勋卓著的法国人。 

这还不是全部。这些王侯和国王从理论上讲是独立的，但象 
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个人都是拿破仑的附庸，虽然他们的国家幷 
非采邑。实际上，他们是法国皇族的一部分，共和十二年宪法规 229 
定，皇族要受1806年3月31日颁布的特別法规的约束。这顼法 
规为皇族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法律身份；它授权帝国元首监护未成 
年者和对成年者实行家长的权力，包括批准他们结婚以及监禁他 
们的权力。此外，各亲王，甚至是享有主权的亲王，仍然是帝国的 
大勋爵。这样，庞杂的组织结构很大部分是按照家族公约的槪念 
建立起来的，它旣令人回忆起波旁王室的姻亲组织网，又反映出拿 
破念对其氏族的眷恋。在他看来，家族关系是最为牢固 f 力的关 
系。因此他也把这种政策扩展到各盟国。1月15日，欧 g •德 • 
博阿尔內终于与巴伐利亚公主奥古斯塔结了婚，同时皇帝认领了 
他，虽然他幷不因此享有法兰西皇位的继承权。约瑟芬的侄女斯 
特凡妮•德 • 博阿尔內也被认领了，幷让她嫁给了巴登大公的继 
承人。贝尔蒂埃不得不抛弃维斯孔蒂夫人而娶了巴伐利亚的一位 
公主。第二年热罗姆跟符腾堡王室攀了亲。出于同样的动机，现 
在再加上切望得到一位直系继承人，这就预示了皇帝势必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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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娶。 

应时而生的大帝国仍然是罗马帝国槪念的首次体现，这种槪 
念已暗含于拿破仑在1804年所采用的皇帝称号之中。他现在毫 
不犹豫地公然以西罗马帝国的复兴者自居，幷且要求拥有他的“杰 
出的先人”査理大帝所拥有的种种特权。这些历史权利的要求特 
別有损于教皇国的地位，这是理所当然的。拿破企1806年2月13 
日的信提醒庇护，虽然查理大帝曾是由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 
帝”，他仍然视教皇为受他庇护的人；他把授予罗马教会的世俗领 
地只是作为他自己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而拿破仑也是这样。 
他对庇护七世写道“陛下是罗马的教皇，而我是罗马的皇帝，”这个 
令人叹为观止的充分体现皇帝威严的筒洁公式已经表明，大帝国 
甚至是在它建成之前，已显出它只不过是一统天下的开始。 

四、与普鲁士决裂 ( 1806 年） 

这样一种政策本不能指望带来全面的和卒。可是客观形势却 
使这两个仍然干戈相见的强国有和谈余地。在英国，皮特在他的政 
230策又遭到灾难性的失败和反对党猛烈的攻击之后，于1806年1月 
23日忧愤而死。辉格党再一次荽求让欧洲大陆听天由命，他们认 
为和平，中止法国入侵的唯一手段。輻克斯说，“如果我们不能削 
弱法国^庞大力量，那末，制止它的发展对我们终归有点好处。”換 
言之，他建议再次实行阿丁顿的试验，尽管当时幷沒有出现1801 
年危机的征兆。虽然他的朋友们未必都同意他的想法，但是他们 
都感 意谈判，只要能使他们掌权就行。国王召见了格论维尔，后者 
坚持要輻克斯入阁•.这一次他成功地把福克斯拉入內阁，让他负责 
外交部。辉格党的领导人——格伦维尔、谢尔本的儿子佩蒂勋爵、 
格雷勋爵的儿子霍威克勋爵和厄斯金，再加上现在成为西德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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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爵的阿丁顿，组成了“人才內阁”。 

激怒了英国公众的是辉格党的国內政策 •. 他们停止施行爱 
尔兰的戒严令，幷且正再次考虑解放天主教徒问题。然而沒有人 
反对试探和平。主战派由于普鲁士的态度而遭受挫折，因为普鲁 
士为了获得汉诺威而甘愿同法国结盟。当英国于5月11日对普 
宣战、幷封锁德意志北海沿岸时，普鲁士关闭了它的波罗的海各港 
口，禁止对英贸易，从而引起了商业利益集团的恐慌。早在2月 
底，輻克斯因为通知法国一项谋害皇帝性命的阴谋而重新打开了 
通向巴黎的渠道；塔列朗报以和谈的建议。亚尔默斯励爵一他 
一直被拘留在法国，是一些上层人物的密友，——作为居间调停 
者出发到伦软，幷于6月17日作为具有全权的中间人返回法国。 
顧克斯拒绝谈判任何协议，除非俄国也参加谈判，他也拒绝以亚眠 
和约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他坚持以“实际占有”作为谈判基础， 
但把汉诺威归还英国作为例外。拿破企原则上幷不反对，因为他 
考虑到可以给普鲁士找到某种补偿；然而他却不让普鲁士知道事 
态的发展，因为他知道普鲁士一定会反对的。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也决定参加谈判。普鲁士的背叛使得恰^ 
尔托雷斯基的影响增加了。他于1月间劝吿沙皇放弃为欧洲仲裁 
的宏伟计划，而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俄国的利益上，即集中于东 
方。他认为奥斯曼帝国的形势对俄国是大有可为的。1805年3 
月，塞利姆三世正式建立起他的新的常备军，土耳其近卫军步兵 
从此威到不安稳。同时，鲁梅利亚的各帕夏由于担心自己的权位 
难保，便勾结多瑙河两公国的小邦君拿起了武器，这些小邦君， 
尤其是伊普西兰蒂,都是被俄国利用的。塞尔维亚人公开造反了。 
1804年3月，一直与奧国谈判的奈纳多维奇被杀死了，他的同胞 
在卡拉-格奧尔吉领导下举行起义，在沙皇的支持下，他们要求自 
治。1805年夏季，他们选出了民众议会，议会创设了元老院，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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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苏丹请愿。土耳其人无力征服他们。恰尔托雷斯基意识到， 
胜利的拿破汆必将阻挠俄国对外扩张的政策，这一看法不久便得 
到证实。塞利姆拒绝续订他与俄国在1798年签订的条约，他也拒 
绝缔结一项贸易协定。6月间，他撤销了“特准令状”，根据这项令 
状，曾准许列强把归化证书授予奧斯曼帝国的臣民。从1806年5月 
以来，一支俄军在询德涅斯特河集结，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阿巴 
思诺特催促英政府派遣一支舰队。恰尔托雷斯基建议在西方采取 
守势，幷且与拿破念进行谈判：如果后者不干涉俄国在东方的行 
动，便可达成一项交易，而着手瓜分土耳其。他同法国领事莱塞普 
斯举行会谈，幷于5月12日通知他，俄国大使奥布利尔已启程经 
维也纳赴巴黎。此外，拿破金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政策预示着对奧 
国要发动一场新战爭，这一场战爭可能会使奥国完全覆灭;奧布利 
尔后来一直坚持说，他曾接到训令，为了拯救奧国要不惜任何代价 
缔结和约。 

当拿破仑获悉这一使命之后，他改变了态度。他一直在与輻 
克斯谈判，以期孤立俄国；但是換另一种政策引起了他更大的兴 
趣，因为最难击败的对手是英国。他立刻要求英国把西西里交给 
约瑟夫，幷且补充说，费迪南四世可在其它地方取得补偿。亚尔默 
斯提出抗议，结果谈判中断了。当奥布利尔于7月6日到达时，他 
立刻受到诱骗和恫吓，幷对他不断施加压力：他被吿知，俄国可以 
232 保留爱奥尼亚群岛幷且享有两海呋的自由通航权；甚至可能把阿 
尔巴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交给费辿南，以便在法、土两国之间建立一 
个对俄国友好的缓冲国。亚尔默斯得知这一建议后幷沒有反対, 
虽然他到此时为止仍然拒绝讨论西西里问题。来因邦联的创建终 
于使奥布利尔做出 决断； 他确信，如果他不让步，奧国就要完蛋, 
所以他于7月20日签订了和约。拿破仑在最后一刻以巴利阿里 
群岛替換了准备给费迪南的巴尔干一些地区。俄国至少是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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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地 位:它 虽然失 去了科 托尔，但仍然保住了爱奧尼亚群岛， 
使法国放弃了腊古扎，幷把土耳其置于俄、法的共同保证之下；此 
外，拿破企答应从德意志撤军。亚历 W 大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也不 
会得到如此巨大的 收获！ 英国人当时大为震惊。福克斯承认那是 
“一个使人威到屈辱的协定' 他发现英国再次被抛弃了。亚尔默 
斯步奥布利尔的后尘提出了一项和约草案，拿破企于8月6曰沒 
有做任何根本变动就答复 了他： 英国将占有马耳他和好望角，重获 
汉诺威，同意把巴利阿里群岛交给费迪南，幷承认约瑟夫，因而就 
默认把西西里给约瑟夫。看来拿破企分別谈判的两面手法似乎即 
将获得成功了。他在给约瑟夫的信中已经把自己看成是地中海的 
主人，“这是我的政策的主要的和不变的目标”——至少暂时是这 
样，因为他心目中还有许多其它计划。 

突然间，风向变了。有很多理由使人产生怀疑，亚历山大是否 
会批准这一和约，因为他刚刚解除了恰尔托雷斯基的职务，此人的 
政策触怒了强烈仇视拿破企的亲英派的俄国贵族。7月9日，沙皇 
任命布德贝格男爵为新外交大臣，他是一个出生于波罗的海沿岸 
的德意志人，他只关心欧洲大陆事务,幷颇为同情普鲁士。英国是 
可以期待从这一任命中获得好处的。此外，福克斯已经改变了态 
.度， 他的同僚比他更为严厉地谴责亚尔默斯的草案。一个新的但 
却仍与法国十分友好的全权代表洛德代尔被派往巴黎，再次要求 
以“实际占有”为谈判的基础，然而却可以答应交出西西里，其条件 
是要能为费迪南找到一个稍为象样的补偿。拿破企拒绝重开谈 
判,他指望俄国批准条约，以迫使英国退让。但是现在弗里德里希- 
威廉三世的态度使沙皇拒绝了批准这一条约，也许他与法国谈判 
不过是为了诱骗普鲁士。 

毫无疑问，皇帝绝不希望与普鲁士决裂；当决裂时，他深威失 
望和烦恼。历届革命政府和皇帝本人长期寻求与普鲁士联盟，以233 


便使奥国和俄国变得软弱无力，幷将英国人拒于德意志以外。因 
此，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态度完全是仁慈的，如果普鲁士肯象西班牙 
_样纳入他的“体系”，也就是变成一个附庸国的话，拿破企把这一 
点对普鲁士讲得淸淸楚楚。国王不顾豪格维茨多次警吿，固执地 
坚持一种不幸的想法，拒不接受肖恩布鲁恩条约的原来条款，只肯 
接受经他修订的条款；在未缔结全面的和约之前他不想呑幷汉诺 
威，而只是占领它，以免与英国的关系破裂。他的胃口也增大，他 
声称有权保有安斯巴赫、幷获得汉撒各城市。当拿破企于1806年 
2月1日收到这些可观的建议时，他刚刚得知皮特之死。他宣称, 
普鲁士的反建议废除了肖恩布鲁恩条约，2月15日，他迫使豪格 
维茨签署了另一个条约，这一条约强迫普鲁士立即吞幷汉诺成，幷 
对英国人封闭它的一些港口，不仅要交出安斯巴赫和纳沙泰尔，还 
要交出普鲁士还保有的克累弗公国在来因河以东的那一部分，拿 
破企把这一部分幷入贝格公国，幷迫使普鲁士同意法国在威塞尔 
驻军。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投降了；这是一个他永远不能原谅 
的可怕的惩罚，而普鲁士的主战派则更加不肯原谅。 

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暂时心灰意懶的主战派很快又增长 
了力量。然而一直到最后,在普鲁士仍有一些拿破仑的崇拜者•.比 
洛,未来的独立战爭中的英雄的兄弟，他写了一本关于1805年战 
役的书，他在书中对待普鲁士颇为 严厉； 布赫霍尔茨，他在自己的 
<新利维坦》—书中用霍布斯①的哲学来赞颈拿破仑帝国的专制主 
义;在军队里有马森巴赫，他原籍是符腾堡。另一方面，宮廷是拥护 
战爭的。路易莎王后把拿破仝拿来同溫文尔雅的亚历山大作对比， 


①托马斯•霍布斯 （1588 —1679年）,英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政治思想 
方面主要著作之一是《利维坦 H 1651 年)。“利维坦” 一词原指基督教《圣经&中巨型怪 
兽，霍布斯用来象征国家；他认为国家对个人有支配一切的杈力，理想的政体是君主专 
制。他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成尔独裁制迪理论根据。一译者 



到处散布反对“魔鬼”和“地狱的渣滓”言论。这些情绪赢得了国主 
的堂兄路易-费迪南、他的妹妹(她嫁给了拉齐维尔亲王）、顧斯伯 
爵夫人以及她的妹妹贝格夫人的共鸣。施莱尔马歇、亚历山大•冯 
•洪堡、约翰•米勒和默克尔都转变为敌视法国。很多军人，如 
法尔、沙恩霍斯特和布呂歇尔则急于采取行动。哈登堡支持他们， 

4月，施泰因要求国王解除他所宠爱的顾问洛巴德和拜姆的 职务； 

在战爭前夕王室的亲王们再次提出这一要求。弗里德里希-威廉 
生气了；可是他也咸到焦虑不安，所以就暗中力图重新赢得沙皇的 
友谊。他派遣不伦瑞克公爵去向亚历山大保证，尽管普鲁士与拿破 234 
企结盟，它永远不会对俄国作战； 6月23日，当他得知奥布利尔所 
负的使命时，又用书面重申了这些保证。至于哈登堡，他与俄国大 
使阿洛佩尤斯进‘行了秘密谈判，按照上述方针缔结了一项协定，7 
月24日，沙皇签署了这项协定。 

来因邦联的创建更加深了普鲁士的不满情绪。的确，皇帝认 
为绝不反对普鲁士组成北德邦联，普鲁士在1795至1801年间一 
直抱有这一伟大梦想。但是他不准汉橄各城市成为其成员，幷且 
吿诉萨克森，它完全有拒绝参加北德邦联的自由。黑森选侯也不 
敢加入。更糟的是，8月初亚尔默思在巴黎就向普鲁士大使卢凯 
西尼泄露了将要从普鲁士手中夺走汉诺威的消息。布呂歇尔报吿 
说，法军疋在来因河一带集结> 从弗兰科尼亚也传来类似的警报。 

这种谘言最后使弗里德里希-威廉下了珠心。他确信汊诺威处于 
危险之中，在沒有澄淸事实眞相的情况下就通知了沙皇，幷于8月 
9日进行了动员。整个8月他都很苦恼，不知道奧布利尔签订的 
条约结果将会如何。实际上弗里德里希-威廉自己的决定已经使 
得奥布利尔条约失去了作用，而且沙皇也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得 
知这种情况后，国王于9月6日写信给亚历山大，表示“我除了战 
爭外別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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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1805年那样，拿破仑直到最后一刻还不肯相信正在发生 
的事情。8月17日，他甚至下令准备把帝国大军撤回法国，因为德 
意志问题随着弗兰茨的退位已经解决了。直到8月26日他还称普 
鲁士动员的消息是“可笑的”，但是到9月3日，当亚历山大拒绝批 
准奧布利尔条约时，他才明白了。他从中看出，一个新的反法同盟 
正在形成。9月5日，他发布了第一批 命令； 全面的训令直到19 
曰才发出。9月13日顆克斯死后，他的同僚确信俄国和普鲁士是 
可靠的，幷由于攻陷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受到极大 鼓舞; 他们又增加 
了要求。9月26日，他们坚持要求把达尔马提亚给费迪南 四世; 
10月5日，由于拿破仑的拒绝使谈判停下来。他那时已在班贝克, 
正在去击溃普鲁士的璋中。他象上次战役一样临时仓促草率地准 
备了这次战役。当他到达弗兰科尼亚时，他的^令甚至还沒有执 
行，他解除了维尔曼齐将军的兵站总监职务，而派达律继任。士 
兵们在沒有大衣的情况下就出发了，其中大部分都沒有替換的鞋, 
只带了几天的面包和饼干。然而这次战役象风卷残云一般，所以 
235他们遭受的痛苦较少。10月1日普鲁士已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 
军撤到来因河西岸；拿破企于7日在班贝克收到了这份最后 通牒; 
到14日，普军已全部覆灭。 

五、耶拿战役与奧尔施泰特战役。冬季战徕 
(1806 —1807年） 

普鲁士却对自己的军队充满信心，而全欧洲也这样相信它。甚 
至在法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只有在摧毁弗里德里希大王的军队之 
后，拿破仑的声誉才眞正确立起来。自从普鲁士军队赢得荣誉时 
起，它似乎毫无变化。虽然自从尼德兰和德意志不再能提供兵员 
以来，征募外籍兵已变成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普军里至少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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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八万名外籍士兵。军队的其余部分是由从农民中征召来的“区 
乡兵员”组成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免服兵役，而大部分军官则由容 
克地主充任。这支全然沒有民族特征的军队，在旷野进行线形队 
列的战斗训练，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此时普军是由若干营步 
兵组成，但是他们沒有作为散兵进行战斗的训练。骑兵仍然是很 
好的，但是炮兵的装备很差，工兵和医务几乎都不存在。指挥战爭 
的理论几乎也不再有任何进展。团以下沒有再划分较小的单位。 
行军依据军事仓库的所在地而定行程，部队经常为庞大的行李辎 
重队所拖累。谁也沒有看出来，这支军队在与法国革命的战士相 
遇时，就显示出它是一支非常落后的军队，也沒有人看出，这支军 
队的最大缺陷是它已不惯于作战。连长在本连队为所欲为，由于 
和平时期请长假的人多，吃空额捞了金钱，他们把一场战役视为一 
场灾难。指挥官年已衰老，缺乏果断;所以这些部队虽然旣勇敢又 
训练有素,但由于缺乏得力的领导而失败了。 

如果普军不是过于自负，越过易北河、而是留在易北河东岸等 
待俄军的话，他们是能够避免一场灾难的。就亚历山大来说，他比 
1805年更加行动迟缓，因为他还注视着土耳其。8月24日，塞利 
姆单方面地免除了多瑙河各公国小邦君的职务；但是由于俄国最 
后通牒的威胁，他又于10月15日让他们官复原职。与此同时，米 
切尔森的军队受命去占领各公国。结果，不 R 拖延了反对拿破仑 
的战爭准备工作，而且还使俄军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普军以三路主力大军向图林根集中。这三路主力大军 是：不 
伦瑞克公爵和国王率领的六万人；霍恩洛厄率领一支五万人的部 
队穿过了德累斯顿以便带动萨克森人；呂歇尔带领的三万汉诺威 
人取道黑森。瓦尔米④的敗将不伧瑞克在他的部属中几乎沒有什 

①瓦尔米是法国马恩郡东北部一小村，1792年9月20日，法军大畋不伦璀克牟领 
昀普奥联军于此，击退了欧洲反动君主对法茵革命的武装干涉。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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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威望，他旣不善于集结部队，也不会掩蔽部队，甚至也不能贯彻 
作战计划。他打算向美因河进军，以便威胁法军的作战通信线路， 
而霍恩洛厄則打算穿过弗兰科尼亚森林正面迎击法军。最后，霍 
恩洛厄向耶拿移动去靠拢不伦瑞克的部队，但他沒有能与不伦瑞 
竞会师，而留下了两个军在萨勒河。普军还沒有来得及集结他们的 
部队就遭到了袭击。 

拿破仑留下路易和莫蒂埃保卫来因河；他的德意志盟国固守 
后方。9月25日前后，他的主力部队集结在纽伦堡附近，以美因 
河和弗兰科尼亚森林为掩护。总共六个兵团，再加上骑兵后备队 
和近卫军共约十三万人。对于拿破金来说，必须在俄军到达之前 
击敗普军，他担心他们正固守在易北河东岸。当他听说他们正在 
行军途中肘，他推断，他们不是朝着美因茲就是朝着维尔茨堡进 
发；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与他们在美因河一带交战，迂回包抄他 
们的左冀将会使他们朝着来因河方向撤退。当看到他们仍按兵不 
动时，他就于10月7日至9日兵分三路纵队穿过弗兰科尼亚森 
237 林，以便切断他们向易北河的退路。內伊和苏尔特未经战斗就进入 
霍夫村；缪拉、贝尔纳多特1达武和近卫军把陶恩齐恩的一师人 
赶出了施莱茨；左边的拉纳和奥热罗袭击了萨尔费尔德，在这里费 
迪南亲王被击败身亡。接着，部队向北进发，然后转头向西挺进； 
与此同时，缪拉扑向来比锡，他获悉这里的普军正在退却。萨勒河 
有两个可以涉水渡河的地点•.克森和卡赫拉。达武占领了前者;拉 
纳和奧热罗夺取了后者，然后沿左岸前进，到达了耶拿，幷占领了 

兰德格拉芬山-个能控制霍恩洛厄扎营处的高地。拿破企以 

为普军的主力驻扎在这个平原上，便命令內伊、苏尔特、近卫军以 
及部分骑兵在兰德格拉芬山 集结； 其佘部队由贝尔纳多特率领从 
瑙姆堡被调回到德恩堡，受命在必要时向炮声轰鸣的方向进军。 

事实上，不伦瑞克和国王率领着七万人正在向克森渡口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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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恩洛厄只不过有五万人，而且这五万人甚至还未集结起来。拿 
破仑于10月14日投入了五万六千兵力去对付霍恩洛厄。拉纳和 
莽尔特从兰德格拉芬山长驱直下，击溃了敌人的第一道战线，继 
而进攻第二道战线,幷且迂回包抄了敌人的左翼，而奥热罗因道路 
崎岖，进击稍慢，最终还是威胁了普军右翼。经过一番激烈抵抗 
之后，普军大败，溃不成军。率领部队赶来增援的呂歇尔，赶到战 
场后也只落得同样的下场。在这段时间內，达武带领的二万六千 
人却担负着迎击在奥尔施泰特附近的普军主力部队的重担；不论 
瑞克受了致命伤，他的部队惊慌逃奔，撞上了从耶拿畋退下来的逃 
兵，这些逃兵和不伦瑞克的敗军混在一起，更是溃不成军。至于贝 
尔纳爹特，虽然他确实在德恩堡渡过了萨勒河，但是他一向心怀不 
轨，便与两个战场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普军死伤二万七千人，被 
俘一万八千人，几乎丢掉了他们全部野战炮。 

缪拉、內伊和苏尔特穿过哈次山区追赶敌人残部，俘获二方 
人，可是却让几个军团逃掉了。法军主力经来比锡直下柏林，达武 
于27日首先进入 柏林; 他与奥热罗从柏林渡过奥得河，迫使库斯 
特林要塞投降。对敌人的追击现在变得更加有条不紊了，霍恩洛 
厄被截断通往什切靑的路，于28日在普伦茨劳缴了械。布呂歇尔 
设法到达了卢卑克,但却于 n 月6日在那里被俘。当时残留下的 
普军只有在东普鲁士的莱斯托克的一个分队。远至维斯杜拉河的 
所胥要塞都开门投降，只有西里西亚各城镇和由格奈森诺防卫的 
科尔贝格除外。民众毫无反抗，文职宫员宣誓效忠拿破企。被征服 238 
的地区迅速地被组织起来，幷且要交纳一亿六千万法郞的军税（这 
还沒有把强行征用的计算在內），以便获得法国军队完全缺乏的各 
种军需 物资。 

拿破仑马上就开始采摘自的胜利果实了。早在9月27曰， 
维尔茨堡大公就加入了来因邦联;12月11日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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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也加入了邦联，幷接受了国主的头衔；萨克森的公爵们于15日 
加入了邦联，中德意志的其它王侯最后也都随着加入了。黑森-卡 
塞尔和不伦瑞克公国，以及富耳达一起被幷掉了，富耳达的邦君奥 
伦治公爵曾站在普鲁士一边参战，因此被剝夺。弗里德里希-威廉 
三世本人似乎是甘愿附庸称臣，以便保住自己的王位。卢凯西尼与 
察斯特罗同迪罗克谈判一项和约，和约规定割让整个易北河以西 
的普鲁士领土，阿尔特马克除外，幷对英国人封闭陂罗的海各港 
口。10月30日签署的这一和约于11月6日由国王批准了。 

可是，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当拿破仑于10月27日进入柏林 
时，他在档案中发现了普俄之间的一项协定的证据，于是他开始散 
播关于普鲁士王后同沙皇亚历山大之间关系的流言蜚语。他很快 
就明白，俄国将会前来帮助普鲁士，彼得堡的贵族中间爆发了好战 
的愤怒情绪，东正教将拿破企逐出教会。11月9日，皇帝决定延 
缓签署和约，而代之以一项要求以维斯杜拉河与布格河为界的停 
战协定；国王的军队要驻扎在东普鲁士，在必要时，他们将从那里 
赶走俄国人。此外，他还宣称，在未能签订一项包括归还法国殖民 
地以及保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全面和约之前，他将不从普鲁士王 
国撤兵。11月21日，他的这些意图在提交给元老院的一篇咨文 
中公开发表了。实际上，普鲁士已被作为抵押品；看来，它所处的 
被囚禁地位很可能还将持续一段时间。.随着军队的前进，它有计 
划地沒收了英国货；随着汉撒各城市被占领，德意志现在停止了 
‘ 对英国的贸易。拿破金在11月21日著名的柏林敕令中宣称，不 
列顛诸岛“处于封锁状态' 那就是说，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即进行虛拟封锁。结果，无论是直接来自英国的船，还是来自 
它的殖民地的船，都不得驶入帝国的港口。 

有人认为“大陆封锁”是“大帝国存在的理由”，情况根本不是 
239 这样； 封锁的扩展是帝国对外征服的自然结果。由于拿破念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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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海洋，因而著名的柏林敕令本身对业巳存在的对英国货物的 
禁令幷沒有增加任何新东西。富有意义的新情况是，由于中立国 
无形中受到打击，封锁就会失去自拿破企执政以来就给予它的那 
种保护主义的根本特点，从此以后，它变成了一种攻击性的武器。 
胜利又使拿破仑完全转回到1798年督政府采用的政策上去。联 
合欧洲大陆反对英国的意志已经形成了，因此就使“帝国的”和罗 
马的观念在当代玫治中具有了现实意义。“我要用陆地的力量征 
服海洋，”拿破仑这样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柏林敕令标志着一个转 
折点。 

普鲁士的谈判全权代表由于眼光短浅而于11月16日接受了 
停战协但是国王却拒绝了这一协定，同时他身不由己地和反法 
同盟连结在一起。拿破企不等国王作出决定就一直进军到维斯杜 
拉河。11月27日，部队到达华沙。可是皇帝不得不在柏林停留 
一个月以便调集援军和充实士兵装备。莫蒂埃被派遣去占领瑞典 
的陂美拉尼亚，幷封锁斯特拉尔松。已表示悔改之意幷答应取消 
与美国人联姻的热罗姆率领德意志各邦部队去包围西里西亚各要 
塞。1806年度征募的新兵已启程开赴前线。与此同时，向维斯杜 
拉河的进军已经把波兰问题公开提出来。陂兰人在法军进军中就 
举行了起义，幷驱逐了普鲁士的行政官员。参加起义的主要是资 
产阶级和贵族，但他们的看法不一致:有一个由拉齐维尔公爵领导 
的亲普鲁士派，其中不止一个贵族从那仿照普鲁士的先例建立的 
抵押银行中得利•，尤其是还存在一个亲俄派。恰尔托雷斯基再次劝 
说亚历山大抢在拿破金之前宣布自己为波兰国王，他的这一建议 
得到了涅姆策维奇和大主教谢斯琴策维奇的支持，后 者痛笃 了“波 
拿巴的虛伪良心”。波尼亚托夫斯基本人直到12月末还在犹豫不 
决。波兰的大贵族担心万一失敗会遭到报复；他们也同样惧怕法 
国获胜，因为法国的胜利将会解放他们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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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不得不与俄军作战的拿破仑不能拒绝別人给予的 
援助。早在9月20日，他就授权札荣切克将军成立一个由普鲁士 
240军卩人中逃出的波兰人组成的军团。耶拿战役之后，顿布罗夫斯基 
将军和韦比茨基将军就受命在起义地区组织三个军团。同样被召 
去的科斯丘什科则要求给以保证条件。拿破企无意答应重建波兰 
国家，因为这将触怒沙皇幷会引起奧国干涉。科斯丘什科谴责拿 
破金对重建波兰保持缄默是出于自私:“他只想到他自己。他憎恶 
所有的伟夫民族性，更加惽恶独立精神。他是一个暴君。”这是一 
个透彻的论断，但却也是对这位皇帝的保留态度的一种误解:如果 
条件可能的话，他幷不反对恢复波兰人的国家，以便使波兰成为帝 
国的一个附庸国。但波兰人能否自 治呢？ 他对此表示怀疑，他的 
某些元帅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何况此时去做也未免言之 过早。 
因此他沒有做出任何许诺，尽管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她与拿 

破仑一起渡过了整个冬天，而且他也在热烈地爱恋着她-再 

恳求他。他只在波森为顿布罗夫斯基设立了一个临时行政机构。 
后来于1807年1月14日在华沙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该委员 
会推选马拉霍夫斯基为主席。在塔列朗和马雷的监督下，委员会 
把行政权委任给五名督政官，它着手组织波兰民族的军队，幷为拿 
破金的军队供应军需品，还开始效仿法国改革司法制度。 

面临帝国大军，本尼格森和他的三万五千名士兵已经退却到 
那累夫河与弗克腊河之间的一个阵地，以等待布克斯赫弗登的四 
万名增援部队的到来。12月底,拿破企开始进攻本尼格森。23日， 
他和达武在恰尔诺沃强渡弗克_河，幷命令拉纳向普乌土斯克进 
军。其余来自托论和普洛次克的部队计划迂回攻击敌人的中部及 
右翼，幷包围他们。但当时的天气恶劣，那些坎坷不平的道路影响 
了行军的速度。贝尔纳多特留在后面，內伊因为追击普军而迷了 
路。拿破仑力图重整部队秩序，但也无济于事。12月26日，法军 



在拿破金不在场的情况下，对普乌土斯克和戈莱明发动了一场秩 
序紊乱的进攻；俄军坚守阵地后又能够撤离。皇帝认'为自己那些 
缺乏大衣、鞋子和食物的士兵是不可能在森林和沼泽地里去追击 
俄军的，因此他就在帕萨尔格河到华沙之间安置了冬营。 

延伸如此之远的战线是令人惊讶的。位于森林背后的本尼格 
森现在向北移动了。1月末，他渡过了帕萨尔格河,企图进攻贝尔 
纳多特，后者在向托伦撤退。与此同时，莱斯托克进军远至格鲁琼 
次。可是拿破企已经集结他的其它的部队，幷且向北进发以切断 241 
敌人的退路。本尼格森由于捕获一名信使而得悉拿破企的计划， 

因此他能够在帕萨尔格河一带坚持相当长的时间，以便逃跑。在 
穷追之下，为了保住科尼希斯贝克，他于艾劳应战。虽然拿破企只 
有六万人，而敌人有八万人，他还是于1807年2月8日对本尼格 
森展开了进攻。他首先迂回包抄俄军的左冀，然后正面进攻，可是 
奥热罗的军队在一场暴风雪中迷了路，因而遭受了巨大的报失。敌 
军主动出击，法军用骑兵不断冲锋，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击退本尼格 
森。莱斯托克军队的到来使得法军处境更加糟糕；但是正在追击 
他的內伊终千在傍晚7时赶到战场，他迂回包抄本尼格森的右冀； 
本尼格森后来下令撤退。二万五千名俄军和一万八千名法军阵亡 
了。拿破仑停止追击敌军，幷率领部队回到帕萨尔格河彼岸。他在 
沃斯特鲁达设立了自己的司令部，继之于4月1日又将司令部移 
至芬肯施泰因域堡。 

拿破念贏得了这场死伤惨重的战斗，但是他的计划再次失败 
了，还必须进行一次夏季战役。他再次陷子危境;他远离法国，在 
那里战爭正在引起一场工业危机，危机迫使他大量增加政府定货 
和信贷，以避免失业的蔓延。同时，奧国可能会参战，而英国也有可 
能试图在大陆展开活动。艾劳战役轰动了整个欧洲，它加深了波 
兰战役遗谭下来的印象。艾劳战役表明，拿破念的战略和大军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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畺很 不适应这些平原地区和气候条件。布賴特公司不得不承认在 
保证运输方面无能为力•，乡间只能提供有限的军需品•，部队力量戚 
弱了，只有四分之一的士兵能够参加战斗，其佘的则要守卫后方。 
要战胜俄国，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需要做出巨大的努力。 

六、夏季战役与提尔西特条约 (1807 年) 

最筒单的任务是补充新兵。从1806年9月至11月，后备役 
242 和这一年所征募的新兵的一半被派往来因河，克勒曼又从这里把 
他们一队队地派往前方去。另一半的新兵也以同样的方法于10月 
至12月派遣出去。正当拿破企启程到前方去时，他提前征召了 
1807年度的 新兵; 这批士兵也在冬季走上征途了。最后于1807年 
4月，1808年度的新兵也被征募，这些新兵刚到兵站就被立即派 
出，裝备不齐，幷且完全缺乏军事训练。带领新兵也变得困难起 
来，首次用新兵组成“临时团队”，同一些幸存的千部混合编在一 
起。帝国总共征募了十一万名士兵；同时，盟国军队由四万人增到 
十一万二千人，其中有德意志军队、荷兰军队、波兰军队、由拉•罗 
曼纳侯爵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以及意大利军队。1807年7月15 
fl ， 在德意志境內的帝国大军达四十一万人，为1806年9月兵员总 
数的二倍。大约有十万人参加了弗里德兰战役。此外，皇帝还在 
意大利驻扎着十二万人，监视着奥国和西西里岛，另外还有十一方 
人（其中有一些国民自卫军步兵)保卫着海防。 

组织运输和供应要困难得多。私人公司在供应军需品方面的 
失敗使皇帝把后勤工作都军事化了，至少原则上是如此。炮队扩 
充了，幷组织了辎重队;设立了军粮总局，幷委派马雷的兄弟负责。 
243 这样 1807 年战爭的结果使得国家的职权扩大了。但是不应由此推 
断说，这一切改变了拿破念战爭的特征。新的组织机构从未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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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需要，大部分车辆仍然是在行军途中偶然获得的。军粮总局局 
长几乎是不管正在战斗的部队，否则就不成其为“以战养战”了。 
1807年战役期间，拿破金从法国仅调去三万匹军马用以补充在波 
茨坦和库尔姆的新马站_,他认为就地征用一切军需品却更为经济 
和便利。在德意志设立了作坊，幷和当地的船夫和马车夫订立了 
运输合同。困难多半仍然还是难以克服的。在货物不能运输的情 
况下，保持连续不断的生产也无济于事。充塞在维斯杜拉河东部 
——欧洲人烟最稀少的地区——的战士们所能获得的东西仅仅是 
能使他们免于饿死而已。到7月为止，法军才收到了二万六千件 
大衣，五万二千件短上衣，和同等数量的裤子；在后方仍有大批的 
鞋子储备着沒有穿用。俄军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象往常一样深 
受苦难。而他们的盟军的条件也幷不好些，尽管他们是在本土作 
战。东普鲁士全境遭到彻底蹂躏和掠夺。 

拿破企一边备战 ，一 边进行谈判，试图在反法同盟各国中播下 
不和的种子，幷使奥国保持中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那种坚决 
的姿态为时不长。12月16日，他把外交大臣的职务交给施泰因， 
但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不肯撤換他的亲信顾问，也不肯组成一个 
政见一致的政府,施泰因拒绝了，这使得国王对他很生气。仍然负 
责外交的察斯特罗急于同法国谈判，因为他担心自己的产业会被 
沒收。拿破仑在11.月16日的停战协定的谈判失败之后曾宣布，除 
非签订全面和约,否则就不进行谈判。于是国王就听从了劝告，要 
求俄国和英国赞成谈判，他们同意了，其条件是，法国必须首先提 
出和平谈判的基础。在这期间，拿破仑由于处境困难，便又想与普 
鲁士单独媾和，而他自己曾使普鲁士想媾和的建议遭挫。他在1月 
底向普鲁士建议谈判，幷在艾劳战役后派贝特朗到科尼希斯贝克 
去肯定谈判的诚意。国王派克莱斯特上校去芬肯施泰因作为回访。 
拿破仑坚持了自己的条件，同时也同意召开一次会议，4月，当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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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鲁士为会议提交了一份正式建议时①，他便接受下来。6月9日， 
国王通知了 英国； 到这时，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了。拿破企从这些谈 
判中得到的好处是，这些谈判招致了亚历山大对普鲁士的不满。4 
月2日，沙皇到达梅默尔规劝国王以哈登堡接替察斯 特罗; 4月23日， 
他诱导国王签署了巴滕施泰因协定，从而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同盟 9 
直到那时，普军还沒有失去希望，因为俄军仍在竭力拯救但泽。可 
是，这座要塞城市的陷落，以及容克地主对盟军过分放肆的行为的 
抱怨，使得两国关系忽然冷淡下来。因此，亚历 W 大心中开始模糊 
地形成了逐渐把他引向提尔西特和谈的思想。 

奥地利的态度只能促进沙皇这种想法。新宰相施塔迪翁伯爵 
急欲进攻拿破企；但是他断定，法军仍然是个劲敌，对普鲁士和 
俄国的野心他也威到不安。所以，奧国进行备战，待机而动。自 
10月以来，拿破企就一直在交替使用着引诱和威胁手段，他建议 
结盟/但沒有提出別的，只提出以加里西亚交換西里西亚，幷且还 
坚持要奧国停业武装。施塔迪翁却在故意 回避； 可是，1月间他却 
派遣了文森特男爵到华沙与塔列朗谈判，而塔列朗毫不费力地使 
文森特陷入他的圈套中。施塔迪翁要摆脫其它的谈判代表而且还 
要不得罪他们则更为困难，他 们是： 俄国大使拉粗莫夫斯基，跟他 
一起的还有波佐•迪•博尔戈，一个效忠沙皇的法国亡命者，以及英 
国代表阿戴尔。召开和谈会议的计划及时地使奧国从窘境中解脫 
出来。3月18日，施塔迪翁提出一项调停建议,4月7日经过塔列 
朗同意，这一建议成为芷式建议②。当谈判各方都接受了这一调停 
建议时，拿破企却突然变得沉默起来，他将塔列朗召到身边，整个 
5月都沒有给文森特答复。就这样，拿破仑在奧国出面调停之前 
就可以重开战端，而这是亚历山大决不能原谅奧国的。 

①作者大概是指奥国，不是普鲁士。见下文。一英译者 
( D 见俞注。_一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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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令亚历山大激怒的是英国的态度。福克斯死后，他的同僚 

仍然在当权，霍威克勋爵继顧克斯出掌外交部。他们的政策变得越 

来越显示出岛国的偏狭性。攻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公众唯一 

关心的是西属美洲；一些军队被派到了那里去，对地中海东部沿岸 

诸国的远征占用了可动用的部队，因此，沙皇要求英国在大陆发动 

牵制攻击，英国就沒有办到。西西里岛本可以作为一个进攻意大利 

的极好基地， 可是輻 克斯将军是玛丽亚-卡罗莉娜的冤家对头，幷 

且也沒有得到增援部队，他宣布他自己不能粢取任何行动 。英 国政 24 S 

府仍然舍不得花钱，它拒绝担保俄国发行的一笔公债。英国政府的 

外交也不够灵活。它到1807年1月28日才同普鲁士签订和约，条 

件是要普鲁士从汉诺威撤军;甚至在此之后，英国仍故意冷落普鲁 

士。英国驻科尼希斯贝克和圣彼得堡的大使哈钦森和道格拉斯旣 

不灵活变通又不干练，幷且暴露了他们自己是拿陂企的热情崇拜 
« 

者。最后，內阁于2月因天主教徒问题而岌岌 可危; 国王终于答应 
撤消宣誓条例，但仍拒绝授与天主教徒较髙的军阶，在海军中尤其 
如此。3月7日，內阁 辞职； 托利党，又执政了，幷以“不要天主教” 
为口号进行竞选。政府只是在名义上由波特兰公爵领导；政府的 
重荽部门又由皮特的门徒掌握，他们要恢复皮特的对欧洲大陆的 
政策，幷且在政策的实施中显示出同样不屈不挠的决心。埃格蒙 
特勋爵之子珀西瓦尔，担任财政大臣；巴瑟斯特出任商务大臣；特 
別是坎宁出任外交大臣，以及卡斯尔雷出任陆军大臣。然而由于 
人们不很了解这些人，所以他们的上台幷沒有引起人们注意。坎 
宁直到5月16日才任命莱维森-髙尔为新任驻俄大使。坎宁对 
普鲁士仍然心存疑虑，怀疑它想收回汉诺威以称霸北德 意志; 他认 
为，在汉诺威只不过是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取代拿破仑的军国主 
义，英国则二无所获。他所关心的主要是策动瑞典的古斯塔夫四世 
破坏他与法国在4月18日签定的停战协定。当夏季故役开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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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同盟各国对英国的愤懣达到了高峰。 

正値亚历山大枉费心机地等待着英国发动牵制攻击的时候， 
他自己不得不分调一部分兵力去攻打波斯，和继续进行他所不合 
时宜地发动的对土耳其的战爭。于是拿破仑抓住时机同沙 &的敌 
人搞好关系，因此欧洲的冲突便扩大到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就 
象在督政府时期一样。俄国将军米切尔森已占领了摩尔达维亚， 
幷未发一枪一弹就拿下了布加勒斯特；但是他的部分军队却被召 
回，因而他只好就此止步。虽然拿破念怂恿了塞利姆三世对俄宣 
战，但是鲁斯丘克的帕夏、统帅着多瑙河军队的“旗手”穆斯塔法到 
5月底仍按兵不动。塞尔维亚人的暴动因而便有着重大的意义， 
特別是他们在12月12日夺取了贝尔格莱德之后情况就更是如 
此。土耳其人答应了塞尔维亚人的一切要求，可是现在俄国代理 
246人的影响却占了上风。3月，帕夏苏莱曼及 其聿队 撤退时遭到屠 
杀，塞尔维亚的民众议会投票决定与沙皇结盟。拿破仑竭尽全力 
帮助土耳其苏丹;他与艾奥尼纳的帕夏阿里-泰布兰言归于好，幷 
诱使他进攻科孚岛和圣摩尔岛；马尔蒙将大炮和炮兵教官派往波 
斯尼亚的帕夏那里;一名军官去到在鲁斯丘克的帕夏那里,另一名 
去到在维丁刚刚去世的帕斯万 • 奥格卢的继任者那里。皇帝甚至 
还提出把达尔马提亚的军队派遣到多瑙河去。这一消息冒犯了穆 
斯林的威情,寒利姆本人也拒绝过于依赖法国； 3月间派到拿破企 
那里的使节沒有与他达成结盟的协议。5月末，俄军侵入了小瓦拉 
吉亚，以便援助塞尔维亚人，后者正取道克拉伊纳向多瑙河进军; 
但他们不得不急忙撤退，因为“旗手”穆斯塔法终于渡过了多瑙河。 
可是他幷沒有走很远。5月25日，土耳其近卫军步兵在君士坦丁 
堡叛变，他们杀死了大臣，废除了“新军”，废黜了塞利姆，由塞利姆 
的堂兄弟移斯塔法四世继位。“旗手”穆斯塔法撤退了，于是俄军 
得以同塞尔维亚人于7月 n 日在纳果廷城下会师。 



英国人在东方支援俄军，然而他们这样做有自己的打算。英 
国海军上将达克沃思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1798年的联盟幷对法 
国宣战，苏丹拒绝了英国的要求，达克沃思的舰队便于2月19日 
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幷于次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塞利姆的 
使者们敷衍拖延时间，以便让塞巴斯蒂亚尼组织 城防； 到26日，苏 
丹便抛下了假面具，达克沃思不得不于3月3日怆惶退出达达尼 
尔海峡，受到了一定损失。英国沒有坚持下去。其实英国无意为俄 
国利益出力；英国政府宁®重新占领埃及。自从法军离开埃及之 
后,土耳其苏丹一直沒有能在埃及恢复统治。马穆鲁克人打败了 
科斯勒夫帕夏，而在其首领穆罕默德•阿里率领下的阿尔巴尼亚 
军队则取得了独立。马穆鲁克人的分裂有利于穆罕默德 • 阿里： 
奥斯曼的別伊巴尔迪西结好于他；穆罕默德•埃尔-埃尔菲则 
和英国人勾上，而这两个马穆鲁克首领又都与法国领事德罗韦蒂 
勾结。最后于1804年穆罕默德 • 阿里将巴尔迪西驱逐出开罗，幷 
与土耳其人断绝了关系，还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这个国家的 
代理总督，1805年又迫使土耳其苏丹承认他为帕夏。英国在君士 
坦丁堡的干涉使得埃尔-埃尔菲替代了他，可是穆罕默德 • 阿里不 
肯 妥协; 后来这两个马穆鲁克首领相继去世，这就使得他能够为所 
欲为了。为这次失敗进行报复的达克沃思从西西里调来一支分遣 
队，在亚历山大港 登陆; 他们占领了罗塞塔，但很快就被穆罕默德* 
阿里所发动的一次袭击所打败。1807年4月22日，穆罕默德•阿 
里包围了亚历山大港，英军于9月15日签署了撤军协定。 

当时,英国人在波斯也遭到挫折。波斯王自1804年来就一直 
同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交战，1806年的一次失败使他失去了巴 
库和达格斯坦 t 波斯王同时向拿破仑和印度总督求援。法国派出 
代表去商谈结盟问题，接着，波斯使团到芬肯施泰因拜会了皇帝, 
5 月 7 日在那 里签定 了_ 项条约。法国祠意 将波斯 置于自己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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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之下，幷同意向波斯提供武器和教官；而波 知则答 应支援法国实 
行计划中的对印度的远征。5月10日，拿破仑给加尔达內将军发 
出了训令，派他出使德黑兰。 

总之，一切都变得对拿破金有利起来，然而，只有对俄国取得 
决定性胜利才能粉碎反法同盟。而本尼格森给拿破仑提供了这样 
一个机会。但泽和西里西亚(科塞尔除外)都已陷落，法军只要一发 
起进攻，科尼希斯贝克就会失守，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本尼格森试图 
以突袭来拯救这座域市,6月初，他贸然向帕萨尔格河挺进，以期击 
溃在帕萨尔格河右岸扎营的內伊。內伊从本尼格森的包围中逃脫 
出来，与达武在沿河一带会师，与此同时，其佘的法国大军于6月 
9日向俄军的右翼进攻，以便切断俄军与莱斯托克的二万四千名 
普军的联系。本尼格森然后退守海尔斯贝格，这是阿勒河上的一 
、个设防阵地。缪拉本应当把本尼格森围困在该地，以 保证法 军通过 
唯一可行的大路，可是他却于6月10日轻率地展开全面进攻，从 
而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损失约一万人，幷使本尼格森得以沿着阿 
勒河右岸撤退下来。拿破仑此时投入攻击正在向科尼希斯贝克撤 
退的普军。本尼格森想支援普军，发动袭击牵制法军 ' 月13日， 
他在弗里德兰渡过阿勒河。他可能就只想做这件事，因为当他在次 
日淸裊遇到拉纳的军团时，他#无意利用自己的优势兵力。这样他 
就给了皇帝充分的时间以便带领三个军团赶到战场。俄军的左翼 
在击退了內伊的两次猛攻之后终于被法军炮火突破。桥梁被焚 
毁，本尼格森部队被追赶到河里,损失了二万五千人。其残部在法 
军的追击下撤到提尔西特。俄国将领受到这一打击而惊惶失措， 
认为必须签订停战协定，亚历山大的使节于6月19日被派去要求 
248 签订停战协定。他们受到了友善的接待，幷于 6 月 21 日签署了协 
定。除此之外,迪罗克19日就向他们提出了签订和约的建议。 

拿破企需要 和平； 如果俄国继续抵杭，他就得渡过涅橐河；达 





就需要再次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而战爭 r 日持久会使奧国有机可 
乘。就亚 历山大 而言，他对各同盟国都有不满，也无意孤注一掷 
了。他的兄弟康斯坦丁是完全倾向媾和的，康斯坦丁的汇报无疑 
地说服了亚历山大•.在遭到入侵的情况下一切都可能 发生: 军队哗 
变、贵族谋叛、波兰各省暴动，或许农奴也要造反。亚历山大接着 
又会见了弗里德里希-威廉,6月22日哈登堡趁机提出了一个令 
人震惊的 建议： 已不复存在的普鲁士劝说沙皇改变他的全部政策， 
向拿破仑建议建立三国联盟，对英国作战，幷重绘欧洲地图;俄国 
和奥国将瓜分土耳其，幷与普鲁士一起放弃它们所占有的波兰领 
土;萨克森国王将入主华沙，而将自己的国土让给普鲁士。由此可 
见，正是普鲁士在引导沙皇与法国结盟幷与英国决裂。对英国十 
分恼怒的亚历山大欣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此外，哈登堡的计划 
将会再次把他与拿破企一起树为欧洲的调停人，就如同在1801年 
那样； 因为处在当时的情况下普鲁士几乎是无足轻重的。这恰恰 
符合于拿破仑的想法；他暂时放弃了征服俄国的念头，幷且打算让 
俄国代替普鲁士作为自己的盟国。这一建议于6月23日送到亚 
历山大手里，它触动了沙皇的虛荣心。他也许认为他能象捉弄许 
多別人一样诱惑拿破仑，因此提出举行一次私人会晤。这次会晤 
是于6月25日在涅曼河中间的一个木筏上举行的。在这里两位 
皇帝单独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们彼此说 
了些什么:这就是“提尔西特的秘密' 

实现和平与结成联盟幷沒有什么困难；但是还必须决定普鲁 
士的命运。拿破仑一分钟也沒有考虑过要承认普鲁士为第三方。 
他以蔑视的态度对待弗里德里希-威廉，幷且把他撂在一边。路易 
莎王后于7月6日前来拜会拿 破仑; 他很有礼貌地听她的谈话，但 
她却空手而归。已经原则上同意了哈登堡计划的亚历山大竭尽全 
力準护他的盟亥，但结果在结成联盟时却沒有让普鲁士参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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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会被斥责为背信弃义。他无疑地看出了拿破企是很固执不容 
249商量的，所以就附和了拿破金的主张。皇帝认为他是根据征服的 
权利占有普鲁士的，而且可以继续占有它；尽管如此，出于对沙皇 
的敬意，他愿意同普鲁士签订停战协定，幷归还其部分领土。拿破 
企想必是还用东方问题的前景来炫惑亚历山大，他们一旦使英国 
恢复理性，甚至在这以前，就将着手解决东方问题。总之，他使沙 
皇着迷。 

. 1807年7月7日于提尔西特签署的文件包括一项和约、某些 

秘密条款和一个盟约。7月9日又增加了一项与普鲁士签订的单 
独条约。俄国经过这场战爭毫无损失；相反地，普鲁士丧失了易北 
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如英国同意割让汉诺威给拿破企，则普鲁士还 
能重新获得三十万至四十万臣民。东弗里西亚群岛已经幷入荷兰， 
普鲁士在威斯特法利亚的领土巳划入贝格大公国。其余的领土 
-—明登、希尔德斯海姆、哈耳伯斯塔特、马格德堡——都与不伦 
瑞克、黑森-卡塞尔、汉诺威的一部分、奧斯纳布呂克和格廷根合幷 
组成了将由热罗姆统治的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拿破仑把汉诺威的 
其余部分与埃尔富特、哈瑙以及富耳达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普鲁 
士也放弃了它所瓜分的波兰各省,除了西普鲁士的一小块地方以 
外，达块地方是一边把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另一边把东普鲁士 
连接在一起的三十公里宽的地峡。被肢解切割剩下四个省份的普 
鲁士还给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但是7月12日所签署的条约又规 
定在付淸赔款以后，法国才从.普鲁士撤军。旣然沒有让沙皇作为 
一方参加签署这个条约，因此他就无权过问这个协定的实施，这样 
拿破企就暂时控制了整个普鲁士。 

法俄联盟前途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波兰各省，只有但泽问题 
已经解决，它现在是普鲁士领土上一个孤立的城市，变成一个自由 
市，但仍由法国将军拉普继续占领 9 不幸的是，恰恰是在波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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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提尔西特会谈的秘密至今仍被隐藏得深不可测。毫无疑问，拿 
破企很愿意与沙皇共同瓜分普鲁士;事实上，他已经建议俄国应该 
扩张到涅曼河。拿破企似乎要把他已征服的波兰各省送给沙皇，条 
件是让法国另占有西里西亚。这一建议遭到沙皇的拒绝，在原 
来普占波兰各省中，俄国只幷呑了比亚威斯托克省。假如拿破仑 
不要求西里西亚幷答应归还普鲁士在中德意志的领土，亚历山大 
也许会接受这一建议的。结果普鲁士的波兰各省被组成了一个华 
沙大公国。这种解决办法可能是沙皇本人作为一种暂时的妥协方 2 S 0 
案提出来的；或许又是拿破仑的主意；无论如何，这个有二百万人 
口的华沙大公国是被置于萨克森国王的统治之下了。皇帝于7月 
22日经过德累斯顿时，给波兰人硕布了一部宪法 a 象威斯特法利 
亚一样，这个新的大公国也加入了来因邦联，三万名法国士兵驻扎 
在那里。这样就重建了一个陂兰国家，只不过沒有用“波兰”的国 
名罢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法国反俄的前沿阵地而已，所以它一 
开始就在法俄联盟中埋下了解体的种子。 

在拿破企这样把大帝国扩展直到涅曼河时，亚历山大却在放 
弃保罗一世在地中海所取得的权益。他将科托尔和爱奧尼亚群岛 
割让给了法国，甚至还从不久前才占领的多瑙河两公国撤了出去， 

对撤出的条件只是在和约签订之前土耳其人不应重新占领这些公 
国，拿破金应在俄土之间充当调解者；如果土耳其苏丹在三个月之 
內拒绝签订和约的话，法国就将与俄国联合起来剝夺土耳其政府 
除鲁梅利亚之外的在欧洲的全部领地。至于英国，则由亚历山大出 
面调停，要求英国归还法国的殖民地，幷糸认海洋自由。如果调停 
失畋，法国就要采取措施，迫使瑞典、丹麦和葡萄牙加入大陆体 
系。这样一来，就无异于续订和扩大了 1801年的 协定； 沙皇就能 
够指望征服芬兰和土耳其；而拿破仑则可征服葡萄牙.同时还可组 
成一个禁止对英贸易的大陆联盟，普鲁士已经参加大陆封锁;被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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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的奥国也难以拒绝这样做。陷于法俄眹盟夹击之中的这两个 
德意志国家沦落到无能为力的地步，因此，也就不可能缔结任何反 
法同盟。 

因此，对拿破企来说，提尔西特和约是一个辉煌的成就，纵然 
只是一个暂时的成就。虽然亚历山大似乎是落入了拿破仑的圈套 
(而他却认为拿破企是处在他的支配之下），他的虛荣心和反复无 
常的性格肯定是不会让这种局面长期存在下去的。同一个在性格 
上不能平等待人的人合作，他是不会忠实地同他平分秋色一起统 
治欧洲的。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旣狡搰又诡诈，內心深处确实另有 
打算。即从一种险恶局面中毫无损伤地解脫出来，他推想,法国会 
比英国更乐意允许他掠夺瑞典和土耳其。同时，他仍完全有自由 
251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重新拿起武器。因此有人认为，是他欺骗了 
拿破企。 

完全不是这样。在提尔西特进行谈判时，拿破仑对梅內瓦尔说 
过,他决心不把君士坦丁堡交给俄国人•.“它就是世界的帝国”。在 
拿破企心目中，法俄联盟幷 不是建 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的，而是俄国 
纳入了他的体系，因而变为他的附庸国。他不可能不会想到，迟早 
有一天战爭将会再起，可是拿破企是个只顾眼前的人；他知道，他 
要重建军队、解除奥国的武装幷使西欧完全归于他的统治,就需要 
和平。法俄联盟就使得和平有了保证,至少在目前是如此；或许这 
个联盟甚至还会使他能征服英国。下一步如何，走着再瞧。如果俄 
国在英国失败之前发动战爭，那么他就将先征服俄国。但是，拿破 
仑只要有俄国的支持，那怕是暂时的支持，他就会赢得时间聚集他 
所需要的力量，以便打败亚历山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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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提要 > 

译者 说明： 勒费弗尔原著的参考书目附在各编、章、节标题下 
面，我们集中附在上、下卷书尾。原书所列书目极为丰富，我们只 
选录一部分重要的原始文献和史学名著，较多选录近年新的硏究 
成果，较少选录杂志论文。较多选录英、法文箸作，较少选录其他 
文字著作。专业读者如需参考原著全部书目，请査看原书。 

第一编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阅读本章及整个第一编时，请参看本丛书(《民族与文明 》) 前一卷及其参 
考书目： G. Lefebvre，La Revolution fransaise (1951, t. XIII de la 
collection “Peuples et Civilisations”)， 6%d. revue et mlse k jour par 
A. Soboul, 1968. 

有关本书所研究时期的世界通史著作，可选读下列 各书： rHistoire g6- 
n^rale du IVe si^cle k nos jours, publifee sous la direction d’E.Lavisse 
et A.Rambaud, t.IX(Paris, 1897); The Cambridge Modem History, t.IX 
(Cambridge, 1906); R.R.Palmer, A History of the Modem World (New 
York, 1950); Histoire g^n^rale des civilisations, sous la direction de 
M.Crouzet, t. V: Le XVIIIe sidcle. Revolution intellectuelle, technique 
et politique (1715 — 1875), par R,Mousnier et E.Labrousse, avec la col¬ 
laboration de M.Bouloiseau (Paris, 1953); Destins du Monde, sous la 
direction de L.Febvre et F.BraudelrLes bourgeois conqu^rants, par Ch. 
Moraz^ (Paris, 1957); F. Markham, Napoleon and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London, 1954). 

有关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史的著作，可选读下列各书 ：A. Thiers,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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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ire du Consulat et de rEmpire (Paris, 1845 — 1862, 20 vol.); G. Pari- 
set, Le Consulat et l’Empire (Paris, 1921), t.III de l’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publie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avec d’impor- 
tantes bibliographies; L^tude de Taine* formant la 3e partie des Ori- 
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 (Paris, 1891 — 1894, 2 vol.), est res- 
t6e inachevee ； L’Histoire du Consulat et de rEmpire, par L. Madelin, 
s’est achev^e avec la publication du t.XVI et dernier:Les Cent Jours. 
Waterloo (Paris, 1954). 


_、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L'expansion revolutionnaire de la 
France dans le monde, 1789 — 1799 (Paris, 1956, 2 vol .); 同一作者的 La 
contre-revolution. Doctrine et action, 1789 — 1804 (Paris ， 1961). 

二、 思想的冲突 

关于政治思想史可 选看： P.Janet,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morale (Paris, 1872, 2 vol.; 4 e 6d., 1913); 
G. Sabine,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London, 1937; 4th ed., 1948); 
J. Touchar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L. Bodin, P.Jeannin, G.Lavau 
et G. Sirinelli, Histoire des id6es politiques, t.II:Du XVIIIe si^cle a nos 
jours (Paris, 1959; coll. «Themis»); F.Ponteil，La pensee politique de- 
puis Montesquieu (Paris, 1960). 

三、 民族的觉醑 

F.Meinecke, Weltbu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Berlin, 1908; 4e 
6d” 1917 ); 同一 作者的 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 im XVIIIten und 
XIXten Jahrhundert (Berlin, 1927, 2 vol.); A. Soboul, De l’Ancien 
Regime k l’Empire:probl6me national et r6alit6s sociales, L'Information 
historique, 1960, nos. 2 et 3. 

第二章战争的后果与和平的条件 

全章的参考 书是： H. von Sybel, Geschichte der Revolutionszeit 

(Diisseldorf, 1859—1879, 5 vol.), 此书有法文 译本 ： Mile Dosquet, His¬ 
toire de 1’Europe pendant la Revolution fran^aise (Paris, 1869 一 1888, 
6 voL), 英文译本是： W. C. Perry,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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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ols.(Leipzig, 1867 — 1869); A. Sore], L 5 Europc et la Revolution fran- 
9 aise (Paris, 1885 — 1904, 8 vol.); Emile Bourgeois, Manuel historique 
de politique etrangere, t.II (Paris, 1900); H.Fugier, La Revolution 
fran^aise et l’Empire napol^onien (Paris 〔1954〕， t.IV de l’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cmationales, publide sous la direction de P. Renouvin); 
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 、大陆备国 

J.Streisand, Deutschland，1789 — 1815 (Berlin, 1959); Histoire de 
Russie’ publi6e sous la direction de Ch. Seignobos，P.Milioukov et 
L.Eisenmann, t.II (Paris, 1933); K.Waliszewski, Catherine II (Paris, 
1893); 同一作者的 Le fils de la grande Catherine; Paul Ier(Paris, 1912). 

二、英国的故争努力 

J.S.Watson, The Reign of George III, 1760 — 1815 (Oxford, 1960); 
J.DeschampSjEntre la guerre et la paix. Les lies bfitanniques et la Re¬ 
volution fran^aise, 1789—1804 (Bruxelles, 1949); J.Holland Rose,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res, 1911); G.P.Gooch,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1.1 (Cambridge, 1912); R.W.Seton-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 — 1914 (Cambridge, 1947); A.T.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Empire (Lon¬ 
dres, 1892, 2 vol.)； W James, The Nav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Lon¬ 
dres, 1824， 5 vol,:2e ed., 1886, 6 vol.)； J.Tramond, Manuel d’histoire 
maritim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a 1815 (Paris, 1916: derni^re ed., 
1^42). ， 


三、法国及其盟国 

关于执政府的历史，请看本丛书前一卷 La Revolution fran^aise, 第五 
编和第六编及其参考书目。 

关于政治制度可看： J.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evolution et rEmpire (Paris, 1951; de la coll.《Histoire des insti- 

tutions»). 关于经济史和社会史可看： H. See: Histoire dconomique de la 

France (Paris, 2 vol. 1939 — 1942); Ph. Sagnac, La legislation civile de 
\ • 

la Revolution fran^aise (Paris, 1898); G. Lefebvre, 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evolution fran^aise (Lille, 1924, 2 vol.; T 6d. Bari, 
1959). 同一著者的 £tude§ sur I 4 Revolution franpaise (Paris, 1954; 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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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d. 1963) 集中有关农民问题的论文。 E. Levasseur，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dres et de Industrie en France depuis 1789 jusqu’4 nos jours 
(Paris, 1862, 2 voL; 2 e 1903); L. Chevallier,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Paris, 1958). 此书叙述了巴黎工人的情况。 T.S.Ash- 
ton, La revolution industrielle, 1760 — 1830 (Paris, 1955 ). 关于合并到法 
国的各郡可看 H.Pirenne, Histoire de Belgique, t.V (Bruxelles, 1920);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新的参考书目是： P. G^rin, Bibliographic de Thistoire 
de Belgique, 1789 — 21 juillet 1831 (Louvain-Parls, I960 ). 关干法国的盟 
国，可看： L.Legrand, La Revolution fran^aise en Hollande (Paris, 
1894); A.Fugier, Napoleon et Pltalie (Paris, 1947); R.Her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in Spain (Princeton, 1958); A. Fugier, 
Napoleon et 1’Espagne (Paris, 1930, 2 vol.) t.I ， Introduction. 

四、封锇与中立国 

E.F.Hecksher,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xford, 1922); W.Freeman 
Galpin, The Grain Supply of England during the Napoleonic Period 
(New York, 1925); J.Holland Rose, British West-India Commerce as A 
Factor in the Napoleonic Wars, dans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t.III (1929), p. 34 ― 46; H.S.Commager, The Rise of American Repub¬ 
lic, t.I (New York, 1931; nov. 6d. 1939, 1942); S.M.Bemis，A Diplo¬ 
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36; nouv. 6d, 1946, 
1950). 


五、英国资本主义的力置与困准 

关于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可看： P.Mantoux, La revolution indus¬ 
trial en Angleterre (Paris, 1905; 2 e 6d. 1959 )， 第二版是原著者参照了 
Marjorie Vernon 的英译本 （ 1928 年）增订而改写的，并由 A.Bourde 补充 
了参考书目。 

T.S. Asht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1760 — 1830 (Oxford ， 1948) 
有法译本， 1955 年，巴黎•， T.S.Ashton,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The XVIII th Century (London, 1955); 关于英国所遭受的困难，过去史学家 
普遍认为只是对法战争的后果，而忽视英国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和英国与中 
立各国的冲突所起的作用，好象这两个因素没有起过对法国有利的作用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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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拿破仑•波拿巴登台 
_、法 国的独 裁统治 

A.Vandal, L’avdnement de Bonaparte, t.I: La genese du Consulat, 
Brumaire (Paris, 1903); A.Meynier, Les coups d'Etat du Directoire, 
t.III.'Le 18 brumaire an VIII (Paris, 1928). 

二、拿破仑 • 波拿巴 

关于波拿巴的早年看： F.Masson et G.Biagi, Napoleon inconnu 
(Paris, 1895); A.Chuquet, La jevmesse de Napoleon (Paris, 1897 — 1899, 
3 vol.). 要认识拿破仑，最好就是读他的通 信集 ： Correspondance de rem- 
pereur Napoleon I er (Paris, 1857—1869, 28 vol.), 1870 年续出的第 29 — 
32 卷是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 著作； 这部通信集是拿破仑三世命令编 * 的， 
但还没有全部出齐 I 以后私家编纂补充的主 要有 : L.Lecestre, Lettr^ ind- 
dites de Napoleon (Paris, 1897, 2 vol.); L. de Brotonne, Lettres in6- 
dites de Napo]6on I er (Paris, 1898 ) 和 Dernidres lettres in^dites de 

Napoleon (Paris, 1903); 法国参谋总部历史处出版了由 E.Picard 和 A. 
Tuetey 主编的 Correspondance inidite de Napoleon I er conserv6e aux 
Archives de la Guerre (Paris, 1912 一 1913, 4 vol.); A. Chuquet, Ordres 
et apostilles de Napoleon (Paris, 1911 一 1912, 4 vol .) •有关拿破仑的回忆 

录记述了他的一些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谈话；其中最可信的似乎是下列几 
种： A.C.Thibaudeau, Mdmoires sur le Consulat (Paris ， 1827); Chaptal ， 
Mes m6moires sur Napoleon (Paris, 1893); P.L.Roederer, Journal (Par- 
is, 1909); Memoires du comte de M^neval (Paris, 18^4,3 vol.) et du 

baron Fain (Paris, 1908) 此二人都曾是拿破仑的秘书； Mollien, Memoir¬ 
es (Paris, 1837， 4 vol.; Seditions en* 1847 et 1898, en 3 vol .)； Caulain- 
court, Memoires (Paris, 1933, 3 vol.). Les memoires de Madame de 
R6musat (Paris, 1879-1880, 3 vol.) 虽然名声很大，但却是恶意的而又不 
可信靠，新出的缩本 M6moires de Madame de R^musat, 1802 — 1808 
(Paris, 1957 ) 有 Ch. Kunstler 写的重要的批判性序冑。 Bourrienne, Bo¬ 
naparte intime, tir6 des «M6moires», par B.Melchior (Paris, 〔 1961 〕) 仍 
值得参考。 关于拿 破仑的传记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只举最著名的 一些 :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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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t Fournier, Napol6on I. Eine Biographic (Vienne et Leipzig, 1886— 
1889, 3 vol.; 2 e 6d. 1904—1906 )， 法译本 E.Jegle, Napoleon I er (Paris, 
1891—1892) 没有译完全书，英译本 1912 年在伦敦出版； J.Holland Rose, 
The Life of Napoleon I (London ， 1901， 2 vol.; ll e ^d. en un vol. 1929) 

〔汉 译本 : 罗斯 : 《 拿破仑一世传 》 ，商务印书馆， 1977 年，北京，上、下两華（据 

1913 年第六版译 )- 译者〕； P.Lanfrey, Histoire de Napoleon I er (Paris, 

1867-1875, 5 vol.) 写到 1810 年，虽很精辟，但乏善意。最近的一些传 记有 : 
fi.Driault, Napoleon le Grand (Paris, 1930, 3 vol.); Jacque Bainville, 
Napoleon (Paris, 1931); F.Kircheisen, Napoleon I (Stuttgart, 1927_ 

1929， 2 vol.), 法译本： J.Guidau, Napoleon. Une vie (Paris, 1934 ), 英译 
本 ： Napoleon (New York, 1932); E.Tail6，Napoleon (Paris, 1937 )， 
Ch. Steber 译自俄文，有 J.Coumos 的英 译本 ： Bonaparte (London, 1937) 

〔汉 译本 : 塔 尔列: 《拿破仑传商务印书馆， 1977 年，北京 —— 译者〕； J.M. 
Thompson, Napoleon, His Rise and Fall (Oxford, 1952); E.Tersen, Na¬ 
poleon (Paris, 1959). 德国作家 Emil Ludwig, Napoleon (1924) 有英、法 
等国文字译本，但是否能把这部精彩的、有名的心理分析论述归入历史著作 
之列，我们感到犹豫不决。关于法国的拿破仑史学史，看荷兰学者 P.Geyl, 
Napoleon voor an Iegen de France Geschiedschrgving (Utrecht, 1946), 
英译本： Napoleon,for and against. London, 1949; 关于英国的拿破仑史 
学史，看德国学者 W.Moilahn, Napoleon in der englischen Geschichtss- 
chreibung von den Zeitgenossen bis sur Gegenwart (Berlin, 1937). 

第二编内安法国外和欧洲 

第一車法国独裁体制的组成 

全章参考书首先要着重介绍 F.tCircheisen, Bibliographic napoltonien- 
ne (Berlin, 1902; 2 e 6d. cn 2 vol. ， 1908—1912), 全书尚未完成。仍看第 

一编关于法国史和拿破仑传记的参考书。关于执政府， 増看： A.Aulard, 
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evolution franpaise (Paris, 1901; 5 e 6d. 1921) 

的第四编。关于共和八年宪法的准备工作， J.Bourdon 如博 士论文 La 
Constitution de Tan VIII (Rodez, 1941) 提出了一些新文献和一些新见解。 
对于宪法的研究，增看 M.Deslandres, Histoire constitutionnelle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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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de 1789 h 1870 ， t.I er (Paris, 1932); M.Duverger, Constitutions 
ct documents politiques (Paris, 1957; coll. «TMmis »). 关于波拿巴的合 
作者的传记选看： F.Papillard, Cambac^r^s (Paris, 1961); L.Madelin, 
Fouchc (Paris, 1901, 2 voL ), 富歇的回忆录也由同一作者整理并加注释在 
1 対 5 年 出版 ; G.Lacour-Gayet，Talleyrand (Paris, 1930—1934, 3 vol .) 看 

前两卷； E.Tarld, Talleyrand (Moscow, 1958) 译自俄文原著； J.Pigerire, 
La vie et 1'oeuvre de Chaptal (Paris, 1931). 


第二章欧洲和平的实现 


全章参考书同第一编第二章。 

关于历次战役的通史有 ： Colonel E.Bourdeau, Campagnes modemes, 
1792 — 1815 (Paris, 1912 — 1921. 2 vol.) 附有地图 ； general Descoins, 
^tude synth^tique des principales campagnes modernes (Paris, 1901; 7 e 
丢 d. refondue, avec croquis, par le general Chanoine, 1928 ). 关于意大利 
战役，法国参谋总部历史处出版有 capitaine de Cugnac, La campagne de 
rarm6e de reserve en 1800 (Paris, 1900—1901, 2 vol .)， 同一作者加以缩 
写为 La campagne de Marengo (Paris, 1904). 关于德意志战役，法国参 
谋总部历史处出版有总题为 La campagne de 1800 en Allemagne 的三部 
著作 q 至于拿破仑本人如何论述这些战役： M. Reinhard, L’historiogra- 
phie militaire officielle sous Napoleon I er . Etude d'une origine mecon- 
nue de la l^gende napol^onnienne, 发表在 《Revue historique» t.CXCVI 
(1946) p. 165 — 184. 关于武装中立联盟 参看： J.B.Scott，Armed Neutra¬ 
lities of 1780 and 1800 (New York ， 1908). 关于亚眠和约，增看 M. Phi- 
lippson. La paix d’Amiens ， 发表在 《Revue historique», t.LXXV(1901), 
p.236—318 et t.LXXVI (1901), p.48—78. 

第三章波拿巴就任终身执政 

关于共和九年的危机，除了第一编第一章引过的 J.Godechot，La contre- 
revolution 夕卜，增看 R. Cobb, Note sur la repression contre le personnel 
sansculotte de 1795 h 1801 ，发表在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 
lution fran 9 aise» 1954 ， p. 23 — 49. 关于教务专约，看 A. Debidour, His- 
toire des rapports de rfiglise et de l’£tat en France de 1789 k 1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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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1898); A.Latreille, L'figlise catholique et la Revolution fran- 
?aisc, t.II: L’fcre napol^onnienne et 3a crisc europcenne, 1800 一 1815 
(Paris, 1950 ). 主要的著作是 Boulcy de la Meurtre, Documents sur la 
n^gociation du Concordat ct sur les autres rapports de la France avec 
le Saint-Si6ge (Paris, 1891 — 1905, 6 vol .) 和同一作者的 Histoire de la 
n^gociation du Concordat (Paris, 1920). 关于民法典，选看 Ph. Sagnac, 
Le Code civil, livre du centenaire (Paris, 1904); M.Garaud, Histoire 
gen^rale du droit pri\6 fran^ais (de 1789 k 1804), t. I: La Revolution 
et r^galit^ civile (Paris, 1953; avant-propos de G.Lefebvre), t.II: La 
Revolution et la propri6t6 fonci^re (Paris, 1959). 


第三编提尔西特条约前 
帝国的对外征服 

全编参考书见 159-160 页注。 


第一章法国和 英国： 战端重启 

除第二编第二章已引的 M.Philippson 的文章以外，补充 H.Beeley 的 
重要文章 A Projet of Alliance with Russia in 1802, 发表在 《The Eng¬ 
lish Historical Reviews, 1934, pp. 497 — 401. 关于经济情况，看 F.Crou- 
zet, Les consequences ^conomiques de la Revolution. Un in6dit de Sir 
Francis d’lvemois ， 发表在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aise», 1962, p. 183 — 217 et p. 336 一 362 ( 这篇文章首次发表 T Francis 
d’lvernois 在 1802 年起草的一份备忘录 《 论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商务条约 
的利弊 Documents sur 1’ 名 tat de I*industrie et du commerce de Par¬ 
is et du departement de la Seine (1778 — 1810), publies avec line 6tude- 
sur les essais d’industrialisation de Paris sous la Revolution et l’fim- 
pire, par E. Gille (Paris, 1963). 关于殖民政策看： J.Saintoyant, La colo 
nisation frangaise pendant 3a periode napoI6oniemie (Paris, 1931); colo¬ 
nel Nemours,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guerre dMnd^pendance de Saint- 
Dominque (Paris, 1925—1928, 2 vol ); 同一著者的 Histoire de la capti¬ 
vity et de la mort de Toussaint-Louverture (Paris, 1929); E.D.Charlier, 
Apergu sur la formation historique de la nation haitienne (Por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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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 1954); A.C^saire, Toussaint-Louverture. La Revolution fran^aise 
et le probteme colonial (Paris, 1960; coll.《Portraits de rHistoire», 

n°26). 关于入侵英国的计划和特拉发加海战，除了第一编第二章已引的 J. 
Holland Rose 和 J.Tramond 两书外，增看 A.Thomazi, Trafalgar (Par¬ 
is, 1932 ); 同一著者的 Napol6on et ses marins (Paris, 1950); P.Mac- 
kesy. The War in the Mediterranean (London, 1957). 关于封锁，除了第 
一编第二章第四节所引各书外，增看 A.Stephen, War in Disguise or The 
Fraud of Neutral Flags (London, 1805; re6dit^ en 1917 ) 和 F. Oouzet, 
L*6conomie britannique et le blocus continental, 1806—1813 (Paris ， 1958, 

2 voL) 的第一卷。关于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起源，除了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和 
本编全编参考书以外，增 看： A.Biyant, Years of Victory, 1«02—1812 
(London, 1944); J.Holland Rose, Select Dispatches Relating to the For¬ 
mation of The Third Coalition Against France (London, 1904 ). 有关俄 
国史和亚历山大一世的传记看： grand-due Mikhailovitch, L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et de la France d’apr6s les rapports des ambassadeurs 
d'Alexandre I er et de Napoleon I er (Petersbourg, 1905, 6 ve !.)； 同一著 
者的 Le tsar Alexandre I er (Paris, 1931 ), 是由 la baronne Wrangel 译 
成法文的 》 K.Waliszewski, Le r^gne d'Alexandre I er (Paris, 1923—1925, 

3 vol .)； N.Brian-Chaninov, Alexandre I er (Paris, 1934); L.Czartoryski, 
Alexandre I er ct le prince Czartoryski. Correspondance particulidre et 
conversations, avec introduction de Ch. de Mazade (Paris, 〔 1905〕); 
Ntemoires et correspondances du prince Czartoryski avec l’empereur 
Alexandre I er , publics de Ch. de Mazade (Paris, 1887). 关于东方 政策： 
B.MouraviefF, L’alliance russo-turque au milieu des guerres napol^- 
oniennes (Neuchatel, 1954); V.J.Purgear, Napoleon and the Dardanelle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1); G.Lebel, La France et les princi- 
paut6s danubiennesfdu XVI e si^cle k la chute de Napol6on I er ) (Paris, 
1955;《Publication de la Faculty des Lettres d*Alger», t.XXVII). 

第二章拿破仑的军队 


全章参考书是： J.Morvan, Le soldat imperial (Paris, 1904—1907, 
2 vol.); P.Cantal, Etudes sur l'arm^e r^volutionnaire (Paris, 〔 1907 〕） 是 

in 



— 部很有启发性的书。主要的工具书是： G.Six, Dictionnaire biographi- 
que des generaux et amiraux frangais de la Revolution et de rEmpire, 
1792 — 1814 (Paris, 1934 — 1935, 2 vol .)； 同一著者的 Lcs generaux de la 
Revolution et de TEmpire (Paris, 1947). 有关历次战役的著作中， 选看 : 
A.Meymcr, Levies et pertes d，hommes sous le Consulat et rEmpire, 
发表在 «Revue des 6tudes napol6oniennes» t.XXX (1930) p.26 一 51 ; 这 
篇文章经过修改补充，印成单册改名为 ： Une erreur historique. Les morts 
de la Grande Arm6e et des armies ennemies (Paris 〔 1934 〕， 34p .) •有 
关拿破仑的军事思想 选看： lieut.~colonel J.Colin, Napoleon I er (Paris, 
1914); H.Delbruck, Geschichite der Kriegskunst im Rahtnen der poli- 
tischen Geschite, t. IV (Berlin, 1920); E.G. Leonard, L^rmee et ses pro- 
bldmes au XVIII e siecle (Paris, 1958); R.S.Quitnby, The Background 
of Napoleonic Warfare. The Theory of Military Tactics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New York, 1957 ) 是较为简明扼要的 


第三章大帝国的建立 

本章仍看全编参考书和上引拿破仑和塔列朗的各种传记。关干神圣罗 
马帝国末日的官方文件见 E.Walder, Das Ende des Alten Reiches (Berne, 
1948); J.E.Arenberg, Les princes du Saint-Empire h I^poque napo- 
Ifeoniennc (Louvain, 1951 ), 此书的价值在于有各王侯的名单及其统计数 
字，尤其是关于各 “ 间接附庸 ” 的统计。关于 1806—1807 年德意志战役，看法 
国参谋总部出版的 ： commandant P.Foucart, Campagne de Prusse, 1806 
(Paris, 1890) 和同一著者的 Kna (Paris, 1887); 普鲁士参谋总部出版的 O. 
von Lettow-Vorbeck, Der Krieg von 1806—1807 (Berlin, 1891 — 1896, 
4 vol.). 关于波兰问題，看 M.Handelsman, Napoleon et la Pologne, 1806 — 
1807 (Paris, 1909); 1964 年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 
^aise» 出版一期专号 La Pologne, du sidcle des Lumi^res au duch€ de 
Varsovie . 关于外交方面看 H.Butterfield, The peace tactics of Napoleon 
I ， 1S06-1808 (Cambridge, 1929), 此书是研究提尔西特和约的最新论述， 
但还要看 A.Vandal, NapoMon I er et Alexandre I er (Paris, 1891 — 1896, 
3 vol.) 的第一卷。 



